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2�3�4���5
�6 �7 �� �8 �9 �: � �) �8 �� �; �� � �! �" � �# �< �= �> �= �? �9
�@�> �A� �B�C�D�E�F �G�H�I �J �+ �; �K�L �B�M�N�D�O�P

�Q�R�S���T �U

�����������5�V�V�W�����X�����Y�V�-�Z�X�-�0�Z�-�2�V�-�[�2�Z�3�0�Z

�\ �] �� �� �^ �� �� �� �� �S���/�Z�-�[�S���_ �` �a �b �� �c �� �d �S���e �f �_ �`
�g �8 �
 �h �i �^
�j �k �M�l �^ �m�f �? �n � �= �o �p �q



アイソタイプからピクトグラムへ（1925-1976）
̶オットー・ノイラートのアイソタイプと

ルドルフ・モドレイによる図記号標準化への影響に関する研究̶

From Isotype to pictogram (1925-1976):
a study on Otto Neurath’s Isotype and its e�ect on  

Rudolf Modley’s contribution to graphic symbol standardisation

伊原久裕
H i s a y a s u  I h a r a

2014年 5月





iii

6. 『社会と経済』出版以降の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 ………………………………… 65
7. 結び ………………………………………………………………………………………… 69

註 ……………………………………………………………………………………………… 70

第 3章　《新時代》展構想と CIAM第 4回国際会議へのノイラートの関与 ………………… 72
1. 《 新時代》展構想 ………………………………………………………………………… 72

1.1. エルンスト・イェックの構想 ……………………………………………………… 73
1.2. ノイラートの構想 …………………………………………………………………… 75
1.3. 論争 …………………………………………………………………………………… 79
1.4. 小結 …………………………………………………………………………………… 82

2. CIAM第 4回国際会議におけるノイラート̶専門家と公衆のはざま ……………… 83
2.1. CIAM 建築家たちとの接触 ………………………………………………………… 83
2.2. ノイラートの講演 …………………………………………………………………… 84
2.3. 不協和な帰結 ………………………………………………………………………… 86

3. 結び ………………………………………………………………………………………… 90

註 ……………………………………………………………………………………………… 91

第 4章　アメリカ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ノイラートとモドレイ …………………………… 93
1. 接触のはじまり  ………………………………………………………………………… 93
2. 最初の渡米 ………………………………………………………………………………… 96
3. ルドルフ・モドレイ  …………………………………………………………………… 97
4. 視覚教育研究所設立委員会 …………………………………………………………… 100
5. ピクトリアル統計社 …………………………………………………………………… 106
6. ノイラートのアメリカへの再訪問 …………………………………………………… 109
7. シンボルの標準化 ……………………………………………………………………… 116
8.  アイソタイプの「模倣」の問題 …………………………………………………… 119
9. ノイラートとモドレイ ………………………………………………………………… 125
10. 結び ……………………………………………………………………………………… 126

註 …………………………………………………………………………………………… 127

第 5章　オランダからイギリスへ̶アイソタイプの拡張 …………………………………… 135
1. オランダ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 ……………………………………………………… 135

1.1. 『国際図像言語』 …………………………………………………………………… 136
1.2. 展示デザインの探究 ……………………………………………………………… 139

2.  アイソタイプ研究所 ………………………………………………………………… 143
2.1. アドプリント社のためのチャートデザイン …………………………………… 144
2.2. アニメーション …………………………………………………………………… 144
2.3. 視覚教育 …………………………………………………………………………… 145
2.4. 『絵とき人類史』 …………………………………………………………………… 146

3. 結び ……………………………………………………………………………………… 147

註 …………………………………………………………………………………………… 148



iv

第 6章　アイソタイプの独自性̶表現形式・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視覚事典 …… 150
1. アイソタイプの表現形式 ……………………………………………………………… 151

1.1. 「言語」の体系か？ ……………………………………………………………… 151
1.2. 三つの表現形式から見た規則の働き …………………………………………… 153
1.3. アイソタイプの表現形式の相互依存性と限定性 ……………………………… 165

2. 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 …………………………………………………………… 166
2.1. 識別化 ……………………………………………………………………………… 167
2.2. 魅力の創出 ………………………………………………………………………… 169
2.3. 視覚的論証の方法 ………………………………………………………………… 171
2.4. 専門的技法としての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 ……………………………… 175

3.  「ビジュアル・センター」としての視覚事典 ……………………………………… 176
4. 結び ……………………………………………………………………………………… 178

註 …………………………………………………………………………………………… 179

第 7章　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1920年代～ 50年代における日本 ………………………… 182
1. アイソタイプの紹介のはじまり̶戦前～戦中 ……………………………………… 182

1.1. 図像統計 …………………………………………………………………………… 182
1.2. 博物館教育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への注目 …………………………………… 184
1.3. デザイン領域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の紹介 …………………………………… 185
1.4. 戦時中（1941-1945） ……………………………………………………………… 186

2. 戦後民主主義と歴史教育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 …………………………………… 188
2.1. 『思想の科学』 ……………………………………………………………………… 188
2.2. 吉田悟郎と歴史教育における展開 ……………………………………………… 190

3. 1950年代のデザイン領域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 ………………………………… 194
4. 結び ……………………………………………………………………………………… 195

註 …………………………………………………………………………………………… 196

第 8章　モドレイのシンボル辞典プロジェクト ……………………………………………… 198
1. 1937年以降のモドレイの活動 ……………………………………………………… 199

1.1. 図像統計事業の拡大と新しい試み ……………………………………………… 199
1.2. 教材への応用 ……………………………………………………………………… 202
1.3. ビジネス分野への拡大と撤退 …………………………………………………… 204

2. シンボル辞典プロジェクト …………………………………………………………… 207
2.1. アメリカ現用グラフィック・シンボル辞典プロジェクト …………………… 208
2.2. ヘンリー ･ドレイファス，マリー ･ノイラートとのプロジェクト ………… 209
2.3. ハーマン ･ワイズマンらとのプロジェクト …………………………………… 212
2.4. 「シンボロジー」の科学 ………………………………………………………… 213

3. 結び ……………………………………………………………………………………… 214

註 …………………………………………………………………………………………… 215



v

第 9章　図記号標準化とアイソタイプ ………………………………………………………… 217
1. グリフス社のプロジェクト …………………………………………………………… 218

1.1. グリフス社の結成 ………………………………………………………………… 218
1.2. ICBLBと ICOGRADA …………………………………………………………… 220
1.3. チャールズ・K・ブリス ………………………………………………………… 223
1.4. 展覧会企画 ………………………………………………………………………… 225
1.5. ヘンリー・ドレイファスのシンボル辞典プロジェクトへの協力 …………… 227
1.6. シンボル・アーカイブ・プロジェクト ………………………………………… 229

2. 日本の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ン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 ……………………… 231
2.1. 日本の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ンの新しい傾向 …………………………………… 231
2.2. 第 11回日本宣伝美術展 ………………………………………………………… 235
2.3. 山下芳郎とオリンピック東京大会のピクトグラムデザイン ………………… 240

3. 勝見勝とモドレイ ……………………………………………………………………… 244
3.1. 勝見の国際的活動 ………………………………………………………………… 244
3.2. 勝見とモドレイの連携 …………………………………………………………… 250

4. アイソタイプの歴史化 ………………………………………………………………… 251
5. 1970年代のモドレイ ………………………………………………………………… 252

5.1. モドレイの ISO／ ANSIへの参画 ……………………………………………… 252
5.2. 『ピクトリアル・シンボル・ハンドブック』̶モドレイの最後の仕事 …… 254

6. 結び ……………………………………………………………………………………… 257
6.1. 1960年代前半の日本の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ン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の役割 257
6.2. 勝見とアイソタイプ ……………………………………………………………… 257
6.3. 1960年代以降のモドレイ ……………………………………………………… 257

註 …………………………………………………………………………………………… 259

結論………………………………………………………………………………………………… 263
1. アイソタイプの展開とアイソタイプの独自性 ……………………………………… 263
2. 図記号標準化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 ………………………………………… 265
3. 課題 ……………………………………………………………………………………… 267

3.1. アイソタイプの展開に関する課題 ……………………………………………… 267
3.2. 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に関する課題 ……………………………………………… 268

註 …………………………………………………………………………………………… 269

謝辞………………………………………………………………………………………………… 270

付録………………………………………………………………………………………………… 272

文献史料…………………………………………………………………………………………… 275





序　｜　7

アイソタイプの先行研究には，ノイラートの多面的な思想のある部分をそれぞれの

専門領域に引き寄せたうえで，それとの関連からアイソタイプを扱うものが一般的で

ある。たとえば，建築史家ナダール ･ボソーギアン（Nader Vossoughian） の『オットー・

ノイラート，グローバルポリスの言語』(2007)は近年のその典型事例である。彼の研

究は，都市計画の分野からノイラートの活動に焦点を当てた研究であるが，ノイラー

トの社会科学思想を中心として論じ，その関連からアイソタイプによる視覚教育活動

が扱われている。こうした研究は，アイソタイプが単なるピクトグラムやグラフィッ

クデザインの仕事の範囲を超えて，思想家としてのノイラートのユートピア的な社会

構想を実現するための重要な手段のひとつであったことを改めて認識させてくれる。

その一方で，こうした論考を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ンの立場から検証すると，ロビン ･

キンロス（Robin Kinross）が批判しているように，視覚的技法としてのアイソタイプ

についての具体的な考察がおろそかになりがちな問題がつきまとう 3。グラフィック

デザイン史の枠組みでアイソタイプを論じる本研究では，ノイラートの多様な活動と

思想をある程度視野に入れつつも，視覚的技法としてのアイソタイプの展開を議論の

中心に位置づける 4。

本研究に限らず，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ンの立場からアイソタイプを扱う研究におい

て参照すべきもっとも基本的な文献は，ロビン ･キンロスの未刊行の修士論文『オッ

トー ･ノイラートの視覚伝達への寄与：アイソタイプの歴史・グラフィック言語・

理論 “Otto Neurath’ s contribution to visual communication (1925-45): the history, graphic 

language, and theory of Isotype”』（1979）であり 5，レディング大学タイポグラフィ＆

グラフィッ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科が所蔵するアイソタイプ・コレクションの資料

に基づいて，ノイラートの活動の経歴を俯瞰しつつ，視覚的技法としてのアイソタイ

プの表現形式の発展過程が詳細に分析されている 6。キンロスは豊富な事例の比較分

析によってアイソタイプのグラフィックのルールの生成過程を詳細に記述しており，

アイソタイプがルールに準拠した合理的な技法であると同時に，ルール化できない経

験的応用の側面を多く含んだ独創的なグラフィックの体系だったことを説得的に論証

している 7。このことはまた，ノイラート自身がアイソタイプを専門家が制作する専

門的な技法であることをしばしば強調していたことからも確認できる。

しかし，その一方でノイラートが「国際図像言語」としてアイソタイプの普遍的性

格を主張し，多くの組織や個人によるアイソタイプによる視覚教育事業の受け入れを

望んでいた事実がある。ノイラートはアイソタイプの専門性を強調する一方で，その

普遍的性格もアピールしていたのである。ピクトグラムの国際的標準化が課題となっ

た時代にアイソタイプはピクトグラムの先駆として注目を集めたが，このような評価

はあきらかに後者の見方，すなわち国際的標準化を目指す普遍的な試みとしてアイソ

タイプを捉える見方に基づいている。そしてこれは，おそらく今日でも一般的なア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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ソタイプの見方であろう。

アイソタイプに関する以上のふたつの見方は，アイソタイプは国際的な体系なのか，

それとも特殊な技法なのかという問いとして，クリストファー ･バーク（Christopher 

Burke）によっても提起されている 8。しかし，これは単純に白黒を付けられる問題

ではなく，アイソタイプの体系の全体像，制作における考え方，利用法，普及方法な

ど，さまざまな側面の検証によって答えるべき問題である。本研究もこのような問題

意識を基本的には出発点としている。

1. 研究の目的と特色
アイソタイプの国際的な体系としての側面を強調するのか，その技法としての独自

性を強調するのかによって論述の方針は変わってくる。本論文では，先述したキンロ

スの立場と同様にアイソタイプの技法としての独自性を強調する立場に立ち，アイソ

タイプの展開の過程と具体的な体系の仕組みを論じることによって，その独自性をあ

きらかにすることが第一の目的である。またこのことと関連して問題となるのが，ア

イソタイプと 1960年代以降に興隆した国際的標準化を目指した図記号の動向とのつ

ながりである。なぜならアイソタイプが独自の体系であるとすれば，どのようにして

アイソタイプが国際的標準化という理念に結びついたのかが問題となるからである。

図記号標準化の動向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の具体的あり方とそれが果たした役

割をあきらかにすることが，本研究の第二の目的である。

1.1. アイソタイプの展開
アイソタイプの展開については，1925年のアイソタイプの誕生から 1945年までの

間のアイソタイプの展開をほぼ時系列に沿って論述するが，本研究では，特にアイソ

タイプが体系としてほぼ成立した 1929年以降の普及に関わる活動に重点を置く。す

なわち，ドイツ工作連盟主催の《新時代》展構想や CIAM第４回国際会議における

都市分析図のための提案，さらに 1933年以降のアメリカへの進出を取り上げ，アイ

ソタイプの普及に際して生じた問題に焦点を当てて考察を進める。このうち本論文の

特色となっているのが，アイソタイプのアメリカへの進出に際して無視できない活動

を行った人物であるルドルフ ･モドレイへの着目である。

モドレイは，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に勤務した経験を持ち，1930年にアメリカ

に移住後，独自の活動を行った人物である。その結果彼はノイラートの活動と競合し，

ノイラートから「模倣者」として批判を受けることになるが，モドレイは逆にアイソ

タイプの独占的性格を批判し，ピクトグラムの共有化と標準化の問題を提起している。

こうしたモドレイとノイラートの両者の活動の交差を追うことによって，アイソタイ

プの独自の性格を浮き彫りにすることを目指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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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イソタイプの普及活動をめぐる以上の一連の検討を踏まえて，アイソタイプの形

式的な分析を行い，表現形式，制作方法，そして供給の三つの観点からアイソタイプ

を捉え直し，アイソタイプを普遍的な「国際図像言語」と捉える従来の単純な見方と

は異なる技法としての独自性を強調する見方を提起する。

1.2. 図記号標準化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
もう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図記号標準化の動向に対する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について

は，従来の文献の不備をまず指摘してお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1960年代以降の国際

的普及を目指すピクトグラムのデザインの実践に，アイソタイプが直接的な影響を与

えたとする指摘がしばしばなされてきた 9。直接的というのは，ピクトグラムのデザ

インに関与したこの時期のデザイナーたちが，アイソタイプを直接参照したという意

味である。しかし，こうした主張には実証的な根拠がなく，その主張を否定する研究

も近年現れており 10，「影響」についてのより具体的な検証が必要とされている。

本研究は，モドレイの戦後の活動を追跡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この課題に取り組む。図

記号標準化への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を考えるうえで，モドレイは最重要の存在である。

なぜなら，1930年代にアイソタイプの独占的性格を批判し，ピクトグラムの共有化

と標準化という課題を提起したモドレイは，1960年代以降の図記号標準化の動向に

際してはその一躍を担うことで，まさにこの目標の実現に向かった人物と見なすこと

ができるからである。

なお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については，モドレイのみならず日本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

プの影響についても合わせて論じる。オリンピック東京大会のピクトグラムのデザイ

ンの実現によって，日本の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ンが，図記号標準化の動向の一躍を担っ

たことはよく知られているものの，こうした仕事に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があったかど

うかについては未検討の課題であった。またモドレイが 1970年の来日以降，勝見勝

と協力して活動しており，両者が深い関係にあったことも，日本を含めて論じる理由

のひとつである。

2. 構成
本論文の本論は 9章から構成されており，大きくは 2部に分かれている。次頁の図

のように，第 1章から 6章まではアイソタイプの展開について，第 7章から 9章まで

は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について論じる。

第 1章では「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の発展を描く。まず，考案者であるノイラート

の経歴についてふれ，ウィーン ･メソッドを生み出す母体となったウィーン社会経済

博物館設立の動機を確認する。次に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におけるウィーン・メソッ

ドの展開を，設立時の構想，デザインの発展，展示構成，主題の変遷の観点から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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する。本章の要点のひとつは，展示構成と主題に関わる当初の構想がどこまで実現さ

れたのかを検証することにあり，この議論と平行してデザインの発展の過程をあきら

かにする。

第２章では，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の体系としての確立に決定的な役割を果たしたア

トラス『社会と経済』の成立過程について考察する。アトラス『社会と経済』は，ウィー

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 9年あまりにわたる活動の節目となる重要な仕事であった。アト

ラスの制作を通して，シンボル，色彩，書体，地図，フォーマットなど多岐にわたっ

てアイソタイプの体系が検討された。さらに，このアトラスの制作の途上で重要な人

物ポール ･オトレ（Paul Otlet, 1868-1944）と出会い，オトレの普遍文化アトラスのプ

ロジェクトに協力することになる。本章では内容とデザインの面からウィーン ･メ

ソッドの体系としての成立を確認し，その後の国際的活動の端緒としてオトレとの共

同プロジェクトを位置づける。

第 3章は，そうして出来上がったウィーン ･メソッドの体系を基本として，普及に

乗り出すノイラートの活動を追う。ノイラートはこの時期，相次いでデザインや建

築の関係者と接し，いくつかのプロジェクトに関与することで，アイソタイプのプロ

モーションを積極的に行う。本章ではそうした活動の代表として，ドイツ工作連盟が

構想した展覧会《新時代》展構想へのノイラートの協力，ならびに CIAM（近代建築

国際会議）第 4回国際会議における都市分析図作成へのノイラートの協力を取り上げ

る。それによって，ノイラートのアイソタイプの普及活動の特徴と問題点を指摘する。

第 4章では，アメリカへのアイソタイプの展開を，ルドルフ ･モドレイとの関係を

中心に考察する。ノイラートと彼の支援者の普及活動の努力にも関わらず，アイソ

タイプのアメリカへの普及は成功しなかった。支援者たちは，その原因のひとつをア

イソタイプの「摸倣」の流行に求めた。この問題をめぐって独自の論点を示したのが，

モドレイであった。本章ではモドレイとノイラートのピクトグラムの標準化に関する

主張の違いに着目し，ノイラートのアイソタイプに関する考え方の独自性と問題点を

アメリカ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 アメリカ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

オランダとイギリスにおける
アイソタイプの活動

アイソタイプの独自性の検証

ドイツ工作連盟と CIAM国際会議

ルドルフ･モドレイの活動

日本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

1960 年代以降の図記号標準化とアイソタイプ

アトラス：体系としてのアイソタイプの完成

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における視覚教育の展開

モドレイへの着目

発展

普及

拡張

第 1 章

展開

影響

第２章

第 3 章

第４章 第４章

第６章

第 7 章

第 8 章

第 9 章

第５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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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唆する一方で，モドレイのその後の図記号標準化の活動の端緒となった彼のノイ

ラートに対する批判の論点をあきらかにする。

第 5章では，オランダとイギリス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の展開を要約する。この時

期には，アイソタイプのさまざまな実験的試みが行われている。オランダ時代の代表

は，アイソタイプに関する主著『国際図像言語』の出版であり，イギリスでの活動に

おいては，アニメーションと子供向けの歴史教育のための絵本の制作であった。これ

らの考察を通じてアイソタイプの射程の広さを検証する。

第 6章では，第 1章から第 5章までの考察を踏まえて，アイソタイプの体系として

の独自性について検討する。アイソタイプは普遍的な体系である以上に，独自の体系

であるとする仮説をたて，その内容を表現形式，用法，普及方法の三つの側面から総

合的に考察する。

第 7章では，1930年代から 50年代までの日本へのアイソタイプの波及状況を調査

する。これまで指摘されることのなかった戦前の小池新二によるアイソタイプ紹介の

事実，戦後の『思想の科学』誌と，日本評論社によるアイソタイプ科学絵本の翻訳出

版などを取り上げ，欧米とは異なる日本独自のアイソタイプへの関心のあり方とその

変遷について論じる。

第 8章はアメリカにおけるルドルフ・モドレイの戦後の活動を追跡する。1930年

代の彼はノイラートを批判し，図像統計の基本要素であるピクトグラムの標準化の問

題に着目した。この課題に対するモドレイの具体的な取り組みとして「シンボル辞典」

計画を取り上げ，この課題に対する彼の考え方がどのように変遷していったかを論じ

る。

第 9章では，1960年代以降に欧米と日本で高まる図記号標準化の運動においてア

イソタイプの遺産が果たした役割について，モドレイの活動とともに，日本のグラ

フィックデザイナーたちと勝見勝の活動を平行して取り上げ，論証を試みる。

最終章の結論では，以上の論証によってあきらかとなった，アイソタイプの独自性

と影響についての知見をまとめ，最後に研究で残された課題について述べる。

3. 用語法と翻訳語
１）「アイソタイプ」（Isotype）と「ウィーン ･メソッド」（（Wiener Methode）
「アイソタイプ」という名称が考案されたのは，1935年頃であり，それ以前は「ウィー

ン・メソッド」と呼ばれていた。論述の対象となる年代に即して両者の用語を使い分

けるが，総合的な議論の場合には適宜「アイソタイプ」を用いることとする。

２）「ピクトグラム」（pictogram），「シンボル」（symbol），図記号（graphic 
symbol）
アイソタイプの構成要素は，現代では「ピクトグラム」と呼ばれ，対象の形状な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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を想起させる省略された写実的表現形式を持つ記号を指す。日本では「絵ことば」や

「絵文字」といった用語も用いられている。しかし，ピクトグラムという用語が定着

するのは 1970年代末頃であり，それまでは「シンボル」，あるいは「グラフィックシ

ンボル」などと呼ばれていた。ノイラート自身も，「シンボル」という用語を主に用

いていた。また「シグネチュア」と呼んでいた時期もあった。「図記号」は「グラフィッ

クシンボル」に対応する邦語であるが，この語は抽象形態や文字記号などを包含した

より包括的な対象を含む用語であり，標準化の文脈でもっとも一般的に用いられてい

る。したがって「ピクトグラム」は「図記号」に包含される関係にある。

本論文では，特に「ピクトグラム」と「シンボル」の使い分けが課題となるが，両

者のことばは，上述のように，アイソタイプの同時代に用いられていた「シンボル」

という用語が，しだいに「ピクトグラム」という用語に変化していったという時代性

を反映している。こうした事情からこの論文では，時代背景や個別の文脈に対応する

場合には「シンボル」を主に用い，一般的概念や現代に関する議論の場合には，「ピ

クトグラム」を用いることとする。

３）「図像統計」（pictorial statistics, Bildstatistik, pictograph）
“pictorial”  ，“Bild” に対する訳語としては「図像」をあてる。「画像」や「絵」で

はなく「図」としたのは，アイソタイプが一般には「図」の領域に属する表現である

ことを強調するためである。なお「ピクトグラフ（pictograph）」という名称も，「図

像統計」を指すことばとして，1950年頃まで用いられていたことから，本論文では「図

像統計」で統一する。

４）「図像言語」(picture language)
　“picture language” に対しては，同様に “picture” に「図像」をあて，「図像言語」

と訳することに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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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における視覚教育の展開

本章では，まず背景として，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設立に至るまでのオットー・

ノイラートの経歴を略述し，彼が視覚教育活動に本格的に踏み出す基本的な動機を確

認する 1。ついで，博物館を母体として推進された視覚教育活動を 1925年から 29年

頃までの時期に限定して時系列に沿って再構成する。視覚教育活動の展開を論じるに

あたり，本章では対象となった内容面とそれを視覚化する視覚的側面のふたつの面か

ら論じていく。前者においては，構想時における構成案の内容がその後の博物館の展

開にどの程度反映しているかをあきらかにする。そのために 1927年以降に開設され

た博物館の常設展示空間を再構成する。次に，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の特徴と，技法と

しての発達過程を追跡する。併せて，学校教育への応用，同時代の「ニュー・タイポ

グラフィ」との関連についても言及する。

1. 博物館設立までのノイラートの経歴
1882年 12月 10日に独学の経済学者の父ヴィルヘルム・ノイラート（Wilheim 

Neurath, 1840-1901）とウィーンの法律家，公証人の娘ゲルトルート・ケンプフェル

ト（Gertrud Kämp�ert, 1847-1914）とのあいだに生まれたノイラートは，13,000冊ほ

どの父の蔵書に接する機会に恵まれ，なかでも視覚的な素材を含む書物に強い関心を

抱いていたことを自伝で綴っている 2。また失業や恐慌などの社会問題の要因の解明

に関心を持っていた父親の影響下にノイラートは育っている。父親が死去した翌年の

1902年にノイラートはギムナジウム（Staatsgumnasium）を卒業し，ウィーン大学に

入学する。最初，数学と物理学を学ぶが，まもなく経済，歴史，哲学に専攻を変えて

いる。数学と物理学を専攻したのは父の強い希望を考慮してのことだったが，ノイラー

ト自身は自分に数学の才能があるとは考えていなかったようである。1903年にザル

ツブルクで開催された夏期セミナーで出会った社会学者フェルディナント・テンニエ

ス（Ferdinand Tönnies, 1855-1936）の助言により，ベルリン大学の経済学者グスタフ・

シュモラー（Gustav von Schmoller, 1838-1917），歴史学者のエデュアルト・マイヤー

（Eduard Meyer, 1855-1930）の下で学ぶことになる。テンニエスは，ノイラートに強

い影響を与えた学者の１人であった。ノイラートはセミナーのために執筆していた論

文『古代における貨幣利子』を 1904年に出版する。この論文において，彼はエジプ

トの現物経済に言及し，高度な文明においても貨幣経済のオルタナティブとしての現

物経済が実践されていたことを指摘している。同様な指摘は視覚教育の文脈において



第 1 章　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における視覚教育の展開　｜　15

も繰り返されており，晩年に書かれた未完の自伝『象形文字からアイソタイプまで』

に至るまで一貫してノイラートに見られるのがエジプトというモチーフである。1906

年にノイラートは，学位請求論文『古代の商業・工業・農業観』を提出し博士の学位

を取得する。

1907年にノイラートは，ウィーンに帰国後 1年間兵役に就き，ウィーンの軍学校

の課程を修学した後，配給と食糧サービスに関する試験を受け将校として任官する。

平行して同年から新ウィーン商業学校（Neue Wiener Handelsakademie）の教員となり，

17年まで政治経済学を講じている。1912年にバルカン戦争が勃発すると，ノイラー

トはカーネギー国際平和基金を得て，翌年にかけてバルカン戦争の経済情勢の調査を

行う。ノイラートのこの調査は，戦時下における経済への関心に基づくものであり，

もともとは彼の古代経済史の研究から生じてきたという。1910年の論考「戦争経済」

では，戦争が経済活動を妨げる現象と見なされるのは英国の自由商業の発達以降のこ

とにすぎず，ギリシャ・ローマの時代には，戦争は経済活動の一環として存在してい

たことが指摘され，ここから戦時下の経済体制は，平和時における経済体制の利潤追

求課題から生産性追求課題への転換，平和時における貨幣交換の実物交換への移行の

二点で特徴づけられるという戦時経済論の構想に至っている。ノイラートはこうした

戦争経済の研究により，経済体制の変換可能性を探っていた。

1914年に第一次世界大戦が勃発すると，ノイラートは 1915年 3月に徴兵され，同

年 11月から食料配給士官として後方任務に従事した後，1916年 7月に国防省の戦時

経済部門に配置される。その後 1917年には戦争経済に関する一連の研究でハイデル

ベルグ大学から教授資格を得ている。

1918年 2月にノイラートは彼の提案でライプチッヒに設立された戦時経済博物館

の館長となり，月のうち 2週間をライプチッヒでの業務に，残りをウィーン国防省で

の仕事にあてていた。博物館の目的は統制経済に関する調査研究についての一般への

啓蒙教育にあり，経済に関する重要資料の総括的収集（標本，模型，写真，統計資料，

視覚表示と文書，印刷物，切り抜きなど）に加えて，展示・移動展示部門，公文書記

録部門，講演サービス部門，（科学教育的）広報部門を有する組織であった 3。ヴォソー

ギアン（Nader Vossoughian）によれば，1918年 8月に開催された《世界包囲網と戦

争経済（Weltblockade und Kriegswirtscha�）》展がこの博物館が開催した唯一の展覧会

とされる 4。この展覧会ではイギリス海軍による海上封鎖のドイツの経済への影響が

示され，それに対抗するためのドイツ社会の全体的性格と労働力の近代化による効率

が視覚的に展示されていた。したがって，この戦争経済博物館でのノイラートの活動

が，その後の彼の博物館活動の原点にあたることになる。

戦争終結とともにこの博物館は解体するが，除隊後のノイラートはこの年の末から

翌年にかけて，政治的活動に直接関与する試みに着手する 5。1918年 11月に起こ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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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ドイツ革命は，ノイラートの持論であった社会化理論を実行するための具体的な契

機と見なされたからである。この企てを実行するに際してはノイラートは慎重であり，

彼の友人であるヴォルフガング・シューマン（Wolfgang Schumann, 1887-1964）の説

得の結果，決断するに至っている。敗戦後のドイツでは南部のバイエルンとザクセン

で社会主義政権が登場したが，ノイラートは両者の政権に対して彼の社会化構想を提

案した。ノイラートの提案の要点は議会主義を前提とした中央経済省の設立による計

画経済の樹立であった。翌年 1月以降精力的にノイラートはザクセンとバイエルン双

方の政権に提案を行ったが，不首尾に終わっている。しかし，3月に入りミュンヘン

でホフマン内閣が成立すると事態は急変する。同内閣から経済再建問題と社会化問題

がノイラートに委託され，1919年 3月末にノイラートはバイエルン中央経済省総裁

に就任する。しかしこの政権は不安定で，急進派による「レーテ共和国」の宣言要求

が起こり，4月 7日に共和国成立が宣言される。ノイラートは決断を迫られたが，結

局行政官としての政治的中立性を表明し仕事を続行している。その後この革命は鎮圧

され，ノイラートは逮捕されることになる。裁判で 1年 6ヶ月の禁固刑の判決を受け

るが，オーストリア外相であったオットー・バウアー（Otto Bauer, 1881-1938）の介

入により刑期途中の 1919年の夏には，オーストリアに送還されることとなる。

5000 万を超える人口を擁していた旧ハプスブルク帝国は第一次大戦敗北後に崩壊

し，かつてこの帝国の統治の役割を担っていたオーストリアは人口わずか 700 万人に

満たない小国へと縮小され困難な状況から出発する。ウィーン市では 1919 年 5月 4 

日の市議会選挙で，社会民主党による単独政権が実現する。1922 年 1 月 1 日に州に

昇格した市は財政主権を得てさまざまな政策を実行し，「赤いウィーン」と呼ばれる

ようになる。そのうち，とりわけ大規模に押し進められた政策が，労働者のための住

宅建設と教育改革であった。

帰国したノイラートは，共同経済研究所に所属し，1920年にはこの研究所の事務

局長となる。この研究所で彼が最初にかかわった仕事は住宅建設運動の組織化とその

推進であった 6。おりしもウィーンでは戦中から食糧難と住宅難を背景に，市郊外に

小菜園付き簡易住居を建設するジードルンク 7運動が生していた。この運動は，1919 

年の夏頃には，さまざまな集団が利害を争う大衆運動となり全体を組織可する必要が

生じていたのである。こうしてノイラートは，このジードルンク運動を組織化し，住

宅建設を計画的に推進する活動に着手することになる。ノイラートは優れた組織化の

能力を発揮し，やがて，この組織は開墾者の組織をはじめ，賃借者の組織，建設業組織，

建設資材組織などを包含した大規模な自治組織「オーストリア住宅地・住居・建設ギ

ルド」に成長する。ノイラートはこの組織の書記長も兼務した。内部組織の 1つとし

て設立された建築設計事務所では，アドルフ・ロース（Adolf Loos, 1870-1933）やヨー

ゼフ・フランク（Josef Frank, 1885-1967）など多くの建築家たちが無給で働いてい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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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にはノイラートは建築家たちとともにウィーン市全体を対象とした住宅建設

案を立案し，ウィーン市との調整を行うようになる。それは新しい労働者文化の形成

を目指したラディカルな計画案だった 8。しかし 1923年を境に活動は停滞しはじめる。

財政難，土地不足に加え，市とのあいだの方針の違いが表面化したことも大きな理由

のひとつである。ウィーン市は 1923年９月に５万戸の住宅建設を行う方針を決定す

るが，それは高層住宅群の建設計画であり，都市郊外への低層住宅建設を理念とした

ノイラート側とは相容れがたいものだった。ノイラートは妥協案を提出し両者の調停

を図るがうまくいかず，最終的に 1925年には内部対立から書記長を罷免されている。

ウィーン市における住宅建設運動への関与において，すでに視覚教育に関係する活

動をノイラートはすでにいくつか実行に移していた。開墾者のための教育活動として，

講演会の開催を行っていたし，また展覧会も実施していた。とりわけいっそうの住宅

運動の宣伝普及のために，ノイラートが事務局長を務めていたオーストリア・ジー

ドルンク・小菜園連合（ÖVSK：Österreichischer Verband für Siedlungs- und Kleingar-

tenwesen）とジードルンク・建設資材共同経済公社（GESIVA： Gemeinwirtscha�lichen 

Siedlungs- und Bausto�anstalt）によって企画された住宅建設に関する展覧会は，ジー

ドルンク運動以降の事業展開のための重要な足がかりとなった 9。一連の展覧会の最

後にあたる 1923年に開催された「第五回小菜園・ジードルンク・住宅建設」展覧会では，

実物大の住宅展示や，菜園の展示に加え，市庁舎のホールの壁面に各種図表が展示さ

れた。この展覧会について，ノイラートは自伝で次のように語っている。

私はこの構成を，それとしてだけでなく，その活動を教育と情報の普及のために方向付

ける必要があった。それまでの私の人生で，しばしば視覚的補助手段によって事実の情

報を与えることに関心をもっていた。スライドによる講義や黒板に図を描いたりすると

きなどがそうだった。だがそれまで私は視覚表現を統一して示すような構成を練ったこ

とはなかった。今，そうした機会が与えられるとしたら，私は仲間とともにもっと有用

な仕事ができたであろう。

それはすべて偉大な展示から始まった。われわれの連合は，住宅建設小菜園運動につい

ての一般的な公共情報を伝えるために何かやろうと決めた。そしてウィーンのまんなか

に大きな展示を配置するこれまでにない何かを計画した。家具が完全に備えられた実際

の建物が市庁舎の前に建てられた。市庁舎のなかではさらにたくさんの情報が示された

長いギャラリーが展示された。それはいわばトラファルガー広場で住宅建設と菜園を扱っ

た展示を行うようなものだった。

そこで，野菜などの見事な実例を展示しただけでなく，大きな壁面チャートにいろんな

成果を描いて，われわれの会員の活動がどんなものかはじめて示せた。たとえば会員

が小さな広場や菜園で育てている家禽の数の増大が明るい色で示された。その数が 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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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な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は，うまく配置された鳥の絵を 2倍の数で描いた。新しい住宅の

平面計画と新しい田園都市の計画を展示し，このようにしてウィーンの市民に，食料と

住宅事情を向上させるために，連盟がどんなことをした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た。大きな

物と視覚表現のこうしたアンサンブルは，多数の観客を魅了し，展覧会場は身動きでき

ないほど盛況であった。通常では数日後には，この印象的な展示物は撤去廃棄され，物

品が無駄になってしまうことになっていた。しかし私は，こうしたものを収集し，住宅

都市計画のための博物館の核として使用することを提案していた。その博物館の館長に

1923年に私は就任した。私は，それが住宅建設と菜園活動の説明に有益であり，実際に［そ

れにとどまらず］オーストリアはもとより人類にとっても社会的な構造全体の要素とし

てすべての計画に有効であると考えた。10

ノイラートは展示の終了後，本来一時的な展示のために作成されたこれらの資料の

有効利用のために，資料を恒常的に展示する施設の必要性をウィーン市に要請する。

その結果，住宅・都市計画博物館（「ジードルンク博物館 （Siedlungs-museum）」とも

呼ばれた）が実現した。この博物館は市議会から財政援助を受けたのみならず，ウィー

ン市の現職市長ロイマン（Jacob Reumann, 1853 - 1925）が館長となった。しかし翌年

1924年に財政難から住宅建設運動が行き詰まり始めるとともに，ノイラートは活動

の主軸を博物館における啓蒙教育に置くようになる。この年の 8月に彼は博物館を

さらにより広い視野の元に発展させる構想を練り，再度関係者への陳情を行う。彼

の構想案は市議会を 10月に通過し，今度はウィーン市の他に，自由商業組合（Freire 

Gewerkscha�en），労働者評議会（Arbeiterkammer），消費者組合（Konsumgenossen-

scha�e），社会保険制度，労働者銀行などの財政援助を取り付け，1925年 1月 1日に，

「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Gesellscha�- und Wirtscha�smuseum in Wien）が発足する。

以上のように，1925年の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設立にまで至るノイラートの辿っ

た経路は，ロビン・キンロス（Robin Kinross）が指摘しているように，いわば「自然

のルート」であっ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11。すなわち，戦前は社会化理論を標榜する経

済学者として「社会工学」の実験に関わった彼は，その失敗を経て戦後ウィーンに帰

国する。その後ウィーン市で高まっていた住宅建設運動にノイラートは新たな社会形

成の可能性を見いだし，その組織化を精力的に推進した。この活動の過程から，ノイ

ラートは，しだいに労働者教育に可能性を見いだすことになるのである。

2. 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設立構想
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設立構想について，ノイラートは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

ウィーン市は一般的な啓蒙や教育のために多くの事業を行っており，社会経済博物館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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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の事業と見なすことを決議した。この博物館は市議会報にあるように，関心を共有す

る他の組織がその発展に寄与できるように法律上「協会Verein」として設立された。ウィー

ン市の他に，ウィーン労働者職員会議所（Wiener Arbeiter- und Angestelltenkammer），商

業組合組織（Gewerkscha�skommission），社会保険研究所 Sozialversicherungsinstitute）が

基金の大部分を請け負っている。12

このように「協会」として設立された博物館であったが，中心となったのは，社会民

主党政権の運営するウィーン市のための広報活動であった。しかし，ノイラートの博

物館構想は，単なる広報にとどまらない展望を含んでいた。

ノイラートが最初に強調するのは，社会経済の事象という当時においては斬新な題

材を扱う新しい博物館のあり方と，題材を展示するための具体的な方法である。まず，

社会経済事象を一般人が学ぶ必要性が次のように強調される。

現代は，万人に社会的関連性の理解を求める時代である。読書や算術，作文，自然科

学，文学，歴史についてのいくばくかの知識だけでは十分ではなく，社会的過程を説明し，

その道筋を理解可能にすることもまた必要である。［…］多くの人は，現代は社会的統治

（Gesellscha�sbeherrschung）の世紀，言い換えれば社会的生活の形成が，もっとも深い

レベルで把握されるような世紀と考えている。近年の社会革命，公的行政の民主化，産

業労働者とホワイトカラーの権利拡張は，ますます人びとに社会的経済的過程の教育の

必要性を求め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3

このような必要性にもかかわらず，要求に応えるような具体的な展示のあり方につ

いては，まだ研究も実践もなされておらず，「描かれる相関関係も非常に複雑であり，

提示手法に関して，われわれはまだ入口に立っている」ことが指摘される。そこでノ

イラートが提案するのが，娯楽における大衆の視覚経験を博物館の展示方法に取り入

れることである。

現代人は，映画とイラストレーションにたいそう親しんでいる。教育のかなりを，快楽

的な仕方で，部分的には余暇の時間に，視覚的な印象を通して受け取っている。社会的

教育を広めようとすれば，こうした提示方法を用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だ。現代のポス

ターはこの方法をわれわれに示している！ 14

このノイラートの提案はその後の彼の文章で繰り返し現れており，当時のウィーン

における「労働者教育」に対する一般的傾向と比較して異質な見解であった。すなわ

ち，マルクス主義と同時にカントの啓蒙思想をも重視した当時の社会主義理論家た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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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教育観では，労働者教育の核心は教養教育にあったことから，文学や思想など文字

言語メディアに比重が置かれており，相対的に映画や広告などは積極的に評価される

ことはなかった。

技術や衛生を主題とした博物館においても，物理現象や人体の構造を映像で示し

たり，模型化する試みはすでに実践されていた。しかし，社会経済を扱う博物館で

は，こうした領域とは異なる表現方法と態度が要求される。なぜなら「社会的な組織

（body）の内的過程，階級構造の変化，貨幣と商品の流通，銀行の活動，収入と結

核の関係，出生と死亡の割合などの場合には，どのように表せるのだろうか」という

問題があるからである。ノイラートは，この問題について次のように答える。

ここでも模型とグラフィック表現は可能だ。しかしそれらは，リアリティからより遠ざ

かることを要求し，制作者と観者の双方により多くのことを求める。中心となる視覚的

メディア –グラフィックと模型 –による社会経済教育のためのセンターを作ることは，

間違いが比較的ダメージを与えることが少ない技術や医療教育のためのセンターを作る

ことよりも難しい。おそらく，書物や楽譜を読むのと同様な仕方でグラフィックな統計

図も一般的に「読む」ことを可能にするような，社会 –経済における発見を提示するた

めの，確固とした習慣が形成される時期がいずれは到来するだろう。このことが達成さ

れるまでは，これまでにない直接的で包括的な方法を用いる必要がある。これこそが博

物館の歴史的展開の現段階に位置づけられる社会博物館の仕事である。15

ノイラートは社会経済博物館を，従来の博物館とは異質の「物」を持たない博物館

として，19世紀に誕生した技術博物館から 20世紀初頭に生まれた衛生博物館へと展

開する博物館の発展史の最先端にある博物館として位置づけている。この博物館の要

となるのが展示の中心となるグラフィックな統計図である。そして，統計図のデザイ

ンには，書物や楽譜と同様に観者が読解できるようなルールが必要だとする展望が示

されている。この展望から，やがて「ウィーン・メソッド（Wiener Methode）」とし

て広く知られる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独自の体系的表現が生み出されることになる。

博物館が対象とする主題とその構成については，前身である住宅 ･都市計画博物館

の展示を扱う「ジードルンクと都市計画」部門を中心として，「労働と組織」ならびに「社

会衛生・社会教育」の２部門が新設され，以下の 3部門となった。

１）労働と組織（Arbeit und Organisation）

２）生活条件と文化（社会衛生と社会教育）（Lebenslage und Kurtur （Socialhygiene und 

Sozialpädagogik））

３）ジードルンクと都市計画（Siedlung und Städteb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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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 3部門の関係については，ノイラートは次のように部門が相互に関わることで，

「経済秩序と健康，住宅との間の相互関係を強調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説明している。

「労働と組織」部門は，社会的（ゲゼルシャフト的）組織として生産過程を，集団労働

のための人間の集団を把握しようとする。これらの組織的な人間労働が，どのように

個々の人間を固有の存在へと形成していくのか─その帰結を示すのが，２番目の「生活

条件と文化」である。ここで観客が経験するのは，住居，食料，衣料，教育，娯楽，税金，

精神的知的成長，労働負担，病気，死亡といった事柄が，人間にどのように配分される

のか，「社会衛生」，「教育施設」がいかに効果的なのかという問題である。３番目の部門

「ジードルングと都市計画」が示すのは，人間が世界にどのように分布し，どこに居住

地を持ち，どのように住民が，地理学と結びついた社会生活の理論を提供してくれるか

ということである。16

他方で，ノイラートの構想はこれだけにとどまらない。彼はこれらの部門それぞれが

扱う内容を，単に現代ウィーンに限定されることのない，より広い視野から捉えよう

とする。これらの部門が扱う範囲の中心は「現在のウィーンとオーストリア」であるが，

それはさらに「現在の国外」に関係づけられ，最後に「西洋文化圏」（アメリカ，オー

ストラリア，植民地など）の枠組みに包摂される。また，別の枠組みとして「インド，

中国文化圏」，「黒人文化圏」などが平行して続く。こうした空間的枠組みに加え，時

間軸においても広大な枠組みが想定されている（表 1.1参照）。すなわち，第一次世

界大戦までの「歴史描写」が思想的導入部を形成する。その後で「世界大戦までの統

一的描写」と「世界大戦以降の現代」へと至る。さらに対象となる歴史はさらに動物

界にまで遡るとされる。ノイラートはその理由を，「われわれが，「内側」から人間に

ついて多くのことを理解するのと同じく，たとえば奴隷制のように人間を社会的形成

体としての動物と見なすことからも，多くのことが分かることを示す必要がある」と

説明している。

以上のような広大な時間空間的スケールを想定するのは，「世界史の発展の文脈か

らのオーストリアの形成を示すために，博物館はオーストリアとウィーンの向こう側

も視野に入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からである。ただし，歴史的事象を扱うといっても，

「歴史」を保存する役割を持つ歴史博物館とは異なり，社会経済博物館で扱う「過去」

とは「明確に現在の動向を理解する方法」と位置づけられている。

このように時空座標に基づいた構成によって，この博物館が表現するのは，「公共

的社会生活における純粋に事実の変化」，すなわち「どのように連続した変化の仕方

で生産を組織してきたのか，どのように住宅とか，食料，衣料，教育，娯楽，科学，

建設をもたらしてきたのか，これらをどの程度達成してきたのか，どのように異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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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団が作業と人間の発展に寄与してきたのか，悲しみと歓喜における全体としてのリ

アリティ」なのである。1つの領域に属する主題を異なる主題との関係において時間

空間的に把握するこうした態度は，ノイラートの社会学の基本姿勢でもあり，以上の

部門構成には，そうしたノイラートの科学的態度が強く反映されている。すなわち，

ノイラートが提起した博物館構想は，核となる三つの部門を通してきわめて現実的な

課題を扱いながらも，同時に壮大な時間的空間的枠組みに基づいた彼の科学観の反映

でもあった。

では，こうした壮大な構想は具体的にどのような展示空間によって実現されるのだ

ろうか。この問いに対してノイラートは次のようなアイデアを提示している。

この概略的な全体構造は，博物館の三つの部門それぞれが三つの並列的なホールを持つ

構成となったときもっとも完全な教育的効果を生み出すだろう。玄関ホールから，そこ

で「地理学的発展」が展示され，そして文化の全体についての概観，およびその発展が

与えられることになり，そして，３つの部門へと入る。そこでは，それぞれ動物界から

始まり，そこからさまざまな時代を経て，現代にまで至ることになる。拡張可能である

ことが必要なそれぞれの最後のホールは，同時代について描か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だろ

う。都市建設の発展を知ろうとする者は，部門の３を通って，シロアリの蟻塚から超高

層ビルまでを巡覧するだろう。文化の概要を必要とする者は，諸動物の遊びと栄養状態

大戦までの歴史的発展

大戦から現代まで ウィーン市

オーストリア

ヨーロッパ文化圏

ヨーロッパ外文化圏

ヨーロッパ文化圏 世界大戦の時代

   ブルジョア－資本主義的時代

   封建的－同職組合的時代

   地中海文化

ヨーロッパ外文化圏

一般的動物的社会

地質学および地理学的基盤

表 1.1. 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構成案，1925（出典：G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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から，現代の家計記載とスポーツ活動と映画参観の頻度までを移動できる。それに対して，

中世の時代全体を知りたい場合には， すぐに中世の部門へと導けるように建物の側面入

口から入り，そこで今度は三つの部門全部の列を巡回する。17

このノイラートの構想を図 1.1に示す。この構想の重要なポイントのひとつは，鑑

賞者が 3つの部門を軸としながら，時間軸，空間軸，主題の軸それぞれにおいて，自

由にコースを選び鑑賞できる展示空間となっていることにある。観者に自由に展示空

間を巡回する余地を与えるこうした考え方は，印刷物におけるチャートの構成にも見

られ，観者の主体的経験を強調するノイラートの考え方の特徴を示していると想定さ

れるのである（第 2章参照）。

3. 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展開
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実際の活動はきわめて具体的な課題に対応して

展開した。博物館といっても，独自の建物が建設されたわけではない。オー

ストリア・ジードルンク・小菜園連合のプレファブ建ての事務所（ウィー

ン 15 区 Moeringgasse 7）がそのまま博物館の事務所となり，ジードルンク

博物館の展示空間であった小菜園連合の大ホール（ウィーン 1 区 Parkring 

7）がそのまま新しい博物館のために利用された。当初，スタッフはノイ

住
宅
建
設（
ジ
ー
ド
ル
ン
ク
）と
都
市
計
画

生
活
状
態
と
文
化（
社
会
衛
生
と
社
会
教
育
）

労
働
と
組
織

大戦までの歴史的発展

大戦以降

一般的動物的社会

ヨーロッパ外文化圏

ヨーロッパ文化圏

 地中海文化

 封建的－同職組合的時代

 ブルジョア－資本主義的時代

 世界大戦の時代

ヨーロッパ外文化圏

ヨーロッパ文化圏

オーストリア

ウィーン市

入り口

主題（部門）

①歴史的発展

　現代

②国外

③オーストリア

④ウィーンと
オーストリア

⑤ウィーン ⑥ウィーン

地質学および地理学的基盤

図 1.1. 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展示構想案，1925（筆者による作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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ラートの他には事務担当のヨセフ・ヨドルバウアー（Josef Jodlbauer）18 

1人だったが，その後マリー・ライデマイスター（Marie Reidemeister, 1898 – 1986）

が最初のワーキングチームのメンバーとして加わる 19。彼女は，オットー・ノイラー

トの友人であった数学者クルト・ライデマイスター（Kurt Reidemeister, 1893 - 1971）

の妹であり，ゲッティンゲン大学の学生であった。兄を介して 1924年の秋にノイラー

トと出会い，ジードルンク博物館の展示を見て強い印象を受けている。そしてオッ

トー・ノイラートから新しい博物館設立の構想を聞かされ，その事業に関心を抱き，

その結果大学卒業後の 3月 1日に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職員となる 20。マリー・

ライデマイスターは後に「トランスフォーマー（Transformer）」と呼ばれる役割を担

うことになるが，当初の仕事は事務が中心であった。そしてしだいにノイラートから

チャートのアイデアの検討を任されるようになる。チャートの具体的な描画などのデ

ザイン作業については，フリーランスのデザイナーが担当していた。専属のデザイ

ナーが正式に雇用されるのは，翌年の 1926年秋になってからのことであり，その最

初の人物がスイス人のエルビン・ベルナート（Erwin Bernath）であった。彼はウィー

ンの美術大学で学んだ経歴の持ち主で，1934年に博物館が閉鎖され，オランダのハー

グに拠点を移動した後も，ノイラートらとともに活動を続けている。この時期に博物

館に雇用されたその他の主要な人物としては，住宅建設運動でノイラートの元で活動

していたフリードリッヒ・バウエルマイスター（Friedrich Bauermeister）が挙げられる。

彼は 1926年に博物館を訪れ，翌年の 1927年にライデマイスターと同じ仕事である「ト

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部門」のスタッフとして正式に加わった。

3.1. 展覧会活動
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主たる仕事は，さまざまなクライアントから依頼される

展覧会のための展示物の制作であった。その最初の展覧会は「衛生博覧会」で，ウィー

ン市健康福祉局の主催で 1925年 4月 28日から 6月 30日までメッセで開催された 21。

もともとは，この展覧会は博物館設立前にすでに計画されており，ジードルンク博物

館において展示物が制作されていた。ノイラートはこの経緯を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

1923年の小菜園ジードルング住宅展での重要な展示物がジードルング博物館の設立に

とって土壇場で役立ってくれた一方で，事前に調整されていたことだが，衛生博覧会の

ために制作されていたウィーン市のある物品がこの博物館のために確保されることに

なっていた。衛生展のディレクター，市当局のディレクターと博物館のディレクターと

の密接な協力により，図表や写真，ガラスケース展示用の模型制作のための統一的な

フォーマットが決められた。ウィーン市によって展示された物品は社会経済博物館に恒

久的に展示されるだろ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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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文章が伝えるように，博覧会のために制作された展示パネルはクライアントの

許可を得て，博覧会終了後もそのまま博物館の収蔵品として展示ホールに掲げられた。

以降の博物館の活動においても同様なやり方を採用し，展覧会のために依頼を受けて

制作したチャートや模型などの「展示物」を博物館の「収蔵品」として収蔵し，それ

らを博物館での展示物として利用していった。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は数多くの展

覧会に関わることになるが，1934年に閉鎖されるまでの 9年あまりの間に，その数

は少なくとも 40以上にのぼっている（付録リスト 1参照）。その中には 1928年にケ

ルンで開催された印刷・出版に関する博覧会 “Pressa” 展やドレスデンの《国際衛生》

展（1930）などの著名な国際展が含まれ，主題も住宅・都市計画，健康福祉，衛生，

教育，経済，労働，歴史，芸術などきわめて多彩である。

1926年 5月にドュッセルドルフで開催された《GESOLEI》展（Ausstellung für Ge-

sundheitsp�ege, soziale Fürsorge und Leibesübungen，健康促進，社会福祉，体力促進博

覧会）は，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が参加した初のオーストリア国外での大規模な博

覧会であった。博物館はウィーン労働者職員会議所と社会保険研究所から依頼を受け

て，オーストリアが出展する展示パネル制作と総合監修を行った。GESOLEIは，健

康，衛生，スポーツなどを主題とした当時最大の国際展であったことから，この展覧

会への参加は，ノイラートにとって大規模な国際展の傾向に接する最初の機会となっ

た。また後述するように，この博覧会への参加を通して，当時デュッセルドルフで活

動していたアーティストのゲルト・アルンツと出会っている。

《GESOLEI》展を含め，1926年から 27年にかけての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活

動について，マリー・ノイラートは，「多くの統計図表が要求され，大量の仕事を委

託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まるで自治体のためのなかば公的な展示サービスの担当者に

なったかのようであった」と述べており 23，予想以上に依頼の仕事が急速に増大して

いったことがうかがえる。そのなかで最大の仕事となったのが，1927年の 5月から 7

月にかけて開催された《ウィーンとウィーン市民》展である。この大規模な展覧会は，

ウィーン自治体の成果の広報を目的として，ウィーン市主催によって 1927年にメッ

セ（Messepalast）で開催された。社会経済博物館もこの展覧会に参画し，100点近く

のパネルを展示している。博物館がまとめた展覧会の資料によれば，クライアントは

青少年福祉所（Jugendfürsorge），市学校監督所（Stadtschulrat），消防署，市建築事務

所（Bauamt），発電所，発電所，ウィーン自治体中央銀行，社会保険機関，労働者会

議所，労働組合，市民集会所（Volksheim），スポーツ，身体文化労働協会（Askö）な

ど，さまざまな行政組織であり，博物館自体も，「教材」として独自のパネルを出展

している（付録リスト 2参照）。

この展覧会を契機として，従来の部門が扱っていた「ジードルンクと市住宅建築」，

「社会衛生と社会保険」のような主題に加えて，より多彩な主題のチャートが作成さ



第 1 章　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における視覚教育の展開　｜　26

れたことから，それらをもとに新しい部門「労働と組織」，「精神生活と学校」が設立

されている。『ウィーンとウィーン市民展』出展目録別刷には，次のような内容がリ

ストアップされている 24。

１）労働と組織

生産過程，労働保証の問題，生産数，輸入，輸出，消費，生産サービス，土質など。職

業分布など。歴史的発展における社会的施設設立，労働と企業組織など。

２）住宅建設（ジードルンク）と都市計画

人間の地上分布，人口密度，都市と田舎の人口，ジードルンクの規模と分布，都市計画，

地方のジードルンク計画など。

３）社会衛生と社会保障

人間の生活状況，住居，食料，衣料など，保健，衛生の啓蒙，必要な条件としての解剖学，

生理学の手ほどき，乳児と児童，保健サービス，社会保障の組織。

４）精神生活と学校

教育，芸術享受，劇場，映画，音楽など。学校制度などの発展。文化の実態の把握。

このリストに見られるように，それまでの 3部門の 1つであった「生活条件」が「社

会衛生・社会保障」と「精神生活と学校」に分割されている。この部門の拡張は，ウィー

ンで推進されていた学校改革運動との連携が，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重要な課題

となったことを示唆している。事実，ウィーン市内の学校からの博物館への学習訪問

の受け入れや，雑誌 “Das Bild” への定期的な博物館による文章の寄稿などが始まり，

1927年後半から学校の教師への協力などの連携活動が活発化している。

3.2. ウィーン新市庁舎の常設展示空間
以上のような一連の展示活動で制作したパネルを展示するにはそれまでの展示空

間は手狭になり，1927年 11月になって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は，ウィーン市から

新市庁舎 1階の「フォルクスハレ（volkshalle）」を新たな展示空間として提供された。

同時にこのときまでに博物館の分館が開館している。この分館は中心街からややはず

れたウィーン 12区の市営集合住宅 Am Fuchsenfeld内に位置し 25，いずれの展示空間

も市民にとっては気軽に訪れることのできる場所であった。

新市庁舎の建物はネオゴシック様式であり，フォルクスハレは天井の高い陰鬱な空

間であった。そこで，ノイラートは展示設計を親しい建築家ヨゼフ・フランクに依頼

した。フランクは観者が天井を気にすることなくパネルに集中できる案として，照明

を取り付けた展示スタンドを考案した。さらに彼は，床面に赤いカーペットを敷き，

導線を強調した。フランクのデザインした展示スタンドはパネルの出し入れが容易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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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単に組み立て可能なようにユニット化されており，その単位は，展示パネルのサ

イズ自体を基本としていた。この時期パネルに使用されていた合板の最大寸法が 189

× 126cmであり，横長のパネルの最大寸法ともなっていた。そこから 126cm角がユ

ニットの基準となった。また 126cmの寸法は 2分割，3分割が容易であり，またパネ

ルの下端を地面から 90cmとすると，そのパネルの中心から地面までが 150cmとなり，

もっとも見やすいサイズとなった。以上の展示スタンドの状況は，展示写真から確認

できる。展示スタンドの基本ユニットは 126cm角の正方形であり，この基本ユニッ

ト 8枚分（1枚は半分づつ）から「ベイ」と呼ばれる展示ブースが組み立てられてい

る。またベイ以外の展示壁もこの基本ユニットで構成されている。なお，フランクは

この展示スタンドに合わせて，巡回展のための簡略化した展示スタンドも制作してい

る。こうして実現したフォルクスハレの展示空間について，マリー・ノイラートは次

のように回想している。

入口の部屋で最初に出会うのは，大きくて重厚な，美しいオーストリアの地図であり，

低地と高地の二つのレベルがそれぞれ植生によって色分けされており，産業を表すため

の磁石付きのシンボルがとめられていた。大きく長いホールに入ると，もう一つの地図

が目を捉える。252mm角の正方形であり，標準のスタンドにうまく収ま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中央の赤いカーペットがそこへと訪問者を導くようになっている。カーペットの

左右には展示スタンドによって作られたベイがあり，それぞれ 12人から 20人の訪問者

用の空間を有している。それぞれが農業や輸出入，健康，教育など特別なテーマを扱っ

ている。住宅建設は，中央のより広い部分を占めている。中央の大きな地図は，ウィー

ン市内の空間全域を埋めていくであろう一連の住宅建設の土地を占めている。そこには

この地図の他に，写真やチャート，模型などがある。地図の背後のホールの残りの箇所

には，さらにいくつかのベイがあり，ほとんどが国際的な問題を扱っていた。突き当た

りにはもうひとつの正方形の部屋があり，スライドと映画のための映写設備を持つ講義

室になっていた。26

具体的な展示空間を把握するために，この説明に加えて現在確認可能な当時の展示

写真を資料として，展示空間の図を作成した（図 1.2）。細長いフォルクスハレ全体は，

マリー・ノイラートが述べている「中央の大きな地図」あたりを中心にほぼ二分され

ているものと想定している。この中心より奥の構成については写真資料で確認できな

いことから省略している。

ホールへの「入口の部屋」の中には 8m× 4mの巨大なオーストリアのレリーフ

地図が配置され，訪問者を迎える（図 1.3）。この地図は鉄板で覆われており，標高

1000m以上の山岳地域については 3から 5cmほどの厚さの着色された木製の切り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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図 1.2. 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常設展示空間（ウィーン新市庁舎フォルクスハレ）の再構成（筆者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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きレリーフが貼りつけられていた。金属の部分には，磁石つきの産業を表すシンボル

がとめられていた。ホール内は左右にベイが配置され，観衆はそのあいだを通って奥

に進む。左右のベイの内側は，推定であるが 126cm角のパネルが 6枚，入口部分は，

その半分の幅のパネル 4枚（裏と表の両面）で構成され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る。マリー・

ノイラートの説明では，このベイのなかには 10名から 20名収容できるとされている

が，20名収容ではかなり窮屈に見える。中心までの区画には，６つのブースがあり，

それぞれにタイトルを表すサインが付されている。その内容は，入口から順に「人類」

（左）・「不明」（右），「ドイツとオーストリア」（左）・「世界経済」（右），「労働者運動」

（左）・「労働科学」（右），「人口」（左右とも），「ウィーン 1825-1925」（左）・「交通」

（右），となっている。中央の広い区画には，市営住宅・都市計画に関する模型とチャー

ト，地図が配置されている。そして，この区画の右側と中央正面に，基本ユニットの

倍のサイズである 252cm角の大きな地図が展示されている。このうちの右側の地図

（図 1.6）は，ウィーン市全体で建設されたジードルンクと市営住宅の数量の分布を

立体的に表現したものであり，正面の地図（図 1.5）では，黄金色に着色されたウィー

ン市第１区が象徴的に描かれている。2つの地図が表す意味は相互に関係しあってい

図 1.3. オーストリアのレリーフ地図，c. 1927, （出
典：IC. T87A）

図 1.4. レリーフ地図索引（部分の拡大）c. 1927.（出
典：IC. T8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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る。すなわち，正面の地図が描くウィーン市中心に位置する第１区は，ブルジョア文

化を象徴的に示す空間であるが，その大部分が建築物を除いた空欄の状態で表現され

ている。この空欄は，右側展示スタンドに掲示されているウィーン自治体の住宅プロ

グラムによる市民住宅とジードルンクが実現した総面積を表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に，

ホールの中央に置かれたこの地図は，労働者のために推進した社会民主党政権の住宅

政策の成果を象徴的に表わす役割を担っていると言ってよい。この区画の背後への入

口には「財政」という標識が付されており，ウィーン市の財政に関係するチャートを

展示するブースがあったと推定される。  

以上のようにこの展示ホールでは，ウィーン市行政がこの時期までに達成してきた

成果が住宅建設を中心として，交通や衛生，そして財政に関する主題が主に展示され

ている。他方で，そうした実質的な役割を超えたノイラート独自の構成意図を展示空

間から読み取ることもできる。そのことは，先述した設立時のノイラートの構成案（図

1.1参照）との比較からあきらかとなる。まず，入口の部屋に配置されたオーストリ

アの地図は，構想時に示された導入部である「地質学的，地理学的基盤」にあたるで

あろう。構想では，次の主題グループとして挙げられていたのは「歴史的発展」であ

るが，おそらくこの主題に対応するのが，「人類」とタイトルがつけられた区画①で

あろう。この区画はチャートと年表 1枚のみで構成されているが，チャートの内容は

ミュラー＝リヤーの段階理論に基づいて表現された「地球史」である（図 1.7）。その

元となるチャート（図 1.8-9）は開館当時すでに制作されており，これを元に 1926年

にマリー・ライデマイスターがデザイナー（Bruno Zuckermann）とともに新たに作

成している。いずれのチャートも時間のスケールが縦軸に，文化のパタンの系譜が横

軸にとられ，空間と時間をまたいで生物の誕生から現代社会のパタンまでを一挙に俯

瞰することのできる特徴を持っている。元となったチャートでは，説明文が隙間を埋

め尽くしているのに対して，新たに作成されたチャートでは説明文は除外され，また

時間軸のスケールも別パネルとして併設されている。マリー・ノイラートはこのチャー

図 1.5.「新しいウィーン」チャート，c. 1927.（出典：
IC. T80）

図 1.6. ウィーン市集合住宅分布図，c. 1927（出典： IC. T83c/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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トについて，「最も人目につく場所に置かれ，そのまま数年間アイキャッチャーとし

て使われていた」と回想しており 27，たった 1枚であるにも関わらず，展示空間にお

いては，唯一歴史的題材を扱うチャートとして，重要な役割を与えられていた 28。

歴史を凝縮して表現する役割を担った「人類」ないしは「地球の全史」のパネルに

続く「世界経済」，「ドイツとオーストリア」のパネルは，世界からドイツとオースト

リアへと対象となる空間領域を次第に狭める順序に沿っており，構想で示唆されてい

た文化圏の空間的関連が部分的に反映している。これらの包括的な主題の後に，ウィー

地球と社会の発展
文化段階 人間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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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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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等狩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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図 1.7.「地球史」チャート，c. 1926.
（出典：IC. T1）

図 1.8. チャート「地球と社会の発展」，c. 1924. （出
典：IC. T2A）

図 1.9. 左図の部分和訳（筆者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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ン市行政の成果の展示が続いている。

以上を要約すれば次のようになる。まず導入となるのは地理学的な主題であり，ホー

ル内では歴史を扱う主題から始まる。その後，「世界経済」，「ドイツとオーストリア」

と続き，ウィーン市における「労働組織」，「労働運動」，「人口」の各主題が提示され，

市が精力的に推進していた労働者のための住宅建設に関する展示へと至る。このよう

に，ホールの常設展示空間の構成は，市民にとって身近な課題を扱う一方で，市の課

題を巨視的な時空間とも連動させるノイラートの学術的なアイデアを部分的に反映し

ていた。

3.3. 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の発展
1925年の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構想においてすでに表明されていたように，

社会博物館の対象は「社会的事象」であり，この対象を表すグラフィック表現が未開

拓の領域であることから，その体系的確立が当初から重要な目標とされていた。この

目標は，数多くのグラフィックの制作の試行錯誤を通して探究された 29。社会経済学

者であったノイラートは，グラフィック表現のなかでも図像統計を重要な対象と見な

していた。図像統計の技法自体は，19世紀末からすでに雑誌や新聞，展覧会の展示

パネルなどですでに大変ポピュラーであったが，そのほとんどが描かれた対象の大き

さで，数量を表す方法であった。それを批判してノイラートが提唱したのが，対象を

示す図，つまりシンボル 30の数によって数量を表す表現方法であった。ノイラート

はこの方法を着想した経緯について次のように回想している。

最初期から，…（中略）…すべての統計図でわれわれはシンボルの大きさではなく，同

じ大きさのシンボルの数によって動物，野菜，人間の数量を表した。わたしはいつも［シ

ンボルの大きさで表すやり方］にショックを受けてきた。私はある公共衛生の展覧会で

非常に大きな赤いインディアンと非常に小さなヨーロッパ人が示されていたのを覚えて

いる。説明文はこの展覧会のマネージャーが，ヨーロッパ人の間よりも赤いインディア

ンのあいだのほうが結核死亡率が高いという印象を観衆に与えるようと望んでいると伝

えている。けれども大きなシンボルは，見るべきなのがその高さなのか，領域なのか，

体積なのか何も語っていない。いくつかの技法では，人口数が 2倍であることが 2倍の

高さの人の背丈で表されているが，その形態は２倍以上の面積と，２倍以上の体積を占

めている。31

 

ここで語られているルールは，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の根幹を形成し，最初期の

チャートから一貫して使用され続けることになる 32。平行して，シンボル自体のデ

ザイン，色彩，シンボルの配列，全体の構成，さらにはチャートに加えられ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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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の書体など，数多くのグラフィックの属性が検討された。図 1.10はグラフィッ

ク表現の検討を示した資料のひとつであり，1925年から 1926年前半までのあい

だの制作経験から得られたグラフィック表現に関するルールがまとめられている。 

「形態」の項目では，「より多くの対象は，より多くのシンボルで表す」ルールに加

えて，シンボルのデザインについても「必要以上のことを語らない《語るシンボル》

となるために，できるだけ形態を図式化」すべきと明記されている。「色彩」の項目

では，色彩は「識別のための本質的方法」として用いるべきであり，事例として「男性」

を表すシンボルには暗色，「女性」を表すシンボルには明色を，「子供」を表すシンボ

ルには緑が，対照的に「老人」を表すシンボルには灰色が用いられるとされる。「技法」

として，切り絵の手法が推奨されている。説明では，この技法の利点として均質な色

面と文字のような抽象的効果が得られることに加え，その習得の容易さが挙げられて

いる。切り絵については当時チゼックの美術教育実践（図 1.11）が盛んであり，こう

した同時期のウィーンの美術学校の実践が参考にされていた 33。

1925年から 26年にかけて制作されたチャートの実作例において，技法の面で劇

部門
労働と組織　　　　　　　　　　　　　　　社会衛生　　　　　　　　　ジードルンクと市営住宅

目的
人間の共同体における生活に関する質問に関する情報を展示、講演会、映画、出版物による啓蒙

チャートと模型
汎用的に理解できる象形文字の図記号（Bilderschrift）を用いた本質の強調表現で、この図記号はたとえば統計グラフの内
容を説明する国際的シンボル（Signaturen）として用いられうる。

技法
ほとんどの部分は、切り紙が用いられる。この方法は、望ましい効果を達成するために本質的な色面の均一性を確実にする。
文字のように抽象的なシンボルの性質がはっきりとする。切り紙は習得しやすいので現代の学校でも取り上げられている。
地理学的チャートや解剖学のチャートもまたこの方法で作成できる。

レタリング
図像はできるだけそれだけで語るようにデザインされるが、文字は補足としてのみ用いられる。大文字は単純で信頼できる
ので、全体的に用いられる。長文には本文用の大文字、小文字の組み合わせのテクストが用いられる。

形態

選定された表現方法
より多くの対象は、より
多くのシンボルで表される。
図の事例：車
ドイツ  フランス
100,000  300,000

シンボルで作られた棒グラフ、
比較が容易。
事例：亜鉛

必要以上のことを言わない
「語るシンボル（sprechende
 Signaturen）」を制作するた
めに、できるだけ図像を
図式化する。

色彩は、識別のための本質的手段

男性：暗色
女性：明色

地図の一部（市街地） 解剖図の一部（神経）

背景色は、個人ないしは集団の
国外などの場所を意味する。
たとえば、田舎の子供は緑の
背景。都会の子供は灰色の背景

子供：緑
老人：灰色

避けるべき表現方法
より多くの対象は、より大きなシンボルで表される。

写実的な対照的事例：車
ドイツ フランス
100,000 300,000

四角と立体は比較が非常に
困難。
対照的な事例：亜鉛

「頭部」が勘定されるた
めに強調されているが、
この場合は、
円形だけで十分。

色彩

図 1.10.「社会経済博物館，展示に関
わる方針」，c. 1926.　（出典：Isotype, 
2013，筆者による翻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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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な変化が観察できる。1925年の初期のチャートでは，写実的なペン画表現が中心

であった（図 1.12）。しかし，この表現が数量以外の無関係な細部に関心を惹きつけ

てしまう点を反省し，その後すぐに切り絵の技法を採用するに至っている（図 1.13）。

切り絵の素材には色紙も用いられたが，スプレーで着色した紙が主に使用されていた。

ただし，切り絵の技法のみを排他的に用いたのではなく，モノクロの印刷物用のチャー

トにおいてはペン画の技法も使われ続けていた。

3.4. 「トランスフォーマー」の誕生
ルールとして明文化されることのなかった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の重要な特徴として，

「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と後に呼ばれることになるデータの構成方法がある。

それを実行するのが「トランスフォーマー」と呼ばれる役割である。キンロスによれ

ば「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トランスフォーマー」という用語そのものは，1931

年に初めて使用されたが 34，それ以前は “Pädagoge (教育 /教育者 )” ということばが

代わりに用いられていたとされる。「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にはいくつかの定

図 1.11. フランツ・チゼックの指導によってウィーン応用美術学校の生徒が制作した切り絵の作例，1925
（出典：Franz Cizek, Papier-shneide-und klebearbeiten, Kunstverlag Anton Shroll & Co. (Wien),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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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があるが，概ね，科学的データを視覚表現に移し換えることを意味する。科学的デー

タそのものを吟味するのではないという点で専門的な科学者とは仕事が異なり，視覚

表現を細部まで設計するのではないという点でデザイナーでもない。いわば両者の橋

渡しを行うことがトランスフォーマーの役割である。また「教育者」という用語がほ

ぼ同義に用いられていた事実が示唆するように，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は，読み

手に対して正確さを確保しつつも，関心を抱かせるような興味深いチャートを実現す

る作業である。

「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の役割も多くのチャートの制作を通じて次第に明確

化されていった。トランスフォーマーとしての役割を一貫して担っていたマリー・ラ

イデマイスターは，その回顧文において，そうしたチャートの事例をいくつか挙げて

いる。その代表的な１つが，出生と死亡の数量を対比したチャートである。軸の導入

は，チャートの読解の手がかりを与える役割を持ち，多くのチャートに共通してみら

れる特徴であるが，1926年以降継続して変化しており，試行錯誤があったことを示

している。また，構成の変化がはっきと見られるもうひとつの特徴は，シンボルの配

列の方向である。1928年までの出生と死亡を扱うチャートはほぼ例外なく縦に並べ

られていたが（図 1.14），1929年になって横軸に構成されたデザインが現れ（図 1.15），

以後配列の方向性は文字テクストと同様の横軸方向が基準となっていく。こうした試

行錯誤の過程は，そのまま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という操作が成立する過程でも

あるが，第 4章で述べるように，ノイラートは常に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を明確

な説明の困難な仕事と見なしていた。

3.5. ゲルト・アルンツの参加
1928年になって，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の発展にとって重要な出来事が生じる。そ

れは芸術家ゲルト・アルンツの参加である。アルンツは，「ケルン進歩派芸術家グルー

図 1.12. 「ウィーンの 1925 年 2 月における警察の介入した事件数」，1925.
ペン画による初期のチャート。（出典：Marie Neurath & Robin Kinross, The 
Transformer）

図 1.13. 「オーストリアの人口（非就労者）」，1926，
切り絵によって制作されたチャート（出典：G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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プ（以下「ケルン進歩派」と略記）」に関係していたデュッセルドルフの芸術家である。

ケルン進歩派は，ケルン在住の前衛芸術家フランツ・ザイヴェルト（Franz Wilhelm 

Seiwert, 1894 – 1933），ハインリッヒ・ヘールレ（Heinrich Hoerle, 1895 – 1936）らを

中心として連携活動を行った前衛芸術家グループの名称であり，彼らの特徴は明確な

左翼的政治態度と作品における独特の造形様式にあった。当初，表現主義的な様式に

基づいていた彼らの作品は，ロシア構成主義に大きな影響を受けた結果，抽象への志

向性を強めるが，具象的形象が画面から消失す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こうした傾向から，

彼らの作品は「形象的構成主義」（Figurativer Konstruktivismus）」，あるいは「政治的

構成主義」とも呼ばれていた 35。第一次大戦後にアルンツはザイヴェルトらと交流を

始め，ザイヴェルトらの造形とその思想に強い影響を受けている。アルンツがドュッ

セルドルフで画家，版画家として活動し始める 1924年頃から，彼の作品には明確に

政治的主題が現れるとともに，画面構成のいっそうの抽象化と繰り返し反復される「典

型」の使用という特徴がはっきりと現れてくる。こうした作風こそオットー・ノイラー

トの図像統計のデザインにとって決定的に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すことになる。

アルンツとノイラートは，すでに述べたようにノイラートが Gesolei展の展示の仕

事でドュッセルドルフを訪問した 1926年春にすでに出会っていた。このドュッセル

ドルフ滞在中に，ノイラートはアルンツが参加していたグループ展を訪れたのであっ

た。この展覧会訪問をノイラートに勧めたのは，当時の著名な美術評論家フランツ・

ロー（Franz Roh, 1890 – 1965）であった。彼はアルンツの参加していた展覧会につい

ての展評のなかで，アルンツの表現形式の中にノイラートの図像統計の試みと同質の

要因があることを指摘していた。アルンツ自身は，ノイラートと出会ったときの様子

を次のように記している。

“GESOLEI” と呼ばれた衛生博覧会がドュッセルドルフで開催された 1926年の春，私は

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館長オットー・ノイラート博士の訪問を受けた。美術史家フ

ランツ・ローもいっしょだった。ドュッセルドルフの芸術ホールでの展覧会で彼らは私

図 1.14. 「ウィーンの出生と死亡者数」，1925.　縦軸
方向に構成されたグラフの事例（出典：IC. T3c）

図 1.15. 「ドイツにおける出生と死亡者数」，1929.　横軸方向に構
成されたグラフの事例（出典：Die bunte Welt,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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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木版の版木に着色した作品をすでに見ていた。ノイラートが特に関心を持った作品は，

木版画「安息と秩序 Ruhe und Order」［図 1.16］のような，水平に並べられ，垂直に積み

重ねて表現された類型化された人物像であった。36

ノイラートはアルンツの雇用を考えたが，何らかの事情で 1928年まで実現しなかっ

た。その間，両者は文通によって断続的に連絡をとりつつ，1928年 9月から３ヶ月

の試験期間を経て，翌年の 1月に彼は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に正式に雇用されるこ

とになる 37。アルンツは，採用にあたり最初にノイラートから尋ねられたのは，アル

ンツと同様の能力を持つ芸術家がい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た。このことについてこ

う述べている。

ノイラートが最初に私に尋ねたのは，〈君のように有能で，かつ絵全体を歪めてしまうよ

うな個人的な差異を抑制できる人物は他にい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た。このような

次第で，私は人物像を描く私のやり方をチームの他の人にも強制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

た。私の描き方を人に強制するにあたっては，私の様式を守りつつ納得させる必要があり，

しばしば私はノイラートも説得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38

そこで，アルンツはケルン進歩派に近い芸術家であったオランダのペーター・アル

マ（Peter Alma, 1886–1969）を勧誘するとともに，ザイヴェルトに相談を持ちかけた。

その結果，ザイヴェルトの推薦を受けたチェコの芸術家アウグスティン・チンケルト

（Augstin Tschinkel, 1905 –1983）がその後博物館のメンバーに加わっている。

アルンツがここで述べているように，ノイラートがデザイナーに要求したのは，チー

ムワークにおいて芸術的な個性を抑制することであった。アルンツは彼自身の様式を

図 1.16. ゲルト・アルンツ「安息と秩序」1926（木版）（出典：G. Arntz, De tijd 
onder het mes: Hout- & linoleumsneden, 1920-1970,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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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る程度保持しつつ，なおかつそうした要求に応えることのできるほぼ唯一の芸術家

として，ノイラートの厚い信頼を得ている。

アルンツのもうひとつの重要な貢献は，シンボルの制作技法にある。版画家である

アルンツは，リノカットによるシンボルの制作を提案したのである。アルンツは彼の

貢献について，こう述べている。

異なったシンボルのシリーズ̶それを《シグネチュア》とわれわれは呼んでいたが̶で

作業するために，数多くの標準的な記号がウィーンの研究所で試行錯誤しながら制作さ

れていった。紙を切り抜いてシンボルを制作するという実験の後に，私はリノリウムで

基本的な形態を切り抜き，これらの基本的な形態を印刷したものを順々に貼り付けるこ

とを提案した。39

版画家であるアルンツは，当然リノカットの手法も心得ていたが，博物館における

制作業務では，アルンツはシンボルのデザインに専念し，リノカットの制作について

は別の担当者エディス・マツァリック（Edith Matzalik）が行っていた 40。

3.6. ニュー・タイポグラフィ
アルンツの参加とともに，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にはドイツを中心に進行していた同

時代の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ンの新傾向である「ニュー・タイポグラフィ」の考え方が

反映されるようになる。アルンツはこの点を次のように指摘している。

われわれはもはや添付するテキストを手で書くことを止め，印刷するようになった。最

終的にシンボルと印刷されたテキストは，20年代にチヒョルトが提唱していたニュー・

タイポグラフィの原理に従って配列された。41

チヒョルトは，主著『ニュー・タイポグラフィ』“Die Neue Typographie”（1928年 6

月発行）出版以降のある時期に，短期間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を訪問し何らかの協

力を行っている。キンロスはチヒョルトの博物館へのコンタクトを仲介したのは，フ

ランツ・ローであろうと推測している 42。ローは，チヒョルトとともに，写真集『写

真眼 “foto-auge”』（1929）の編集にも関わっており，同時代のドイツの写真，タイポ

グラフィの動向に詳しかったのである。しかし，チヒョルトが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

館で行った具体的な仕事については，ほとんど何も知られていない。それを示唆する

資料として，チヒョルトによる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レターヘッドのスケッチが

存在している程度である（図 1.17）。にもかかわらずこの時期のチヒョルトがアイソ

タイプに強い関心を寄せていたことは疑いない。チヒョルトは 1930年から左翼系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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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サークルである「ブック・サークル」のための書籍デザインを担当したが，その

ために彼がデザインしたシンボル・マーク（図 1.19）には，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が明

確であるし，また彼がデザインした書物『人類の３分の１』のカバーには，『社会と

経済』の図版がそのまま用いられている（図 1.19）。これらの仕事が，少数ながらチヒョ

ルトの仕事のなかに直接認めることができる影響である。

アイソタイプへのニュー・タイポグラフィの影響を示す特徴としては，さらにフツー

ラ書体の導入が挙げられる。キンロスは，フツーラ書体の使用を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

物館に示唆したのはチヒョルトではないかと推定しているが，確実ではない。いずれ

にせよ，リリース（1927年）間もないこの書体に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は比較的

早くから着目していたことは確かであり，フツーラ書体は 1929年後半以降のチャー

トに登場し，ほぼ一貫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になる。

3.7. 印刷物の出版
1928年以降，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はパンフレットや書籍などの印刷物の制

作を始めており，『ドイツの農業と商業の発達（ Entwicklung von Landwirtscha� und 

Gewerbe in Deutschland） 』，『労働組合（Die Gewerkscha�en）』，『カーラウ地区（Der 

Kreis Calau）』が相継いで制作された。いずれもおおよそ A5判サイズの小パンフレッ

トであり，前二者は博物館による出版であり，ノイラートの文章とともにモノクロの

展示チャートが掲載されていた。『カーラウ地区』はカーラウの福祉事務所から依頼

を受けて制作された。

1928年末には，翌年に出版される 『多彩な世界（Die Bunte Welt）』の制作が進めら

れていた（図 1.20）。『多彩な世界』は子供向けの多色刷り絵本で，その色使いも含め

てそれまでの印刷物とは大きく異なるデザインの特徴を示している。デザインの様式

図 1.17. ヤン・チヒョルトのウィーン社会
経済博物館のためのレターヘッドデザイン
下絵，1929（実現せず）（出典：C. Burke, 
Active literature, 2007）

図 1.19. 『人類の三分の一』表紙デザイ
ン：ヤン・チヒョルト，1930（出典：C. 
Burke, Active literature, 2007）

図 1.18. ヤン・チヒョルト，「ブック・
サークル」のためのシンボルデザイ
ン，1930（ 出 典：C. Burke, Active 
literatur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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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は，複数のデザイナーが参加した形跡が残されているとともに，アルンツの影響が

シンボルのデザイン，太い罫線の使用などに部分的に反映されている。また扱われて

いる題材も，人種，歴史，地理，社会経済など多彩であり，次章で論じる『社会と経

済』の内容との共通性も確認できる。

1928年以降に相継いで登場した以上の印刷物は，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をより広く

博物館の外に広めるメディアとなっていく。

3.8. 学校教育との連携
1927年頃から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と学校教育との具体的な連携が始まってい

る。具体的に確認できる事業としては，1928年から 29年にかけて実施されたウィー

ン 12区のマイドリンクに所在するハウプトシューレへの協力が挙げられる 43。当時

ウィーンでは学校教育改革が積極的に推進されていたが，その重要なカリキュラムの

ひとつに郷土教育があった。このカリキュラムは大都市に居住する子供達，とりわけ

労働者の子息に郷土愛を育むことを目標に設置された。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協

力のもと，教師（Josef Bienert）の指導によってハウプトシューレの 1年次（11歳）

の生徒たちが制作したのは，彼らの学校所在地であるマイドルンクの住宅と緑地の

分布や（図 1.21），歴史的な発達などをテーマとした図像統計であった。学校教育へ

のこうした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の応用は，ノイラートが関心を持ち続けた目標であり，

図 1.20. Die bunte Welt，1929（上）表紙，（下）見開きペー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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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の後 1934年まで同様なさまざまな協力が継続されていた 44。

一般人を対象とする博物館での展示と子供を対象とするデザインでは，通常は異な

る手法が検討されるはずであるが，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の場合は，基本的には博物館

でのデザインと同じ原理が子供にも通用することが実験によって確認された。調査の

結果，年長の子供の場合には既製のシンボルを与え，より年少の場合には自分たちで

描いて作らせることが望ましいという方針が得られた 45。年長の子供の場合，細部を

描きすぎる傾向があり，対照的に年少者の場合には，「はっきりと話したり，正確に

お話をするための絵を制作する」目的に対してアイソタイプを扱う十分な能力があ

る」ことが分かった。後者の例としてあげているのが，「この前の日曜日にクラスの

なかでどれぐらいの人が家にいて，どれぐらいの人が外に出ていますか」という課題

を視覚化したチャートである。子供達はさまざまな方法で彼らの経験を視覚化してい

るが，ある子は戸外を表すのに一本の木をシンボルとして描いていた。なぜ一本なの

と教師が問うと「キノコを添えた一本の木でも公園と分かる」と答えたという。こ

のエピソードについて，ノイラートは「これはまさしくアイソタイプのシンボル化

（symbolism）だ」と記している 46。ただし，ノイラートの考えでは，学校教育へのウィー

ン・メソッドの応用はあくまでも基礎的な能力の獲得にあり，専門家を育てることで

はなかった。したがって，対象となるのは 15歳までの子供たちに限られ，それ以上

の専門学校や大学などでの教育利用は念頭に置かれていなかった。

4. 結び
本章では，まずノイラートの経歴を略述することで，彼が視覚教育に踏み出す経緯

を確認した。社会経済学者であるノイラートは，戦時中に戦時経済博物館の館長とし

て活動し，博物館を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とした研究，展示にはじめて関わることになっ

た。ついで戦後のウィーン市で生じた住宅建設運動に深く関わり，その過程から労働

者教育の必要性を自覚することになる。住宅建設運動の衰退後に本格的な視覚教育を

図 1.21. 「マイドルンク地区における土地利用の分布」，1929，ハ
ウプトシューレの生徒が制作したチャート。（出典：Josef Bienert, 
‘Heimatkunde in bildstatistischer Darstellung’, In Meidlinger 
Heimatbuchausschuss (Hrsg.), Meidling, 1930）

図 1.22. 「どれぐらいの子供たちが森にいたでしょう」，c.1929，
児童の制作したチャート。（出典：G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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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としてノイラートが設立に成功した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は，このようなノイ

ラートの活動から「自然に」生じた産物であった。

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は，ウィーン市などの財政支援を受けた公共施設であり，

その活動も形式的には市の広報を中心としていたが，設立当初の展示構想は，そうし

た市の社会経済などの諸問題を，地球規模の時空のなかに位置づけようとするより

大きなスケールに基づくものであった。そして構想の片鱗は 1927年 11月に開館した

ウィーン市庁舎のフォルクスハレにおける展示構成にも部分的に実現されていた。

視覚的手法の面においても，設立構想の時点で，一貫した体系を持つ表現の確立が

目標に掲げられていた。コアとなる表現は数量の変化をシンボルの数で表す図像統計

であり，その一貫性から「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として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る。しかし，

細部の面ではさまざまな試行錯誤によってルール化が推進されており，1928年末の

芸術家アルンツの参加によって体系としての完成に近づいている。

内容面においては実際の展示は，世界全体を背景として，また歴史との関わりにお

いて提示しようとする当初の構想からはほど遠い内容であった。これは展示空間とし

ての制約もあるが，基本的には展示の中心が市やスポンサーとなった組織からの受注

仕事であったという環境にも起因していた。しかし 1928年以降から着手されはじめ

たパンフレットなどの印刷メディアによる展開は，こうした状況が変化する契機とな

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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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アトラス『社会と経済』の制作と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の「体系」
の完成

1930年に出版されたアトラス『社会と経済 “Gesellscha� und Wirtscha�”』は，ウィー

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活動の頂点に位置づけられる重要な所産である。『社会と経済』

の制作にあたっては，シンボルのみならず色彩，地図，フォーマット，書体といった

個々の表現要素全体にわたる標準化が徹底して追求された。こうした表現面での試み

に加えて，見逃せないのが内容構成である。前章で考察したように，組織としては自

治体のためのなかば公的な展示サービスのための専従機関の役割を担っていたウィー

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展示の中心が，基本的には社会民主党政権下のウィーン市政の広

報にあったことは否定できない。それに対して，『社会と経済』はライプチッヒ・ビ

ブリオグラフィ研究所（Leipziger Bibliographische Institut）からの依頼を受けて始め

られた事業であったことから，ノイラートは相対的に自由な条件のもとで彼が社会博

物館設立当時から抱いていた構想を具体化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った。したがって，そ

の内容にはそうした彼の構想が反映されていると想定できる。さらに，もう１つ重要

な契機が，『社会と経済』制作の最中に訪れている。それはベルギーの著名なインター

ナショナリストであるポール・オトレ（Paul Otlet）との出会いである。ノイラート

はオトレと共同して文化アトラス構想を推進し，アトラス『社会と経済』をこの構想

のモデルケースとして位置づけ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ある。

本章では，以上のような重要な特徴を持つアトラス『社会と経済』を対象として，

そのデザイン，内容，背景について総合的に考察し，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が踏み

出すことになる国際的な事業展開の一端をあきらかにする。

1. 『社会と経済』の由来
『社会と経済』の出版は，ライプチッヒ・ビブリオグラフィ研究所の創立 100周年

事業の一環として同社から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に持ちかけられた企画であった。

ライプチッヒ ･ビブリオグラフィ研究所は，辞書やアトラスの出版で定評のある老舗

出版社であり，この時期「現実のための新しい方向性」を包括的に提示する書籍の出

版に関心を抱いていた 1。

1929年 5月 2日付の日付が記載された『社会と経済』のスケッチがアイソタイプ・

コレクションに残されていることから 2，『社会と経済』の制作は遅くとも 1929年の

春頃から開始されたと思われる。当初 1930年の 3月に出版予定であったが，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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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になってもまだライプチッヒで最初の校正を行っており，最終的に同年 8月に出

版されている 3。このように『社会と経済』制作には，１年以上の期間が費やされた。

『社会と経済』の制作依頼は，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にとっては絶好の機会であっ

た。すでに論じたように，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は 1927年にウィーン市庁舎に常

設展示空間を確保し，分館も開館していた。さらに，1928年以降，出版活動にも積

極的に乗り出していた。とくに出版物のうち，最初のパンフレット『ドイツにおける

農業と商業の発展』（1928）と最初の多色刷り絵本である『多彩な世界』（1929）にす

でに部分的に見られたことであるが，国際的かつ歴史的な視野に基づいた視覚教材の

制作が目指されていた。『社会と経済』は，そうした方向性を本格的に追求する試金

石となった。

2. 組織体制の確立
外部予算の獲得によって，この『社会と経済』の制作のために大規模な作業チーム

が編成された。それは，以下のような大きく３つのチームから構成されていた。

１）専門家チーム
古代史の専門家としてロベルト・ブライヒシュタイン（Robert Bleichstein），統計

の専門家としてアロイス・フィッシャー（Alois Fischer），そして地理学の専門として

カール・ポイカー（Karl Peucker, 1859 - 1940），また美術史家としてシュビーガー博士

（Dr. Schwieger）らの協力を得ている。ノイラートは彼らを「アカデミー」と呼んで

いた。なかでも後で述べるようにポイカーは地図製作において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た。

２）デザインチーム
1926年以来の専属のデザイナーであるエルビン・ベルナート，1929年 1月から正

式に博物館に加わったゲルト・アルンツ，彼の紹介によって参加したアウグスト・チ

ンケル，ペーター・アルマらがデザイナーとして参加した他，同年の 5月 27日にバ

ウハウスで行ったノイラートの講演をきっかけとして，ロッテ・ベーゼ（Lotte Stam-

Beese, 1903 – 1988），ワルター・アルナー（Heinz Walter Allner, 1907 - 2006）らバウハ

ウス関係者も『社会と経済』制作作業に協力している。

3）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チーム
以上の学術専門家とデザイナーとの間に立って，両者の連携を円滑に媒介する仕事

を担当する「トランスフォーマー」と呼ばれるチームが，この時期に編成されている。

すでにふれたように，この役割自体はそれ以前にも存在していたが，「トランスフォー

メーション」という名称が用いられたのはこの時期に至ってからのことである。そし

て，この役割はマリー・ライデマイスターとフリードリッヒ・バウエルマイスタが担っ

ている。

以上のチーム編成の中心に位置するのは，ノイラート自身である。彼はテーマ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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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統計の吟味からシンボルのデザインのディレクションまでを総合的に行っていた。

したがって，『社会と経済』はその内容からデザインにわたり，全体的に彼の考え方

が強く反映されていたと想定できる（図 2.2）。

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を起点としたチャートの制作プロセスを解説した説明

図 2.1. チャートの制作過程を表した写真。上左から右へ：変換（マリー・ライデマイスター），シンボルのデザイン（ゲルト・アルン
ツ），シンボルのリノカットによる版木作成，シンボルの印刷，印刷複製されたシンボルの切り抜き，展示パネルへの貼り込み（出典： 
IC：N1708, N1587, N1588, N1591, N1710, N1589）

図 2.2. チャート制作の作業工程の模式図（Miles (1996) などを参考に、筆者が作成）

（オットー・ノイラート）

トランスフォーマー
（視覚化チームにおける

情報組織者）

ディレクター

デザイナー 工房

専門家（統計学者な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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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写真がアイソタイプ・コレクションに残されている（図 2.1）。これら写真によれば，

チャートの制作は次のような手順を踏んで制作された。まず統計データを「変換」す

る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が開始される，それができあがると，デザイナーによっ

てシンボルのデザイン原画が作成される。さらにその下絵をもとに版木が彫られる。

この版木が印刷機にかけられて，シンボルが複製される。文字についても活字を用い

て同じ印刷機で印刷される。こうして印刷されたシンボル，文字などの素材を切り抜

き，最後にそれらを糊でパネルに貼り付けていく。以上の行程が示しているのは明確

な分業体制であり，たとえアルンツは版画家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版木を作成して

いない。こうしたプロセスの合理化の志向性も，デザインの標準化とともに『社会と

経済』制作に合わせて生じてきた出来事である。

3. デザインの標準化
制作プロセスに加えて，『社会と経済』の制作において探究されたのが，徹底した

デザインの標準化の可能性であった。シンボル，色彩，地図，フォーマットをとりあ

げて，その具体的内容を検証する。

3.1. シンボル

デザイン面において生じたもっとも劇的な変化は，シンボルのデザインであり，『社

会と経済』のデザインを通じて本格的にその標準化が探求された。このデザインの標

準化のための模範となったのがアルンツの造形様式であり，複数のデザイン担当者に

共有された。またリノカットによるシンボルの制作方法が導入されたことも，その標

準化に大きく貢献した。

図 2.3. 『社会と経済』制作のためにトレーシングペーパー上に描かれた下絵。左上はインクで仕上げられた図。右図はおそらくアルン
ツによる下絵。複数の書き込みが確認できる。左下は，右図の部分拡大で，ノイラートによる書き込み（出典：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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シンボルのデザイン過程を示す 2枚のスケッチがアイソタイプ・コレクションに残

されている（図 2.2）。そのうちの 1枚から，デザイナーが鉛筆でトレーシング・ペー

パーに下絵を描き，インクで墨入れをする制作工程の様子がうかがえる。

もう 1枚のトレーシング・ペーパーには複数のシンボルの下絵が描かれているが，

そこには筆跡からノイラートのものと想定される記入が見られる。たとえばウールの

シンボルのデザインには「?」記号がつけられ（図 2.4），また水力発電のシンボルには，

電力を示すシンボルが赤で上書きされている（図 2.5）。完成したシンボルでは，ウー

ルのシンボルは，羊としてより認知しやすい表現に修正されており，また水力発電の

シンボルも電力を示す稲妻の形が付け加えられている。またシートに青インクで描き

込まれたペン画が見られるが，このペン画は筆跡からあきらかにノイラートによるも

のと断定できる。このように，これらの痕跡はノイラートのディレクションのもとに

シンボルの形状が試行錯誤を経て修正されていっ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デザイン作業における試行錯誤についての観察をまとめた記述が，「デザインガイ

ドライン（Grundsätzliches zur Methode）」とタイトルの付されたタイプスクリプトと

してアイソタイプ・コレクションに残されている 4。ガイドラインでは，シンボルに

ついて述べられている箇所があり，たとえば遠近法については可能な限り避けるべき

だと記載されている。実際，上述のスケッチには，そうした試行錯誤の過程を示して

いるシンボルとして鉄鋼を表すレールの形状の書き込みが確認でき（図 2.6），断面図

と遠近法表現の双方が検討され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完成した『社会と経済』のチャー

図 2.6. 「鉄鋼」シンボルの下絵類と完成したシンボル（出典：IC）

図 2.4. 「ウール」シンボルの下絵と完成したシンボル（出典：IC） 図 2.5. 「水力発電」シンボルの下絵と完成したシンボル（出
典：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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トでは，遠近法を用いたシンボルが採用されており，鉄鋼のような抽象的形態の場合

には遠近法が必要だと判断されたようである。このようにしてシンボルのデザインを

確定する作業が，『社会と経済』の制作を通して実践された。

アルンツの参加した 1928年から，彼を中心として新しく制作されたシンボルを項

目毎に分類したファイル『シンボル辞書（Symbol-lexikon / dictionary of symbols）』（図

2.7）の編集が始まっていた。ファイルに納められたシンボルの数は，『社会と経済』

の制作を契機としてしだいに増大し 5，1933 年の時点で 1,000余り 6，1935年頃には

2,000程度を数えるほどになった 7。

3.2. 色彩
色彩についてもシンボルと同様に，標準化が試みられた。『社会と経済』では色数

は青，緑，黄色，オレンジ，赤，茶，黒，グレーの 8色と，海を表すような地図表現

のための補助色に抑えられている。色彩の全体的用法として顕著な特徴は，とりわけ

グレーと有彩色との対比が効果的に用いられていることにある。グレーは主に統計図

の上部に配置され，文脈を補助的に表現する役割を持つ「補助図像（Führungsbilder）」，

地図の地色など背景や補助となる要素に，有彩色は重要性の高い要素に用いられてい

る。有彩色のなかで基本となる色彩は，緑，青，赤の三色であり，その色彩のシンボ

ルへの割り当ては習慣的意味に基づいて規定されている。たとえば原始的な文化経済

＝緑／古い文化経済＝青／現代的文化経済＝赤といった具合である。『社会と経済』

（no.99）に掲載された表（表 2.1）によれば，「古い・小さい・自然」な意味を持つ

図 2.7. 「シンボル辞書」，目次シート（左）と「サラリーマン」のシンボルシート（右）1930-　（出典：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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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象は緑であり，対照的に「新しい・大きい・人工」といった意味を持つものは赤で

表される。その中間が青となっている。後者をよりポジティブな意味と捉えれば，こ

の色彩の意味論は，特定の価値をも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現にデザインガイドライ

ンにおいても，明確に緑／青／赤は，ネガティブ／ポジティブの意味を表すと記され

ている。ただしノイラートはシンボルのデザインやその配置に関わる構文論的次元ほ

どには，それほど積極的に色彩の意味論について語ってはいない。
表 2.1. アトラス『社会と経済』で定められた色彩の意味

緑 青 赤
原始経済 古代経済 近代経済
原始宗教 古代宗教

小都市・田舎 大都市
農業 貿易（商業），交通 工業
動植物とその生産物 工業製品

私的経済 国家経済
小作農 自営業者 労働者，ビジネスマン
農民政党 ブルジョア政党 労働者の政党

3.3. 地図
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で制作された図版全体のなかで，『社会と経済』を特徴

づけるもっとも重要な要素は世界地図である。世界経済，植民地問題を扱う主題は，

1928年から顕著になっており，体系的な地図表記の確立が，この時期の博物館にとっ

て新しい課題となっていた。この課題を解決したのが，カール・ポイカーであった。

ポイカーは，オーストリアを代表する地理学者の１人であり，とりわけ写実的レリー

フ地図の近代的彩色濃淡デザイン法（Coloring design and shading deign for the relief 

map）を確立した人物として著名であった 8。

彼の博物館への協力は，すでに 1928年頃から始まっており，絵本『多彩な世界』

で用いられた世界地図の投影法にもその影響が見られる。ポイカーの貢献は大きくふ

たつあり，ひとつは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による統計表現に適した世界地図の投射法

（Map Projection）の確立であり，もうひとつは標高表現のための効果的な色彩法の

提供であった。投射法については，統計図では数量の比較を目的とすることから，で

きるだけ「歪曲」を排除するために，メルカトール図法（Mercator Projection）に代

表される等角図法は赤道付近の地域においてのみ用いられ，面積の歪みの比較的の少

ないエケルト（第 5）図法（Eckert Projection）がもっとも広範囲に使用されている（図

2.10）。それらの技法については図版の最終頁に細かく説明されており，それ自体が『社

会と経済』のテーマのひとつとなっている。標高表現のための色彩図法は，『社会と

経済』では古代中央アメリカ文化の分布を表した図版 1枚のみに見られる（図 2.8）。

この地図では，その標高表現のために，後退色と前進色の原理に基づいた「生理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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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ologisch）」なポイカーの色彩デザイン法が用いられている（図 2.9）。この図

版の下絵がアイソタイプ・コレクションに豊富に残されていること自体が，この表現

技法がノイラートにとって重要であったことを示唆している。以上のように，『社会

と経済』の地図表現は，専門的な地理学の手法に基づいて制作されており，その科学

性，ないしは客観性を高める役割を担っていた。

3.4. フォーマット
世界地図は，『社会と経済』のフォーマットを決定するうえでも重要な役割を持っ

ていた。もともと『社会と経済』の制作にさいしては展示への展開も最初から念頭

におかれていたことから，『社会と経済』の版下は展示パネルの大きさで制作された。

展示パネルのサイズは，1927年頃にはすでに決められていた。パネルサイズの決め

てとなったのは，既製の合板の最大サイズ 126cm× 189cmであった。そして，パネ

ルの標準サイズは，世界地図を具合よくレイアウトできる大きさの中から選ばれた。

5000万分の 1の縮尺の世界地図が採用されたが，この地図の外形は 80cm× 40cmに

収まるサイズであった 9。この大きさの地図を配置するのに適するパネルのサイズは

63cm× 94.5cm（枠なしの場合 61× 92.5）となり，それはちょうど合板の最大サイ

図 2.8. 「インカ帝国の中心地」（「古代アメリカ都市」，『社会と経済』，no.14 ），
（左），トレーシングペーパーに描かれた下絵（右）（出典：IC）

図 2.9. 「古代アメリカ都市」図版のための色彩システ
ム。おそらくポイカーによるもの（出典：IC）

図 2.10. エケルト図法，（「カートグラフィック便覧」
(Gesellschaft und Wirrtschaft, no.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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ズの 4分の 1であった。ノイラートはさらに長さ 94.5と 63の関係が 3対 2となるこ

ともこのサイズの利点として指摘している。これによって異なるサイズの展示パネ

ルを都合よく組み合わせることが可能となるからである（図 2.11）。『社会と経済』の

フォーマットは，この標準サイズ（枠なしサイズ）を，長さの割合でほぼ二分の一に

縮小したものであり，そのサイズは 30.5cm× 46cmである。この場合，『社会と経済』

の世界地図の縮尺は，10億分の 1となり，ちょうど 20× 40cmが地図の全体サイズ

である。そして版面はこの地図を基準として 24cm× 40cmで統一されている。以上

のフォーマットの産出方法は，なぜ『社会と経済』のフォーマットが非常に近いにも

関わらずドイツ標準規格（DIN）の A3（29.7cm × 42cm）ではないのかという疑問

に対する答えとなっている。ノイラートはもちろん DINの存在を知っていたが，博

物館の展示フォーマットのシステムと世界地図の縮尺の観点から，『社会と経済』で

は独自のフォーマットを採用す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る。

3.5. 国 ･ 地域の位置関係
『社会と経済』において，世界地図に加えて検討事項となったのが，図像統計や表

における国や地域の位置関係であった。検討の結果，地図との一貫性が考慮され，ア

メリカ大陸を左，ヨーロッパを右に配置する地図の配列と同様に，左から右に向かっ

てアメリカ，イギリスと続き，上下方向では，カナダ，アメリカ合衆国，メキシコと

続く方法が定められている。無論この方法には限界があるが，チャートの相互比較を

行う際には有効である（図 2.12，2.13）。

63cm 63cm

既製の合板の最大寸法

63cm

94.5cm 94.5cm 

42cm 

42cm 

42cm 

63cm 

63cm 

126cm 

46cm 

30.5cm 

189cm 

Atlas 

ベーシック・エレメント

図 2.11. アトラスと展示パネルフォーマットとの関係を示した図。アトラスの版下はベーシックエレメントのサイズで制作された（筆
者による作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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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タイポグラフィ
タイポグラフィの面でも『社会と経済』は，それまでのデザインと一線を画している。

すなわち，タイトルから図内の文字に至るまで，書体はほぼ完全にフツーラ（Futura 

type）で統一され，タイトルの文字組についてもそれまでしばしば見られた大文字の

みの組みに代えて，大文字と小文字の組み合わせに統一されている。こうしたタイポ

グラフィの面での変化については，チヒョルトの貢献があった可能性がある。

以上のように，『社会と経済』の制作を通じて，シンボルから地図，フォーマット

に至るまで一貫した体系的なルールが生み出されたのであった。

4. 『社会と経済』の内容構成
『社会と経済』は，個別の図版シート100枚（そのうちの2枚は凡例）とテキストのシー

ト 30枚から構成されている（図 2.14参照）。したがって，原理的には読者はシート

を自由に組み合わせて，図版の相互比較を行う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だが，

その一方で『社会と経済』の内容構成には明確な構造がある。98ページにわたる『社

会と経済』の全体構成は，大きく現代以前の歴史の章と現代の章に分けられる。１ペー

ジから 21ページまでが現代以前であり，それ以降が現代である。現代以前の章では，

図 2.12.「世界の就業人口」，『社会と経済』，
No.82。マトリクスの構成は，地理的位置関
係にある程度準じている (Gesellschaft und 
Wirrtschaft, no.82）

図 2.13.「世界の商船」，『社会と経済』，No.55.
国の配置も地理的位置関係にある程度準じてお
り，アメリカが左に配置されている(Gesellschaft 
und Wirrtschaft, no.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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メソポタミアとエジプト：国家と人口／都市 

BC.3000／1500／500 BC.3000／1500／500 AC.100 帝国最盛期 帝国最盛期 紀元元年前後 AC.750頃 

1800/1900/1930 

1500頃 1783／1880／1930 1700／1850／1930 1500／1850／1930 1783／1850／1930 

AC.1250以降 AC.1/1500/1930 AC.1/1500/1930 AC.1500 AC.1477 AC.1000以前／1000-1550／1550以降 

 ローマ帝国：人口  ローマ帝国：都市  ローマ帝国：生産品 紀元前後の国家と人口 

1500年頃の国家と人口 

1930 1930 1930 

1930年の国家と人口 世界の勢力 国際連盟 

BC.479～AC.1476 BC.1683～AC.1918 1525～1918 

戦争 
古代と中世の 
軍備と戦争 

1914／1930 

政治形態 
ヨーロッパの政体 

1930 

議会 

1930 

西洋文化における 
憲法形態 

近代の 
軍備と戦争 

戦死者 

1913-14／1928-9 

戦後から現代までの軍備 

アラブ帝国と近隣地域：人口、都市 1250年以降のモンゴル帝国：都市と人口／生産品 インドと極東：人口／都市 1500年頃の古代アメリカ文明 15世紀頃のドイツの都市 ドイツの修道院 

資本主義の発達：植民地 

大英帝国：人口 フランス植民地：人口 ロシア帝国：人口 アメリカ：人口 

西・中央ヨーロッパ 
への輸入貿易 

世界の農産土地利用 ユーラシアにおける 
森林面積 

世界の栽培地面積 1860年以降のパン用小麦、 
米産出の発達 

世界のパンと米経済 1860年以降のジャガイモ 
栽培の発達 

世界のジャガイモ経済 1870年以降の 
砂糖生産高の発達 

世界の砂糖経済 世界のコーヒー、カカオ、 
茶の経済 

世界の牧牛、 
養豚、牧羊 

世界の綿経済 1895年以降のゴム産出の 
発達 

世界のゴム経済 

世界経済と商業ヨーロッパの輸入貿易 世界の土地利用 

都市と人口

労働者運動 

凡例 経済形態と宗教 賃金 

1870年以降の石炭、石油産出 世界の石炭経済 世界の石油経済 世界のエネルギー供給 ヨーロッパの水力エネルギー、 
石炭・石油エネルギー 

世界の鉄鋼経済 世界の金・銀産出 世界の商船 
における石油燃焼機関船 

 世界の商船 世界の自動車 鉄道の発達 ヨーロッパ諸国、 
ソビエトの独占生産物 

ヨーロッパ以外 
の諸国の独占生産物 

戦前と現代の機械輸出 主要な商業国家の 
対外貿易 

外国資本と異化 外国国家負債と 
ドイツの賠償金 

国家支出 世界の人口 世界の都市  
1800/1900/1930 

25人未満あたり 
の大都市 

 北京 ダマスカス ローマ ニューヨーク 
紀元前300/紀元300/1500/1930 紀元前1100-240/紀元220-1270/ 

1270以降/1930 紀元/16世紀/1930 1767/1805/1930 

1914/1929 1850/1900/1913/1929 1914/1920/1928 1825/1851/1881/1901/1913/1926 

大都市の人口密度 主要な時代、国家 
における典型的人口密度 
紀元前1500/500/0/後1500/1700/1930 

1920から27年 
までの主要国家の 
移民人口 

民族移動問題 1920年頃の経済形態 
に基づく就労者 

1920年頃の 
男女別の就労者 

アメリカ南部に 
おける黒人奴隷 

現代における 
奴隷の伝播 

ニュルンベルグの 
社会構成 

ウィーンの 
社会構成 

15C./現代 c.1700/現代 1760/1850/1860  

 世界の就労形態別人口 世界の労働組合 組織化労働組合と 
未組織の労働者と職員 

ドイツの工業会社に 
おける従業員 
1882/1925 

1912/1928 

ソビエトにおける 
労働者 

失業 
1913-28 

ストライキとロックアウト 
1913、1920、1925-1928 

中世以降の職人と 
労働者の実質賃金 
1250/1350/1450/1550/1650/1750/ 
1800/1850/1900/1913/1920/1930 

 1928年の実質賃金  ドイツ国内資産分布 乳児死亡率と収入 経済形態の発達と 
宗教の発達 

経済形態の分布 宗教の分布 世界の民族 世界の経済形態 世界の宗教 シグネチャ（シンボル）   
紀元0/1500/1930 

地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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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図 2.14　アトラスの内容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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まず古代メソポタミアとエジプト，ローマ帝国を対象とした古代から始まり，ついで

中世のアラブ世界，モンゴル帝国，インド，極東，古代アメリカ文化，ドイツと続き，

そのあと，16世紀から現代にまで至る大英帝国，フランス，ロシア，アメリカといっ

た大国の植民地の拡張が資本主義の発達史として描かれている。

現代以前の章における図版では，たとえばローマ帝国，モンゴル帝国などのように，

すべて地図上にデータが配置されている。広大な世界各地に点在する古代文化の様相，

その地理的広がりの様子が描かれているのである。それとは対照的に，22ページ以

降の現代の章では，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に基づいた統計図が大きな比重を占めており，

現代以前の章において，広大な地球上に点在していた人間や都市，食糧，工業生産物

などの対象が，今度は主役となって描かれている。

現代の章は，「世界の勢力」とタイトルが付された世界各国の人口対比を描いた統

計図で始まる。この図版では，世界各国の人口の割合が示されているが，人間が，白，

褐色，黄色，黒，赤の 5つの色彩と，5種類の異なる衣服や帽子の形態を持つ人型の

シンボルによって描かれている。白は主にヨーロッパ人とその子孫が，褐色は主に中

近東とインド，モロッコから東インド（インドネシア）の住民が，黄色は中国，日本，

インド高地に位置する住民が，黒は黒人および白人と黒人の混血が，赤はメスティー

ソ［スペイン人とインディオの混血］とアメリカインディアンがそれぞれ該当する。

これらのシンボルによって，国家，植民地，民族集団のあいだの込み入った関係が明

確に示されている。

以下，平和（24），戦争（25～ 28），政治制度（29～ 30），世界の生産と消費を俯

瞰する世界経済（31），世界の有産地利用（32～ 35）と続き，36ページから 62ペー

ジまで食糧，エネルギー，資源，生産物など 26点におよぶ「世界経済」に関する主

題が続く。63ページ以降では，都市と人口，および人口移動に関する主題，社会構成，

労働者組織に関する主題などが続き，最後に，経済形態の発展と宗教の発達との比較

に関する主題で，『社会と経済』は完結している。

ところで，1929年の 11月の時点では，全体構成は全体で３部から成っていたこと

がムンダネウム所蔵の資料から判明した（図 2.15，以下この構成を「11月版」と略

80 80

100 100

27

1 1

21

1929 11 月版 完成版

1930 年
までの展開

一般的基礎

現代

図 2.15.「11 月版」から完成版への内容の構成
の変化（筆者による作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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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する）10。それによると，まず「一般的基礎」の章があり，「第一次大戦までの発展」

の章がそれに続く。一般的基礎は，「世界の植生」，「世界地図」，「地下資源とその所有」

の３ページから成る。2番目の章は，25ページで構成されており，完成版よりも扱わ

れる歴史的事象の数が多く含まれ，「大戦から現代（1930年）までの発展」の章が最

後に置かれているのが大きな違いである。それに対して，完成版では「一般的基礎」

の項目がなくなり，現代以前の発展を扱うページ数も減らされ，その代わりに現代の

章の拡充が行われている。

11月版での構成と完成版とを比較すると，大きく配置換えされた項目群があるこ

とが分かる。それらは，下表のように，いずれも最後のページ群に集中している。

表 2.1. 11 月版の内容構成と完成版の番号との対応（no.80 以降）

11月版 完成版

83 大英帝国の人口 18

84 アメリカの人口 21

85 ロシア帝国の人口 20

87 インドと極東：人口 11

88 インドと極東：人口都市 12

89 民族移動問題 75

90 外国資本と異化 62

91 大国の財政

92 外国国家負債とドイツの賠償金 63

93 戦前と現在の軍事力 28

94 ヨーロッパの統治形態 29

95 1930年の議会制 30

96 世界の民族集団 96

97 世界の宗教 98

98 世界の経済形態 97

99 国際連盟 24

100 世界の勢力 23

11月版では，植民地に関するページが 83～ 88ページに配置され，さらに第一次

大戦後の軍事と政治体制が 92～ 94ページを占めている。最後の図版はまったく異な

り国際連盟と世界の勢力に関する項目が配置されていた。この構成は植民地政治の問

題を強く示唆する政治的な内容となっており 11，また国際連盟の項目は，この組織の

同時代における役割の重要性を強調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しかし，完成した『社会と

経済』では経済形態と宗教形態の比較の図版類で終わる構成となった。この変更の意

味については，アトラスに添付されている解説テクストが示唆を与え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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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経済形態の発展と宗教の発達」を比較する一連の統計図が示しているのは，経済

形態の発展と宗教の発達がともに，何らかの共通した傾向を持っているという推測で

ある。解説テキストにおいて，ノイラートはその傾向を，「より自由な民族同士の結

びつき，経済，技術，科学の発展を可能にした」ものと見ている 12。すなわちまず宗

教においては，狭い部族に限定される原始的宗教に対して，仏教や，ユダヤ教，キリ

スト教，イスラム教の神学的宗教の成立が，それを解放する役割を担ったとする。他

方，経済形態に関しては，ノイラートは，原始経済形態，古代文化諸民族の経済形態，

近代経済形態の三つのタイプを設定し，同様の役割をとりわけ「近代経済形態」に求

めている。

三つの経済形態のタイプは，図像統計では弓矢，ハンマー，歯車のシンボルで表現

されているが，これらは，単純に狩猟，手工業，工業の区分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

解説テクストの冒頭ページには，この経済形態の三形態が，その伝播の形態，建築，

技術，生産など多くの事象を同時に特徴づける多元的かつ集約的な概念として示され

ている。したがって，「世界の経済形態」を示す最後の図版は，『社会と経済』の主題

である人間の文明化とその発展を，文字どおり〈多彩なイメージ〉によって集約して

表現する象徴的役割を担っていると推定できる。現にノイラートはテクストの末尾に，

近代的経済形態に重要な価値評価を与える予言的な結論を次のように書いている。

キリスト教は，古い文化において生じてきた。近代的な経済形態においては，新しい宗

教が生じるのではなく，科学的世界把握（Wissenscha�liche Weltau�assung）と無神論が

生じるのである。13

ここで用いられている「科学的世界把握」とは，同時期に哲学者としてのノイラー

トが推進していていた哲学的主張を象徴的に示すスローガンである。哲学者としての

ノイラートは，「ウィーン学団（Wiener Kreis）」の組織者の 1人として知られている。

「公式」のウィーン学団結成には前史があり，その根はノイラートのウィーン大学時

代の 1907年頃にまで遡ることができる。ノイラートはそこで同期生であったハンス・

ハーン（Hans Hahn, 1879–1934），フィリップ・フランク（Filip Frank, 1884-1966）ら

と同時期の科学哲学の動向に接し，活発な議論をしていた。このサークルは 1922年

にウィーン大学の哲学講座に着任した哲学者モーリツ・シュリック（Moritz Schlick, 

1882 - 1936）の下で新たに再開される。このサークルに集まっていたのは数学者や哲

学者らであり，ノイラートは指導的立場にあった。1928年以降，ノイラートらのサー

クルは，エルンスト・マッハ協会の場で公的な講演会やセミナーを開催するようにな

る，もともとこの協会は，自然科学の理念と業績をプロモート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

オーストリア・自由思想家連盟の提案で 1927年に団体として法的に登録され，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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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から正式に発足した団体であったが，シュリックが選挙で代表に選出され，ノ

イラートらが中心となって活動していた。そして，彼らは 1929年 9月にプラハで開

催された精密科学認識論第１回国際会議において，マニフェスト『科学的世界把握：

ウィーン学団』を公表し，それ以降サークルは「ウィーン学団」として知られるよう

になるのである。マニフェストでは次のように，「科学的世界把握」の実践的側面が

強調されている。

我々は，いかにして科学的世界把握の精神が，個人や公共の生活形式，教育，しつけ及

び建築術の形式に深く浸透し，経済および社会生活の形態が合理的な原理に基づいて導

かれるのを助けているかを経験している。科学的世界把握は，生活に役立ち，そして生

活はこれを取り入れる。14

このように，「科学的世界把握」とはノイラートが提唱する科学的態度を表した概

念である。したがって『社会と経済』末尾に導入された「科学的世界把握」というこ

とばには特別な意味，すなわち宣伝の意味が込められていると解釈できる 15。

5. 『社会と経済』と『普遍文化アトラス』

5.1. ポール・オトレとの出会い
『社会と経済』の制作が進行していた 1929年の夏に，ノイラートにとって重要な契

機が訪れた。ポール・オトレ（Paul Otlet, 1868-1944）との出会いである。オトレは普

遍書誌の編纂を試みた人物として著名な国際主義者であり，建築家ル =コルビュジェ

（Le Corbusier，1887 - 1965）の建築案で知られる「ムンダネウム（Mundaneum）」

計画の考案者としてしばしばデザイン・建築の分野でも言及されている 16。ノイラー

トにオトレの事業を紹介したのは，次章でふれる設立準備中のシカゴ科学産業博物館

の館長であったウォルデマー・ケンペート（Waldemar Kaemp�ert, 1877 - 1956）であっ

た。ケンペートはノイラートの従兄弟であり，ノイラートがウィーン商科学校に勤務

していた 1911年に最初に出会っている 17。当時彼は 1933年に開館予定のこの博物館

の設立準備のための調査を目的に，ヨーロッパ各地へ訪問しており，1929年 3月に

パリでコルビュジェに出会った。そのおりにケンペートは，コルビュジェからオトレ

のムンダネウム構想を紹介され，この計画をノイラートに手紙で伝えている 18。こう

してノイラートは，オトレの事業を知ることになった。ノイラートは 1929年 7月頃

にオトレの「世界宮殿（World Palais）」を訪れ，その直後から両者の濃密な交流が始

まる。

彼らが意気投合して企てた事業が，『文化アトラス（Atlas de la Civilisation un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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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le）』の制作であった。オトレの事業は，書誌分類から国際連合の設立，普遍博物館

の設立など多岐にわたっていたが，その一つに「普遍主義者」の育成を目的とした国

際的な視野からの教育プロジェクトがあった。1920年代初頭から，オトレはそのた

めの教材として写真や映画，図表などの視覚資料の開発を試みており，その中心とな

るのは，国際歴史教科書の作成であった 17。この目的のために，オトレは「教育国際

事務局（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教材委員会（Committee for Education 

Materials）」をポーランド人のアンヌ・オダーフェルト（Anne Oderfeld）と 1927年 9

月に設立する。そして，その翌年の 4月 6日に，世界宮殿で開催した教材委員会会議

において，『普遍文化アトラス（Atlas de la civilization universelle）』の制作プロジェク

トを決議することになる 18。

オトレの構想では，このアトラスは文明化の過程と現状を，包括的に提示すること

を目的として，すべての国家のそれぞれの人間と文化，領域が，その現象を最適に表

現する銅版画やチャート，カット，ダイヤグラムやグラフを用いた「ハンディで，比

較可能で，自由に組み立てることのできる独立したシート」として作成される予定

であった（図 2.16）。ユニバーサル文化アトラスは，1929年に開催された教育協会国

際連盟第 3回ビエンナーレ会議（�e third Biennial Conference of �e Congress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Associations）に合わせて行われた《国際教育展覧会》

で展示された。この会議を紹介したニューヨーク・タイムズの記事によると，それは

国際平和のための教育を目的としており，2000人近くの教育者が集まっていた。そ

して，同時開催のこの展覧会は「世界の相互依存性の提示」を共通テーマとしていた。

図 2.16. ポール・オトレ，「文化アトラス」の事例，1928（出典：PO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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レポーターは次のように伝えている。

大人たちは，アメリカ内戦のようなおなじみの主題と同等に，彼の学校時代には決して

聞いたことのなかった「16世紀アフリカの偉大なムスリム帝国」といったような主題

が，ベルギーの教授ポール ･オトレの包括的で客観的な「文化アトラス」のグラフィッ

クチャートで扱われていることを発見する。21

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も，この同じ展覧会に博物館の資料を出展しており，ノイ

ラートは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とオトレの事業を補完的な関係にあると捉えていた。

こうして，ジュネーブでの教育協会国際連盟の会議の期間中に開催された 7月 31日

の展覧会国際参加者委員会において，国連の提案に基づいて，オトレとノイラートは，

文化アトラスの制作を目的とした研究機関の設立を委譲されるに至る。彼らはこの

研究所の名称を「NOP」と呼び，そのプロジェクトに着手する。10月 11日に両者の

あいだで議定書が交わされ，文化アトラスに関してはオトレ側は写真，テクスト，図

像の元になる素材の提供を，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側はアトラスの作成に関わるす

べての技術的実践を提供することが同意された。「NOP」（新世界図絵（Nuovo Orbis 

Pictus））という名称は，著名な 17世紀の教育家コメニウス（Johannes Amos Come-

nius）が出版した『世界図絵（Orbis Sensualium Pictus）』にちなんだ名前であると同時に，

ノイラートとオトレの名の頭文字をも含んでいた。ノイラートとオトレは，文化アト

ラスをコメニウスの事業の 20世紀版と位置づけたのである。

5.2. 共同作業
オトレとの共同作業がスタートしたのが，アトラス『社会と経済』の制作途上であっ

たことから，ノイラート側ではその制作指針に大きな変更はなかったであろう。しか

し文化アトラス構想への着手が，とりわけ『社会と経済』のデザインの標準化という

目標に重みを与えることにな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大規模なプロジェクトである文

化アトラスを実現するためには，グラフィックのいっそうの標準化が不可欠な条件と

なったはずだからである。

オトレも視覚的技法の標準化に強い関心を抱いていたことは，両者の間で交わされ

た書簡類をはじめ，両者の共同討議のおりに描かれた推定されるスケッチ類からも推

定できる。そのなかに『社会と経済』に関係する事項として，世界地図の外形，フォー

マット，そして地図の標高表現を表す図版が存在している（図 2.15）。おそらくノイラー

トが進行中のアトラス『社会と経済』のデザインの考え方を説明するために描いたも

のである。オトレはもともと紙の標準規格をはじめ標準化という主題自体について早

くから関心を抱いており，視覚的技法に対しても強い関心を持っていたが，視覚的技



第 2 章　アトラス『社会と経済』の制作と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の「体系」の完成　｜　62

法の標準化自体はオトレにとっては未着手の領域であった。ノイラートは，ウィーン

社会経済博物館が推進している視覚的技法の標準化を次のように説明している。

博物館から貢献するのは，図像統計の手法と体系的な地図の仕上げ，すなわちチャート

やテクストなどによって，すべての歴史的記述 chlono (gram)，地理的記述 topo(gram)，

量的記述 quanto(gram)の描写ができるという強い期待である。22

“chlono-gram”，“topo-gram”，“quanto-gram” とは，それぞれ標準化された時間表現図，

空間表現図，数量表現図のことを指し，『社会と経済』で描かれる図表を習慣的な用

語を使わずに，より基本的な分類基準で表した概念である。こうした抽象的な分類概

念を用いた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交わされたことも，より普遍的なデザイン言語の確

立を目指そうとする両者の理念を反映していると判断できる。

5.3. 百科事典としての『社会と経済』
10月 18日に表明された両者のプロトコルによると，出版事業そのものがかなり拡

大され，文化アトラスの他に読書事典（Lexicon），青少年向けのアトラスと事典，新

聞などの出版も構想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アトラスは，「一般的アトラス」と国別にま

とめられた「特別アトラス」に分けられている。この一般アトラスが文化アトラスに

妥当するのであるが，それは各々 100枚の図版シートで構成された 60巻の巨大なア

トラスとなる予定であった。文化アトラスの内容は，大きくは天体や地理，生物を対

象とした自然科学的な「導入」の部（12巻）と宗教や芸術の歴史，社会と経済，世

界組織，技術と人間，そしてピクトグラムと記号の歴史，論理学と数学の歴史などの

図 2.17. ムンダネウム資料に残されているノイラートのものと推定されるスケッチ。（左）パネルフォーマットを
示す図（図 2.11 と比較せよ）。（右）標高を示した図（図 2.8 および 2.9 と比較せよ）。c.1929（出典：PO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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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と生活秩序」の部（48巻）で構成されていた 23。

また，第一弾として以下の8巻が2年以内に出版される計画であった。すなわち，1.地

理的条件を考慮に入れた人類の発展，2.世界組織の発展，3.魔術と技術の発展，4.社

会衛生の発展，5.生活形式（住居，被服），6．教育，娯楽，スポーツなど（（6）社会

秩序の発展），7）世界像の発展，8）文字の歴史も含めた画像描写（ピクトグラフ）

の発展－－以上である 24。

このように文化アトラスは，まさに百科事典的な出版計画であったが，ノイラート

は，その試金石として『社会と経済』を位置づけようとしていた。実際にノイラート

は，この計画をビブリオグラフィ研究所にもちかけ，新たに英語版，フランス語版を

出版する出版社も探していた 25。1929年 10月に起こった世界恐慌の影響もあり，結

局このアイデアは実現には至っていないが，ノイラートは『社会と経済』の前言に，「こ

の仕事の改良，発展，継続に寄与する提案を求める」とオトレとの共同作業への協力

要請の呼びかけを記載しており，その希望を捨てることはなかった 26。

5.4. 複製博物館構想
オトレとの文化アトラスの計画は，『社会と経済』を包括的な百科事典としてのア

トラスの試金石として改めて位置づける契機となったが，ノイラートがオトレから示

唆を受けたもうひとつの重要なアイデアは，複製博物館構想だった。複製博物館構想

とは，ノイラートが 1933年に書いた論考『未来のための諸博物館』において提示した，

複製可能な博物館というアイデアである。そこでノイラートはこのアイデアがオトレ

の発案であることを，次のように示唆している。

将来，博物館は書物が今日まさしくそうであるように，量産されることになるだろう。

…（中略）…標準的なシリーズによって博物館の複製を製作するための基本的な提案

は，これまでしばしば詳説されてきている。特にブリュッセルのポール・オトレによっ

て。27

ただし，複製博物館のアイデアの出所を改めて検証したファン・アッカー（Wouter 

Van Acker）は，このアイデアは，オトレとノイラートの相互交流のなかから生まれ

た所産であることを示唆している 28。すでに述べたように，『社会と経済』のチャー

トはそもそも展示を前提として制作されていた。また，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活

動においても，移動可能な展示スタンドを用いて各地に展覧会を巡回するシステムが

すでに確立されていた。これらが直接博物館自体の複製を意味するのでないが，「複

製博物館」のアイデア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前提となる。

オトレの場合には，文化アトラスと平行してこの時期にオトレが推進していた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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ンダネウム構想との整合性が問題となる。ムンダネウム構想とは世界文化研究の中

心となる世界都市の建設であり，基本的には図書館，大学，美術館などを 1カ所に集

める中央集中型の構想であったからである 29。このような中央集中型のムンダネウム

構想を進める一方で，複製可能なアトラスを媒介とした小規模の複数のムンダネウム

も展開し，世界規模のムンダネウムのネットワークを形成しようという考え方は，ノ

イラートとの交流以降に生まれたものである。オトレはパトリック・ゲデス（Patick 

Geddes, 1854-1932）への手紙で次のように書いている。

アトラスの図版は，「文明化のための部屋あるいは博物館」の遍在化の容易な実現を促進

するでしょう。教育の全世紀をミニチュア化したムンダネウムが必要です。［…］ヘリオ

グラフ（白写真）の複製法で図版を複製できます。したがって唯一の複製たる世界宮殿

（Palais Mondial）と，数百のセンターによって 10日ごとに部屋を交換しながら，巡回

することが可能なのです。三年以内に小さなセンターが訪問者の眼前に世界宮殿の数百

の部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でしょう。このムンダネウムのネットワークによっ

て，基本的なアイデアを普及する方法となる配給のための安定した基盤を獲得するよう

になるでしょう。30

ノイラートもまた，文化アトラスとムンダネウムの関係に言及した手紙において，

ムンダネウムが「複製可能な図版や模型，映画スライド」から構成された博物館であ

ることを強調し，ムンダネウムの「プロパガンダ」として，「世界の各都市にムンダ

ネウムを」という宣伝を提案している 31。

オトレの「文化アトラス」および「ムンダネウム」構想も，いずれも実現すること

なく理念として終わったが，彼との交流から示唆を得た複製メディアを核とした博物

館－複製博物館のアイデアそのものは，その後のノイラートの展示，博物館に関する

強固な思想的中核を形成するに至っている。そのことは，博物館の意義を複製品の展

示に置く彼の次の文章にあきらかである。

視覚的な［展示品の］在庫過剰を避けるためには，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によるすべての

展示対象を，1カ所で集中して生産することが望ましい。けれどもその反面，その普及

については，博物館の脱中心化によって支援されるべきである。少数の都市の中心と

なる博物館，都市のなかの少数の好まれるスポットにある中心的博物館というあり方

は，大衆の広範囲な利便性に対立しつづけている。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の利点は，そ

れが，最初から対象の「複製」を示唆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聖遺物的性質 “Reli-

quencharakter” による単一の展示は，ことに技術博物館におい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

るが，ここで貢献する余地はな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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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会と経済』出版以降の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
『社会と経済』の出版に合わせて，市長のカール・ザイツ（Karl Saitz, 1869 - 1950）

をはじめ関係者を迎えて 1930年 10月 8日にアム・フッセンフェルドの博物館分館で

『社会と経済』の披露会が開催された（図 2.17）。同時に，このときに博物館の新し

い部門として「世界経済（ムンダネウム）」が加えられている。「世界経済」という主

題そのものは，フォルクスハレのブースの一角で展示されていたのであるが，これ以

降独立してこの分館で展示されることになる（図 2.18）。こうして 1925年の創設以来，

博物館の扱う主題が次第に拡充され，『社会と経済』の制作を契機にウィーン市の境

界を越えた世界を枠組みとする部門を創設するに至っている（下表参照）。

労働と組織
ジードルンクと都市計画
社会衛生と社会保障
精神生活と学校

労働と組織
住居・ジードルンク・都市計画
社会衛生と社会保障
精神生活と学校
世界経済（ムンダネウム）

労働と組織
生活状態と文化（社会衛生と社会教育）
ジードルンクと都市計画ジードルンクと都市計画

19251924 1927 1930

『社会と経済』の波及効果は，それだけにとどまらない。その制作に平行して完成し

た視覚的技法の体系と，オトレとの出会いから示唆を受けた複製博物館のアイデアに

基づいて，博物館の活動の国際的な拡張が次の目標となった。1932年頃に，社会経

済博物館の国際部門として，「ムンダネウム・ウィーン」が新たに設立された 33。オ

トレのそれとは独立した部門であり，この時期に活発化しつつあったウィーン社会経

済博物館の国際的活動を背景に，国際的な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の普及と管理を目的

としていた。たとえば，1931年 11月にモスクワに設立された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に

よる視覚教材の制作を目的とした組織イゾスタット研究所（Izostat institute: �e All-

Union Institute of Graphical Statistics for Soviet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s）への協力依

図2.18.『社会と経済』出版披露（1930年10月8日），市長カー
ル・ザイツ（左），オットー・ノイラート（右）（出典：IC）

図 2.19. 博物館分館アム・フッセンフェルド展示風景（c. 
1930）( 出典：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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頼があり，そうした国際的な活動を統率する必要性が生じていた事情もあったのであ

る。

1932年以降にムンダネウムの国外支部が，アムステルダムとロンドンに相継いで

設立された。アムステルダムに設立されたムンダネウム・アムステルダムは，経済歴

史図書館（Economisch-Historische Biblioteek）内に置かれ，主に経済史を扱うチャー

トが展示された 34。ロンドン支部であるムンダネウム・ロンドンの設立はおそらく

1933年末頃であり，成人教育国際連盟（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Adult Education）

の事務所内に所在していた 35。イゾスタット研究所は，ムンダネウムの支部ではな

く，ソビエトの人民委員会議（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ars）がモスクワに独自に設

立した機関である。新聞報道（『モスクワデイリーニュース』1933年 3月 25日）では，

すべての州，共同組合，商業組合，他の組織はノイラートの体系を採用すること，同

時に図像統計を制作する人材育成を目的としたノイラートと彼の同僚の招聘が伝えら

れている 36。こうして 1931年末にノイラートをはじめとして，アルンツ，マリー・

ライデマイスターら複数の博物館スタッフが初めてモスクワを訪れ，以降 1934年初

頭まで両者の関係は継続し，イゾスタット研究所は，1933年から 4年にかけておよ

そ 10冊のチャート集を出版している 37。そのほとんどはソビエトの 5カ年計画，第

二次 5カ年計画のプロパガンダを目的としていた（図 2.19）。また，出版物のチャー

トで用いられたシンボルには，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デザインの強い影響を残し

つつも，ソビエトの文化に合うよう改変されたデザインも見られた。マリー・ノイラー

トは，イゾスタット研究所での仕事について，契約期間が終了後に目にすることがで

きたのは，「手がけた仕事のほんのわずかなもののみで，しかもそれは全くソビエト・

リアリズム風のものばかりであった」と否定的に回顧している 38。

図 2.20. イゾスタット研究所で制作されたチャート。イゾスタット研究所，『5 カ年計画 4 年目の努力』，1932（The Struggle for Five 
Years in Four, Published by State Publishing House of Fine Arts, Moscow,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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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の国際的活動と平行して実施された，ウィーン市内での 1930年以降の社会

経済博物館の目立った活動としては，展示活動 39の他に出版事業が挙げられる（図

2.20）。1931年から定期刊行のパンフレット『通信教育（Fernunterrechit）』が出版され，

1932年にはチャート集『技術と人間（Technik und Menschheit）』，さらに 33年には

『学校における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による図像統計（Bildstatistik nach Wienna Methode 

in der Schule）』が刊行された。

このうち，『通信教育』は，印刷メディアを用いた新しい試みとして注目される。

創刊号の説明では次のように、このメディアが新聞と雑誌の中間に位置づけられる役

割を持つことを期待されていた。

『通信教育』は，新しい知識を獲得したいと望むすべての人，特に成人教育の指導者と

小さな知識サークルに参加している教師のために出版された。新聞と雑誌は計画的な専

門教育の材料としては適さない。前者は間近の出来事についての簡単な報告を提供し，

後者は特別な出来事についての細かい議論に専念している。これらのソースから諸問題

に対する概観を得て，それから包括的な意見をまとめるために必要な追加の情報を探索

するための十分な時間と労力を誰でも持っ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通信教育』はこのギャッ

プを埋めることを目標としている。時間の欠如から，学生と教師の双方とも要領よくま

とめる必要があるが，図像はこの文脈においてたいへん有用なのだ。それらは何が重要

かをすばやく明確に示し，あまり教育を受けていない人にも同様の効果がある。すでに

数カ国で効果が実証されている「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による図像統計」によって，素材

図 2.21.『通信教育』表紙。No.1,1931: No.8, 1931（出典：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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は記憶しやすい客観的方法によって提示される。これらのゴールを念頭において，『通信

教育』は優雅な文章や詳しい議論ではなく，心に残るであろう記述的な素材と図像を提

供する。40

また，A5版で 16ページからなるこのパンフレットは，内容がページ毎に完結してお

り，読者が自由に素材を切り抜いてまとめたり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た。

各々の『通信教育』の号から，読者は彼自身の関心に応じて素材をまとめることができる。

パンフレットは一部を切り離してもよいだろう。そのためにそれぞれのセクションは紙

葉毎に完結している。社会，生活，技術，科学が扱われ，誰でも特定の知識を得るため

の彼自身のやり方，このような簡便なやり方を発見できる。

以上のようなノイラートのメディアについてのアイデアは，オトレとの交流から部

分的には影響を受けていると思われる。オトレは，ページ毎に情報を完結させる「モ

ノグラフィ化」の原理の提唱者であり，この原理をノイラートに手紙で伝えているか

らである 41。『社会と経済』で制作したチャートも，モノクロないしは二色刷のチャー

トを印刷した小型のシートとして再制作され，要望に応じて配付されていた。『通信

教育』の他の重要な特徴として，読者から質問を募り，それに対する回答を次号に掲

載する方法を採用していたことが指摘できる。小さなメディアではあったが，あるい

はだからこそ，場所に限定された博物館というメディアの制約を補完する役割を『通

信教育』というメディアが担うことが期待されていたと言えよう。このメディアは途

中で『図像統計（Bildstatistik）』と改称して 11号まで発刊されたが，経済的な制約が

図 2.22.『技術と人間』， 1932. カバーシート（左）チャート（右）(Technik 
und Menschheit,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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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で，1933年には発行停止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

『技術と人間』は，「機械」，「エネルギー」，「交通」を副主題とした各 8枚のシート

から構成されており，『社会と経済』の制作時期にはすでに計画されていた（図 2.20）。

その意味で，「文化アトラス」の構想に由来する「アトラス」と位置づけられるが，『社

会と経済』以降，これが唯一のものとなった。最後の『学校におけるウィーンメソッ

ドによる図像統計』は，学校の教材としての図像統計についての詳細なルールがまと

められており，1936年に出版されることになる『国際図像言語：アイソタイプ』に

近い内容を持っていた。いずれも，ウィーン市の学校改革に対応して第一次世界大戦

後に設立された教科専門の出版社である Jugend und Volk出版から発行されている。

しかしながら，大恐慌の影響が深刻化する 1932年以降，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

は，経済的政治的に厳しい状況に直面している。1933年 1月にはドイツでナチスが

政権を獲得し，オーストリアにおいても右翼の連立政権の首相であったドルーフス

（Engelbert Dollfuss）が議会を停止し独裁体制を敷く事件が起きている。マリー・ノ

イラートは，次のようにこうした時期におけるノイラートの状況を描いている。

失業者は膨大な数にのぼり，企業は不振にあえぎ，そして，政治情勢は脅威に満ちたも

のになっていった。すべての物事がばらばらになっていくような 1932年頃にあって，わ

たしはこのときほど方向を見失い意気消沈していたノイラートをみたことがない。ウィー

ンはもやは生き残るチャンスもないほどに混乱した世界の中で，まだ幾分かは幸福が残っ

ていた孤島であった。42

1933年にはノイラートらは本拠地の移動の可能性を検討していた。友人の勧めか

ら，大西洋に面した場所として，オランダのハーグが候補となった。そして，オラン

ダ在住のマリー・フレデラス（第 4章参照）の協力により，同年夏にその地に国際視

覚教育財団（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Visual Education）を設立し

ていた。そして，1934年 2月にウィーンで市街戦が勃発し，その敗北とともにウィー

ン市の政権を担ってきた社会民主党は非合法化され，同時に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

は閉鎖される 43。そして，そのときモスクワに滞在していたノイラートは，プラハ経

由でハーグに亡命することになる。1925年の設立以来ほぼ 9年あまり継続したウィー

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でのノイラートの活動は，こうして終わりを告げる。

7. 結び
『社会と経済』の制作は，シンボルのみならず色彩，地図，フォーマット，書体といっ

た個々の表現要素の全体にわたる標準化の試みでもあった。それによって，ウィーン・

メソッドの「体系」がほぼ完成し，以降この体系はほとんど変化することなく一貫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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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になる。内容の面においても，世界史的視野から社会的経済的事象

を視覚化する試みとして，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設立の時点で提起されていた構想

を部分的に実現したものであった。独立したシートから構成されていたことから，『社

会と経済』の読者は，多様な社会経済事象を図解したシートを自由に組み合わせて利

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しかし，その一方で全体構成には説話的な構造が反映しており，

ノイラートの哲学的思想である「科学的世界把握」をアピールした「書物」としても

読むことができる作品でもあった。

オトレの「普遍文化アトラス」構想への参画によって，ノイラートは『社会と経済』を，

百科事典としての「普遍文化アトラス」実現のための試金石として位置づけようとし

た。この構想は実現には至らなかったが，独立したチャートの集積を「視覚事典」と

位置づけ，出版と展示によって普及させようとする「複製博物館」の思想の核となった。

「視覚事典」としてのアトラスは，ノイラートが後の科学の統一運動において提案す

ることになる「統一科学国際百科事典（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ed science）」

のプロジェクトにも通ずることから，ノイラートの思想を強く反映したプロダクトで

あったと言えよ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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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新時代》展構想と CIAM第 4回国際会議へのノイラートの関
与

『社会と経済』の制作時期である 1929年頃には，ノイラートは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

物館での活動を，ウィーン市という領域を超えて国際的に発展させる可能性を探り始

めていた。彼はこの時期に，国外の建築家やデザイン関係者と接触し，デザインや建

築のための展覧会やチャートの企画制作に携わる関係者に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の導入

を提案する活動を行うようになる。

ノイラートが社会経済博物館を設立し，同僚とともに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による視

覚教育の実践を展開した時期は，バウハウスに代表される近代デザイン運動と平行し

ていたことから 1，彼の活動はそうしたデザイン関係者から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すで

にふれたチヒョルトらドイツで活動していた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ン，タイポグラフィ

関係者との接触もそうした事情を反映した出来事であったが，建築家たちもその例外

ではなかった。ノイラート自身も，博物館設立以前にジードルンク運動の組織化を推

進していた経歴を有しており，もともと建築や都市計画に対する強い関心を持ってい

た。しかし，1930年頃から建築とデザインの世界から注目されはじめるのは，そう

した都市計画に関心を持つ人物としてではなく，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という独自の技

法を開拓した視覚的技法の専門家としてのノイラートであった。

本章では，ノイラートが関与することになる国際的活動のうち，ドイツ工作連盟が

オーストリア工作連盟と共同で企画した大規模な国際博覧会《新時代》展の構想と

CIAM（近代建築国際会議）第 4回国際会議をとりあげ，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の普及

活動の実態を探る。そのことによって，ノイラートの視覚教育に対する基本姿勢を確

認し，彼の考え方の独自性と問題点をあきらかにしたい。

1. 《 新時代》展構想
1928年にノイラートは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での展示を基本とした視覚教育活

動の実績をふまえて，新しく設立されたばかりのオーストリア工作連盟に加入してい

る。オーストリア工作連盟は，戦前にドイツ工作連盟の姉妹組織として設立されて

いたが，戦後になって組織としての求心力を失い，ヨーゼフ・ホフマン（Josef Ho�-

man, 1876 - 1957）が設立していた《ウィーン工作連盟》を設立しており，連盟は事

実上の分裂状態であった。しかしその後，両者の調停が図られ 1928年 11月 14日の

特別総会においてふたつの組織の統一化が実現する。総会の選挙において，ノイラー

トはその本部長となり，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自体が，法人会員として連盟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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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している 2。ノイラートが関与した工作連盟の仕事において注目されるのは，1932

年にケルンで開催される予定になっていたドイツ工作連盟主催の《新時代（Neue 

Zeit）》展構想についての彼の理論的貢献である。ノイラートのこの構想への関与は

アトラス『社会と経済』の制作時期と重なる時期にあたり，しかもドイツ工作連盟の

機関誌『ディ・フォルム（Die Form）』誌を通して，展覧会のあるべき姿をめぐって

彼の持論を展開している。

1.1. エルンスト・イェックの構想
1928年のオーストリア工作連盟の再結成以降，連盟ではドイツ工作連盟との密

接な連携が懸案となっていた。そのため 1929年 7月，ブレスラウで開催されたド

イツ工作連盟の会議にオーストリア工作連盟のメンバーが参加し，その会議におい

て 1930年の年次大会が両工作連盟の合同でウィーンで開催されることが決定された。

また 1929年の 11月以降，ドイツ工作連盟の機関誌『ディ・フォルム』誌にニュース

「オーストリア工作連盟通信」が定期的に掲載され始めた。

新時代展は，もともとドイツ工作連盟の創立 25周年にあたる事業として，1925年

にリヒャルト・リーマーシュミット（Richard Riemerschmidt, 1868 - 1957）によって

提起され，オーストリア工作連盟との提携以降，この展覧会は両者の共催によりケル

ンで開催される予定となっていた。この展覧会の準備作業は，その後建築家ミース・

ファン・デル・ローエ（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1886 - 1969）が引継ぎ，最終的に

はエルンスト・イェック（Ernst Jäckh, 1875 - 1959）によってプログラムが作成された 3。

図 3.1 《新時代》展，構成ダイヤグラム，エルンスト・イェック，1929. ダイヤグラム上部には「新時代」，下部には「生活の統一」と
記され，それぞれ「人類」／「人間」，「集団」／「個人」に区分されている。右回りに七つの構成部門が示されている。（出典：DIe 
Form, H15,1929, S. 4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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イェックは，その構想において，展覧会のテーマである「新時代」を「人間の思考

と創造性の全側面を探求すること」であり，それは「生じつつある近代世界の統一性

をデモンストレーションすること，これまでに達成されたものを示すこと，そしてな

かでも，工作連盟自体の努力によって示唆された未来への進歩と熱望についての同一

の信頼を訪れた人々一人ひとりに啓発すること」と定義づけた 4。

イェックは，こうした理念に基づいた包括的な展覧会プログラムを提案しているが，

それは「人類」，「人」，「集団」，「個人」の４分野の枠組みを有機的に関連づける以下

のような百科事典的な７つの部門から構成されていた（図 3.1）。

１）世界像Das Weltbild：「新時代」の科学的展示。コペルニクスの時代からアインシュ

タインまで（テレビやラジオなど新しい技術的所産）

２）人間の発展 Formung des Menschen：人間を形成し，身体と精神を統一する力

の展示。優生学，衛生，スポーツ／人間による表現形態の展示。観相学，書，言語，

衣服，音楽，ラジオ，写真，映画，芸術，新聞，雑誌，宗教と文化

３）力と物質の制御 Beherrschung der Sto�e und Krae�e：材料の性質と形態の扱い。

機械と機械化。手工芸と技術。鉄，金属，石，木，紙など。物質の展示のみならず，

その加工技術についての展示。

４）建設と住居 Bauen und Wohnen：住宅と巨大建築の建築技術の問題。住居の形態，

共同キッチンやインテリアの問題。交通機関の計画の問題。

５）都市と地域計画 Landsplannung und Staedtebau：「住宅地」の緊急の問題。農地

開発。地域の経済，文化，レクレーションの問題。地域のインフラの問題。

６）共同体形成 Gestaltung des Staate und：保証のさまざまな形態，連邦主義。共同

体の有機的組織化。

７）世界秩序 Ordnung der Welt：技術的経済的統一化による新しい世界秩序。

以上のイェックのアイデアは，単に新しい技術のみならず，それが及ぼしつつある人

間と人間社会，そして人間精神の歴史的変貌をも含めた百科事典的な構想であり，合

理性と観念論とが一体化したほとんど「神秘的」なヴィジョンであった 5。

イェックはドイツ工作連盟の代表者として，1930年にウィーンで開催される予定

のドイツ工作連盟の総会プログラムの調整のために 1929年 10月 2日のオーストリア

工作連盟の総会に参加し，そのとき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を見学している。そして，

総会の席上で「模範的な芸術工芸学校，無類の都市計画，そして指導的な社会経済博

物館の特別な三和音」を経験し強い感銘を受けたことを公言し，《新時代》展へのオー

ストリア工作連盟の協力への彼の期待が，ウィーン市の住宅政策のみならず「ウィー

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ユニークな業績̶その集団的な作業方法を通じてユニークであり，

その啓発的な成果と標準化された表現」に接したことによって大いに強められた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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べ，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への協力を期待する内容になっている 6。

1.2. ノイラートの構想

ノイラートは早速彼自身の新時代展についての構想を描いた「新時代：ケルン

1932（Die neue Zeit: Köln 1932）」と題する文章をディ・フォルム誌の同年 11月号に

掲載する 7。

ノイラートは，この文章において二つの提案を行っている。ひとつは内容の構成に

関してであり，もうひとつはその具体的な展示方法についてである。ノイラートは

イェックの構想に潜在している教育的要素を強調し，この展覧会を見本市ではなく公

衆のための社会教育の展覧会として位置づける。

展示は社会教育の一部となる。ドイツ工作連盟は 1932年の国際展覧会のために，公衆に

対する責任を引き受けた。というのも，［イェックの構成で示されている］体系的な全体

は，われわれの時代の国際的な啓蒙の要求を表現するものとして作り出されるのであり，

商業的，非商業的な競争が用いるところの見本市的な寄せ集めとしてではないからだ。

そして，イェックの構想に見られる包括的体系性そのものは，同時代の特徴であり，

問題となるのが，論理的構造を見いだすことだと述べる。

われわれの時代の特徴は，思想家の思想，画家や彫刻家，音楽家の創作，建築，住宅の

形態と，交通と全体的な生産プロセスとの相関性を，ますます多くの人間が意識するよ

う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これを宇宙的な見方で形而上学的な構造と見なすの

か，あるいはまとまった部分と断片的なままの部分が混ざり合った状態での経験の構成

要素の混合体と見なすのか，そのどちらであるにせよ，その論理的構造を解決しようと

努力している。

資源とエネルギー

入り口ホール

中部屋

個人的生活の形成

社会と生活秩序

図 3.2．ノイラートによる展示構成図式，1929. （出典： Die 
Form, 1929, H.21, pp.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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イェックの提示した構造に対して，ノイラートは７部門による構成案では部門数が

多すぎるとして，三つの部門による構成を提案している。すなわち，１）「資源とエ

ネルギー」として，生産物全体が把握される領域，２）スポーツ，衛生，衣料，住

居などから成り立つ「個人生活の形成」，そして３）世界の人類の分布，ジードルン

ク，公共住宅，都市計画から，カルテルやトラスト，労働組合，政治政党，教会，国

連などまでの共同体の諸形態を含む「社会と生活秩序」，以上の三つである。もちろん，

それぞれの部門はさらに細分化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る。ノイラートはこの３部門の

展示配置案として，イェックの円環図式を念頭に置きつつ，図 3.2のような概念図を

描き，こう説明している。

実践的には円環状の配置の理念がもっとも首尾良く実現できのは，おそらく中央の空間

行く先を案内する中央の空間を主要な空間が取り囲んでいる場合だ。それによって観客

にある程度度三つの部門の出入り口が見通せ，ひと目で展示の構造が分かるような場所

が存在し得る。円環状の配置では，同じ広さの場所を占めることはない。示唆している

グループ化が，確実な意味で本当の百科全書的理念の実現だ。

この図式では，入り口ホールから中部屋を介して三つの部門の会場に直接アクセス

できると同時に三つの部門を順に回覧していく導線も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構造となっ

ている。イェックの部門の円環による構成図式と比較すると，そこに見られたある種

の象徴性が消失しているが，代わりに中央の空間を設けることで「全体の構造が一望

できる」という実利的利点が強調されている。

以上のようなノイラートの案のうち，三つの部門による構成案には，ウィーン社

会経済博物館の設立構想で示された 3部門の構成が部分的にせよ反映していると見な

せよう。さらに配置計画においても，中心に空間を設けて三つの部門の間を自由に往

来できる構造も，部門毎の誘導と部門間を横断するアクセスとを両立させようとした

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展示構想での案を想起させるものである。このようにノイ

ラートの展示内容に関する提案には，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設立にあたって彼が

描いていたビジョンが反映されている。

ノイラートの独自のヴィジョンの反映はそれだけにとどまらない。イェックの構想

の導入部分にあたる「世界像（Das Weltbild）」については，「工作連盟の導入のため

の構想がわれわれの時代の世界像を自覚させるのは，よい意味を持っている」とその

価値を認める。そしてその事例として「われわれの時代にとって特徴的なのは，たく

さんの重要な思想的革新が論理の領域ですでに起こ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指摘しつ

つ，そのひとつとして「科学的世界把握」に向かう自然・歴史的認識の新しい傾向を

挙げている。その一方で，こうした新しい世界観の認識も世界のなかではごく一部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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すぎず，ヨーロッパにとどまらず，より広い文化圏を対象に含める必要があるとする。

導入グループ《世界像と人間》は，現在われわれが近代的家，近代芸術，近代的科学的

世界把握と呼んでいるものが，人間の大部分ではないもののためだけにあることを決定

的に示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たとえば，ヨーロッパ文化の全体領域の内に顕著にあるイ

スラム教，東洋世界，カトリック教の勢力範囲もそこに含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ここで提起されているのは，ノイラートが展覧会の〈社会学的地塗り sociologischen 

Untermalung〉と呼ぶ課題であり，新時代展において中心的に示されるであろう「近

代的」とされる建築，芸術や思想が現実にはヨーロッパの文化においてどの程度波及

しているのか，その占める割合を実証的に示すべきだと言うのである。あきらかにこ

の主張には，社会経済博物館の方針が反映されている。

第二の展示方法の方針については，ノイラートはさらに強力に自らの持論を展開す

る。イェックが述べるような「全体性」を核にするのであれば，展覧会を「社会教

育」の一部と見なして，「公衆に対する責任」を負う必要があるとノイラートは述べ

る。彼によれば，従来の多くの展覧会では，その関心事は観察者に計画的に情報を伝

えることにはなく，自分たちにとってできるだけ有利に展示の機会を利用することに

向けられていた。この傾向は，さまざまな業種の会社がその製品を持ち込むような場

合に，特に明白であり，相互に関連しない展示物は一貫性を欠いたヴァリエーション

の繰り返しに終わっている。そして，ノイラートはそのしわ寄せが観衆に向かってい

ることを指摘し，《新時代》展では，展覧会の主役は観衆であるべきことを改めて強

調し，次のように述べる。

〈もし展覧会が生産者の事柄から消費者の事柄へと変えられた場合には〉そのとき［こ

の展覧会］は，これまでとは異なったものにな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工作連盟は消

費者の受託者（Treuhaender）である。そして連盟が同様の方法ですべての種類の住宅と

都市のための家具調度の準備を企ているのは，偶然ではない。展覧会はテーブルや部屋

のようなものに劣らず，意識的に使用される実用的なものなのである。

展示もテーブルや部屋と同じく「実用品」と見なす主張は，「複製博物館」構想に

共通した考え方に基づいており，そのことが，実用品のデザインを主たる対象として

結成されたドイツ工作連盟に向けて提唱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る。ノイラートにとって，

実用品としての展示に必要なのは，全体の統一化と標準化である。

このような計画は，最初から強力に展示に大幅な概観の統一性を強要することに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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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し関連する展示者が，各々が勝手にそのブースに責任を持つという原則が放棄される

ならば，画像，統計図，模型，スライド，トリックフィルム，動かせる装置，すべての

種類の物をなんとか相互に調和させ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のケルンの展覧会には，すべ

ての部分にわたって，共同作業も含めてドイツ工作連盟が責任を持っているのである〉。

1930年に入り，ドイツ工作連盟とオーストリア工作連盟との共同作業が始まると，

ノイラートの提案は，社会経済博物館の方法の紹介と一体化して行われ始める。同年

の 7月にウィーン市でドイツ工作連盟の年次総会が開催され，そこでノイラートは博

物館の仕事を紹介する講演を行うとともに，連盟の会員を彼の博物館へ招待している。

そしてこの年から翌年にかけて，ノイラートは，『ディ・フォルム』誌に「ザッハビ

ルト Sachbild（事実の図像）」と題する論考を掲載する 8。

この論考で用いられている《事実の図像（ザッハビルト）》という名称が特徴的で

ある。ノイラートの造語である《ザッハビルト》は，統計グラフ，地図，写真，模型

など「事実」を伝達するために用いられる図像の総称を指している。この名称は，こ

の時期に流行した造形の傾向である「ノイエ・ザッハリッヒカイト（Neue Sachlich-

keit）」を連想させることから，おそらくはドイツ工作連盟所属の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

ナーを意識して考案された名称であると思われる。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ンにおいても，

写真を用いた機能的な広告がこの時代の新しい傾向であった。しかしノイラートは

ザッハビルトを広告と対照的な役割を持つ新しい表現体系として位置づけている。す

なわち，広告ポスターは，互いに競争し自由競争という名の「独裁制」を追求する。

したがって，「路上広告を統制し，規格化しようとする試みは，今日の商業上の競争

主義の方向性と相いれない。それに対してザッハビルドは互いに補完しあうことがで

きる。－－図像の集合全体が啓蒙の体系である。ここで国際的な規格化が問題となる」

このようにノイラートは主張している。

加えて，ノイラートによれば，ザッハビルトは作り手の匿名性を基本とする。すな

わち，今日の機能的住宅を作る建築家に見られるように，ザッハビルトの制作におい

ては芸術家は仕事の背後に隠れ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る。広告の質は競争によって高めら

れるが，ザッハビルトの質の場合には公共的な影響を持つ組織が体系的に運営すると

き，信頼を獲得するだろうと述べ，ここに工作連盟の介入の余地があるという。ノイ

ラートはこの論点を次のように訴える。

工作連盟は机，鍋，カーペット，本の装丁，タバコパッケージ，自動車，家，都市計画，展示，

広告ポスターを受け持っている。なぜザッハビルトも受け持たないのだろうか。最良の

方法で，住居，機会，家，家具，都市，民衆の社会構成，世界の経済構造などを示すこ

とは，日々の生活についての明確な仕事である。断面図，投影図，模型，グラフ，地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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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画，写真，これらすべてがその目的に適合するのは，客観的（ザッハリッヒ）に正しく，

教育的に十分考慮され，形式的に安定した場合においてのみである。誰が受託人として，

各々の努力を要求すべきだろうか。9

ノイラートがこの新たなザッハビルトの代表としてアピールしようとするのが，社

会経済博物館が開発した図像の体系である。彼は，そうした意図のもとに，完成した

ばかりのアトラス『社会と経済』のチャート，シンボル，ルールを中心として，博物

館での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を用いた統計グラフ表現，および展示全体にわたる構成の

コンセプトを詳しく紹介している。

1.3. 論争
しかし，以上のノイラートの主張は，好意的に受け入れられ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ノ

イラートの主張に対して終始批判的に応答したのが，ディ・フォルム誌の編集者ウィ

レム・ロッツ（Wilhelm Rotz）であった。ロッツは，ノイラートが「ザッハビルト」

で展開した図像の標準化，および展覧会の展示の統一化という主張に対して，次のよ

うに疑問を呈している。

たとえ，一方で統計的なシンボルの基準のひとつが，推薦に値する統計的描写を興味深

く読みやすいように見せるとしても，個々の展示では，ちょうど “Pressa” 展でわれわれ

が見たようにある程度自由であるべきで，さらには個人的な表現が各々の部門や空間に，

個々の魅力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が強調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10

ここで，ロッツが引き合いに出している “Pressa” 展は，出版印刷をテーマとして

1928年にケルンで開催された展覧会であり，ロシア・ソビエト館における建築家エル・

リシツキー（El Lissitzky,  1890–1941）の展示デザインをはじめとして，その多彩で前

衛的な展示によって関心を集めた。ロッツはこの展覧会を引き合いに出して，ノイラー

トの主張する統一化がそうした展示デザインの自由を制約し，魅力のないものにする

危険性があると指摘している。加えて，ロッツはノイラートが匿名性を強調するシン

ボルのデザインについても，規格化だけでなく，芸術的造形要素も加えた「新時代の

特徴」が必要であることを次のように強調する。

公的なグラフィックとその視覚記号（Bildzeihen）による応用は，一つのシンボルがその

規準となっていて，それには秩序とよりよい規格に基づいた特徴を必要とする。そして，

それぞれの視覚記号のための構想が，どの程度まで芸術的で個性的であるか，あるいは

できる限りニュートラルであるかということは，影響を度外視できない問題のひとつ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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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る。まさに今日，これらの芸術的なグラフィックに，新時代の特徴を与えようと，数

多くの努力が目下進行中である。満足できる解答は，芸術的な造形を強めた面だけに基

づくので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し，規格化されたニュートラルな形態だけに基づくべきでも

ない。おそらくは，両方の面のうちのどちらかより強い方へ向かった解決は拒絶されよう。

しかしながら，そのような最高の成果があるとしたら，それはある本質において，芸術

的な個性の強さと，規格化された一般的な妥当性と自明性とを合わせ持つことになるだ

ろう。その本質とは，別の分野だがミースによるパイプ椅子で達成できたものと類似し

たものであろう。11

ここで，ロッツが「新時代の特徴」を持つデザインとして示唆するミース・ファン・

デル・ローエのパイプ椅子に妥当するシンボルのデザインの具体像については曖昧で

あるものの，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のシンボルがそうした特徴を欠いていることをほの

めかしている。

規格化と統一化に対する疑念に加えて，ロッツはノイラートが言う《社会学的地塗

り》の効果，すなわち展覧会では社会的事実を統計によって示すべきだとするノイラー

トの主張に対しても批判的である。ロッツは，《新時代》の展覧会では，どこで近代

的な設備が利用でき，どのようにこれらの新時代の制作物が数量的に広まっているの

かが明快で計量的に示されるべきだというノイラートが工作連盟総会の講演で語った

主張を引き合いに出し，このような主張は近代的なデザインの価値を数量的に実証す

ることに等しいとして次のように批判する。

《新時代》のような展覧会が，展覧会の内容に対する賛同と先見の明が非常に強力であり，

最近の展示物に至るまでの新時代への信念の共有が非常に強く感じられ，見る者誰もが，

それが信念のドキュメントであり事実のそれではないと分かっているような場合であれ

ば，数量的な証拠に道を譲る必要がまったくない。12

このように，ロッツにとって，展覧会に意味を与えるのはノイラートの主張するよ

うな統計的「事実」ではなく，理念的な「信念」である。さらに，ロッツは近代デザ

インの波及効果の数量調査による実証可能性そのものを否定する。

はっきりさせるべきなのは，それ［数量的な証拠］は何も意味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どれぐらいの近代的な家具調度を持つ住居があるのかを確かめる場合でも，どれぐらい

の人々が近代的な家具調度を好んでいるのか確かめ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し，またしばしば

都合良く正当化されるのだが，どのようなうわべの理由から，人は古い家具調度を所有

するのか，についても調べ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第 3 章　《新時代》展構想と CIAM 第 4 回国際会議へのノイラートの関与　｜　81

自殺者数の統計を民族の文化的尺度とみなす者［ノイラート］がいまだ試みていないのは，

あのヨーロッパ人の目に見えない奇妙な衝動的な力と集団心理学に注目するということ

である。なされてきたことと言えば，ただ事実だけを認めることと，理念の力を過小評

価することであった。彼はある文化共同体の生活における異常な力と健全な力とを区別

しないことから，容易に自殺者統計と家具調度の統計を，誤った数量で勘定に入れてし

まう傾向がある。13

ノイラートは，以上のロッツの批判に対して，早速『ディ・フォルム』誌に記事

「数の光のなかの新時代」を寄せ 14，以下のように反論する。「数量」は社会的人間

を把握するもっとも有効な方法である。すなわち「数は，全ての現象の〈社会学的特

徴付け “die soziologische Charakterisierung aller Erscheinungen”〉のためにも重要である。

われわれは，それらの社会学的相貌を学べば，ある都市や国をいっそう正確に理解で

きるようになる」。また，自殺者数の統計を民族の文化的尺度として提起したノイラー

トの方法が誤っているとの指摘に対しては，それは「あたかも温度計の水銀柱の増大

が日の出を〈指示する “zeigen”〉ようなものではない」15と，決して決定論的な見方

を強要するものではないと注意を促している。反対にノイラートにとって，ドグマに

捕らわれているのは「秘密の，不可思議で衝動的なある時代の集団心理学の人間の力」

を持ち出し，理念を語るロッツのほうである。

〈数は語る！〉われわれが知覚する世界の傍らに，ロッツによると「秘密の，不可思議

で衝動的なある時代の集団心理学の人間の力から構成されている」第二のものは存在し

ない。事実の傍らに特別な《理念の力》なるものは存在しない。自殺の数において，出

生数において，火葬数において，浴室のある家の数において，すべてにわたって，正確

に〈そこにおいて，われわれに経験が示すもの〉，われわれが把握するものが，《衝動的

な力》や《理念の力》と呼ばれるものの正体を明らかにする。16

ノイラートは，「〈新時代〉のような展覧会は，巨大な変革の表現である」であり，

それに対して［ロッツら］改革者の小グループの情熱的で熱狂的な見解を前面に押し

出すわけにはいかない。彼らの主張では非常に小さな交流展に終わってしまう」とロッ

ツらの試みを批判する。確かに〈新時代〉展では「もっとも見事な新しい家具を提

示」することも必要であろう。そして「ある小グループ，おそらくは指導的な人物た

ちの希望を提示してもかまわない」とそうした展示の必要性も認める。だが「それは

ただ重要な個人的業績としてのみ可能」なのであり，「この展覧会では，あたかもこ

れらの家具の形態だけが本当に世界に受け入れられているかのような印象を，平均的

な訪問者に与えてはならない。〈われわれが，いずれにせよ示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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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世界は本当はどのようなものかである〉」と，あくまでも理念よりも現実の重要

性を強調する。ノイラートにとって「近代」とは，近代家具や近代建築などの形象の

ことを指すのではない。それは数量的に把握される人間の生活の現実の変化の傾向で

ある。

ノイラートは，パリ装飾美術展において展示され好評を博したドイツ工作連盟の家

具デザインを，それらが実際に使用する人間との関係が不明であると批判しつつ，徹

底して「近代」という対象を人間を中心として実証的に把握すべきと主張する。

〈近代の係数 “Modernitätskoe�zienten”〉が立証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し，個人個人の意

識にもたらされねばならない。〈最近の数 10年の変化がいかに猛烈なのか〉，〈いったい

もはやその針路にないものは何か〉を人は見ることになるだろう。けれども，正確に確

実にみごとな個々人の構成とか，確実に知的に富んだ新しい教養というものは，直接的

にではなく，統計的に重要な包括的全体の変動の兆候として示すことで効果を発揮する。

ケルンの展覧会全体の四分の一─これはおそらく控えめな構成であるが─が，近代的な

現実の社会学的把握に当てられるべきである。17

以上のような実証性の擁護は，同時に図像統計の有効性を主張することにつながる。

こうして，ノイラートは改めて統計図表による展示の必要性を訴え，それに応えるの

が，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による図像統計に他ならないことに言及する。ノイラートは最

後に彼の論考を次のように結んでいる。

《新時代》は〈活き活きと社会的に生活している人間〉の展覧会となるべきであり，…（中

略）…われわれは《新時代》のために，現実の堅固な基盤から戦い続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8

1.4. 小結
以上のように，《新時代》展をめぐって提起されたノイラートの主張の論点は，１）

包括的な未来を展望する展覧会の展示は，観衆を中心に据えた教育的役割を持つべき

こと，２）展示全体がひとつの体系，ひとつの展示の言語によって統一される必要が

あること，３）社会学的把握に基づいた「現実」の展示となるべきこと，の三点に要

約される。ノイラートは，工作連盟がこれらの必要性を認識し，その役割を引き受け，

可能であれば社会経済博物館の視覚教育方法を採用することを期待した。しかし，こ

れら複数の論点が結合したノイラートの主張には，全体を一括して受け入れるか，そ

うでないかという二者択一を迫る面がある。個別に見ても，この展覧会が，教育的役

割を担うべきなのか，それとも優れた作品から構成されるべきなのかというもっと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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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方針についての合意が得られた可能性は高くはなかったであろう。また，展示

の統一や，社会学的なアプローチの導入についても，現実に多数の商業的デザイナー

を含む会員を擁するドイツ工作連盟全体に対してどれほどアピールしたかは疑問であ

る。ロッツの反論は，そうした工作連盟の立場からのおそらくは典型的な表明であっ

た。いずれにせよ，《新時代》展におけるノイラートの一連の主張は，具体的な実を

結ぶことがなかった。1929年の世界恐慌に始まる経済的情勢の悪化にともない，展

覧会は一度延期され，最終的に中止に至っている。

2. CIAM第 4回国際会議におけるノイラート̶専門家と公衆のはざま
30年代に入って国外の建築家たちからノイラートの活動が注目されている。オラ

ンダの建築家コーネリウス・ファン＝エーステレン（Cornelius van Eesteren, 1897-

1988）がその中心人物である。以下では CIAM第 4会国際会議に委員として出席し，

そこで近代建築運動の指導者たちに，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の思想とデザインを提案し

たノイラートの行動の経緯とその帰結について，建築学の分野における既往研究を参

照して考察する 19。

2.1. CIAM 建築家たちとの接触
1930年に CIAM20は「機能的都市」をテーマとした第 4回国際会議にむけて，世

界の主要都市の比較分析を行うことを目的とした標準化された都市図の制作を課題と

する計画を推進していた。この計画のまとめ役を担ったのが，ファン =エーステレ

ンであった。ファン =エーステレンは，もともとは前衛芸術家グループのデ =スティ

ルに短期間参加した後に，アムステルダム市公共事業局都市開発課の主任建築家と

して，市街地総合拡張計画に関わった経歴を持つ間口の広い建築家であった 21。彼は

第 4回国際会議の議長に選出され，標準化された尺度と記号法に基づく都市図のため

の模範的事例を制作する役割を担うことになった。ファン＝エーステレンは，すでに

図 3.3．ファン = エーステレン，アムステルダム市分析地図 I（左），
および III（右），1931（出典：『世界の表象：オットー・ノイラート
とその時代』2007）



第 3 章　《新時代》展構想と CIAM 第 4 回国際会議へのノイラートの関与　｜　84

アムステルダム市を対象として都市の分析地図の作成を試みており，1931年にはす

でに 3枚の地図を完成させていた。最初の地図は住居，産業，娯楽のエリア区分を示

した 10,000分の１地図，二番目が交通輸送網，そして三番目が都市と地域環境の関

係を示した 50,000分の１の地図であった（図 3.3）。これらの地図には，地図上の区

域の空間的属性を表す「ハッチング」と場所や施設の属性を示す 72におよぶシンボ

ルが描かれており，1931年にベルリンで開催された《国際建築》展にも出展された。

また，ファン =エーステレンは同時期に併せて開催された《機能的都市》のための

会合のためにこれらの地図の描法と記号に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も準備していた。しか

しながら，出来上がった内容については不十分な面があり，ファン＝エーステレンは，

この作業にあたり，専門家の協力の必要性を感じていた。そうした折りに彼が接する

ことになったのが，ウィーン社会博物館の仕事であった。折しも，ベルリンの国際建

築展にはオーストリアからも出展があり，その展示ディレクションをウィーン社会経

済博物館が担当していたのである。この展示は多くの建築家の注目を集めたが，ファ

ン =エースレテンもその例外ではなかった。CIAMの中心的会員のひとりである建築

批評家ジークフリード・ギーディオン（Sigfried Giedion, 1888 - 1968）の勧めもあり，ファ

ン＝エーステレンはノイラートと会合を断続的に行うようになる。その結果，ノイラー

トは第 4回会議に向けての「都市計画のための完全な記号言語」22の作成への協力を

要請されるに至る。

会議は当初，モスクワで開催される予定であり，CIAMの建築家たちは，会議の準

備のために同地を訪れていたが，おりしもノイラート自身が，1931年以降ソビエト

政府からの要請により，イゾスタット研究所に年 6週間の契約で滞在していた。1932

年には，ノイラートはソビエト内外の CIAM関係者の建築家たちの訪問を受け，会

議のために準備する図表のグラフィック・シンボルのデザインへの助言を求められ，

彼らのシンボルの問題点を具体的に指摘していた。この間に，ソビエト政府の政策転

換に伴ってモスクワでの開催がキャンセルされ，1933年 4月の CIAMの会合において，

第 4回会議を同年 7月にマルセイユ－アテネ間を往復するパトリシア II世号の船上

を会場として開催することが急遽決定された。ノイラートも，会議への正式な参加を

要請する招待状を受け取るが，それは会議直前の 7月になってからのことであった。

2.2. ノイラートの講演
7月 29日にマルセイユから出航したパトリシア II世号の船上で始まった会議では，

ファン＝エーステレンの制作した分析地図を前に討論が行われた。ノイラートもマ

リー・ライデマイスターとともに同乗していたが，彼自身による都市図は準備されて

いなかった。だが，制作していた都市図に満足していないファン＝エーステレンにとっ

ては，その後予定されている出版物のための都市図の制作が残っており，しかも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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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定地アテネでノイラートの講演会が予定されていた。彼はノイラートの貢献を強く

期待していた 23。

到着したアテネの工科大学で，ノイラートの講演会が 8月 4日に開催された。講

演題目は《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を用いた都市計画と地域区分の視覚表現》であった 24。

講演の冒頭で，ノイラートはファン =エーステレンの都市地図を，「一貫したデザイ

ン手法」による最初の試みと指摘しつつも，「用いられている記号は完全には見えま

せん。合意に至っている抽象化は，全体としての公衆にとって感銘を与えるものでは」

ないと，その問題を指摘する。そして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の紹介に話を転じ，ウィー

ン・メソッドが，見る人の目を考慮して，単純化の方法を探究してきた結果生まれた

方法であることを指摘する。その理由について次のように説明する。

われわれはある原理に従います。実際，単純で濃密なイメージを残すことのほうが，正

確な数を覚えることよりも重要だということです。一般的な展覧会やその他の機会で示

されるものは，たいてい制作者が表そ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って，観衆が見ようと予想する

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われわれは自らを観衆の受託人と見なしています。

このことを実行するために，いくつかを単純化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消去することすら必

要となります。よい選択を行う者がよい教育者なのです。

制作者を公衆の「受託人」と位置づけるノイラートのおなじみの主張がここで用い

られているが，ドイツ工作連盟に対して行われた主張では，その要点が「標準化」に

置かれていたのに対して，ここではそれが「情報の選択と単純化」の作業に置かれて

いる点が異なっている。続いてノイラートはその具体的な事例を示す。ひとつは 6つ

の大都市の人口密度を比較した図像統計であり，その他の事例は，ダマスカスの都

市の発達と人工増加を示す『社会と経済』のシートの 1つなどである（図 3.4）。また，

図 3.4．都市の人口密度の比較（左）（出典：International Picture 
Language, 1936）ダマスカス市の発達（右）（出典：Gesellschaft 
und Wirtschaft,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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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森林，原野，灌木，都市，水域など）の異なる外観を表す「壁紙」と呼ぶパタ

ン・シンボル，立体的なレリーフの計画図や住居の模型などを紹介している。

そして，最後にノイラートは彼の講演を以下のように結んでいる。

しかしなかでも重要なのは，表情豊かなシンボルの体系を論理的に仕上げることです。

これらすべては重要です。なぜなら都市問題は基本的に社会的秩序の問題であるからで

す。しかしこれらの問題は地理学的な地図よりも視覚的な統計の図表のかたちで提示し

たほうがよいでしょう。社会的差異，住宅のさなまざな類型や社会的現象の間に生じる

多元的な社会的関連性を特徴づけるのに特に有用です。われわれはこれらすべての関

連性を明確に示すための視覚的手段を持っています。第 4回会議のような壮大な仕事は，

この視覚的提示の方法によって統合化される価値を十分持っています。結果として，全

世界に通用する一つの言語から成り立つ方法によって，かくも重要な国際的イベントを

説明することが必要でしょう。

以上のノイラートの講演では，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で制作したチャートのなか

から都市図に関係するものが紹介されており，依頼されたシンボルの制作と「ハッチ

ング」による地域区分の表現方法の開発については十分対応可能であることを印象づ

けるねらいが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だが，ホッホハウスルは，あきらかに建築家たちは，

ノイラートのプレゼンテーションに落胆した可能性が高いと述べている 25。なぜなら

ノイラートの強調する単純化は，建築家たちが求める密度の高い精密な分析地図と大

きくかけ離れていたからである。冒頭で紹介した大都市の人口密度を比較するチャー

トに至っては，分析地図とほとんど何の関わりもない表現である。しかもノイラート

は，人口密度のような統計データは，地図とは別にこうしたダイヤグラムによる表現

のほうが，より分かりやすいことを強調していた。

ノイラートの提案に対するこうした落胆の空気は，表面的には現れることはなかっ

た。公式には会議は成功裏に終わったことになっており，ノイラートは正式な出版委

員の一人として報告書に掲載するための図版を改善する作業を継続して行うことが決

まっていた。

2.3. 不協和な帰結
だが，会議終了後，懸案となっていた報告書出版のための共同作業は行われず，建

築家たちとノイラートの関係は次第に疎遠になる。現実には，ノイラートの貢献は，

結局ほとんど具体的な実を結ばなかった。

両者の間に不協和な帰結が生じた要因については，すでにシャペル，ファルディ，

ヴォソーギアン，ホッホハウスルらによって，建築 ･都市計画の文脈から複数の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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が試みられている。まず前提となる要因として共通して挙げられているのは，会議後

に大きく変わるノイラートの境遇である。会議の翌年の 1934年の春には社会経済博

物館は閉鎖され，ノイラートはハーグへ亡命している。加えてこの時期には，ファン

=エーステレン自身が病によって仕事を中断せざるを得ない状況も生じていた。しか

し，シャペル，ファルディ，ヴォソーギアンらが着目するのは，こうした外的な原因

ではなく，より本質的な内的要因である。

彼らがそう捉える根拠は，ノイラートと建築家たちとの見解のすれ違いは，会議の

席上ですでに生じていたという事実に基づいている。ノイラートは会議での彼の講演

会後，出版委員会のミーティングに出席し，彼と出席していた他のメンバーとの間で

意見の相違が表面化していたのである。出版委員会に出席していたのは，ファン＝エー

ステレン，ギーディオン，そしてモホイ＝ナジ・ラースロー（Moholy-Nagy László, 

1895 - 1946）であり，とりわけモホイ＝ナジとノイラートの間の見解の相違は顕著

であった。モホイ＝ナジが，「展示された地図が，都市の分析的な過程をよく反映し，

特筆すべき品質をよく保持していることを指摘しつつ，会議の解決策を説明するもの

として，報告書にそのまま掲載しようとしていた」26のに対し，ノイラートは，さら

にいっそうの図表の単純化を主張した。こうした両者の意見の相違は，ファン＝エー

ステレンが会議終了直後の同年 9月にモホイ＝ナジに送った手紙のなかで，次のよう

にあきらかにされている。

君がなんとも精力的にノイラートとの議論に加わったことが，なにより記憶に残ってお

ります。そこで君は常に心理学的な見方とともに人間的観点から，何が妥当なのかを常

に強調していました。あれがなかったら，われわれはまちがいなく幾分限定されたノイ

ラートの体系にやりこめられていただろうと思います。君は，疑いなくあのやりとり全

体を通して，私があなたのアイデアとノイラートのそれとを生産的な方向へと収斂させ

ようとしていた意図を心得ていました。何しろあの会議の作業の報告書の出版は，まさ

にこの事次第なのですから。27

それゆえ，ノイラートの提案に抵抗感を感じたのはモホイ＝ナジ一人ではなく，彼

を招聘したファン＝エーステレン自身も同様であったことになる。ノイラートを招聘

した彼にしてみれば，ノイラートのアイデアについては，本来であれば十分その意義

を理解していたはずである。しかし実際にはそうでなかった。このことは，ファルディ

が，後にファン＝エーステレンとのインタビューから，彼がノイラートの提案を「抽

象的」と感じていたとする言質を引き出していることからも伺うことができる 28。ノ

イラートの提案は，建築家の共感を引き出す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のである。

ここから，シャペル，ファルディ，ヴォソーギアンらは独自の解釈を提示す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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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論の専門家ファルディが強調するのは，同時代の文脈における都市計画の科学的基

礎付けについての基本的見解の相違である。ノイラートは統計の専門家として，かつ

科学的世界把握を提唱する哲学者として招聘されたのに違いないから，当然そうした

都市計画に対する科学的基礎付けの役割も期待されていたのだとファルディは推定し

ている。たしかに計画経済を提唱したノイラートは，「計画」について独特の考え方

をもっていたが，ノイラートは講演や討議においてそうした考え方を披瀝した形跡は

ない。しかし，そもそも建築家たちがそうした役割を本当にノイラートに期待してい

たのかどうかは疑問である。というのも，ヴォソーギアンはファルディとほぼ逆の主

張を行っているからである。彼は両者の「より深い哲学的差異」にこそ建築家たちの

ノイラートに対する関心の喪失の原因があると次のように主張する。

もっとも重要なことに，モホリ =ナギ，ギーデオン，ル =コルビュジェ，ファン =エー

ステレンはノイラートとは決定的に折り合わない文化的概念を採用していた。1920年代

後半から 30年代初頭にかけて…（中略）…彼らの科学についての楽観主義は，社会民主

主義の見込みが徐々に退潮していくにつれて消失していったのであり，多くの観点から，

30年代から 40年代にかけての彼らの『形態への回帰』と感情は，モダニティ全体への

深まりつつある彼らの疑いの所産なのである。29

もし，この主張が正しいとすれば，彼らの「哲学」は，けっして科学的世界把握を

廃棄することのなかったノイラートのそれとはあきらかに相容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

ろう。だが，ファルディにしても，ヴォソーギアンにしても，彼らの主張は問題を抽

象化しすぎているように思われる。それでは，そもそもなぜノイラートが関心を集め

たのかという疑問が残るからである。より常識に近い見解を提起しているのはシャペ

ルである。シャペルが強調するのは，建築家の社会的役割に関する両者の認識の相違

である。シャペルは，建築家たちは結局ノイラートの視覚的方法の教育的価値に本質

的な関心を示さなかったことに根本的な原因を求める。ノイラートの方法は，専門的

な科学的知識を非専門家に伝えるために考案された体系であり，非専門家への配慮と

いう視点が，専門家たる建築家たちには欠如していたのだと断定する。シャペルによ

れば，「会議に参加した建築家たちは，ただひたすら，効率的で直接的で説得的な道具，

彼らの教義を可能な限りもっとも広範囲な大衆に広めることができる道具を求めてい

た」のであり，ゆえにノイラートの考え方とは相容れなかったというのである 30。

シャペルの見解を支持しつつ，より具体的な問題として掘り下げているのが，ホッ

ホハウスルである。彼女が指摘するのは，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で開発されてきた

方法自体の問題である。すなわち，ノイラートが仕事を依頼された時点においては，

課題となっている都市の分析地図に本当に応えることの可能な十分な方法をまだ持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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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わせていなかった可能性があることを彼女は指摘する。ホッホハウスルはそのこと

を具体的に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による地図のデザインを取り上げて検証している。問

題となるのは，シンボルではなく「ハッチング」の技法である。より細かな地域の

区分やその他の属性を同一の地図に盛り込む際に，より微細なパタンが求められる

（図 3.5）。ウィーン ･メソッドにも植生分布などを表すためのシンボルパタンは存在

していたものの，同一の地図を細かく区分できるような微細なパタンは，この時期に

はまだ開発されてはいなかった。また，そもそもノイラートが講演で述べていたよう

に，統計データを地図上の特定地域に正確に盛り込む方法が積極的に検討されたこと

はなかった。ノイラートは人工密度などの統計データをハッチングなどの技法を用い

て直接地図上に詳細に盛り込むことは，混乱を読者に招く要因となると考えていたか

らである。地理学的地図ではなく空間の大まかな相対的位置関係を描くカートグラフ

が適しているというノイラートの主張もほぼ同じ理屈であり，多数の情報をできるだ

け正確な位置に配置する地理学的地図は，あくまでも大衆の目に分かりやすく情報を

単純化することを目指す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とは基本的には相容れない存在だったの

だ。ハッチングの技法の積極的な開発がなされなかったのは，こうしたノイラートの

基本的な態度に基づいてのことである 31。

ホッホハウスルの見解のなかで，示唆はされているもののはっきりと指摘されてい

ないもうひとつの論点がある。それはノイラートが果たして，都市分析地図のための

単なるシンボルのデザインという仕事に甘んじたかどうかという疑問である。そのこ

とは，ノイラートが彼の貢献が絶望的になった時点でファン =エーステレン宛てに

書いた最後の手紙において示唆されている。彼は次のように書いている。

図 3.5．ファン＝エーステレン，都市分析図，部分拡大。複
数の「ハッチング」のパタンが異なる土地区分を示すために
に用いられている。また下中央部に「歩行者」のシンボルが
道に沿って配置されている。 （出典：『世界の表象：オットー・
ノイラートとその時代』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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すべてはいくばくかの考察を加えることで解決できます。けれどもそれはたんなるグラ

フィックの仕事でも，たんに建築家の仕事でもないのです。それはある中継的な作業，

すなわち「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を必要とします。しかしこれはすでに機会ある

ごとにあなたに対して奏でていたオールドソングです。32

これは，あきらかにノイラートがそうした仕事に甘んずることを否定する発言であ

り，仮に彼が都市分析地図のデザインを遂行したとしても，その範囲を超えてコミッ

トする可能性を示唆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なノイラートの基本姿勢も，遅遅として進ま

ない地図作成作業の一因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

3. 結び
本章では，ドイツ工作連盟が企画した《新時代》展の構想と，CIAMが計画してい

た都市分析地図のためのシンボルの制作へのノイラートの関与を合わせて取り上げ，

彼がどのようにして，同時代の建築，デザインの領域において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の

普及を図ろうとしたのかについて論じてきた。いずれの関与も基本的には不首尾に終

わった。前者の場合は展覧会企画そのものの中止という出来事が，後者ではノイラー

トのオランダへの亡命という境遇の変化が大きな要因であった。しかし，ノイラート

の関与の分析を通して判明したのは、そうした要因とは別としても，彼の主張自体が

必ずしも積極的に評価され，受け入れられ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特に

CIAM の場合には，当初建築家たちからは，ノイラートの仕事は大いに期待されてい

た。それにも関わらず，ノイラートの主張が受け入れられることはなかった。

ノイラートは，いずれの組織への関与においても，教育的役割を強調し，公衆の「受

託人」としての役割を建築，デザインの専門家たちが引き受けることを一貫して望ん

だ。だが，「受託」は基本的には専門家の仕事でもあるのだ。ノイラートの考えでは，

その専門家こそトランスフォーマーである。ノイラートにとって「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

ション」と「教育」とはほとんど同義であり，彼のいう「教育」とは，伝えるべき知

識や事実を，一定の解釈によって「選択」し構成することである。そのための操作が

「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である。この「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は，建築

家やデザイナーが片手間に行う仕事ではなく，あくまでも経験をつんだ専門家に委ね

られるべきである。これがノイラートの一貫した基本姿勢であった。

こうした姿勢を考慮するならば，かりにノイラートの提案が受け入れられ，仕事が

実践されることになれば，ノイラートと彼の同僚が独占して引き受ける仕事となった

であろう。しかし，ノイラートのこのような主張については，ほとんど理解されなかっ

た可能性がある。なぜなら彼の方法は，少なくとも表面的には容易く実践できるよう

に思えるからであり，実際に，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に関心を持った CIAMの何人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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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建築家たちは，それを「応用」した地図の作成を試みている。ノイラートの目から

見れば，そうした試みは，彼の方法の本質を理解していない試みとして映ったであろ

う。このように，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の方法としての特徴とその価値についての一般

的な無理解も，その普及を困難にする要因であ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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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アメリカ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ノイラートとモドレイ

1930年以降，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活動範囲は，アムステルダム，ロンドン

へのムンダネウム支部の設立を足がかりに国際的広がりを見せ始める。アメリカもそ

の例外ではなかった。ノイラートはアメリカへの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の普及に関心を

持っており，彼に関心を抱いて接触してきた協力者とともに，アメリカへの支部設立

が目指された。けれども，こうした支援者の尽力にも関わらず，アメリカへの進出には，

困難がともなった。その要因のひとつは 1929年に始まる大恐慌がもたらした経済情

勢である。アメリカでのノイラートの支援者たちの活動が活発化する 1933年は，大

恐慌がピークを迎えた時期であった。第２の要因はウィーン ･メソッドに影響を受け

て出現した図像統計の流行である。アメリカではウィーン ･メソッドの類似の試みは，

1933年頃から増大し，1935年にははっきりとした流行の様相を呈していた。しかし

決定的な要因は，こうしたアイソタイプの「模倣」とアイソタイプの中間に位置づけ

られる活動を行った人物，すなわちルドルフ・モドレイ（Rudolf Modley, 1906-1976）

の存在である。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で働いた経験を持つ彼は，アメリカに移住し

た後，当初はこの博物館のアメリカでの仕事を支援する仕事に従事していた。しかし，

まもなく彼は独自の活動を開始する。そしてノイラートと競合し，さらには彼の批判

すら行うようになる。

本章では，まず困難を伴ったアメリカへのアイソタイプの事業の進出過程を追跡す

る。これまでのアイソタイプ研究において，主題として論じた研究が皆無だからで

ある。そのためにアメリカでのノイラートの仕事を支援した人物たちに焦点を当て

る。次にルドルフ・モドレイとノイラートの考え方に見られる差異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ウィーン ･メソッドがアメリカで普及するにつれて，モドレイは次第にノイラートと

の考え方の違いを明確化するが，それはシンボルの標準化とアイソタイプの「模倣」

の制御という問題に集約される。これらの問題に対する両者の考え方の違いをあきら

かにすることが，本章の最後の課題である。

1. 接触のはじまり 
1930年前後にノイラートの業績に関心を持つ 3人のアメリカ人が相継いでノイラー

トと接触した。1人はシカゴ科学産業ミュージアムのディレクターであったワルデ

マール・ケンペート（Waldemar Kaemp�ert, 1877-1956），『サーベイ』および『サ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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ベイ ･グラフィック』誌 1の編集スタッフ，アン・リード・ブレンナー（Ann Reed 

Brenner），ラッセル ･セージ財団社会研究部門ディレクターのマリー・ヴァン =クリー

ク（Mary van Kleeck, 1883-1972）である。

ワルデマール・ケンペートはノイラートの従兄弟にあたる人物で，1911年にウィー

ン商科学校（Neue Wiener Handelsakademie）でノイラートと最初に出会っている 2。

その後 1922年にケンペートはニューヨーク・タイムズ紙の科学エディターとして勤

務していたが，1928年に当時設立準備中のシカゴ科学産業博物館（�e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のディレクターに抜擢された。ミュンヘン科学博物館などを模

範としてアメリカ初の本格的な科学産業博物館として計画された同博物館は 1933年

の開館を予定しており，ケンペートは早速博物館の基本構想の立案に着手する。就任

後間もない 1928年末に，彼はフランス，ドイツ，イギリス，オーストリアなどのヨー

ロッパ各地の博物館への訪問調査を開始した 3。この調査旅行の際に，ケンペートは

ノイラートと再会を果たしている。ケンペートは，この時のノイラートの仕事の印象

について次のように回想している。

ノイラートは私が知り合ったどの博物館のディレクターよりも予算や装置がなかったが，

なかでもノイラートは社会学者として解釈の仕事をしていた。それこそが，私をもっと

も印象づけたものであった。4

ケンペートは，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のシカゴ博物館への導入に関心を抱き始め，1929

年の夏にノイラートが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によるシカゴ博物館のためのチャート

の制作を申し出た折に，これを承諾し，まもなく両者の協力関係が始まった 5。

翌年 1930年の 4月から 9月にかけて，アン・リード・ブレンナーもまたベルリン，ミュ

ンヘン，ドレスデン，ドュッセルドルフ，そしてウィーンの博物館を調査のために訪

問していた。彼女の目的は，「サーベイ・グラフィック誌による現代生活の諸事実を

視覚化し活気づけるための試みに直結するような進展の調査」にあった 6。 ポール・

ノイラート（Paul Neurath）によれば，ブレンナーは，ミュンヘンのドイツ博物館を

訪問した際に，そのディレクターから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を紹介され，急遽同博

物館を訪問し，ノイラートと面会を行った 7。こうしてサーベイ誌との関係が始まった。

ノイラートに接触した 3番目のアメリカ人，ヴァン＝クリークは，1911年以降，

社会改良を目的に設立されたラッセル・セージ財団のディレクターとして活動した社

会研究者，社会改革者であった。彼女は当初ニューヨーク市の女性の就業状態につい

ての社会調査を行っていたが 8，その後研究の範囲を拡大し，1925年には「全産業に

おける満足すべき人間関係と就業状態の研究と提唱」を目的とした国際産業関連研究

所（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Relations Institute (IRI))を友人のマリー・フレデラス（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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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ddérus, 1886-?）らと設立，ヴァン＝クリークは，副ディレクターとして，ディレ

クターとなったフレデラスとともに活発な国際的活動を開始した 9。IRIの活動の一

環として計画されたのが，世界で最初の計画経済に関する国際会議として知られてい

る「世界社会経済会議（the World Social Economic Congress）」であり，1931年にア

ムステルダムでの開催が予定されていた。ヴァン＝クリークとフレデラスはおそらく

1930年頃にノイラートと出会い，この会議への協力をノイラートに依頼する。その

結果，ノイラートは計画経済の専門家としてこの会議に出席し，ウィーン ･メソッド

で作成したチャートのスライドを用いて講演を行った。ヴァン =クリークとフレデ

ラスは，彼の独特の経済計画理論に加えて，その新しい視覚教育方法についても強く

印象づけられ，それ以降三者の親密な関係が始まっている 10。ノイラートが IRIの理

事に就任するとともに，フレデラスとヴァン =クリークはノイラートの事業を支援

し続けるのである。

こうした個別の接触の後に，ケンペート，ブレンナー，そしてヴァン =クリーク

の三人は，一致協力してウィーン ･メソッドのアメリカへの導入を模索し始めること

になる。1932年 3月に，ブレンナーとヴァン =クリークが中心となってサーベイ ･

グラフィック誌で「いつわれわれは計画を選ぶのか」と題する経済計画をテーマとし

た特集号を企画する 11。この号には７つのウィーン ･メソッドの図版を含むノイラー

トの論文「世界計画とアメリカ」が掲載され，ウィーン ･メソッドを紹介したアメリ

カで最初の出版物となった（図 4.1）。ノイラートの論文を翻訳するに際して，「アメ

リカ読者の心理」に特に注意が払われ，ヴァン =クリークに加えてケンペートも協

力していた 12。さらに同年 11月には，サーベイ・グラフィック誌はノイラートのソ

ビエト訪問を伝えるとともに，イゾスタット研究所で制作された図像統計を紹介する

記事を掲載している 13。こうしてサーベイ・グラフィック誌のこれらの記事が，ウィー

ン ･メソッドがアメリカに進出するための最初期の足がかりとなった。

図 4.1．Survey Graphic，1932 年 3 月号（Vol.20 No.6），表紙（左），図版（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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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初の渡米
ケンペート，ブレンナー，ヴァン＝クリークの中で，ノイラートのアメリカ招聘を

試みる中心人物となったのがヴァン＝クリークである。彼女の具体的な動きは 1932

年の秋に始まる。この年の 10月にフレデラスがヴァン＝クリークと IRIのカンファ

レンスの打ち合わせのために訪米するが，それに合わせてノイラートは両者にアメリ

カへの支部（Nebenstelle）の設立を要望した書簡を送っていた 14。彼の要望に対して

フレデラスが考えたのは，支部設立に先立ちノイラートの訪米を実現するというアイ

デアだった。ヴァン＝クリークは「現在のアメリカは新しい事業を起こすのに適した

状況ではないにもかかわらず今がその時だというフレデラスの信念に，私は動かされ

た」と述べており 15，彼女を中心としてノイラート招聘の計画が急遽立てられること

になった。こうして 1932年 12月からヴァン＝クリークは急遽ノイラートを呼び寄せ

るための資金集めを開始し，1933年 1月初頭にノイラートの最初の訪米が実現する。

ノイラートが到着したのは 1月 3日で，10日間の滞在予定であった。9日にはノイ

ラートのアメリカでの講演が，ラッセル・セージ財団ビルで約 100名のソシアルワー

カー，教育関係者，銀行関係者などの聴衆を前に開催された 16。そして翌日に，サー

ベイ誌の編集部との昼食会にノイラートが招かれ，サーベイ誌でのその後仕事につい

て協議を行った後 17，同日夕刻に開催された進歩的教育連盟（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とアメリカ自然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が合同

で開催した会議に出席している 18。その後しばらくしてノイラートは帰国している。

アメリカで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への関心の高さを知ったノイラートは，帰国後に

出したヴァン＝クリーク宛の手紙で，改めて支部設立を要望している。ノイラート

の構想によれば，仕事の管理を行う一人の常駐者を雇用し，ノイラートとともにグ

ラフィックの専門家，トランスフォーマーらが年１，２回滞在して活動できるような

恒久的な工房を確立す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った 19。当初，ヴァン＝クリークは支部設立

を急いではいなかったが，3月末に具体的な活動に着手する。この時期に至って事を

急がせる三つの状況があいついで判明したからである。ひとつは，ウィーン ･メソッ

ドによるチャートの制作を希望するアメリカ人からの複数の問い合わせをノイラー

トが受け取っていたことである。その１人は産業民主主義連盟（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ディレクターを務めるハリー ･ライドラー（Harry Laidler）であり，ウィー

ン ･メソッドのアメリカでの実践を目的として，ある人物をメソッドの習得のために

ウィーンに派遣したいという希望を打診していた。ノイラートは彼の方法に関心を持

つ個別の組織がばらばらに活動を始めることに危惧を抱き，依頼に応える代わりにア

メリカで支部設立の動き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協力してほしいとライドラーに返答してい

る 20。この出来事をヴァン =クリークはノイラートからの手紙で知っている。もうひ

とつは，すでにアメリカで登場しつつあったウィーン ･メソッドの摸倣の問題であ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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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ヴァン =クリークがこの問題を知ったのは，『サーベイ』誌の記事によってであっ

た。『サーベイ』誌は，ウィーン ･メソッドのシンボルの複製が用いられているにも

かかわらず，ニュージャージーのグループが作成したある報告書のチャートを紹介し

（1月号），さらに 3月号には「ノイラートの手法に類似した」試みとして別の事例

を紹介していた（図4.2）。それらの記事に対してヴァン=クリークは，編集者のポール・

ケロッグ（Paul U. Kellogg）宛に抗議の書簡を送っている 21。しかしその後も彼女を

悩ませることになる最後の要因は，ルドルフ・モドレイの活動であった。彼は 1933

年から独自の活動を始めていたのである。

3. ルドルフ・モドレイ 
ルドルフ・モドレイは，1906年にウィーンに生まれ，ウィーン大学で法学を学んだ。

大学在学中の 1928年にパートタイム職員として博物館に雇用され，アソシエイト・

ディレクターとして働いていた 22。

モドレイは，その２年後の 1930年に法学の博士号を取得した後，シカゴへの移

住を計画する。渡米の目的はシカゴ大学の世界商業アカデミー（Academy of World 

Commerce）でのポスドクの仕事にあったが 23，彼のシカゴ行きを知ったノイラート

からシカゴ科学産業博物館を起点としたアメリカとのコネクションを開拓するための

協力要請を受けた。ノイラートは 1930年 2月にケンペートに書簡を送り，そこでモ

ドレイを「賢明で社交的な人材」として紹介し，ボランティアとして使ってもらえな

いかと依頼している 24。ケンペートがこの申し出に賛同した結果，モドレイは同年夏

にシカゴ到着後しばらくして，シカゴ科学産業博物館の社会科学部門のキュレーター

となる。こうして 1931年初頭からモドレイのディレクションによってウィーン社会

経済博物館によるシカゴ博物館のためのチャートの制作が始まっている。まず 1931

年 2月に 3点のチャートが依頼され，同年 6月に 17点（うち 4点が後にキャンセル），

8月に 9点（うち 3点が後にキャンセル），11月に 12点と続き，合計 34点のチャー

トが制作された 25。

モドレイの仕事に対して，ノイラートは，ふたつの博物館の「橋渡し役」としての

図 4.2．アメリカ図書館協会で制作されたチャート，（出典 : 
The Survey，1933 年 3 月号（Vol.69, 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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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割を期待していたが，実情はその正反対だったことが判明する。モドレイが行っ

たのは事実上，彼自身のやり方に基づいたほとんど一方的なディレクションであっ

た。モドレイはテーマ，統計データの選定を元に作成したスケッチをウィーン社会

経済博物館に送付し，主にデザインの仕上げを依頼した。モドレイのこの依頼方法

は，統計データの選定からはじまり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を経てデザインに至る

本来の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制作方式と真っ向から対立するものであった。しか

し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側はモドレイが求めるやり方を受け入れて，指示通りに

チャートを制作する他に手立てがなかった。モドレイの方針は，部分的にはウィー

ンのものとは異なるデザインを望んでいたシカゴ博物館自体の方針にも従っていた 26。

彼はアメリカの習慣に合わせるために，ガイド・ピクチャーやシンボルのデザイン，

タイトルの文字の扱いなどの細部の速やかな変更をしばしば要求していた。たとえば，

石炭の消費を表すチャートについて（図 4.3），モドレイは「国内使用のもの，機関車，

溶鉱炉のシンボルには変更が必要だ。これらのシンボルの多くが煙りを出していると

さらによいだろう」と指摘し 27，アメリカの典型例に合わせてデザインするよう写真

を送って訂正を求めている。こうして，モドレイのディレクションは，ロビン・キン

ロスが指摘するように 28，本来のウィーン ･メソッドによるチャートの標準から逸脱

したデザインを生み出す結果を招いた。この不本意な事態を問題視したノイラートは，

1932年初頭にモドレイに送った手紙で制作方法の見直しを次のように進言している。

シカゴのために制作されているチャートは，単調すぎて，まったく印象のないものにな

る危険性があります。これは，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がシカゴから描かれたスケッチ

を受け取るだけで，社会経済博物館の仕事がシンボルや誘導画のデザインにますますと

どめられてしまうことに起因しています。社会経済博物館の本来の能力である，科学的

図 4.3．モドレイのディレクションにより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で制作された科学産
業博物館のチャート。1931。（出典：IC.T543,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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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とグラフィックの作業を協同させる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が，憂慮すべき規模

で脅かされています。…（中略）…したがって，今後はできればある程度選定した統計

素材を，シンボルと誘導画像のデザインにあたって遵守すべき技術的観点の指示といっ

しょにお送りいただくことを勧めます。技術的には劣った画像でもその方が視覚的効果

がより良好となるはずです。29

しかし，モドレイは 1931年末から翌年の 4月までビザ取得のために一時帰国して

おり 30，このノイラートの提案に応じた形跡はない。いずれにしてもこの提案が具体

化する見込みはなかった。というのも恐慌の影響によって生じた博物館の財政危機に

よって，社会科学部門が閉鎖され，モドレイは 1932年夏には多くのほかの担当者と

ともに解雇されているからである 31。これ以降，新たなチャートの制作がウィーン社

会経済博物館に発注されることはなかった。

博物館を解雇されたモドレイは，独立して図像統計の制作活動を始めることになる。

彼の最初の図像統計の仕事はアメリカ自然史博物館の関係者で子供研究所（Children’

s Laboratories）設立者だったマーガレット・E. シュワルツマン（Marguerite E. Schwar-

zman）のための図版の制作であった。シュワルツマンは 1月にノイラートが訪米した

おりの会合に出席しており，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に強い関心を抱き，それをアメリカ

の児童教育用の教材に応用する構想を抱くようになる 32。しかしノイラートの招聘が

困難であったことから，代わりにモドレイにこの仕事を依頼し，実験的な制作を始

めていた 33。シュワルツマンはこの仕事に関してノイラートに書簡を送り，意見を求

めているが 34，モドレイについてのノイラートの返答は以下のような否定的な評価で

あった。

あらゆる観点から見て，われわれの博物館で事務職員として働いていたモドレイは，確

かに示唆しておいた実務の領域においては，自在に活動できる人材で確かに適していま

す。けれども，私は彼がグラフィックの仕事を管理し，組織できるとは思えません。わ

れわれはそのためには特別な訓練が直接必要だと認識しています。ですが，私はわれわ

れがアメリカに本当の支部を首尾よく設立した暁には，この本物のプロパガンダ組織に

おいて，他の［グラフィックの仕事とは関係のない］共同作業者と同じようにモドレイ

を使うことについては，確かに望んでいます。35

ノイラートからの手紙でヴァン＝クリークはこの状況を知り，モドレイと面会し

て事情の説明を求めた。この面会の経緯は，ヴァン＝クリークがノイラートに宛て

た長文の手紙で詳細に報告されているが 36，それによれば，モドレイは，まず生活に

困窮していたことから，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を用いてお金を稼ぐ必要があったと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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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もし支部が設立されれば喜んでそれに従うとも述べていた。大恐慌という当時の

経済情勢においてモドレイは事実上無職であり，この点についてはヴァン＝クリーク

も理解を示している。しかし，ヴァン＝クリークは，ノイラートのための機関が設立

されるまでそうした活動は控えるべきであり，それまではたとえ事を起こすにしても，

ノイラートに伝えることが礼儀であるとたしなめた。それに対するモドレイの答えを

ヴァン＝クリークは次のようにノイラートに伝えている。

彼［モドレイ］はこの状況に対してどんな倫理も理解できないようです。彼は，かりに

この件を事前にあなた［ノイラート］に示せば，あなたはそれを否定するに違いないだ

ろうから，まず彼の能力を示し，その成果を既成事実としてあなたに提示することが良

策だと信じているようです。…（中略）…彼は，産業界への進出を望んでいたけれども

成功しなかったと言います。そこで，ウィーンの博物館で長期間過ごした経験は彼のも

のであるという観点から，その経験を改良して用いることに躊躇する必要はないと言う

のです。

けれども，ヴァン＝クリークがとりわけ問題視したのは，モドレイがウィーン・メ

ソッドの国際的側面を認めず，それを前提としたチャートの制作にまったく興味は

ないと表明したこと，さらにモドレイが「［ウィーン ･メソッドの］図像統計の図は，

他の図像統計の他の類と変わりなく，その背後にある社会哲学とはまったく個別に事

実を提示するものだと感じていた」という点にあった。こうしてヴァン＝クリークは，

モドレイが独自の活動を始めれば，支部設立という目標に大きな支障となると予想し

た。その結果，ヴァン＝クリークはモドレイの行動に注意するために，彼との連絡を

保持することになる。  

4. 視覚教育研究所設立委員会
4月初頭にヴァン＝クリークは，ライドラーとブレンナーとの協議を経て，「ノイ

ラート博士に協力するためのアメリカ委員会」の設置を目的とした会議の開催を呼び

かける。こうして最初の会議が 16名の参加者を得て 4月 18日に開催された。最初の

会議において，まず委員会の名称が「視覚教育研究所設立委員会（Organizing Com-

mittee for the Institute for Visual Education）」と決定され 37，6名が執行委員として選

出された。そのうち，ライドラーが責任者，ヴァン＝クリークが秘書官，そして 20

世紀基金（Twentieth Century Fund）のディレクター，エヴァンス・クラーク（Evans 

Clark）が会計係に就任し 38，この執行委員を中心として実質的な活動が開始される。

基本的な目標は，「アメリカにおいてオットー ･ノイラート博士が指導するウィー

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仕事に代表されるウィーン ･メソッドが特徴づけてきた社会的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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済的事実を表現するグラフィック手法を開発し，推進する組織をアメリカに設立す

ること」にあり 39，ヴァン＝クリークの構想によると，この組織，ないしは研究所は，

理事会，会員，そして工房の 3つで構成され，会員は定期的に資金提供しつつ，必要

に応じてチャートの制作依頼が可能で，理事会は全体を調整する役割を担う。工房で

はウィーンからノイラートを招いて，彼のディレクションによってチャートを国内で

制作す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た 40。なかでも工房の設立は重要な課題であった。その理由

をヴァン＝クリークはこう説明している。

この仕事はアメリカで制作されるべきだろう。さもなければ大きな機会を逸することに

なるだろう。なぜなら，ウィーンで作られる制作物は獲得できそうにないと思い，個別

の実施に関してウィーン ･メソッドを採用する可能性をあきらめる人が多いからだ。41

彼女はこの工房を「ムンダネウム研究所のアメリカ事務所」と位置づけ，「ムンダ

ネウムですでに開発された計画に準じて，そのスタッフの何人かがおそらくセンター

からセンターへと派遣されることになる」としている 42。彼女はまた次のような世界

規模の構想を抱いていた。

ロンドンの地域事務所の計画は，アメリカにも何らかのサービスが期待される。なぜなら，

ウィーンの工房でアメリカの注文をこなすうえでの言語の障碍がそれによって取り除か

れると思われるからだ。このアメリカの工房（アメリカ大陸の他の地域でのサービスも

あり得る）とムンダネウムとの密接な繋がりは，世界巡回展の発展や制作物の最高の技

術的達成を得るうえでも明らかに望ましい。43

計画を実施するために，常勤の担当者が必要となったことから，ヴァン＝クリーク

は，調査の実施をモドレイに協力を要請することを考え，この案をクラークとブレン

ナーに持ちかけた。しかし，ヴァン＝クリークがモドレイを候補としたのは，彼が

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に詳しい適任者と考えていたからではない。むしろ彼女はモドレ

イが独立して仕事を推進し，ノイラートに依頼されるべき仕事を「横取り」する可能

性を強く警戒していたのである 44。5月に開催された委員会において，投票でこの案

が了承され，モドレイを「現場書記（�eld secretary）」として１ヶ月間雇用すること

になった 45。こうして，ラッセル・セージ財団の一室がヴァン＝クリークによって貸

与され，モドレイはそこを事務所としてクラークの指導の下で現場書記として活動を

始めた。この間に，レターヘッドとリーフレットがプロモーション活動のために制作

され（図 4.4），関係者へのフォルダの発送やインタビューが実施された。

モドレイは，彼の調査の結果を 7月に委員会に提出する 46。この報告書にお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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モドレイは，56団体の 76名へのインタビューを実施した結果，この構想に強い関心

を示す傾向が見られたと指摘する一方で，委員会への参加や注文などの具体的な成果

は得られなかったと報告している。そして，モドレイは次の 3つの克服すべき課題を

挙げている。１）インタビューした当事者の目的に対応したノイラートの方法に基づ

いたチャートの利点，利用出来る材料，視覚化の困難さ，２）チャート制作のための

適切なコストについての情報の欠如，３）要求されるチャートの準備にかかる時間に

ついての情報の欠如，以上である。そして，この問題への対応策として，彼は費用を

あまりかけずにチャートを制作できる小規模の実験的工房の設立を提案している。モ

ドレイはまた，設立委員会の理事へのインタビューも行っているが，その結果として

工房の性格について二つの異なる意見があったことを報告した。ムンダネウムの国際

的側面を持ったチャートだけが作られるべきという意見がある一方で，統計処理のた

めの正確さが担保されるという条件が満たされれば，ムンダネウムとの直接的関は必

ずしも必要ないという意見もあった。そしてモドレイはこうした意見の違いに対処す

るために，工房のあり方について次のような２段階の選択肢を示唆する。

ムンダネウムの基準に準じて工房で実施されるすべての仕事は，「ムンダネウム・アメリ

カ」とか，ムンダネウムの観点に賛同するグループが選ぶ他のなんらかの名称を持った

制作物として示されるだろう。

図 4.4．リーフレット Pictorial statistics for the United States（アメリカのための図像
統計），1933。表紙（上），内頁（下）。（出典：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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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の活動範囲を拡げるために，工房は，統計処理の正確さを確保できれば他の仕事

を受け入れるかもしれない。活動範囲が拡がれば拡がるほど，確実に生産コストは下がり，

摸倣の危険性はまもなく解消するだろう。この仕事は，統計的な正確さが保証されれば，

「研究所工房」の仕事として現れ，もはやムンダネウムの義務を示さないだろう。

モドレイはそれぞれの意見を支持する理事を特定していないが，後者の意見を支持

したのはエヴァンス・クラークであり，前者がヴァン =クリークであった可能が高

い。事実，モドレイの報告が示唆する工房設立の提案をめぐって，ヴァン＝クリーク

とクラークの間に意見対立の兆候が現れている。ヴァン =クリークは，「研究所の公

的組織化推進の代わりに，好意的に評価される特定の環境で用いられる実際の方法を

獲得すること」を示唆していた 47。彼女は，そのためにまずノイラートを招聘するこ

とが先決であり，そのことによって彼をコンサルタントとして採用するような組織が

複数現れることを期待していた。他方で，クラークはまずは「ノイラート博士との通

信によって平均的なチャート制作のための見積をニューヨークを基準に算出」できる

と考え，「ノイラートの訪米の頃までには，小さな工房を設立できる可能性については，

もはや悲観的ではない。それは制作されるものをはっきりさせる何かを促進するだろ

う。どんなに小さくとも実際の事務所を持つことは，支援をいっそう拡大させるため

のよい話題をもたらすだろう」と感じていた。

しかし，モドレイの報告が議論された 7月 13日以降何も起こらなかった。この事

態を受けて，クラークはヴァン＝クリークに対して遅くとも 9月 15日頃にはノイラー

トを招聘するための具体的行動をできるだけ早く開始すべきだと催促している。ク

ラークは急ぐ理由として，次のようにウィーン ･メソッドの摸倣の増大を指摘する。

私はこの組織を軌道に乗せるにはスピードが本質的だと考えています。この方法は，す

でにマクグローヒル社，メトロポリタン生命保険会社，ニューヨークタイムズなどのよ

うに重要な企業によってほとんど何の成功のないままコピー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ます。

もっとも重要なことは，本物の素材ができるだけ素早く制作され，広く公表されること

です。このプログラム全体の最大の弱点は，もちろん摸倣の抑制です。もし著作権や特

許による抑制の実現が不可能ならば，工房は素早く公共的興味を惹きつけ，最低限のコ

ストと時間で制作することに原理的に依存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でしょう。48

さらにクラークは，工房設立を具体化するためにはモドレイを恒常的なスタッフと

して雇用し，問題を克服するために委員会の具体的な活動を継続して彼に任せるのが

論理的だと主張していた。ヴァン＝クリークはモドレイの件についてはまったく否定

的であった。なぜなら，人選はノイラートに委ねるのが彼女の基本的考えであり，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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イラートのモドレイに対する否定的態度を誰よりも承知していたからである。実際，

モドレイの工房設立の提案はノイラートにも伝えられ，ノイラートは「真のファース

ト・クラスの工房」を望むが故に，そうした工房は不要という彼の考えを示唆する 49。

その後 11月になって委員会が開催された。この会議において，年 3回の 10日間の

滞在を目安にノイラートとマリー・ライデマイスターを招聘しコンサルタント業務に

充てること，そのために必要な予算は 1200ドルであり，ラッセル・セージ財団が中

心となって次年度までに可能性を検討することなどが決議され，結局，工房設立に

ついては何も議論されなかった 50。この決議は明らかにモドレイを失望させた。彼は

11月初頭に自らの考えを表明した手紙を理事に送りつけているが，そこで彼は「統

計の選択や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制作のディレクションのためにヨーロッパか

らここに誰かを招聘する必要はありません。同等ないしはそれ以上の質を持つチャー

トは，ここでもすぐに制作できます」と主張した。加えて次のように彼自身がアメリ

カで開発した技法の優位性を強調することも忘れていない。

ウィーンの博物館は，不必要で危険でさえある手作業の方法を用いています。チャート

はここでは不必要な手作業抜きで，その半分の時間で制作できます。改良した調整方法で，

チャートはここではウィーンのそれよりも 50％安く作れます。ウィーンでは，少なくと

も 100％以上の賃金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です。51

しかし，この委員会の決定は，その 3ヶ月後に混乱に直面することになる。1934

年 2月にウィーンで市街戦が勃発，前年の夏にフレデラスの尽力によって設立して

いた国際視覚教育基金（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Visual Educa-

tion）の所在地ハーグにノイラートが亡命する事件が起こったのである。この出来事

は，言うまでもなく委員会の活動に重大な影響を与えた。3月から４月にかけて会議

が２回開催されているが，最初の会議で，ヴァン＝クリークはノイラートの亡命に際

して彼の資材をハーグに移動するための援助の必要性を提案した。国際視覚教育財団

の代表者に就任していたフレデラスが，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を訪れて確かめたと

ころによれば，そのためには 500から 1000ドルほどの資金が必要であった 52。そして，

出席した理事はこの目的のために資金を集めることについては同意している。ヴァン

=クリークは，次いで「どのようにノイラート博士の仕事のための計画を立て，可能

であれば注文を得られるか」という課題を提起した。この時期にノイラートを招聘す

ることについてはもはや現実的ではないという見解で一致したが，その代案について

は意見が分かれた。ヴァン＝クリークは通信による可能性を示唆したが，否定的意見

が大半だった。たとえばブレンナーは，サーベイ・グラフィック誌の仕事をノイラー

トとの通信によって実施したが，満足いかない場合が多かったという経験を披露し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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つ，そのやり方の困難さを指摘した。クラークは，最初から国内での制作が可能な組

織の設立に関心を持っていたと述べ，「目下，［研究所設立］を達成することは実践的

に不可能のようだが，ここにモドレイがいる。彼は素早く働くことができる人物であ

り，しかも彼の意見では公平に見てより満足いく結果を得られる準備があるという」

と述べ，再びモドレイを担ぎ出している。それに対してヴァン＝クリークは，「委員

会はノイラート博士のモドレイの技術的仕事に対する批判を無視できないし，委員会

の総ての技術的疑問については，ノイラート博士に指導される必要がある」とノイラー

トの批判の強さを強調した。

こうして，委員会は計画の遅延も覚悟の上であくまでも国際的な展開を前提とする

ノイラートの意向に忠実たろうとする立場と，直ちにアメリカでの図像統計事業の展

開を図ろうとする立場の間の選択を迫ら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そして４月に開催された

２回目の委員会までには，趨勢は後者に傾いていた。この会議には，モドレイが個別

に委員に提示していた計画を改めて説明するために招聘された。モドレイは，ノイラー

トと喜んで共同するつもりであり，昨秋委員会が事業を推進することを期待していた

にもかからわず，何事も進展しなかったことを理由に，独自に事を進めたと彼の立場

を説明した。そして，彼はウィーン ･メソッドの手法を改良し，シンボルの複製法を

標準化することで，より廉価で迅速にチャートを制作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とも報

告している。ヴァン＝クリークは，これに対してモドレイはノイラートの方法の標準

化以上のことをやっていると批判したが，そうした意見はもはや少数派であった。会

議に出席していたケンペートですら，モドレイの仕事は「アメリカへの定着に貢献す

る」と肯定的に評価し始めていた。

この会議において，モドレイは国際視覚教育財団と協力する用意のある図像統計社

（Pictorial Statistics Inc.）の設立構想を明らかにした。そして「委員会と財団は，モ

ドレイの組織をアメリカ支部として認める意志があるかどうか」というモドレイの問

題提起が，委員会で議論されたが，結局この提案についてはノイラートに決定を委ね

ることとなった。だが，これ以降委員会の会議は開催されず，この会議が委員会の最

後の活動となった。

以上の経緯が示すのは，ノイラートと彼の同調者が直面したアメリカにおける支部

設立の困難さである。そのもっとも大きな要因は，恐慌下における資金獲得の問題で

あった。ウィーン・メソッド自体への少なからぬ組織の関心の高さにもかかわらず，

ある委員が述べているように，見積もりもはっきりしない状態でわざわざその移入の

ために外国人を招聘するための費用を捻出できる組織はほとんどなかった 54。さらに

図像統計の類似の試みの増大が，安易な制作を助長する傾向に拍車をかけたことは間

違いないであろう。これらの問題を委員会は結局克服できなかった。もし仮にモドレ

イが委員会のための工房の責任者として活動すれば，おそらく支部設立が実現し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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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は高かったはずである。だがヴァン＝クリークとノイラートは，モドレイの能力

を過小評価しており，彼の計画を容認することは決してなかったのである。

5. ピクトリアル統計社
設立準備委員会が活動停止した後に，モドレイは構想を実行に移す。1934年 8月

に彼は「注文を原価で実施する会員制の非営利会社」として図像統計社を正式に設立

し，操業を開始している 55。エヴァンス ･クラークが委員会の代表となり，モドレイ

は実施ディレクター兼秘書として就任した 56。瓦解した視覚教育研究所設立委員会の

実施委員であったクラークの就任は，委員会における彼のモドレイへの支持を考えれ

ば驚くにはあたらない。さらにクラークは，モドレイによって制作されたチャートを

含む彼の著書『Stock market control』を同年 2月には出版していた。

こうして設立された図像統計社の最初の公共的仕事は，ニューディールによって設

立された公共事業局（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PWA））の傘下のエージェンシー

のひとつミシシッピ渓谷委員会（Mississippi Valley Committee）のためのチャートの

制作だった 57。この仕事は，ミシシッピ渓谷委員会の責任者であったモリス・レルウィ

ン・クーク（Morris L. Cooke）が，同年春頃に構想した計画に由来する。フィラデルフィ

ア在住のコンサルタント技術者であったクークは，「ミシシッピ渓谷委員会によって

収集された資料を用いてこの領域の人びとを教育するための展覧会」を計画していた
58。この「アメリカのプランニング・プロジェクト」にノイラートを加える可能性に

ついて，彼は友人のヴァン・クリークとケロッグに，相談を持ちかけていた。クーク

は「ロシアのプランニング –特にそのグラフィック」の技術に関係する何かを必要と

していた 59。しかしケロッグによると，クークは，ノイラートが「外国人であり，し

かも社会主義政権下のウィーン市に関わりを持ち，ロシア・ソビエトでも活動してい

た」という理由で，「同僚は，このような仕事へのノイラートの起用については，躊

躇する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と少々不安を抱いていた 60。5月になってクークはノイラー

トが「アメリカ国外在住の外国人」であることを理由に，この計画から手をひいてい

る 61。こうしておそらくはケロッグの仲介で 62，ノイラートの代わりにモドレイがこ

のミシシッピ渓谷委員会のための仕事を手がけたことになった。

1934年 10月に図像統計社が制作した多数のチャートを含むミシシッピ渓谷委員会

の報告書が刊行された（図 4.5）。これらのチャートのいくつかは，図像統計社だけで

はなく，「ソシオグラフィックス・フィラデルフィア」と呼ばれるグループによって

も制作されていた。このグループは，市民事業局（Civic Works Administration （CWA））

の支援によって 20名ほどのフィラデルフィアの元失業建築家たちによって結成され，

その代表者はペンシルバニア大学の建築科卒業生フィリップ・ラーガン（Fhillip E. 

Ragan）であった 63。彼らの参加によってチャートには幾分視覚的な不統一が見ら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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るものの，全体としては上出来であった。そして，この業績がモドレイとクークとの

間の長期にわたる友好的協力関係を獲得する契機となった 64。ニューディールの上級

官僚として，クークは国家資源委員会水資源部門（the Water Resources Section of the 

National Resources Board）のディレクター (1934)，農村電化局（Rural Electri�cation 

Administration）のディレクター（1935-37）を歴任し，国家資源委員会報告書（1934）

や著書『農場における電力』（1936）などの出版物のためのチャート作成を図像統計

図 4.5．Report of the Mississippi Valley Committee of the PWA（ミシシッピ渓谷委員会報告書），1934。表紙（左上），チャート。
上のチャートはおそらく図像統計社による制作。他の２点は，おそらくソシオグラフィック・フィラデルフィア。

図 4.6．Pennsylvania labor and industry in the depression，労働
産業局，報告書特別号，No.39，1934
表紙（左），チャート（右），デザイン：ソシオグラフィックス・フィ
ラデルフィ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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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に依頼し続けた。

こうした実績に平行して，図像統計社への連邦政府の他のエージェンシーからの依

頼が増加している。代表的な仕事の１つは，就業促進局（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

tion（WPA））との共同事業である。WPAは，その前進である FERAの時代からすで

に社会調査部門内に，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ン専門の部署〈グラフィック・ユニット〉

を設置しており，5，6名の人材がWPAのための報告書，ポスター，パンフレットの

チャートの制作に恒常的に従事していた 65。モドレイはこれらの仕事のいくつかに

ディレクションとして協力している（図 4.8）。ニューディール関係のエージェンシー

の他に，教育分野でも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が注目され，全米教育協会（National Edu-

cation Association）やアメリカ教育省（O�ce of Education）などが，モドレイの協力

を得てチャートを制作している 66。

こうして図像統計社の仕事が活発化してゆくが，この時期にはすでにウィーン・メ

ソッドに類似した図像統計の独自の試みが数多く現れていた。ソシオグラフィックス

やWPAのグラフィックユニットの他に，その典型として挙げられるのが，外交政策

協会（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大衆教育部門（Department of Popular Education） が

図 4.7．リーフレット ‘Our job with the WPA’ (WPA との仕事 )，c.1936。表紙（左），見
開き頁（右）。

図 4.8．パンフレット On relief: general refief program，1935 年 10 月。表紙（左），チャート（右），direction: 
Calvin Banwell，R. Modley（出典：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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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から発行を始めた叢書 “Headline Books” シリーズである 67。1940年までには

約 25冊刊行された同叢書の全冊にわたって豊富な図像統計が用いられていた 68。し

かし，こうした図像統計の多くは，相対的に質の低いデザインであり，質の高い図像

統計の方法を確立しようとする人びとにとっては脅威となり始めた。シュワルツマン

は，図像統計の流行を警告の意味を込めて次のように「洪水」と形容している。

ウィーン由来のピクトグラフは，この国ではこうしたチャートの大流行を引き起こした。

この流行は，試行錯誤で制作された「アメリカ化」された図像統計の洪水によって大衆

と教育者を圧倒する兆しを見せている。69

ここでシュワルツマンは「ピクトグラフ（pictograph）」と呼んでいるのは，シンボ

ルではなく図像統計のことであり，当時のアメリカでの一般的な呼び名であった。こ

のような図像統計の大流行のさなかにあって，図像統計社の仕事は，他のものとは区

別される傾向にあった。部分的にはクライアントはモドレイをウィーンで得た経験に

基づいてチャートを制作できる信頼性のある人物と見なしていたことが理由であった。

このことが，あるクライアントが評価しているようにモドレイを訓練をまったく受け

ていない「不十分なビジネスマン」から区別していたのである 70。さらにモドレイは

ソシオグラフィックスやWPAのグラフィック ･ユニットのような他のグループとの

共同作業によって，指導的影響を与えたと思われる。こうして，彼はアメリカにおけ

る図像統計の発達動向の中心人物となっていく。

6. ノイラートのアメリカへの再訪問
モドレイの仕事の順調な成長ぶりとは対照的に，ノイラートは 1934年末から 35年

にかけて困窮の時期を体験している。1935年初頭には，フレデラスはムンダネウム・

図 4.9．Wa Tomorrow will we keep out?’, Headline books, No.1, 1935, 表紙（左），チャート（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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ハーグが破産寸前の緊急事態であることをクリークに伝えている。その最大の要因の

ひとつは 34年末に起こったイゾスタット研究所のための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

仕事に対する報酬 6000ドルの不払い事件であり，それがムンダネウムの出鼻を完全

にくじいたのである 71。しかし，国際視覚教育財団のアメリカ代表として活動を続け

ていたヴァン＝クリークは IRIの仕事をノイラートに依頼し続ける一方で，1935年

夏には『国際視覚教育財団 ––3カ年計画（アメリカを中心に）』を構想する。それは，

「視覚的素材の実制作を超えた研究の仕事と原理を促進する余地が存在する」という

考えに基づいて，ウィーン ･メソッドの原理を促進し，そのための支援と予算を確保

する方向へと財団の活動を向ける計画案であった。また，このプログラムには，「ウィー

ン ･メソッド」に代わり，新たに考案された「アイソタイプ」という名称の使用が含

まれていた 73。

1935年春には，予期せぬ価値ある接触がすでに起こっていた。ニューヨークに所

在する全米結核協会（National Tuberculosis Association （NTA））の健康教育部門のディ

レクター，ハリー・クラインシュミット（Harry E. Kleinschmidt）のハーグの事務所

への訪問である。クラインシュミットは，そのときドイツの博物館を訪問しており，

ノイラートの仕事についての評判を聞きつけ，急遽訪れたのであった 74。こうしてノ

イラートとの会合後に，共同作業の計画が始まることになる。また，同年の暮れには

オーバーレンダー・トラスト（Oberlaeuder Trust）からのノイラート渡米のための資

金援助が現実化し始める 75。11月初旬にオーバーレンダー・トラストから，他の組

織の支援を条件として資金提供の可能性が提示されたのである。ヴァン＝クリークは

即座に NTA，20世紀ファンド，図像統計社などの名を挙げつつ，多くの組織が協力

することを伝え，基金の獲得に成功する。

こうして，オーバーレンダー・トラストと NTAを中心とした資金援助によって，

支援者たちが待ち望んでいたノイラートの渡米計画が，1936年初頭に具体化し始

めた。合わせて彼の訪米を支援するための「ノイラート歓迎委員会（the Hospitality 

Committee for Neurath）」 の設立が計画されたが，代表者にはモドレイが就任している。

モドレイのノイラートに対するそれまでの態度を勘案するといささか奇妙なことで

あるが，このモドレイの行動の背景には，ポール・ラザースウェルト（Paul F. Lazars-

feld, 1901–1976）の仲介があったようである。ウィーン出身の社会学者であるラザー

スフェルトはノイラートとモドレイ双方と親しい間柄であり，明らかに両者に恩義を

感じていたのである 76。3月になって，モドレイとノイラートの間にある合意が成立

する。この合意について，ヴァン＝クリークは，同僚への手紙において次のように報

告している。

過去数週間にノイラート博士の組織と図像統計社との間に業務上の協力の合意が成立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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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ことは喜ばしいことです。このことは一般的な動向にとっても偉大な進展となるでしょ

う。図像統計社はまったく独立して仕事を実践していることから，その制作物はノイラー

ト博士のスタッフとより親密になることで得られるはずの質を持っていませんでした。

他方で，ノイラート博士のこの国での仕事は，代表者が不在という事実に苦しめられて

きました。アメリカでの社会的経済的研究の表現のためのグラフィック素材の中で最高

水準のものを利用した共同関係が実現することでしょう。77

ノイラートの訪問時期は当初 4月に予定されていたが，他の仕事の都合から延期さ

れ，最終的に 9月初旬に訪問することになる。そしてこの渡米は 6週間のメキシコ旅

行を含む半年以上にわたる本格的なアメリカ訪問となったのである。ノイラートの訪

問に合わせて，彼のアメリカでの仕事を支援するために国際視覚教育基金によって顧

問委員会が設置され 78，訪米中にいくつかの雑誌記事が，彼のアメリカでの仕事のプ

ロモートのために出版された 79。

10月中頃までのノイラートの仕事を伝えるクラインシュミットの報告によると，

ノイラートは NTAの仕事以外にも数多くの小さな仕事を行っていた 80。 なかでも重

要と思われるのがニューヨーク万博のための仕事である。ノイラートの教育を目的と

した国際博覧会への関心を示唆しているからである 81。この仕事は 1936年の 7月に

ヴァン =クリーク宛てに届いた万博デザイン会議のテーマ委員会の責任者であった

建築家ロバート・コーン（Robert D. Kohn, 1870-1953）からの依頼で始まった。コー

ンはヴァン＝クリークにノイラートの協力を依頼し，彼女はすぐさまそのことをノイ

ラートに伝え，9月 15日までには渡米のアレンジが可能であると約束している。コー

ンは万博のコンセプトについて市民教育を前面に打ち出した方針を立てており 82，同

時にそれを実現するための具体的な方法としてアイソタイプに大きな関心を寄せてい

た。こうしてノイラートは，アメリカ到着間もない 9月 24日に委員会メンバーに最

初のプレゼンテーションを行うこととなった 83。ノイラートは，プレゼンテーション

において，まず，かつて彼が関わったドイツ工作連盟の新時代展の経験を引き合いに

出し，ニューヨーク万博の基本姿勢が過去を向いた展覧会ではなく，「未来のための

展覧会」を目指していることに賛意を表明し，「競合ではなく協調」が重要だとする

いつもの彼の哲学を披露している。同時に，博覧会の娯楽的性格にも言及し，退屈さ

ではなく，アトラクションを与える効果の必要性を強調することも忘れていない。そ

して最後に，出版まもない著書『国際図像言語』で使用したチャートを含む 25枚の

スライドを用いて，アイソタイプを売り込んでいる。このプレゼンテーション以降，

双方の関係は 3ヶ月程度断続的に続いた。ヴァン =クリークとノイラートは，具体

的なデザインの受注も期待していたが，結局約一ヶ月間の契約（「コーンのアシスト

とアドバイス」という仕事で）を 11月頃に締結し，12月初頭にはノイラートの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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は終了している。したがって，この仕事はほとんど成果がなかったことになるが，コー

ン自身はあくまでもテーマ設定の責任者であってデザインに関与する立場ではなかっ

たことが，視覚デザインの仕事の受注にまで至らなかった大きな要因である 84。

クラインシュミットによれば，ニューヨーク万博の仕事の他に，「ニューヨーク公

立学校（New York Public School,），ニューヨーク出産センター（New York Maternity 

Center），アメリカ医療協会（American medical Center），全米結核協会（NTA）」の仕

事にノイラートは関与していた。クラインシュミットはまた，ニューオリンズで 10

月 20日から 23日の間に開催されたアメリカ公共健康協会（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の年次大会でのノイラートの講演会を企画し，ノイラートはアイソタイ

プについて講演を行っている 85。そして，このこの講演会への道中に，彼は「アメリ

カメディアル協会，シカゴのローゼンブラット産業ミュージアム，アイオワ大学，タ

レダガ（Ala.）大学を含む多くのエージェンシー，研究機関」を訪問し，最後に 10

月 27日から 28日にかけてシカゴに立ち寄り，チャールズ・モリス，カルナップらと

シカゴ大学出版局との『統一科学国際百科事典』の出版の交渉を行った後，ニューヨー

クに戻っている。

その後，ノイラートは，ロックフェラー・センターの NTAのオフィスを拠点とし

て，11月初頭に渡米していたマリー・ライデマイスターとともに専門家たちとの協

議を行いつつ NTAのための仕事を集中して行った。NTAがノイラートらに依頼して

いたのは，結核予防を訴える展示パネルの制作であった。ノイラートとライデマイス

ターが提供されたオフィスは，十分な余裕を以て配置されたたくさんの机がある大部

屋で，専門家に意見を聞くのに大変都合がよい環境だったことから，ここでの仕事は，

NTAの専門家との充実した協同作業となった 86。全部で 20枚の展示用のパネルチャー

トがデザインされ（図 4.10），それらはハーグに送られてアルンツがデザインを仕上

げている。マリー ･ライデマイスターは，この仕事の結果についてこう述べている。

オリジナルサイズのわれわれのチャートは 5000部制作され，巡回展示としてアメリカ全

土に送られた。それらは大きな関心を集めて学習され，イヌイットやインディアン，そ

の他の同様な人の誰にでも理解されたと報告があった。87

1937年 1月末頃までにはこの展示パネルの仕事が終わりに近づき，同じ素材に基

づいたパンフレットの制作準備が始まっていたが，折しもこの頃に，ノイラートはメ

キシコからの予期せぬ仕事の誘いを受けた。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国立協議会（National 

Council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 Research）からの依頼で，「メキシコの労働者

階級のための高等教育センター設立のためのプログラム作成」に協力してほしいと

いう内容だった 88。その結果ノイラートとライデマイスターは 2月中旬にメキシコ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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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し，協議会が設立を予定している国立産業ミュージアム（National Industrial Mu-

seum）の基礎作りに協力した。ノイラートは，このメキシコでの経験についてチャー

ルズ ･モリスへの手紙にこう綴っている。

図 4.10．Fighting tuberculosis，展示パネル，1938，NTA（出典：IC7.3）

図 4.11．リーフレット Tuberculosis: basic facts in picture language, 1939
（出典：IC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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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はメキシコの仕事にかなり圧倒されています。非常に興味深いのは，大変聡明な人た

ちを指導し，アステカのシンボルとアイソタイプのシンボルとの組み合わせについて議

論することです。博物館委員会の代表はこの分野に専門的知識を持つ人物で，彼は写本

の複製を持ち出してきて，われわれは古代メキシコの経済と社会の歴史を表現するため

にあれこれのシンボルを用いる可能性について議論しています。89

この仕事は 3月末に終了し，ノイラートは 3月 29日にニューヨークに立ち寄り，そ

の二日後にオランダに向けてライデマイスターとともに帰国の途に就いている。

ハーグへの帰着後も，1940年まで NTAの仕事は続けられた。最初に制作した展示

パネルのシリーズはすぐに売り切れて再版され，2番目のシリーズ（1942年出版）の

注文を受けている。また数種のパンフレットも作成されている（図 4.11）。この間に

2つの出版物の仕事も始まっている。ひとつは『コンプトン図解百科事典（Compton’

s pictured encyclopaedia）』（1939-40）であり（図 4.12），もうひとつが『現代社会生態

図説（Modern man in the making）』（1940）である（図 4.13）。コンプトンの事典は大

衆的な絵入り百科事典であり，伝統的な多くの挿絵ととともに，43のアイソタイプ

のチャートが用いられていた。コンプトンのチャートの準備にあたり，ノイラートは

文章との関連性を強調し，こう述べている̶「それぞれのピクトグラフ［チャートの

こと］は，…（中略）…特にその文章が置かれた場所にうまく適合するようにしない

といけない。…（中略）…そうすることで文章とピクトグラフは同じメッセージを眼

と心に与えるように協調して作用するだろう」と 90。『現代社会生態図説』の仕事は

ノイラート渡米中の 1936年から始まっているが，その構想そのものは 1933年頃にま

で遡ることができる 91。ノイラートはもとともアメリカでの彼の著作の出版を早くか

図 4.12．Compton‘s pictured encyclopaedia,1939，「日本」の項目。（出典：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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ら望んでおり，この年に書籍『人間の遍歴（Pilgrimage of man）』と『アトラス：わ

れわれの時代の人間（Man kind in our Times）』92の 2つの出版計画を出版社ノップ社

に提案していた。このうちの前者の内容はあきらかに『現代社会生態図説』に類似し

ている。『人間の遍歴』の内容構成を記したノイラートの手紙によると，それは「イ

ンター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発展史」であり，加えて，体裁についても図版とテクストと

の等価な関係を基本とするとするアイデアがすでに示されていた 93。当初モノクロ印

刷の予定であったが，1938年に 7色刷りに変更されて，100点の図版を含んだ書物と

なった。また，『コンプトン図解百科事典』以上に『現代社会生態図説』は，図解を

見るだけでも理解できるような「図像̶テクスト̶様式（picture-text-style）」と彼ら

が呼ぶ方式が徹底されていた。ノイラートは次のように説明している。

印象的な視覚的支援は，この本ではたんなる挿絵や視覚的勧誘のためのものではない。

それら自身が説明の働きをもっている。読者は文章だけを読んで理解しなくてもよいか

もしれないが，文章と同じように注意深く図像を「読まなければ」ならない。94

マリー・ノイラートは後にこの本を「最も優れたアイソタイプの物語」であったと

図 4.13．O. Neurath，Modern man in the 
making，1939，表紙（左上），見開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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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しており 95，その意味から同書はアメリカ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の特筆すべき業

績といえよう。その一方で NTAのために制作された多くの材料は，もっとも包括的

な業績と見なすことが可能であろう。にもかかわらず，結果としてはノイラートのア

メリカでの仕事は健康領域と少数の出版物に限定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社会経済的事

象の視覚化が関心の中心であったヴァン＝クリークにとっては，こうしたノイラート

の仕事の方向性はもはや彼女の主要な関心事ではなくなった可能性が高い。実際に，

NTAの仕事が順調に継続したこともあり，1937年の夏頃に国際視覚教育財団のアメ

リカ代表は，ヴァン＝クリークからクラインシュミットに交代することになる。

7. シンボルの標準化
 前章冒頭でふれたように，1936年のノイラート訪問に際して，モドレイとノイラー

トの間には和解が成立し，モドレイはノイラート支援委員会を設立し，滞在中のノイ

ラートの支援活動を行う予定であった。しかし，支援活動の具体的な実施については，

委員会主催による講演会が 1936年 9月 28日に開催されたという記録しか見あたらな

い 96。その具体的内容については不明であるものの，そこでモドレイとノイラートと

が仲違いする出来事が生じた可能性が高い。その可能性を示唆しているのが，モドレ

イが 1937年に出版した著作『図像統計の用い方（How to use pictorial statistics）』である。

この本はアメリカにおける図像統計を包括的に論じた最初の理論書だが，ある書評者

が「ノイラート・モドレイ論争」と形容しているように 97，同時にノイラート批判を

含んだ論争的書物でもあった。

『図像統計の用い方』の冒頭において，モドレイはまずノイラートを次のように賞

賛している̶「ピクトグラフの方法を問題とする場合には，どんな本でもオットー・

ノイラートの才能に恩義があることを知っておく必要がある。彼は誰よりもこの方法

を伝達の重要な手段に作り上げた人物なのである」98。しかしその直後に，こう批判

に転じる̶「それだけにいっそう残念なのは，ノイラート博士はピクトグラフの発展

においては私には不可欠に思える傾向に従う可能性を見出そうとしなかったことであ

る。われわれのアメリカでの実験の成功が，彼が作り上げた制約がこの方法の基本的

な含意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を彼が納得するよう私は希望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モドレイがここで提起するのは，シンボルの標準化の問題だ。モドレイはアイソタ

イプの目標そのものには賛同するが，そのシステムには，目標を達成するための実際

的な方法に問題があることを指摘する。

ノイラート博士は，ピクトリアル・シンボルは国際的であるべきであり，ピクトリアル

なエスペラントが出来るように厳密な制約に基づいてデザインされるべきだという信念

を堅く持っていた。彼はピクトリアルなバベルの塔を阻止しようと望みつつも，同時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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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際的な図像言語を制作しようとした。私は，この究極の目標には心から賛成するが，

その達成のための彼の方法はユートピア的だと信じている。99

それに対してモドレイが提案する方法はこうである。

ピクトグラフは時間をかけて伝達の道具として受け入れられるべきだと信じている。こ

のことを実現するには，まずは，シンボルは，ある特定の国民の観衆の意識に入り込む

道を探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れらは理解可能なやり方で語ら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明

らかにこのようなシンボルは，その特定の観衆を念頭において準備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

いのである。100

モドレイはこの批判で，アメリカと中国の農夫のシンボルの違いを例として引き合

いに出している。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で制作された労働者と農夫のシンボルを例

として比較すれば，図像統計社のシンボルが，アメリカの文化特徴を強く反映した「ア

メリカ化」されたデザインとなっていることは一目瞭然である（図 4.14）。モドレイは，

こうしたアレンジこそ，シンボルが広く受け入れられるための不可欠な方法だと指摘

する。そして，国際的標準化という目標については，「……それぞれの国民の学校が，

彼らの国で一般的に受け入れられるような段階にまで発達するときになって，ようや

く国際的な図像言語を創造するために，互いの最良の特徴を混ぜ合わせるときが到来

する」のであり，そうしたステップをノイラートは無視していると批判するのである
101。

ここで注目されるのは，標準化のための理想的な達成の方法として，モドレイが国

外も含め，図像統計を制作している複数の組織に協同作業を提案しており，実際にそ

の準備段階にあると示唆していることだ 102。すでに述べたようにモドレイはアメリ

カで数多くの組織との共同作業を経験してきた。そうした経験から，おそらくは将来

の国際性を踏まえた共同作業が必要であることを理解したのであろう。しかし，モド

レイにはノイラートはその正反対のことをしていると感じられた。彼は次のようにノ

イラートを批判しているからである。

図 4.14．「労働者」／「農夫」のシンボルの比較。
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左），図像統計社（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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どのグループであれ，独占的傾向があれば，それは望み薄となるばかりか，グラフィッ

ク表現の理想を傷つけることになる。なぜなら，それらは劣悪なものにとってかわって

しまうことになり，最高度の標準を達成しようとすれば，結局修正を余儀なくされるこ

とになるからだ。残念なことに，ノイラート博士は，彼が要求するシンボルの厳密な標

準化に賛同しないどんなグループとも協力の可能性を見出してこなかったのである。103

以上のモドレイのノイラートに対する批判が，1936年の会合の結果を受けてのこ

とである可能性は高いだろう。すなわち，この会合において，モドレイがノイラート

にシンボル標準化のための協同作業の提案をしたが，ノイラートはそれを拒絶した̶

こう仮定できるのである。

しかし，ノイラートが本当に彼の提案を拒絶したとすると，その理由は何か。特定

のコミュニティに受け入れられるためには，シンボルの調整が必要だという論点につ

いては，ノイラートは無条件にそうした可能性を否定し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い。マリー

･ノイラートが紹介している NTAのためのチャートを制作しているさいに直面した

という問題がその例証となろう。彼女によれば，当初ノイラートらは，「死亡」を表

すために十字架のシンボルを用いていたが，十字架はアメリカでは嫌われているとク

ライアントから指摘され，「長い検討」の結果，骨壺のシンボル（図 4.15）に変更し

たという 104。ただし，これがアメリカでの仕事で，唯一生じた修正であったとマリー・

ノイラートは語っていることから，特定の文化共同体に合わせたシンボルの改変につ

いて積極的ではなかったことは確かである。しかし，モドレイが示唆した複数の組織

の共同作業による標準化の達成という論点については，ノイラートはあきらかに否定

的だった。ノイラートは，かつてモドレイが試みようとしていたシンボルのデザイン

の試みについて，「もし図像のエスペラントではなく，小さなバベルの塔がたくさん

の図像言語を作り出すようであれば，はなはだ好ましくないだろう。たとえそれぞれ

のヴァリアントが最良のものであったとしても，事は不利になるだろう」105と述べ

ていたのである。

図 4.15．「骨壺」のシンボル ,1939 （出典：Tuberculosis: basic facts in picture language,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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ノイラートにとっては，アイソタイプのシンボルの標準化はすでに達成されており，

それをいかに中央統制によって制御するかが重要な関心事だった。彼は，『国際図像

言語』で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

このような１つの言語を構築するにあたっては，最小限の言語の助けによってできるだ

け多くのことを言えるということに腐心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言わば，われわれの図像

言語には，限られた数の記号の一般的項目がその国際的使用のために必要なのであり，

しかも，これはひとつの主要な組織（現在のハーグのアイソタイプ工房）によって，こ

の組織の下で実施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106

もちろん，これはアイソタイプを念頭に置いた発言であって，一般的なシンボルの話

ではない。しかし，アイソタイプ以外に数多くの類似例が出現し，シンボルのバベル

的状況の現実化を前にすれば，独占的な態度と見なされてもしかたがない̶少なくと

もモドレイはそう理解していた。実際，ノイラートは視覚言語の世界的な統制は少人

数の組織によって十分運用可能だと考えていたのである。だが，モドレイにとっては

そうした方針がまさにシンボルの国際的標準化を実現するには「ユートピア的」であ

り，それに代えて提唱したのが段階的な標準化のステップの必要性とそのための協同

作業であった。

8.  アイソタイプの「模倣」の問題
ノイラートは 1937年の 9月から 11月にかけて再びアメリカを訪問している。前

年と同じくアメリカ健康協会の会合（10月 5日～ 8日）に参加するためであったが，

この訪問の目的には，新たにこの大会で企画されている科学展への参加が含まれて

いた 107。展覧会参加は 1936年の大会ですでに計画されており，ノイラートらはその

ための奨学金をカーネギー財団から獲得していた。この展覧会には 50グループの科

学的展示が出品され，ノイラートらはそのなかで「展示のための展示 （Exhibition on 

exhibits）」を目的とした「アイソタイプ展示技法（Isotype exhibition technique）」のパ

ネルを展示した 108。約 3000名の参加者のあったこの大規模な会議は，クラインシュ

ミットにとっては，NTAのみらなず健康ワーカーへのいっそうのノイラートの方法

のアピールと，それを採用する組織の増大を実現する絶好の機会だった 109。

クラインシュミットは，ヴァン＝クリークの後を引き継いで̶̶主として保健教育

関係に限られていたが̶̶国際視覚教育財団のアメリカ代表としての活動を継続した。

すでに述べた展示パネルやパンフレットの他に，1939年にはアイソタイプのチャー

トを用いた映画フィルム『On the �ring line』が制作され 110，健康教育一般を扱った

パンフレット『アイソタイプによる健康教育』がクラインシュミットとの共著でア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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リカ健康協会から出版された。その翌年には，ニューヨーク市健康局からニューヨー

ク市民の健康のためのアイソタイプのチャートの制作を依頼され，同様に 1939年に

出版された（図 4.18）。

こうした成果にもかかわらず，後にクラインシュミットはこれらの試みが失敗で

あったと次のように総括している。

私のキャリアで，もっとも落胆させた経験は，公共医療従事者に私が健康教育にとってあ

図 4.16．「アイソタイプ展示技法｣ 展示パネル，1937（出典：IC. T1509, 1508）

図 4.18．ニューヨーク市健康局スタッフ養成のためのチャート，1939
（出典：IC 7.3/57 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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つらえのものだと信じていた視覚表現の技法，つまりアイソタイプを歓迎し受け入れさせ

ることに失敗したことだ。アイソタイプは正確で機能的な美を備えた鋭利な道具であった

のに，その作り手が提供した際に，表面的な関心しか受けなかったのだ。111

そして，クラインシュミットがその原因の一つとして挙げているのが，模倣の存在で

ある。彼は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

理由の１つは，おそらくは［アイソタイプ］の値打ちが摸倣によって貶められてしまっ

たということだ。あろうことか，不幸にもこれらの摸倣は本物がやってくる以前にわれ

われの国に到来していた。広報家たちはいったんはノイラートのオリジナルのシンボル

に魅了された。彼らはこの新しい技術の表層的な側面だけに着目し，基本的な原理を習

得する苦労もないまま利用した。「かわいい小さな人型」が，大衆を尻込みさせる厄介物

の円グラフや棒グラフ，曲線グラフになり代わる助っ人として歓迎された。さらに言えば，

シンボルのある箇所に修正を加えたり，いっそう「人目を惹く（snappy）」ために別の箇

所にちょっと変化を付けたりすることはかくも容易なことだった。112

模倣の流行は 1930年代を通じてアイソタイプとその支援者たちを苦しめていた問

題であった。すでにふれたように，設立準備委員会がノイラートの方法を導入するに

あたって議論されていた論点であり，対抗措置としてアイソタイプの著作権保護の可

能性も視野に入っていたが，結局それが不可能であることが認識されていた。そして，

クラインシュミットによれば，アイソタイプという「良貨」はその摸倣である「悪貨」

によって駆逐され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のだ。モドレイもまたこの模倣の問題に気づいて

いた。むしろそうした模倣の氾濫の一因が彼の活動にもあることを次のように認めて

いた。

われわれは，アメリカ人によるこの画像の言語の受容と適用の急速な展開に貢献した功

績の一部を担っている。またわれわれは，大量の似而非図像統計，われわれのシンボル

の他の者による無意味ないしは誤った応用に対する非難への責任も担っている。113

しかしながら，モドレイが，安易な模倣の氾濫を引き起こした責任を認めていると

しても，クラインシュミットとノイラートにとっては，独自の活動を行ったモドレイ

自身も摸倣者の１人として認識されていたはずである。そのことは，先に引用したク

ラインシュミットの文章が強く示唆している。だがモドレイ自身の見解は，もう少し

微妙である。すなわち，彼の仕事はアイソタイプの後を追随しただけであり，その摸

倣とはいえないと考えてい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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モドレイは，このことを部分的には図像統計の歴史を参照して正当化しようと試み

ている。1937年に出版したモドレイの著作『図像統計の使い方』は，そうした歴史

記述を含む図像統計に関する最初の専門的書物のひとつであった 114。この本で，モ

ドレイは，アイソタイプに先行する図像統計としてウィラード・クープ・ブリントン

（Willard Coop Brinton, 1880-1957）が 1914年に出版した著書『事実を表現するため

のグラフィック手法』で示したチャートを挙げ，最初期の図像統計の事例として位置

づけている（図 4.19）。そして，その後ブリントンのこの先例はアメリカでは追随さ

れることなく，まったく独立したかたちでヨーロッパで発達したとする。いうまでも

なくノイラートが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で展開した事業である。そしてその後，ア

イソタイプ（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が 1930年代初頭にアメリカに到来することにな

るが，それは，アメリカ人の目から見れば「再導入（reintroduction）」となる 115。

この歴史観は，モドレイにとっては彼自身の仕事を正当化するうえでまことに好都

合であった。なぜならアイソタイプ以前に，図像統計はすでにアメリカで生まれてい

たという事実は，アイソタイプもまた唯一の試みでも最初のものでもないことを示し

ているからである。ただし，モドレイはブリントンの事例に歴史的価値を与えたとし

ても，それがノイラートに直接影響を及ぼしたとは主張しておらず，その試みを独自

に追随したのがノイラートの業績だったとする。

興味深いのは，このアメリカの事例［ブリントンのチャート］は現在のわれわれの表現

と類似しているのに，ヨーロッパでは知られておらず，その結果，ヨーロッパ人の図像

統計は，ブリントンの作品が示す水準に到達するまでにたくさんの段階を経なければな

ら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だ。116

そして，彼はアイソタイプとブリントンの本で示されたチャートの本質的違いにつ

いても次のように指摘する。

［ブリントンのチャート］は事実を提示する方法の改善を探究するおりに偶然発見した

もの以上ではなく，ノイラートは彼の方法をある論理的基礎のうえで構築しようとした。

図 4.19．ウィラード・クープ・ブリントン，チャート ｢1899 年におけるアメリカの
鉄道利用者数」，1914（出典：Graphic methods for representing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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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たがって，アイソタイプには習得すべき多数の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のルー

ルが存在するだけでなく，異なる状況に対応して運用するための柔軟さが要求され

る。そのためには経験が必要であるが，そうすることによって多様なアイソタイプの

チャートの制作が初めて可能となるのだ。この点において，「この新しい技術の表層

的な側面に捉えられ，それよりも基本的な原理を習得する苦労もないまま利用しよう

とした」摸倣者の仕事（クラインシュミット）は，厳密さと正確さに加えて，多様性

と魅力をも欠いた失敗に陥いってしまう。

モドレイのシカゴ科学産業博物館の仕事に対するノイラートの批判に加えて，彼の

著作『図像統計の使い方』に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についての記述がまったくな

い事実は，モドレイ自身が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という仕事の重要性に無関心で

あったことを示唆している。モドレイも図像統計の制作にとって「高度な特殊技能集

団」が必要だと強調してはいるものの，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の欠如を，ノイラー

トほどには問題視してはいなかったようである。その代わりに，モドレイが着目する

のは，シンボルである。彼は特定の共同体に適合した良質なシンボルを配給すること

によって，劣悪な摸倣が消失すると予想した。

モドレイはこの目的のための新しい試みを 1936年頃から実践している。それは 25

の主題に分類された「シンボル・シート」の販売である（図 4.20）122。モドレイは，

このシンボル・シートの販売の目的を主に教育のためと述べているが，実際には，増

大する図像統計の制作者への要求に応えるものでもあった。『図像統計の使い方』の

ある評者は，こう述べている̶「図像チャートの制作にあたっての非常に重要な要因

の１つは，統計表現のこの方法の訓練を積んだアーティストの仕事を確保することが

難しいことにある。…（中略）…けれども，モドレイ氏は間違いなくこの問題に気

づいていて，彼は購入して利用できそうな色々なシンボルを制作してきている」123。

図 4.20．図像統計社の制作した「シンボルシート」，c.1936。右は，生
徒による使用例。（出典：Harriet H. Shoen, “The making maps and charts‘, 
in Ruth West (ed.), Utilization of community resources in the social 
studies, Ninth Yearbook, 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tudies, 
1938, pp. 8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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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評者もまた良好なデザインのシンボルの供給が，少なくとも部分的には良好な仕

事を促すだろうという考え方を提起していた。

9. ノイラートとモドレイ
モドレイのシンボル ･シートの供給というアイデアは，将来の図像統計に関連した

彼の活動の焦点を準備するものとなった。彼の活動は，広く利用可能な標準化された

シンボルがアメリカにおける良質な図像統計の仕事を増大させるだろうという見通し

のみならず，シンボルそれ自体が重要だとする信念にも導かれていた。それ故 1940

年に，社会学者ハロルド ･ラズウェルら（Harold Dwight Lasswell, 1902-1978）と協同

して，モドレイは『現代アメリカで用いられるグラフィック・シンボル辞典（Dictionary 

of the graphic symbol in current use in America）』の制作を企画し，カーネギー財団に

同年 5月にそのための資金支援を申請している。この辞典は，「参照のための権威を

提供し，標準化とシンボルの広い使用を推進し，シンボルとその意味の変化について

の研究機会をもたらす」ことを目的として企画されていた 124。同年，モドレイはピ

クトリアル統計社の商業目的の別会社「ピクトグラフ社」を設立 125，その 2年後に，

ピクトグラフ社は図像統計社が制作してきたシンボルを集めた『1000ピクトリアル ･

シンボル集』を出版する（図 4.21）。モドレイは，このシンボル集の目的を「図像統

計（pictography）のルールを習得したいと望む人すべての助けとなる」ことだと説明

し，さらに「彼らのために，ここで示しているシンボルの使用権利を，試験的に拡張

していく」と付け加えている 126。

ノイラートの場合には，シンボルの公共への供給を決して試みることはなかった
127。彼も「シンボル辞典」を編纂していたが，それはあくまでもアイソタイプの将

来にわたる仕事のための資料としてであった。また，ノイラートは確かに，言語の障

図 4.21．1000 Pictorial symbols，
Pictograph Corporation, 1942, 見開き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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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を克服する道具としてのシンボル（図像言語）の理念を提唱した 128。しかし彼にとっ

ては，視覚教育のためにアイソタイプを用いることが最優先の課題であり，公共への

供給のためにアイソタイプのシステムからシンボルを切り離すことは，彼にとっては

問題外だった 129。

ノイラートの考え方とアイソタイプの仕事は，根本的に国際的な視野から成り立っ

ていた。モドレイは対照的に，「図像統計の国際的側面」を信じておらず，国際的な

基盤に立った仕事を当初は望んでいなかった 130。彼はあくまでもアメリカという場

所に限定された文脈において，図像統計を誰もが使える方法として改良したのである。

そして次第に組織を拡張し，最後にはビジネスを対象としたピクトグラフ社を設立す

るにいたっている。だが彼はその後この仕事に関心を失っている。モドレイは 1945

年頃にピクトグラフ社を同僚に売却し，視覚的な仕事とは無関係なコンサルタントと

して活動を行う。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シンボルの標準化という目標への関心はその

後も持続させている。モドレイは 1956年から 1959年までマリー・ノイラートと工業

デザイナー，ヘンリー・ドレイファス（Henry Dreyfuss, 1904–1972）とのシンボル辞

典の計画に参画し，さらに 1966年に文化人類学者マーガレット ･ミード（Margaret 

Mead, 1901-1978）らと設立したグリフス社（Glyphs, Inc.）の活動を通じて，死去す

る 1976年まで図記号の国際的標準化のために尽力するのである。

 

10. 結び
本章では，ノイラートとモドレイの活動を平行して追跡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アメリ

カ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の展開を論じた。ノイラートは，ムンダネウムのアメリカ支

部の設立を目標としていたが，大恐慌下の困難な経済情勢，ノイラートの亡命といっ

た事情などが要因となり，設立には至らなかった。しかしノイラートの支援者たちの

努力によって訪米した 1936年以降，NTAを中心にいくつかの重要な仕事を実現して

いる。

ノイラートの支援者たちが，アメリカ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の展開の障害と見なし

ていたのは，アイソタイプに影響を受けて出現した図像統計の流行であった。流行の

背景には，ニューディールを推進したアメリカ政府をはじめとして，社会経済事象の

広報の必要性とそのための図像統計の有効性が広く認知されたことが主な要因であっ

た。ノイラートと彼の支援者はこうした試みを批判し続けたが，問題を克服すること

はできなかった。

それに対してモドレイは異なる見解を持っていた。彼もまた図像統計の流行に批判

的であったが，彼は図像統計のシンボルに着目し，共同作業による標準化を提案した。

またモドレイはシンボルのデザインと描写の対象については，いきなり国際標準を標

榜するノイラートを批判し，アメリカ国内の文化に合わせた「アメリカ化」の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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を訴えた。これらのモドレイのシンボルに対する一連の問題点は，図記号の標準化を

提唱する後の彼の活動の出発点となる。

他方，ノイラートはアイソタイプのシンボルの国際性を強調していたにもかかわら

ず，シンボル自体の普及を積極的に推進することはなかった。彼にとってはシンボル

はあくまでもアイソタイプから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構成要素であった。アイソタ

イプは教育のための視覚的技法であり，ノイラートにとっての重要な課題はその運営

と管理にあ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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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オランダからイギリスへ̶アイソタイプの拡張

アメリカ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の仕事には，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という足場を

失いながらも，新しい方向性を探ろうとするノイラートの試み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た。

ノイラートは，1930年代に顕著となった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の摸倣の氾濫を背景と

して，アイソタイプという新たなブランド名を考案することで，その普及の可能性を

探っていた。活動拠点となったハーグの国際視覚教育財団では，彼の仕事に関心を持

つ協力者の支援を受けながら，ノイラートらは活動を継続したが，ノイラートはナチ

スドイツのオランダ侵攻にともない，さらに 1940年にイギリスへの亡命を余儀なく

される。しかし，同地にアイソタイプ研究所を設立し，彼は死去するまでけっしてア

イソタイプによる視覚教育の活動をあきらめることはなかった。本章ではオランダ，

ならびにイギリスでのノイラートの活動を概観し，彼らが手がけた仕事のうち，代表

的なものを取り上げて，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以降のアイソタイプの全体像を把握

する。

1. オランダ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
1934年 3月にハーグに亡命したノイラートらは，その地に設立していた視覚教育

国際財団をプラットホームとして活動を継続する。しかし前章ですでに論じたよう

に 1935年頃までは苦労の連続であった。それまでの活動の基盤であった博物館を失

い，仕事のための資料や道具もなく，そして博物館の専門チームも解体した。ノイラー

トの他にハーグに移ったのは，マリー・ライデマイスターとエルビン・ベルナートで

あった。アルンツはしばらくはウィーンにとどまり，ノイラートの強い勧誘によって

1934年 11月になってハーグを訪れている 1。

1934年から 35年頃のノイラートらをとりまく状況ははっきりしていない。この

時期に彼らが手がけていた主要な仕事は，ベーシック・イングリッシュ（Basic Eng-

lish）の叢書『サイケ・ミニチュアシリーズ（Psyche Miniature Series）』のためのふた

つの書籍の制作であった。ベーシック・イングリッシュは，850語に限定された語彙

で構築された補助言語であり，「ベーシック（Basic）」という名は，“British American 

Scienti�c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という綴りの頭文字から作られた。考案者は，哲

学者の C. K.オグデン（Charles Kay Ogden, 1889-1957）であり，1933年の秋頃からノ

イラートと交流をはじめている。その結果ノイラートはベーシック・イングリッシュ

に強い関心を持ち始め 2，オグデンからの依頼を受けてベーシック・イングリッシ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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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ための書籍の制作を構想するに至っている。

1.1. 『国際図像言語』
図像統計の代名詞としての「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という名称を捨てて，新しい方

向性をはっきりと示す最初の試みとなったのが，1936年に出版された『国際図像言

語 ：アイソタイプのはじめてのルール集 “International Picture Language: the �rst rules 

of ISOTYPE”』であった 3。この著書は「アイソタイプ」という名称を公表したはじ

めての著作であるのみならず，「国際図像言語」というタイトルが表すように，アイ

ソタイプの言語的性格に焦点が当てられ，その後のアイソタイプのイメージを決定づ

ける役割を果たしたのである。こうしたアイソタイプの性格付けは，後で論じるよう

に，戦後のアイソタイプの受容においても大きな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

しかし，こうしたアイソタイプの言語的性格の強調は，この時期固有の文脈を背景

としていたこと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る。まずこの著書は，オグデンのベーシック・イ

ングリッシュ（Basic English）叢書の 1つであり，何よりも「言語」が主要なテーマ

となっていた。したがって異言語間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役立つ補助言語の確立を

目標としたベーシック・イングリッシュとの連関が強く意識して書かれたことは疑い

ない。次に，ベーシック・イングリッシュはまた明晰な哲学言語としても構想されて

いたが，この点についてもノイラートは次のようにベーシック・イングリッシュとア

イソタイプとの共通性を強調している。

ベーシック・イングリッシュが明晰な思考を必要とする教育なのと同様に－というのも

ベーシックでは，無意味な言明の使用が通常の言語によるほど強制されることがないか

らである。日常言語は意味を持たない語によって満たされている－図像言語は明晰な思

考を必要とする教育である－まさにその制限の故に。4

したがって，アイソタイプを「図像言語」として公表したのは，ベーシック・イン

グリッシュに匹敵する同等な役割を持つ方法であることをアピールする意図があった

ことになる。

1.1.1. ピクトグラム
『国際図像言語』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の言語的性格の強調については，当時の国

際視覚教育財団の危機的な財政状況も反映していたことが，バークによって示唆され

ている 5。彼は，交通標識や旅行者用の標識へのアイソタイプの利用を示唆する新し

い提案に，新たな顧客や仕事の獲得のための営業的意味合いも含んでいたと推測する。

そして，「アイソタイプ」という新しい名称にも，そのためのいわば「ブランド」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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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ての役割が期待されていたのではないかとする見解を提示している。

バークの指摘は，同時期の状況と照らし合わせると，それほど突飛な解釈ではな

いことがわかる。『国際図像言語』に掲載された交通標識へのアイソタイプのピクト

グラムの提案では（図 5.1），道路の進行方向が国毎に違う欧州の事情を念頭において，

進行方向の変化を運転手に警告する標識が示されている。交通標識の標準化そのもの

は，すでに国連で議論されており，1927年 4月にはウィーンで国際交通標識の規格

標準化が審議され 6，1931年 3月にジュネーブで開催された「欧州道路交通国際会議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Uni�cation of Road Signals）」において条約が制定されて

いた（図 5.2）。ノイラートが国連のこうした動きに注目した明確な証拠はないものの，

進路変更を伝える標識を対象としたノイラートの提案がこれらの国連案に含まれてい

ないことから，国連案を意識して制作された可能性は高いであろう。

図 5.1．道路標識へのアイソタイプの適用（出典：International picture language, 1936）

図 5.3．郵便局内における案内ピクトグラムの提案
（出典：International picture language, 1936）

図 5.4．鉄道旅行者用ピクトグラム，国際鉄道連盟，1931（出典：The New Zealand 
Railways Magazine, vol. 7, issue 3, (1 July 1932), p.26. ）

図 5.2．欧州道路交通国際会議で制
定 さ れ た 交 通 標 識，1931（ 出 典：
M. Krampen, Martin, Geshichte der 
Straßenverkehrszeiche,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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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えて，『国際図像言語』には交通標識のみならず，スーツケースの預け場所と受

け取り場所や郵便局内のサービスを表す旅行者用の標識の事例も掲載されているが

（図 5.3），旅行者用の標識も実は，1931年にすでに国際鉄道連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Railways: UIC）によって提案されていた 8。この提案は，欧州内の鉄道旅行

者を主に対象とした標識であり，案内所や食堂，遺失物取扱所，郵便電報取扱所など

10種類以上のピクトグラムが含まれていた（図 5.4）。電報取扱所や両替所などいく

つかのモチーフにおいて，UICのピクトグラムと郵便局内のサービスを表すアイソタ

イプとの間の共通性が見られる。この UICの標識案についてもノイラートが知って

いた証拠はない。しかし，『国際図像言語』の出版時期には，すでに公共サインへの

ピクトグラムの利用の有効性が広く認識されていたことは確かであり，そうした状況

をふまえて，ノイラートがアイソタイプのシンボルの利用を提案したと推定すること

は不自然ではない。

1.1.2. 統一科学国際百科事典
『国際図像言語』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の言語的性格の強調は，この時期のノイ

ラートの哲学領域における活動との関連からも説明できる。1935年にノイラートが

組織委員として加わった科学哲学の国際大会が，パリのソルボンヌ大学で開催され

た。二十カ国以上から約 170人の参加者があった研究集会であった。この大会にお

いて，ウィーン学団のノイラートの同僚であったルドルフ・カルナップ（Rudolf Car-

nap,  1891-1970）の発案に基づいて論理記号の国際的統一についての委員会が設置さ

れるとともに，ノイラートは『統一科学国際百科事典』の促進とそのための協力を提

案している。そして，その翌年にノイラートは，国際視覚教育財団の内部に統一科学

財団（Foundations of the Unity of Science）を併設し，百科事典刊行のための準備作業

を開始している。『国際図像言語』は，『統一科学国際百科事典』の刊行のための作業

と並行して制作されていた。

ノイラートは，統一科学国際百科事典の構想にあたり，この事典の出版が成功する

にはアイソタイプが不可欠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た。1938年頃のノイラートの構想では，

この百科事典は 2巻から成る基礎論の部，統一科学の一般問題を扱う第 2部 6巻，専

門科学における体系化のための実際的な言明を集めた第 3部 8巻，さらに統一科学に

協調する教育，工学，薬学，法学を扱う部門である第 4部 10巻，以上の合計 4部 26

巻 260モノグラフから構成される予定であった。そして，最後の 10巻にはそれぞれ

アイソタイプによる「視覚事典 “Visual �esaurus”」が添付される予定であった 9。

「新しい論理と視覚的表現のための近代的手法の資源を自由に持っている今日にお

いてこそ，こうした作業は方法論的に実行できるのである」とノイラートが強調する

ように 10，統一科学国際百科事典の最大の特徴は，その「基礎論」の核を構成す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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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経験主義とアイソタイプによる視覚表現であった。『国際図像言語』に見られる次

の表明は，ノイラートにとって言語としてのアイソタイプが百科事典における科学の

言語と同等の役割を担う存在であったことを端的に示している。

アイソタイプの体系と百科事典はムンダネウム研究所において均等な役割を持っており，

両者の間には大変重要な並行性がある。百科事典はすべての科学のための一つの言語を

用いるであろう。それは科学の集合の中からすべての感情－正しさとか間違いとかに関

するすべてのことば－を取り除き，どんな不可解なことばや記号とも関係を持たないで

あろう。それはまた一つの図像言語を用いることになる。この新しい百科全書は，他の

多くの百科事典の一つにすぎないが，その目的は万人に知識の共通した出発点を与える

ことであり，専門諸科学を結びつけ，異る国々での共同作業となる一つの統一科学を作

ることであり，われわれの思考や行為のための確固とした基礎となる全てのものに単純

さと明快さを与えることであり，われわれの生活状況に関して十分な自覚を持つよう仕

向けることである。理性の科学が行ってきたことは，こうした科学の統一を可能にし，

すべての専門科学に一つの言語を与えるためであった。アイソタイプの体系は図像言語

の一つの可能性を実現してきた。それはすべての専門科学の目にとって，そして全世界

の人々の目にとって同一の支援となるだろう。11

『国際図像言語』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の「図像言語」としての位置づけには，こ

うした科学の「言語」との対応づけの意味が込められていたのである。

以上のように『国際図像言語』は，この時期のノイラートの境遇と活動内容とを強

く反映して書かれた書物である。しかしノイラートは何の躊躇もなく「図像言語」と

いうことばを用いてはおらず，実際には「言語」という用語の使用にかなり慎重であっ

た（第 6章参照）。

1.2. 展示デザインの探究

1.2.1. アイソタイプ展示技法
1937年に，ノイラートがアメリカ健康協会総会の展覧会のために《アイソタイプ

展示技法》の展示パネルを制作していたことは前章でふれた。この時期にその制作と

平行して，展示に関する視覚的資料を準備していたことを示す資料が，アイソタイプ・

コレクションに残されている 13。これらの資料は，彼の展示に関する固有の考え方を

示唆している点で興味深いことから，ここでふれておく。

展示に関する一連の図のなかで，まずヨセフ・フランクのデザインによる博物館の

建築概略図（図 5.5）が目をひく。それまで示されたことのないアイソタイプのチャ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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トや模型を展示する専用の博物館の建築模式図であり，ノイラートの展示空間に関す

る理念が反映されていると解釈できる。天窓による調光と室内照明による調光とで階

層が分割され，天井，壁，窓はすべて可動し，展示空間をフレキシブルに構成できる

ようになっている。「常設展示」とタイトルのある図版 5.6は，この展示空間を具体

的に構成した事例を示している。衛生の歴史と社会に関するテーマが 1階で展示され，

2階には疾病と人体に関するテーマ，そして 3階には都市計画に関するテーマがそれ

ぞれ展示され，観客はエレベーターによる移動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

別の図版（図 5.7）では，住まい（shelter），武器（arms），輸送（transport）に関

わる道具を展示する空間構成が示されているが，道具の種類を表す軸と歴史を表す軸

からなるマトリクスによる展示空間が示されている。訪問者が歴史軸からもカテゴ

リーの軸からも，自由に展示会場にアクセスできることを示したこの構成案は，興味

深いことに，第 1章で論じた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設立構想で示唆された展示空

間モデル（図 1.1参照）とほぼ照応している。

その一方で展示空間を誘導する導線が描かれた図版（図 5.8）もある。入口ホール

を円周状に展示室が取り囲むこの構成は，《新時代》展で彼が提案した図（図 3.2）に

類似している。導線が描かれているが，観者は入口ホールからそれぞれの展示空間に

直接アクセスできる余地が残された構造となっている。

展示空間のデザインでは一般に導線の計画が不可欠であるが，これらの図版が示唆

図5.5．ヨゼフ・フランクによる博物館のためのデザイン案．c.1937
（出典：IC. T1997）

図 5.6．常設展示空間デザイン構想，c.1939（出典：IC 3.2）

図 5.7．住まい，武器，輸送を対象とした展示空間の構成案，
c.1938（出典：IC. T2053）

図 5.8．展示空間の導線を示した図版。c.1938．《新時代》
展の構想案（図 3.2）と比較せよ（出典：IC. T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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するのは，ノイラートは観者が自由に経路を選択できるマトリクスに基づいた展示空

間を好んでい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12。

見る者の自由な経験を可能にするこのようなマトリクスに基づいた展示空間は，ノ

イラートが重視した視覚事典の構成方法とも照応している。冊子ではなく独立した

シートで構成されたアトラス『社会と経済』の構造は，読者がシートを相互に比較し

読むことを可能にしていた。ノイラートは，見る者の自由な経験を可能するこうした

構造を，展示空間と印刷物に共通する理念として抱いていたと言えよう。

1.2.2. 《レンブラント周辺》展と《回る車輪》展
1938年になって，国際視覚教育財団はひさびさに具体的な展覧会開催の機会を得

ている。1938年はオランダのウィルヘルミーナ（Wilhelmina）女王の在位 40周年

にあたり，各種の記念行事が開催されたが，ヴェンコーフ百貨店（Bijenkorf group 

of department stores）から，レンブラントをテーマとした展覧会の企画を依頼される。

この依頼に応えて，ノイラートらは，《レンブラント周辺》展というタイトルの展覧

会を企画する。この展覧会は，まず芸術を対象としたアイソタイプによる展覧会とし

て注目すべき試みであり，レンブラントの時代背景，彼の作品の特徴，アムステルダ

ムの都市環境など，多面的な主題を視覚化したチャートが制作された。この展覧会で

はレンブラントの作品は展示されなかったが，ノイラートらはそのことをむしろ利点

と見なしていた。本物の作品は近隣に所在する美術館で鑑賞すれば十分であり，その

代わりにこの展覧会では，作品の技法や社会的コンテクストなどの知識を伝える教育

的内容に専念できるからである。

図5.9．レンブラント周辺展，展示空間（左上），建築，船舶，絵画の様式の一致を当てるクイズ（左下），ルーベンスとレンブラントのモチー
フの違いを表した展示パネル（右）。1938（出典：IC. 3.2.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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さらに《レンブラント周辺》展は，アムステルダム，ハーグ，ロッテルダムに所在

する同百貨店で1938年9月に同時開催された複製展示物を用いた展覧会の試みであっ

た 14。この展覧会の会場が複数のデパートで同時開催されたことの意味は大きい。ノ

イラートは，デパートという場を大理石の壁面と石柱を持つ典型的な博物館の近寄り

がたさと対比して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

［博物館は］入口をくぐるのに勇気がいる。デパートはもっと良いことを知っている。

彼らは窓に期待を感じさせるような面白いものを展示して，なんとかして見物人をなか

にいれようとする。将来の博物館は，窓になにかの見本を展示して通行人の関心を惹き

寄せるデパートのように建てられることだろう。15

このように，デパートという会場での開催をノイラートはむしろ利点のひとつと考え，

「ふだん美術館に行ったこともないたくさんの人びとが訪れた」と後に記している 16。

その他，これらの展覧会では，機械仕掛けのクイズを内蔵した展示物を制作するなど

新しい試みが行われている（図 5.9）。

この展覧会が好評であったことから，ノイラートらは，1939年 7月にヴェンコー

フ百貨店から，再び展覧会企画の依頼を受けている。オランダ鉄道 100周年記念事業

として，交通をテーマとした《回る車輪（Het rollednde rad）》展である。チャートに

加えて，模型やクイズ形式のゲームが制作された。特に目を惹いたゲームは，7つの

円盤の回転の正しい方向をレバーによって指示し，正解の場合には地球を機関車が回

る仕組みであった（図 5.10）。

同年 4月にアメリカで開幕したニューヨーク万国博覧会にもノイラートらが制作し

たパネルが出品されていた。オランダ政府社会事業局（Department of social a�airs）

の依頼による《オランダは死と戦っている》と題するパネルで，オランダ館に展示さ

れた（図 5.11）。この仕事が興味深いのは，複数のチャートが横長の 1枚のパネルに

図 5.10．《回る車輪》展，回転板の方向性の組み合わせを当てるクイズ装置 . 
1939.（出典：SAR- SWHA，Box211, Folder 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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まとめられている点である。アイソタイプの展示パネルは，通常はウィーン社会経済

博物館での仕事が示すように，ユニットによって構成されていた。この点において，《オ

ランダは死と戦っている》に見られる構成方法は，レンブラント展をはじめとする一

連の新しい仕事と同様に新しい試みと見なすことができよう。

展示を中心としたオランダにおけるノイラートの活動には，以上のように数は少な

いものの新たな試みが含まれていた。しかし 1940年 3月 9日にドイツ軍がオランダ

に侵攻し，ノイラートはマリー・ライデマイスターとともにイギリスに亡命を強いら

れたことから，中絶することになる。

2.  アイソタイプ研究所
イギリスに亡命後，ノイラートは敵国人としてマン島に拘留されていたが 1941年

2月になって釈放されている。そして彼らは G. D. H.コール（George Douglas Howard 

Cole, 1889-1959)などの支援でオックスフォードに拠点をかまえ，ノイラートは，亡

命に同行したマリー・ライデマイスターとこのとき結婚する。

図 5.11．組チャート『死と戦うオランダ』，
ニューヨーク万国博覧会，オランダ政府館，
1939-40． 展 示 風 景（ 上 ），（ 出 典：Official 
Netherlands Committee, The Netherlands 
participation at the  New york World‘s Fair, 
Waltman Delft, 1939）；『オランダでは誕生か
ら死に至るまで，健康が十分守られている』
と題する組チャート（下），時間軸に沿って，
複数のチャートが構成されている。（出典：IC. 
T1726-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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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座のオットー・ノイラートの活動は，オックスフォード大学での講義などにとど

まり，1941年はアイソタイプを用いた活動の準備期間であった。ほとんどの資料を

オランダに残したまま亡命したことから，シンボルは『現代社会生態図説』などの書

物から複製して使用された。またアルンツはオランダに残留しており，新たにデザイ

ナーを捜す必要があったが，オックスフォード美術学校の教官と学生たちが協力する

ことになった。こうして 1942年 6月に，「アイソタイプ研究所（Isotype Institute）」

が設立される。研究所の設立にあたりランスロット・ホグベン（Lancelot Hogben, 

1895-1975）が支援し，代表者には哲学者のスーザン・ステビィング（Susan Stetting, 

1885-1943）が就任した。オットー・ノイラートとマリー・ノイラートはそれぞれ「書

記とディレクター」という肩書きとして活動を開始する。

研究所の主な仕事は，映画のためのアニメーション・チャートの制作と書籍の図版

制作であった。釈放間もないノイラート夫妻に，最初にコンタクトを取ってきたのは，

ドキュメンタリー映画作家のポール・ローサ（Paul Rotha, 1907-1984）であった。彼

はノイラートの『現代社会生態図説』を読んでおり，アイソタイプの映画への利用を

構想していたのである。さらに，翌年の初頭には，挿絵入り書物を専門とする出版企

画会社であるアドプリント（Adprint）社のマネージャーのウォルフガング・フォー

グス（Wolfgang Foges, 1910-1986）から仕事の依頼があった。

2.1. アドプリント社のためのチャートデザイン
フォーグスはもともとウィーンで働いていたオーストリアの出版人であるが，1937

年にロンドンで同社を設立した。彼は，ノイラートのウィーン時代の仕事を知ってお

り，アイソタイプによる本作りに強い関心を持っていた 17。最初に制作されたのは，『ア

メリカとイギリス』シリーズ 3冊であり，その後，『ロシアとわれわれ』，『ニュー・

デモクラシー』のシリーズが続いた。これらの書籍は，情報省がスポンサーであった

ことから，戦時下にもかかわらず，多色刷り（青，赤，緑，黄色，グレー，黒）で出

版された。最初の発注から 1年後の 1943年にアイソタイプ研究所は，アドプリント

社と毎月支払いを行う契約を結び，同社の仕事は研究所の重要な収入源となった 18。

2.2. アニメーション
ドキュメンタリー映画作家ポール・ローサとの映画制作は，1920年代末にすでに

映画の制作を実験的に試みもともとその可能性に強い関心を持っていたノイラートに

とって，アイソタイプのアニメーションの可能性を探究する機会となった。すぐに契

約が交わされ，1941年から 47年にかけて全部で 17本のアイソタイプを用いた映画

が制作された 19。

初期の代表作は，戦時下での資材の節約を訴え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た《一日に数オ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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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1942）であり，唯一の全編アニメーションによる作品であった。そして《富の

世界（World of Plenty）》（1943），《約束の地（Land of promise）》（1945）などが続いた。

戦後の住宅計画を主題とした《約束の地》をのぞき，アドプリントとの出版事業と同

様に，情報省がスポンサーであり，戦時中のプロパガンダと社会問題が主題となって

いた。制作には時間，情報省の干渉，そして制作のシステムなど，多くの制約があり，

必ずしも満足のいく出来ではなかったが，ノイラートは，アイソタイプの基本的考え

方に従いつつも，アイソタイプのアニメーションの可能性を探った。ノイラートらに

アニメーションの制作を依頼し続けたローサと同様に，ノイラートは当時もっともポ

ピュラーであったウォルト・ディズニーのアニメーションとは明確に異なるスタイル

を求めた。アイソタイプのシンボルの動画作成に際しては，もとの形態要素に影響を

与えることのない方法が用いられ，数量を表す図像統計にもこだわっていた。アイソ

タイプのアニメーションは，観客の笑いをしばしば誘ったが，そうした観客の反応を

認めつつも，ノイラートは，アイソタイプアニメーションを，あくまでも科学と娯楽

のあいだに位置づけようとした。そのため，全編アニメーションによる映画ではなく，

ドキュメンタリーの実写との組み合わせが標準となった。こうして制作されたアイソ

タイプの映画について，ノイラートは映像（スナップショット）とアイソタイプ，ナレー

ションを総合した「視覚的モンタージュ（visual montage）」という名称を与えている。

《豊かさの世界 Plenty of the world》の論証は，〈言語スナップショット〉と〈言語アイソ

タイプ〉に基づいていて，それがナレーションを加えた言語要素の〈視覚モンタージュ〉

を形成しているのである。こうして，普通の人は即座に，映画の雰囲気のなかで，社会

的論証のアウトラインを与えられるのである。20

2.3. 視覚教育
イギリスで活動していた社会学者カール・マンハイム（Karl Mannheim, 1893- 

1947）から依頼を受け，彼が編集していた『社会学，社会的再構成のための国際文庫』

シリーズの１冊として，ノイラートは 1943年から『視覚教育 “Visual education”』 と

題する著書の執筆を始めている。さらに，この書物への取り組みからもう１冊の書

物『象形文字からアイソタイプへ̶̶ 視覚的自叙伝 “From hieroglyphics to Isotype: a 

visual autobiography”』の構想が生まれている。前者では「人間化」という新しいコン

セプトに基づいた視覚教育理論が展開され，後者は，アイソタイプの解説と歴史，ノ

イラートの自叙伝が一体となった書物として構想され，いずれもアドプリント社がプ

ロデュースを予定していた。しかしノイラートの死によりいずれも未刊行に終わって

いる 21。

ノイラートは，この時期戦後を見据えて，ナチズムの生まれた原因を教育の観点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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ら検討し，ナチスドイツの教科書に掲載された地図の分析を行っている。またホグ

ベンをはじめ，国際教育のために活動していた生物学者ジュリアン・ハクスレー（Ju-

lian Huxley, 1887 – 1975）や比較教育学者のジョゼフ・ローアライズ（Josef Lauwerys, 

1902-1981）らととともに，戦後教育のための国際研究所の設立構想に参加し，ヨーロッ

パ全土に配布できる子供向けの書物や教科書の制作を企画していた。彼らはいずれも

ヨーロッパ全体，さらには国際的な視野での共通の教育を模索することこそが，戦後

の民主主義の発展にとって重要な課題と見なしていた。前者はかつてのムンダネウム

によく似た教育のための国際機関の計画であったが，実現す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しか

し，後者の企画にはアドプリント社が協力し，『絵とき人類史 “Visual history of man-

kind”』，『科学の絵本』シリーズとして部分的に実現される。

2.4. 『絵とき人類史』
『絵とき人類史』は，ノイラートの最後の仕事のひとつであり，1944年 3月に彼の

他にホグベン，ローアライズ，フォーグス，マリー・ノイラート，エクゼター大学視

覚教育センター長のメレディス（Meredith），アドプリント社の制作担当のロバート

（Robert）による編集委員会が設置され，ホグベンが代表を務めた 22。スー・ウォーカー

（Sue Walker）が詳細に分析しているように，このシリーズは，王や英雄の物語では

なく，普通の人びとの生活の変化を，日常的な事物から出発することによって，子供

たちに歴史を教えようとする視点に特徴があった。たとえば，ノイラートはあるメモ

ランダムで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

われわれは，事物が常に変化する様子についての次第に増大する印象に基づいた歴史的

な時間感覚を，子供達が身につけていくことを期待する。したがって，われわれは家族

の生活から出発しなければならず，［過去の］生活の仕方が異なっていたことを示しつつ，

祖父が彼と彼の祖先の時代について語るものを対象とする。23

1944年の間中，ノイラートらは，ローアライズをはじめとする教育専門家たちへ

意見を仰ぎながら制作を進めていった。当初ノイラートは叩き台として，「原始人

（primitive man）」，「初期の町（�e early city）」，「古代帝国（the ancient empires）」の

3つの冊子を提案した。それに対して，ローアライズはより単純に時系列に基づいた

構成を主張したが，ノイラートは，主題の場面ごとに先史時代の出来事をも含めるべ

きだと反論し，歴史的な感覚をまだほとんど持っていない子供たちには，昔はどんな

ものだったか具体的に問いかけることが有効だと主張している。年表のような構成で

はなく，身の回りの経験に関係する主題ごとに歴史的事象をまとめることで，相互比

較が可能となるのも大きな利点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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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な時期は不明であるが，ノイラートはその後次のような 3巻の構成を提案して

いる。

第１巻：「歴史における工芸と商業」

第 2巻：「村の生活，都市の生活」

第 3巻：「人類の組織」

この案では，3つの巻がそれぞれ異なる主題を扱う構成となっている。興味深いのは

第 3巻の主題である。ノイラートの構想では，この巻では古代の国家から，大英帝国

などの植民地帝国，国際連盟に至る「国際的な人類の関係性」が扱われることになっ

ていた。より子供の関心を惹くような事象に限定されてはいるが，この内容はあきら

かにアトラス『社会と経済』を連想させるものである。

1948年から出版が始まる最終版では，第 1巻『大昔の生活』，第 2巻『村の生活，

都市の生活』，第 3巻『今日の生活』と，巻を追って年代が新しくなる構成となっていた。

その一方で，個々の主題別のチャートには古い年代の事象も扱われており，ノイラー

トの主張が生かされていた。したがって『絵とき人類史』の内容構成は，ノイラート，

ローアライズの双方の意見が反映してできあがったものと見なすことができる。

3. 結び
本章では，オランダのハーグに設立された国際視覚教育財団から，イギリス亡命後

にオックスフォードに設立されたアイソタイプ研究所までのアイソタイプの主要な仕

事を概観した。これらの仕事は，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において確立された視覚教

育の方法に基づきつつ開拓されたアイソタイプの新しい方向性を示唆していた。アイ

ソタイプの名を冠した著書『国際図像言語』は，その出発点に当たる著作であり，視

覚的技法の言語的性格が強調された。ただし，本章では，言語的性格の強調は，ベー

シック・イングリッシュへのノイラートの強い関心などの要因に加えて，この時期の

ノイラートの経済的困窮という事情を背景として，アイソタイプの仕事の拡大を目指

そうとする戦略的な意味合いを持っていたことを指摘した。アイソタイプを全面的に

「図像言語」と同一視する見方については慎重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それ以外にも多くの新しい試みが実践された。国際視覚教育財団での仕事のなか

では，展示に関する仕事があった。《レンブラント周辺》展は，芸術を主題とした点，

主題の「周辺」を扱うというアプローチ，そしてクイズなどのインタラクティブな装

置を用いた展示方法において，注目される試みであった。

アイソタイプ研究所での仕事では，アドプリント社のための著書のチャート制作の

仕事を経済的な支えとしつつ，子供のための教科書のデザインと映画制作に新し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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みが見られた。特に最後の仕事である子供のための教科書『絵とき人類史』は，戦後

の民主主義教育への応用を念頭に置いた国際的教科書制作の構想の具体的な試みのひ

とつであり，アイソタイプを用いた「科学絵本」という新しいジャンルが確立された。

そしてこの絵本の仕事は，1945年 11月 22日にノイラートが死去した後も，アイソ

タイプ研究所での仕事を受け継いだマリー・ノイラートによって，彼女が 1971年に

引退するまで継続されることに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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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アイソタイプの独自性̶表現形式・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
ン・視覚事典

これまで，誕生から体系としての完成を経て，国際的な普及にまで至るアイソタイ

プの歴史的展開を追跡してきた。この作業においてあきらかとなった論点のひとつは，

普及につれて登場してきたアイソタイプに類似した図像統計との関係である。ノイ

ラートらは，それを摸倣の氾濫としてアイソタイプの普及を妨げる要因と見なしてい

た。アイソタイプの摸倣が数多く登場した背景には，その需要の高さに加えて，図像

統計を制作の容易な技法と見なす一般的な傾向があった。こうした傾向に対して，ノ

イラートは常にアイソタイプの制作には経験が必要であることを強調していた。

アイソタイプとその摸倣との違いは，デザインの質の面からある程度は説明が可能

である。第 4章で解説した外交政策協会から刊行された叢書 “Headline Books” シリー

ズに掲載されたチャートはその端的な事例であり，アイソタイプと比べると，シンボ

ルのデザインはもとより，全体のレイアウトといった面からも明らかに劣っている。

しかし，モドレイと彼の同僚による制作物との比較となると，そうした質の違いを見

分けることはそれほど容易ではない。モドレイがシカゴ科学産業博物館でディレク

ションを担当した初期の仕事は別にしても，図像統計社設立以降に制作されたチャー

トは，他の事例と比較して，はるかにアイソタイプに近い外見を持っているからである。

ノイラートは，このようなモドレイの図像統計社で制作された図像統計をも模倣に

含め，同じように批判したが，その根拠として彼が挙げるのが，「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

ション」の欠如であった。しかし，彼は，その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の実質を説

明困難な経験則として語るのみであり，アイソタイプの独自性をあきらかにするには，

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の内容についての検討が不可欠である。

本章では，こうした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の概念はもとより，他の観点も含め

て総合的にアイソタイプの独自性について考察する。具体的には，アイソタイプの独

自性を，体系の特色（表現形式），制作の特色（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供給の

特色（視覚事典）の三つの側面から考察する。体系の特色に関係しては，アイソタイ

プはしばしば規則を持った「図像言語の体系」と見なされているが，アイソタイプを「言

語体系」の一種と見なす従来の考え方に対して，統計グラフ，地図，ダイヤグラムと

いった習慣的な表現形式の混合体としてアイソタイプを捉える見方が，アイソタイプ

の体系の特色を表すうえでより適切であることを主張する。第二の「トランスフォー

メーション」は，アイソタイプの制作に関わる大きな特色であり，モドレイの試み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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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めたアイソタイプの摸倣全体に対する批判としてノイラートが繰り返し言及してい

た主要概念である。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に関するノイラートの具体的な説明は

まったくないわけではないが，かなり断片的なかたちで残されている。本論では，そ

うした説明を拾い上げて，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の概念の再構成を試みる。最後

の「視覚事典」は，アイソタイプを公共的な素材として普及させる具体的なメディア

として構想されており，その実現がノイラートの視覚教育における主要目標のひとつ

であった。したがって，「視覚事典」も，アイソタイプの独自性を把握するうえで欠

くことのできない重要な存在である。

以上の三つの観点から考察することで，アイソタイプの独自性を明らかにし，その

摸倣との区別の明確化はもとより，アイソタイプについての新たな理解を導き出すこ

とが，本章のねらいである。

1. アイソタイプの表現形式

1.1. 「言語」の体系か？
論理学者ミュラーは，著書『国際図像言語』から一連の規則を取り出し再構成する

ことで，アイソタイプの言語としての身分を検証している 1。彼は規則を１）〈記号

のタイプ〉，２）〈記号の組み合わせのタイプ〉，３）〈絵による説話のタイプ〉の三つ

のタイプに分類する。そして，それぞれのタイプに即して，次のように個々の規則が

対応づけられる。たとえば「シンボルは自ら語るもの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った

規則は１）のタイプに，シンボルの反復を用いた統計表現に関するよく知られた規則

「シンボルの大きさは一定で，その数の増減によって数量が示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は２）のタイプに，そして「単純な絵は説話に従って配列される」とする規則は３）

のタイプに，それぞれ分類される（下表参照）。

１） 記号のタイプ

・ 基本となるシンボルは自己言及，あるいは「自ら語る」もの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 記号は色彩から独立して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 色彩については，首尾一貫性する要求とは別に定められた規則はない。

・ 記号は遠近法なしで描か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 記号は組み合わせ可能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 記号は，その本質に還元されることで，強く印象づけるものでなければなら

ない。

２） 記号の組み合わせのタイプ

・ 量を示すのに，記号の数の増減を用いる。記号自体の大きさを変えてはな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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ない。

・ 絵による統計は書物のように左から右へ，上から下へと読まれる方がよい。

・ 空間は地図のように現実の位置関係と同型であるべきである。

３） 絵による説話のタイプ

・ 単純な絵は説話に従って配列される。

・ 複合的な事実は単純な要素に分解される。それは首尾一貫した関連性を持っ

た説話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ミュラーは，しかし，これだけの規則ではアイソタイプは到底「言語」と呼ぶこと

のできない貧弱な体系だと結論づけている。このミュラーの規則の分類基準は，言語

における語，文，テクストという情報レベルの階層に基づいている。そして，その限

りで確かにミュラー言うように，アイソタイプは「言語」というにはほど遠い不完全

な体系である。だが，以下で述べるように，そもそもノイラート自身が，アイソタイ

プをどこまで図像の「言語」と認識していたのかが問題となる。

第 5章で述べたように，ノイラートは著書『国際図像言語：アイソタイプのはじ

めてのルール』で，はっきりとアイソタイプに『国際図像言語 “international picture 

language”』という名称を与えた。これ以降，アイソタイプは図像言語 “picture lan-

guage” とか，視覚言語 “visual language” といった一種の「言語」として理解されるこ

とになる。ところが，実際にはノイラートはアイソタイプを「言語」と呼ぶことに

ついては慎重であったことが，未公表の書簡資料から判明している。たとえば，1937

年 1月号のサーベイグラフィック誌に掲載された彼の論文 “Visual education: A new 

language” の校正への返答として編集者に送られたノイラートの手紙には，次のよう

なコメントが書かれている。

わたしは，「新しい視覚的方法 “A new visual method”」とか「新しい教育的方法 “A new 

educational method”」などの副題のほうを好みます。「言語 “language“」はわれわれの新し

い方法の一部にすぎないからです。われわれは技術的，生物学的図像を制作しますし，よ

り広い意味においてのみ，言語はこれらの図像の基礎なのです。けれどももしあなた

[Weibright]とアミドン氏（Mr. Amidon）が「新しい言語 “a new language”」と言うこと

が良策であると考えるならば，論文に次のような一文を付け加える必要があるでしょう。

すなわち「この方法は，視覚文法のある規則を用いることで，生物学的あるいは技術的

なものの図式も作り上げることができる。われわれはこのような図像を，より広い意味

で視覚的用語を意味する標準化された要素を用いた「筆記図像 “writing picture”」と言う

こともできる。またそのような場合にはわれわれは，こう定式化することもできる。す

なわちアイソタイプの方法はすべての種類の諸事実を表現するための，広義の新し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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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である」̶̶このような文章が必要です。2

ノイラートは鉄道切符販売所や電話のかけ方，郵便局やタクシー，ホテルの場所を

表す記号についても，「国際的シンボル言語 “an international symbol language”」と書

かれていることに対して，「視覚的方法 “visual methods”」とすべきだと注文している。

ノイラートの返答を見る限り，この論文の副題 “A new language” は，同誌の編集

者ビクター・ウェイブライト（Victor Weibright）によって付け加えられたことを示唆

している 3。しかしノイラートの注文は掲載された論文には反映されておらず，ノイ

ラートの「言語」という用語に対するこうした慎重な姿勢は表立つことはなかった。

ノイラート自身が『国際図像言語』で導入した用語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アイソタ

イプを「（図像）言語」と呼ぶことに対する彼の強い留保は，アイソタイプを「図像

言語」ないしは「視覚言語」と呼んできたわれわれを当惑させる。

ノイラートが，その後も「図像言語 “picture language”」ということばを使い続け

ていることは確かであるが，実際にはノイラートはしばしば「言語」ということばへ

の留保について事あるごとに述べていた。アイソタイプという名称を考案した際に用

いることになる「図像言語」という用語へのこうしたノイラートの慎重さについては，

クリストファー・バーク（Christopher Burke）が指摘するように，ルドルフ・カルナッ

プ宛ての書簡にも確認できるし 4，近年出版された晩年の未刊行の著作『視覚的自伝：

象形文字からアイソタイプへ』においてもアイソタイプは決して「言語」ではなく，

むしろ「言語的技法 “language-like technique”」と言うべきだと明言されている 5。こ

こで「言語」ではなく，「言語的」と形容詞を用いて示されているのは，アイソタイ

プがシンボルを中心とする離散的構成要素から構成され，その組み合わせがある程度

「文法」的規則に基づいているといった程度のことを指す。これだけでは，製図や地

図などの専門的図法と実質的に変わりはないが，アイソタイプの場合には象形文字に

類似した「文字言語」的な特徴がシンボルに残っている点が「言語的」ではある。い

ずれにしても，アイソタイプの体系を言語のそれと単純に比較す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1.2. 三つの表現形式から見た規則の働き
以上より，ミュラーの指摘する「貧弱な規則しか持たない体系」という批判はあたっ

ているというよりは，むしろアイソタイプの基本条件と考えられていた可能性がある

ことになる。したがって，アイソタイプの規則を記述するには，ミュラーの試みたよ

うな言語的な構成とは別の枠組みが必要であろう。

その手がかりは，上で引用したノイラートの手紙で示唆されている。すなわち，ノ

イラートがアイソタイプでは，「言語」のみならず「視覚文法のある規則を用いるこ

とで，生物学的あるいは技術的なものの図式も作り上げ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述べてい

る点が注目される。ここで，ノイラートはアイソタイプはピクトグラムとしての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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や図像統計のみならず，地図やダイヤグラム，チャート，イラストレーションなどへ

の展開を可能とする包括的な視覚的方法だということを強調している。

事実として，アイソタイプは単に図像統計の領域のみならず，図や絵，地図といっ

た習慣的な表現形式を横断するような複合的表現体系である。アイソタイプの諸規則

は，これら習慣的な表現形式の既存の規則を念頭において設定されていることに注意

すべきである。たとえば，「量を示すのに，記号の数の増減を用いる。記号自体の大

きさを変えてはならない」とするアイソタイプのもっとも基本的な規則は，図像統計

グラフのそれまでの習慣に対立するものとして設定されている。また，遠近法に関わ

る規則も，記号のタイプの規則というよりは，図像や絵などの習慣的表現形式として

のアイソタイプに対して適用される規則と見なすことができる。このように，アイソ

タイプの規則を習慣的な表現形式ごとに捉えることで，その働きが記述できる。

習慣的な表現形式にはさまざまな分類方法があり得るが，本研究ではそれを１）シ

ンボルの表現形式，２）図絵の表現形式，そして３）数量の表現形式の三つの分類に

整理する 6。

シンボルの表現形式に相当するのは，図像言語 “picture language”，すなわち今日

で言うピクトグラムから構成される疑似文字言語的な表現形式である。次に，図絵の

表現形式とは，一般的には，描写的画像を中心とする形式であるが，アイソタイプで

は，ダイヤグラムや地図表現など図式的な表現形式が中心となる。ノイラートは，こ

うした絵の表現形式をザッハビルト “fact-pictures, Sachbilder” と呼んでいた（第 3章

参照）。最後の数量の表現形式とは，数量の絵 “amount pictures (Mengenbilder)” ない

しは数－事実の絵 “number-fact pictures (zahlen-mäsige Sachbilder)” と呼ばれる「アイ

ソタイプの体系における特別に重要な部門」である 7。言うまでもなく図像統計 “picture 

statistics” と同義である。

これらの表現形式の分類はあくまでも理念型であり，実際には相互に混ざり合って

いる。しかし，あえてこうした理念型を設定することで，各表現形式毎に規則の働き

を描くことができる。以下，三つの表現形式に則してその働き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1.2.1.  シンボルの表現形式として
文字言語の「語」に対応するシンボルそれ自体については，ミュラーの指摘のうち「記

号は自ら語るもの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ルールがまず対応する。ノイラートは

このことをこう説明している。すなわち「図像言語を読むことは，日常的な経験にお

いて目で観察する行為に似ている……たとえば人間は二本足を持つ。同様に絵 -記号

も２本足を持つ」8。その他の主要な規則としては，「それら（シンボル）は活字のよ

うに，一列に配列できるように，単純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し，そうした単純な性格は，

さらに流行に左右されない標準化された「よき活字のよう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9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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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う，「単純かつ標準的」という規則がある。そしてこれらの規則は，シンボル同士

の組み合わせを可能性にする前提条件となる。

個々のシンボルのいくつかは，組み合わせ可能である。いくつかの事例から，シン

ボル同士の組み合わせのタイプについては，以下の三つに分類できる。

１）重ね合わせ
シンボル同士が重ね合わされる。図 6.1の上半分で示されているのがその典型であ

る。たとえば，左の列に見られる靴と工場のシルエットが重ね合わされることで，「靴

の工場」という新しい意味を持つシンボルが形成される。また，アイソタイプでは貨

幣は正円で表され，事物を表すシンボルと重ね合わせられる場合，その対象の貨幣価

値を表す（図 6.3）。

図 6.1. シンボルの組み合わせ ,1936（出典：International picture language, 1936）

図 6.4. 鉄鋼生産量，1936（出典：International picture 
language, 1936）

図 6.2. シンボルの組み合わせ，1936（出典：
International picture language, 1936）

図 6.3.「貨幣」シンボル，『シンボル辞書』, c. 
1930-45（出典：IC.4, picture 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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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結合
シンボル同士が結合される。図 6.2は，ノイラートが〈視覚文法〉と明記して挙げ

ている事例である。この場合のシンボルの組み合わせは，文字通り結合されることで，

新たなシンボルを形成している。たとえば図中段の事例では，コーヒー豆と船のシン

ボルの結合が，コーヒー豆の輸出／入の意味を示している。ただし，この場合，輸出

か輸入かの識別は，そのシンボルが塗りつぶされているか，外形線かによって示される。

３）並置
シンボルが並置される。このタイプでは，単純にシンボル同士が近接して並べら

れることで意味が規定される。また，並置されるのはシンボル単体に限らない。た

とえば，図 6.4では鉄のシンボルの統計グラフの上方に添えられた工場の絵は，鉄の

「生産」という意味を規定する役割を持っている。こうした付加的な絵は「誘導図像

“Führungsbilder”」 と呼ばれ，チャートの文脈を表す役割を持っているが，ノイラー

トはこのような働きを持つ図も「シンボル」に含めている。

しかし，シンボルの組み合わせに関する規則は，ここまでである。言語ではさら

に文のレベルの構文規則が存在するが，そうした規則はアイソタイプには存在しな

い。このことをはっきりと示しているのは，『アイソタイプによるベーシック “Basic 

by Isotype”』に掲載するために作成された一連の図（図 6.5）である。この図で示され

ているのは，アイソタイプは言語にはなり得ないという端的な否定的見解である。す

なわち「少年」，「歩く」，「通り抜ける」，「ドア」などと個々に対応した記号要素から，

線形状の記号列が構成されて意味を成すのではなく，それは一気に一つの絵の形式で

提示されるのみであるという認識を，このスケッチは示している。そして実際に『ア

図 6.5.‘Basic by Isotype’ のために制作された図（未掲載），
c. 1937( 出典：IC. T1413, T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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イソタイプによるベーシック』に掲載されたアイソタイプの図はほぼこの原理に基づ

いて制作されている。

アイソタイプを「言語」と見なす限り，こうした組み合わせ規則の限界は，アイソ

タイプの複合的な意味を表す能力の貧困さを示唆することになる。とりわけそれは「行

く」／「来る」（図 6.6），「入る」／「出る」（図 6.7）といった動詞の意味を表す図に

あきらかである。前者の場合，視点を人物像に置かない限り，「犬が行き来をしている」

という意味は成り立たたず，「行く」と「来る」の違いの明示的な特定は困難である。

後者においても集団を表すシンボルの現在位置が内部なのか，外部なのかが示されな

い限り，「入る」のか，「出る」のかを特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であり，入る／出るの意味

は，扉上部に表示された文字言語に依存している。

こうした限界についてはノイラートは自覚しており，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すな

わち「図像言語の使用は大変限定されている。それは観点の交代や感覚や命令など目

的に対応した性質を持っていない。それは通常の言語と競合するのではなく，その限

られた範囲の中で，通常の言語の助けとなる」10。

しかし，その一方で，この限定性は，アイソタイプの別の可能性を切り開いている。

シンボルは，そのまま図像の要素として使用可能なのであるから，その組み合わせ

は，そもそも文字言語の形式のように一つの次元，すなわち線条性に制約される必要

はまったくない。ノイラートによれば，図像言語は「全く異なる仕方で語を構成でき

る言語である。図像言語の単位は異なる位置に置かれるとき，異なる意味を持つ」11。

それゆえ，より複雑な組み合わせが行われる本来の次元は，2次元の空間である。

1.2.2.  図絵の表現形式として
ノイラートは写実的な画像全般を「スナップショット・タイプ “snapshot type”」と

呼ぶ。彼は，スナップショット・タイプを「ある物やある運動を見るときに生じてい

る偶発的な影と光のすべてをそのまま生成するような写真や絵画から得られるもの」

と定義している 12。このような表現形式を「図式的タイプ“schematic type”」と対立させ，

ここから以下のようなアイソタイプに特有の，絵の表現形式に関わる規則性を導いて

図 6.6.「行く」，「来る」（出典： Basic by Isotype ,1937）

図 6.7.「入る」，「出る」（出典： Basic by Isotype,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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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る。それは大きく言って二つの傾向に区分できる。一つは絵の空間的側面に関わる

規則性であり，もう一つは，絵の構成的側面に関わる規則性である。

１） 遠近法，歪みの排除
図式的なタイプと比較した場合に明白となる，スナップショット・タイプの問題点

の一つは，その空間構造である遠近法がもたらす欠点である。

まず第一に遠近法は，単一の視座を見る者に強要する。さらにそれは同じ平面空間

での図と地の関係の均質な質的ないしは量的操作を困難にする。それに対して，「自

由なドローイングにおいては，人は遠近法の制限を全て取り除き，図と地のどちらに

でも同じ大きさで，事物を描くことができる」13。

遠近法の第二の欠点は，それが平面を歪め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すなわち「長

さと幅の遠近法による圧縮は，われわれの議論のほとんどに関与する余地はない。し

たがってアイソタイプは線遠近法を避けようとする」14。こうして遠近法はほぼ完全

に否定される。さらに，遠近法に付随する空間を歪曲する問題点は，アトラス『社会

と経済』において，検討された世界地図の描画方法（図 6.8）にも関連している。ノイラー

トは，メルカトール図法が不必要に地理的関係を歪めることを指摘し，それがいかに

空間を歪めているかを示す教材用の図を作成している（図 6.9）。

遠近法の否定は，アイソタイプが「深さ」の表現に積極的ではないことを意味する

が，深さの表現が必要となる場合には，線遠近法ではなく，製図法における正射投影

法が用いられる。たとえば，図 6.10においては，アクソノメトリー（軸測投影法）が，

図 6.11ではアイソメトリー（等角投影法），オブリーク（斜投影法）の二つの図法が

図 6.8. エケルト図法による世界地図 ，1929-30（出典：Gesellschaft und 
Wirtschatf, 1930）

図 6.9. メルカトール図法に基づいた歪みを表した図 ，1929-30。( 出
典：IC. 3.2)

図6.10.中国の家屋の展開図，1945（出典：Rattenbury, H. 
B., Face to face with China, 1945）



第 6 章　アイソタイプの独自性̶表現形式・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視覚事典　｜　159

それぞれ用いられている。

遠近法，および歪みの排除によって，結果としてアイソタイプの空間構造は，均質

で平面的な特徴を著しく示す。たとえば，図 6.12は中国における高度差に基づいた

植物の分布を示しているが，ここでは高度差は国土を横断する断面図の並置によって

示され，強い平面的印象を与える。

２） 写実性の否定
スナップショット・タイプに内在するもう一つの問題点は，偶発的要素の意識的制

御の困難さである。「どんな種類のスナップショット的な表現も一般的な用語を用い

れば，読者にその表現の作者が気づかなかったような細部の発見を可能にしてしま

う」15。そこで，スナップショット・タイプの問題点を回避するための，文法的規則

が次のように立てられる。

まず，アイソタイプの図像は，可能な限り識別可能な有限の要素から構成されなけ

ればならない。「なぜなら全ての写真イメージは写真家の気づいていない細部の情報

図 6.11. チャート『ウォレスドルフの公益施設提供』，c.1929（出典：
Jan Tschichold, ’Statistics in pictures‘, Commercial Art, vol.11, 1931）

図 6.12.　 中 国 の 植 生 分 布 断 面，1945（ 出 典：
Rattenbury, H. B., Face to face with China, 1945）

図 6.13. チャート「動物の寿命」，1939( 左 )，1940（右）( 出典：Compton‘s  pictured encyclopaedia, 1939,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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を含んでいるし，その細部がもしかしたら見る者の注意を引きつけてしまい，迷いの

原因と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からである」16。

第二に，それらの要素は，全て意味を持って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すなわち，「体

系を効果的に用いる絵は，絵となった言明において，すべての部分に有意味な事実性

を与える。最初に見るものがもっとも重要な要点であり，次に見えるものがその次の

重要点である。三番目は細部である。四番目は何もない。それ以上に何かが見えると

したら，それは悪い絵である」17。

以上の二点は，要するに図像から無意味と判定される要素を可能な限り排除すると

いう規範としてまとめられる。いわゆる機能主義のデザインに近い考え方であるが，

アイソタイプの場合は，基本的に科学的，技術的な情報の表現に関わる基本的な事柄

である。なぜなら，図像のデザインで本当に重要なのは「新しい要素を発見するので

はなく，ただ新しい関係だけを発見する」18ようにデザインすることにあるからであ

る。したがって，要素とそれに関する規則自体は，言語のように，できるだけ習慣化

されることが理想となる。

コンプトン百科図鑑のために制作された動物の寿命の比較を表すチャートは以上の

ような規則から成立したデザイン例である（図 6.13）。1939年版では，動物が写実的

に描かれ，寿命を表す数字がそのなかに書き込まれていたデザインであったが，改訂

版では，写実性は排除され，かわりに寿命の長さを直接比較できるジグザグの線が用

いられている。先例にあった動物の生態の雰囲気を細かく伝えている様式は排除され，

寿命の比較が端的に示されている。

 ３）言語的図像
写実性を限定する三つの規則の内，最後のものは特に重要である。なぜならこの規

則が，ノイラートがアイソタイプの絵の表現形式の特徴を言い表すためにしばしば用

いている「言語的図像 “language picture”」という概念の根拠となってくるからである。

それは次のように説明されている。

見る者が視覚的な表現に慣れるようにする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したがってわれわれは視

覚的な要素を言語の要素のように用い，その絵の一群を，あたかも互いに結びつけられ

た「言語的な図像 “language-picture”」のように見る必要がある。写真や写実的なドロー

イングを考える限り，こうした習慣が考慮される必要はあまりない。だが，様式の統一

化は，見る者が視覚による論証を把握することを支援する。言語の統一は，なかんずく

図式的な表現が問題となるときに必要となる。19

この意味において，言語的図像には，独自の規則と限定された表現要素を持つ図式

的表現形式であれば，一般的な地図や機械製図など多くの表現が妥当することに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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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アイソタイプの言語的図像を通常の図式的表現と区別するのは，まさに，

その構成要素として，可能な限りシンボルが用いられるという点にある。実際，アイ

ソタイプの図式的表現の代表例として系統図（図 6.14）や，年表（図 6.15），地図（図

6.16）などが挙げられるが，これら言語的図像が，通常の図式的表現と区別されるのは，

シンボルの存在による。このように，言語的図像としての図式的表現は，シンボルと

結合することが可能な限り目指されている。「われわれの反省によれば，自明的な視

覚的要素とその組み合わせに基づいた『言語的図像』は，他のいかなる原理に基づい

た視覚的素材とも区別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20と強調されるのもそのためである。

ノイラートが，「図像言語 “picture language”」の字面を逆転した関係にある「言語

的図像 “language picture”」という名称を用いるのは，両者の関係が相補的であるこ

とを示唆するためであろう。前に検討したシンボルの表現形式では，組み合わせの面

においては，その言語的性格以上に図像としての性格が強調されるに至ったが，図像

表現の形式からアイソタイプを見れば，その真逆の方向性，すなわち図像の表現形式

における写実的な絵画性や遠近法の排除であり，シンボルの形式との親和性が強調さ

れているのだ。ノイラートは，このことを，次のように，受け手の「見る」と「読む」

という行為の対比において示唆している。

図 6.14. チャート「ニューディール」，1944（出典：Smellie, K.B. Our 
two democtracies at work, 1944）

図 6.16. チャート「世界のゴム経済」，（出典：Gesellschaft und Wirtschatf, 1930）

図 6.15. チャート「侵略と拡張」，1945（出典：
Rattenbury, H. B., Face to face with China,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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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ナップショットした素材－写真，映画，モデル，剥製の，または生きた動物，エンジ

ン－の分析は，おそらくはほとんど識別できないが，曖昧で不明瞭な様相などを持った

重要な細部に注目することで始まる。（一方）あるアイソタイプの図や注意深く作られた

生理学的な，あるいは技術的，戦略的な図を見ることは次のことを含意している。すな

わち人はそうした「言語的図像」の個々の要素を発見しようとし，次いでそれをいくつ

かの仕方で読も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ある。21

それゆえ，アイソタイプの図像としての表現形式は，「見られる」絵でありながら，

言語のように「読まれる」形式を保持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

1.2.3. 数量の表現形式として
アイソタイプはもともとは図像統計から発展した体系であることから，もっとも効

力を発揮するのが，その主題が数量である場合である。ノイラートは，写真と統計グ

ラフを比較して，「われわれは失業者たちの具体的な姿を写実的な画像で表現できる

が，ある国の全体における失業状態の画像を表現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22と述べている。

１）図像統計
一つの記号は事物のある量を表現する。記号の数の増加は事物の数量の増加を表す

－－これが図像統計の基本的な原理である。ノイラートはこの原理を，同時代の図像

統計表現に対する批判的吟味から得ている。たとえばノイラートは，図 6.17の例を

あげ，「われわれは誰でも古い書物や新しい書物の中ですら，こうした背の高い人物

が背の低い人物と隣合って配置された絵をよく見る」と述べている 23。このような表

現が否定される理由は明白である。こうした表現は「全てのより大きな量はより小さ

な量を付け足すことで成り立っている」という直感的に把握される数量表現の基本原

図 6.18. 領域グラフ，円グラフ，
帯グラフ，アイソタイプの比較
図，1936（出典：International 
picture language, 1936）

図 6.19. 折れ線グラフ，1936（出典：
International picture language, 1936）

図 6.17. シンボルの大きさで数量を表現した典型的
な統計グラフ，1936（出典：International picture 
language,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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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を伝えていない 24。

また，同じ理由から各種グラフの中で，ノイラートは円グラフや領域グラフを退け，

唯一棒グラフ（そしてそのヴァリエーションとしての帯グラフ）を採用した。もっと

も円グラフは，全体に対する割合を表現するのに適した形式であることも認められて

いる。しかしそれでもグラフ同士を比較する必要がある場合には，有効ではない（図

6.18）。

線によるグラフについてはどうか。曲線の軌跡はたしかに数量の変化を劇的に伝え

てはいる。しかしノイラートは線グラフを次の二つの理由から否定する。第一に不連

続な量の変化を表現している場合でも，連続した線の連なりがあたかもデータが連続

しているかのような印象を与える。たとえばそれが月毎のデータであるならば，月毎

に明確に識別された棒グラフのほうが望ましいとされる。第二に二つ以上のデータを

同時比較する際に，複雑に交差する線は判別を困難にする（図 6.19）。

以上のように，ノイラートの洞察は，統計グラフに関するより一般的な原理として

も説得力を持っている。しかし数量の表現形式としてのアイソタイプは，以下のよう

に一般的な統計グラフに比較すると制約の大きな形式である。

２）シンボルによる統計図の空間構造

図 6.20. 「 ウ ィ ー
ンの出生と死亡者
数 」，1925.　 縦 軸
方向に構成された
グラフの事例（出
典：IC. T3c）

図 6.21.「 ド イ ツ
における出生と死
亡 者 数 」，1929.　
横軸方向に構成さ
れたグラフの事例

（ 出 典：Die bunte 
Welt, 1929）

図 6.22. 飛行機の飛行高度を表したチャート，1936（出
典：International picture language, 1936）

図 6.23.「 世 界 の 就 業 人 口 」, 1930（ 出 典：
Gesellschaft und Wirtschatf, 1930）

図 6.24.「 世 界 の 自 動 車 生 産 」，1930（ 出 典：
Gesellschaft und Wirtschatf,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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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イソタイプのシンボルの配列は水平方向を原則とする。しかしすでに述べたよう

にこの規則の選択には試行錯誤の時期があった（図 6.20-21）。時間経過によるデータ

の変移を表現する図の場合，シンボルの配列はとくに時間軸を縦軸，横軸どちらにと

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決定的に異なる。ノイラートは最終的に，時間軸を縦軸とし，シ

ンボルの配列を常に水平方向とすることに定めた。その理由は「一般的に書物におけ

るように，視線の方向は左から右へ，そして上から下へ進めら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というものであった 25。加えて，シンボルの配列が水平方向の方が容易であるという

空間レイアウトのための実利性も大きかった。

しかしこの規則は，同時期のグラフ一般に見られる習慣としてはやや特異である。

通常，時間軸は横軸に当てられ，データの増減は縦軸によって示されるのが原則であ

る。なぜなら座標空間では，垂直方向は，下から上へ数値が増大するのが一般的な習

慣だからである 26。アイソタイプは，座標空間の規範ではなく，文字言語の配列の規

範に基づいている。

ノイラートはこの規則の例外についても言及している。「高さ」が主題となる場合

がその例外にあたる。この例の場合には，データの増減は垂直方向に，時間軸は横方

向に取られる（図 6.22）。しかしこれは例外というよりは，シンボルの配列について

のもう一つ別の規則を優先させた結果である。シンボルの配列は，可能であれば事象

との同型的関係に従うという規則である。一連の数量データが国別あるいは地域別の

ものである場合に，この規則が適用され，地域間の空間的位置関係にしたがってシン

ボルが配置される（図 6.23）。たとえば，アメリカとその他の国々との自動車生産台

数を比較したチャートでは（図 6.24），アメリカの生産台数が軸の左側に配置されて

いるが，これはヨーロッパを中心とした地図の位置関係にしたがった結果である。こ

のように，アイソタイプはグラフ表現の基礎である座標体系の規範に従いつつも，そ

こに絵や地図の規範を取り込んでいる。

３）統計グラフとしてのアイソタイプの限定性
以上の考察から言えるのは，アイソタイプを純粋なグラフ表現の一形態と見なすこ

とでき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実際，厳密な観点から統計グラフと見た場合のアイソ

タイプは，グラフ一般の機能性を十分満たしていない図表である。第一にアイソタイ

プは正確な数値を示していない。数値の特定は図の下に付けられた凡例から可能であ

るが，それも正確なものではない。第二に，4年周期の区切りのなかに 1年周期が含

まれるなど，時間の区切りが一定していない場合がある。正確なグラフ表現であれば

避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処理である。こうした特徴は，特に専門家を対象としたグラフ

としては，アイソタイプは有効とは言えないことを示唆している。

しかしグラフとしてのアイソタイプの不正確さは，ノイラートによれば欠点ではな

い。不正確さに代えてノイラートが強調するのは次の点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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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に記憶できる絵を作るには，多くの細部を省略する必要がある。……想像されるよ

うに，統計学者はこのようなことを聞く耳を持とうとしないだろう。全てをできるだけ

正確に勘定し，計測するのが彼らの仕事の一部なのだから。彼らは，自分たちが示した

正確な数値を万人が覚えること，その困難さに耐えることを要求する。反対にウィーン

の学校では，単純化された絵を覚えるほうが正確な数値を忘れるよりもましであると仮

定するのである。27

アイソタイプは統計グラフとしての特徴を保持しつつも，厳密さにこだわらず，記

憶に訴える図像的要素を取り込んだ複合的な表現形式である。

1.3. アイソタイプの表現形式の相互依存性と限定性
以上のように，アイソタイプは個々の習慣的な表現形式として見る限りにおいて，

基本的には大きな制約のある形式である。この制約は，それぞれの表現形式の特殊化

や拡張などの可能性を強く抑制している。その結果，表現形式は，互いに依存し合っ

た未分化な状態に留まる。だが，こうした制約があることで，アイソタイプは異なる

表現形式を横断した展開が可能となっている。しかも，「同じ」規則と記号が全体に

わたり一貫して適用される利点は大きく，それによって，見る者はさまざまな表現形

式を包括的に理解できる。

図 6.25の概念図は，この制約的傾向と表現形式の相互依存性との関係を示すために，

制約として働く規則の働きを全て円の中心に向けられた「力」として描いたものであ

シンボルの表現形式

言語的図像
（language picture）

図像言語
（picture language）

地図
図像統計グラフ

抽象的図形を用いた

統計グラフ

交通標識

文字言語

数量の表現形式

アイソタイプの領域

図像の表現形式

フローチャート

ダイヤグラム

図解イラストレーション

スナップショットタイプ

遠近法を用いた描写

図 6.25. アイソタイプの表現形式の領域を示す概念図
（筆者による作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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る。図ではこの力の作用によってアイソタイプの表現形式が全体としてその統一性を

維持していることを表している。

このように捉えられるアイソタイプは，高度に専門的な情報内容を伝達する形式と

しては，不向きであるという否定的側面も示唆する。このことは全体ではなく，個別

の表現形式のみを見た場合にあきらかである。シンボルの表現形式から見た規則にお

いては，シンボル相互の結合規則には，「言語」と呼ばれるほど豊富で体系だった規

則を持っていなかった。この表現形式を探究する方向性は，チャールズ・K・ブリス

（Charles K. Bliss, 1897–1985）の「セマントグラフィ」や太田幸夫氏の「LoCos」といっ

た人工的な視覚言語体系創出の試みに見られるが，こうした方向性はアイソタイプか

らは出てこない。絵図の表現形式においても，制約はきわめて大きい。視点の制限は，

ダイヤグラムの表現にしばしば見られるドラマチックな効果を排除することになるし，

また写真的描写の排除は単調な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になる。地図についても細部の描写

の否定は，複雑な情報を多数併置する可能性を排除することになる。第 3章で論じた

CIAMの都市計画の標準地図作成プロジェクトにおいて，アイソタイプが有効な方法

とは見なされなかったことも，こうした制約の故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しかし，その

ような場合には，ノイラートは人口などの数量を表す場合には，地図ではなく図像統

計が有効だと述べていた。数量の表現形式では，図像統計というジャンルを確立した

が，円グラフなどの形式が完全に排除されることで，統計データの表現の可能性が大

きく制約される。

以上のように，個々の表現形式に潜在する多くの可能性を排除しているにも関わら

ず，アイソタイプが有効な体系として成り立っているのは，形式全体の一貫性が確保

されるからであり，それで十分実用的であるからである。したがって，個々の表現形

式の面からアイソタイプを批判することは，こうした表現形式の全体的性格を見損

なっ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アイソタイプの表現形式は，常に全体として捉えられるべき

であり，その意味において，表現形式の相互依存性はアイソタイプの独自性の一端を

体現している。

2. 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
アイソタイプの「文法」が，以上のように可能な表現の選択肢を強く制限する働き

を持っているとすれば，単にそうした文法に機械的に従うだけでは，個々のチャート

のデザインは単調となり，互いに似通ってしまう危険性に陥る。ノイラートはそうし

た問題点を十分自覚しており，第４章で言及したように，まさにこの点をアイソタイ

プの無節操な摸倣が失敗に終わる理由として挙げていた。またノイラートはアイソタ

イプが本領を発揮するのは，そうした文法に則りつつもヴァラエティに富んだ具体例

を生み出す柔軟な運用の方法にあると主張していた。それが「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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ン」という操作である。「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は「純粋な実証資料と中心と

なるアイデアとを基礎的なスケッチに変える方法」と定義されるものの，それだけで

は汲み尽くせない特徴を持っている。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のそうした特徴をノ

イラートは，「文法」という用語に対比させて，「文体」という用語によって説明しよ

うとしている。すなわち，規則の集合体を「視覚文法」と呼ぶのに対して，それらの

規則に還元できないアイソタイプの高度な技法によって生み出される様態を「視覚文

体」と位置づけ，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とは，このアイソタイプの文体的次元を

生み出す技法に他ならないとする。

2.1. 識別化
ノイラートは，アイソタイプの「文体」を音楽や文学作品のそれに喩えて説明して

いる。われわれは，文法を習得することで言語を使いこなすが，シェークスピアの作

品のような高度な創作がそれによって保障されるわけではないのと同じことが，アイ

ソタイプの制作についても指摘できるというのだ。音楽の比喩については，ノイラー

トは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

アイソタイプのチャートは情報的で魅力的であるべきで，さらにそれらは識別可能（dis-

tinguishable）であるべきだ。このことが示唆するのは，チャートは規則と調和する必要

がある一方で，できるだけ異なるべきだということだ。さまざまなチャートは記憶のな

かで混合されるべきではないのだ。…（中略）…規則はよく練られ，その適用は高度に

分析されていて，それらは作曲における「規則」に喩えられる。既製の習慣的規則の枠

組みのなかですら，新しいメロディを何度も発明する余地が残されている。個々の小曲

は，それ自体のメロディを必要としていて，それらの類似がはっきりしている場合ですら，

それらは識別できるのだ。もちろんこれはたんなるアナロジーだが。大事なことは，重

要なものを絵が知的に前面に出すということ。これは生物学や歴史的画像を考える場合，

はっきりしている。28

この引用文においてノイラートが強調しているのは，アイソタイプのチャートが規

則と調和しつつも，情報的で魅力的，そして互いに識別可能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

う点であり，それを生み出す技法が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である。識別性が重要

な理由についても，引用文で示唆されている。すなわち，個々のチャートが「記憶の

なかで混合されてはならない」からである。ノイラートは，そのことを，ホグベンへ

の手紙のなかで，次のようにアイソタイプとアイソタイプの摸倣と区別する要点とし

て説明し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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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なた［ホグベン］に説明したように，われわれの記憶は，あまりに似通ったチャート

を識別できません。したがってわれわれは標準化されたシンボルとスクリーン（アイソ

タイプのアニメーション）に基づきつつも，最大限多様な異なる視覚的印象を考案しな

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す。これが，紋切り型のように制作された摸倣がかくも単調となる

理由のひとつです。29

記憶は，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にとどまらず，ノイラートが強い関心を抱いて

いた事柄である。たとえば，『視覚的自伝』では，記憶術について彼が関心を抱いて

いたことを示す行がある 30。また，オトレとの共同研究「NOP」の名称をめぐる議

論において，ノイラートは無教養なひとたちの「記憶力の悪さ」について言及したこ

とがある 31。展示という形式にせよ，書籍の図版という形式にせよ，アイソタイプで

は数多くのチャートが提示される。そうしたなかで，見る者がチャートを「読み進め

る」には，個々のチャートが互いに識別でき，なおかつ記憶しやすいデザインである

ことがきわめて重要なのだ。このことは，多数のチャートで構成されるアトラス『社

会と経済』のような「視覚事典」において，特に問題となるであろう。実際『社会と

経済』では，同一のデザイン方法を用いたチャートのグループが複数見られる一方で，

全体としてはヴァラエティに富んだ構成となっている。

ノイラートの記憶への関心は，チャートのみならず，「アイソタイプ」という名称

自体やシンボルマークのデザインなどへのこだわりにも確認できる。こうした対象ま

で含めれば，彼の記憶への関心は，広告や企業のシンボルマーク，さらには書籍を扱

うデザイナーのそれとあまり変わりはないように思える。彼らもまた「単調さ」を避

けるためにあれこれ工夫するからである。だが，広告の場合には，そのために魅力的

で「思いがけない」効果が求められる。アイソタイプでは，そうした効果の可能性は

否定される。ノイラートは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

統計的事実の率直なグラフィック表現が「思いがけない」ように描かれたりする。体系は，

それ自体ではうまくいかないかのように。変化は場合によっては，変化する生活に適合し，

力を与えるものとして要求されるとかつて誰かが述べたことがある。しかしながら変化

の表現それ自体が変化してはならないのである。32

相互に識別可能で，記憶しやすいことが重要だとしても，「思いがけない」ほど突

飛な表現方法は，アイソタイプでははっきりと回避される。この意味でトランスフォー

メーションが文体的創作の技法であるとは言え，ある一定の制限を伴っ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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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魅力の創出
先の引用文において，ノイラートはアイソタイプの制作においては識別性に加えて，

「魅力」が必要であると述べていた。しかし，実のところ何がアイソタイプの「魅力」

であるかを具体的に特定す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そこで，逆に何がアイソタイプの

「魅力」とは見なされていないかを考えみよう。

このことを考察するうえで，クラインシュミットとの共著であるパンフレット『ア

イソタイプによる健康教育』に掲載された NTAの仕事についてのノイラート自身の

解説が参考になる 33。なぜならそこでノイラートは何がアイソタイプの「トランス

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ではないかを事例を挙げて説明しているからである。この解説で

取り上げられている事例は，結核に対する人の「抵抗力」という概念を一般人に説明

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たチャートである。抵抗力は当時「結核の専門家のあいだで議論

されているホットな主題」であり，「天使も足を踏み入れることを恐れる科学的デー

タの巨大な領域」であった。しかし身体が結核菌の侵入に抵抗し，攻撃する菌の数量

と身体の抵抗力という二つの力がこの闘いに関与しているという実践的な事実を素人

に伝えることが重要視された。

この課題に対処するために，次のようなプロセスを踏んでアイソタイプのチャート

が作成された。まずアイソタイプの訓練を受けていないある人物が作成したチャート

が検討される（図 6.26）。しかしテストの結果，このチャートは口頭で詳しい説明を

しないとほとんど理解されないことが判明した。ノイラートは，このチャートの問題

図 6.26.「感染」と「抵抗力」の関係図，アイソタイ
プの訓練を受けていない者による図（出典：Health 
education by Isotype, 1939）

図 6.27. 左図の検討を介して，最終的に作成されたア
イソタイプのチャート（出典：Health education by 
Isotype,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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として，「いくつかの重要な情報の欠如」があると指摘する。たとえば抵抗は 1人の

人間の図で表現されているが，その大きさは，表すべき抵抗の変化を十分表していな

い。確かに「感染」という概念について，それが生物学的な過程であるにも関わらず，

われわれはしばしば結核を「負担（burden）」として語る。しかし，それはたんに想

像上のものであり，抵抗について身体それ自体として考えるように促すのは誤りであ

る。こうしてノイラートは次のように結論づける。すなわち，「ここで用いられてい

るシンボルは，メタファのメタファであるがゆえに，アクチュアリティからあまりに

も遠ざかっているのだ」34。

こうして，この事例とは対照的な方法として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の過程が描

かれる。まず，「可能性（チェッカー柄）の数」が 9から 4に減らされ，次に新しい

シンボルの形態が検討される。最初の段階では，抵抗は「石の壁」，感染は「自動車」

として表現される案が挙げられた。だが，この案ではシンボルが寓意的で，全体的に

誤ったものを具体化していると判断された。すなわち，「自動車は，《敵》ではない。̶

それは望ましい何かである。一方《感染》は，避けるべき侵入者である」。こうして，

最終的に「より抽象的だが，非常に示唆的なデザイン」が選ばれた。すなわち，「抵

抗」は防護壁や装甲の一部を連想させる「避難所（ark）」として，「感染」は矢印によっ

て表現されるに至る（図 6.27）。

以上のように「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の作業では，データを単純化する作業

とともに，そのシンボライズの方法が，意味内容に即して検討される。その候補とし

て自動車のような「メタファ」が挙げられる場合もあるが，最終的に具体的なメタファ

ではなく抽象的形態が選ばれたことが物語るように，アイソタイプでは，基本的には

そうしたメタファはできるだけ排除されている。メタファの援用は，見る者の目を惹

きつける方法として，現代においても，広告や新聞などのニュース・グラフィックス

において，しばしば見られるが，アイソタイプとはまったく異なる方法と言わなけれ

ばならない。ノイラートは，図像統計の方法を開拓するにあたって，一般人が親しん

でいる広告の方法の有効性に注目していた。しかし，その一方でしばしば広告を，「競

争」を原理とする方法として，協調性を原則とするアイソタイプとの違いを強調して

いた。ノイラートは，伝統的な広告を引き合いに出して，それが「魅力的な図像を制

作しようとするが，しばしばこの魅力性を意図された情報と結合し損なっている」と

述べている 35。

以上のように，ノイラートがアイソタイプに必要な性質として言及した「魅力」とは，

伝えるべき情報の範囲から逸脱した表現から作り出されるものでは決してなく，あく

までもその範囲内において，色彩や構成などの工夫によって具体化される感覚的な印

象が与える効果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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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視覚的論証の方法
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の最後の，そしてもっとも重要な側面は，「情報的」と

ノイラートが形容している情報の処理方法に対応する。アイソタイプでは単に情報の

素材がそのまま視覚化されるのではなく，操作が加わって視覚化される場合がほとん

どである。トランスフォーマーとしてアイソタイプの制作に関わったマリー・ノイラー

トは，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のこの側面を次のように要約している。

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はことばや数値データから本質的な事実を引き出し，画像の

かたちにするために発見すべき方法であり，データを理解し専門家からすべての必要な

情報を得て，公衆に伝達する価値のあるものを決定し，いかにそれを理解可能にして，

いかに一般的な知識や他のチャートですでに用いられている情報と結びつけるか̶これ

らがトランスフォーマーの責務である。36

図 6.29. 年齢層を 6 つに分けた人口ピラミッド（出典：R. Davison, 
Social security, 1943）

図6.30.就業者と非就業者の対比を強調したチャー
ト（出典：R. Davison, Social security, 1943）

図 6.28. 就業者と非就業者の人口を比較したチャート。
左列（A）は，単純化された人口ピラミッド，右列（B）
は，就業者と非就業者の対比を強調したチャート（出
典： ‘Visual aids and arguing’, The new era in home and 
school, Vol.25, no.3, 1944, pp.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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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マリー・ノイラートの説明にしたがうならば，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とは，

選定されたデータや数値の中から，公衆に伝える価値を持つものと判断された「本質

的事実」を抽出し，アイソタイプの文法に従いつつ，理解可能なかたちに視覚化する

作業と定式化できる。

ノイラートは，論考『視覚的支援と論証 “Visual aids and arguing”』において，ある

国の人口構成の変化の視覚化というテーマを事例として，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

ンの具体的内容を説明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37。図 6.28の 1A，2A，3Aの列と 1B，2B，

3Bの列は，それぞれ同じデータを異なる方法で視覚化する方法を解説した例である。

1A～ 3A列はよく見かける年齢ピラミッドであり，１Aから３Aまでの三つのグラ

フを比較すれば，「バランスのよい」構成がバランスの悪い「トップヘビー」な構造

へと変化していることが容易に把握できる 38。ノイラートはこれらのチャートを見る

者の解釈についてこう説明している。見る者は「てっぺんの高齢者の《負担》が重す

ぎ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からだ」と考え，「もっと多くの子供が必要」と言うかもしれ

ない。また，その後公共医療が発達すると予測する場合には，「万人が長寿になればトッ

プヘビーの構造は増大し，1900年の人口ピラミッドにかわって，頭部が恒常的に拡

大する四角形」が得られると考えるかもしれない。1B～ 3B列は，この見方からピラ

ミッド構造の要点をいっそう強調するやり方で制作されたチャートである。これらの

チャートでは，「若者と高齢者の人口変化が，（単純化のために 20代から 60代と仮定

する場合の）就労者層にどのような《負担》に影響を与えるのだろうか」という論点

から構成され，1B～ 3B列が表す変化は，明確に「ますます《負担》が医療の発達に伴っ

て増大していることを表している」とノイラートは指摘している。この方法は，実際

にパンフレット『社会保障 “Social security”』（1943）で応用されており，全体の人口

構成を表す図 6.29に続いて，少子高齢化に向かうイギリスの将来の傾向を予測する

図 6.30が提示されている。しかも図 6.30では若年層と老年層の間に軸線が設定され，

就労層それぞれの人口の変化の傾向が相互比較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このように，

公衆に伝える価値があると判断される情報のある側面を視覚的に強調し，読者が論点

を追うための手がかりを与えるのが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という方法である。

こうした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の特徴は，すでに紹介した出生数と死亡数の対

比を強調したチャートに代表されるような軸構造を持つ事例に，特に指摘できるこ

とである。ここでは，別の例として，人種と人口を主題としたチャートを取り上げ

る。アトラス『社会と経済』には，この主題を扱う「世界の勢力」（図 6.31），および

「世界の民族集団」（図 6.32）と題されたふたつのチャートが含まれている。いずれ

も同じデータに基づいて，前者では，植民地も含めた国別の人口における人種の構成

を表わされ，後者では人種のみの集団が示される。しかし，数量の扱いは大きく異な

り，後者のチャートではひとつのシンボルが表す数量が前者のチャートの４倍（1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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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シンボル：100,000,000

1 シンボル：25,000,000

白人（Weisse）

モンゴリアン（Mongolen）

東洋人、インド人、マレー人（Orientalen, Inder unde Malaien）

黒人（Neger u. Mulatten）

インディアン、メスディーン（Indianer Mestizen）

図 6.31. チ ャ ー ト「 世 界 の 勢 力 」（ 出 典：Gesellschaft und 
Wirtschatf, 1930）下図は比較のために人種毎にデータを配列し
直したもの

図 6.32. チャート「世界の民族集団」（出典：
Gesellschaft und Wirtschatf, 1930）下図は比較
のために人種毎にデータを配列し直したもの

図 6.33. ナ チ ス 政 権 下 で 制 作 さ れ た チ ャ ー
ト「世界の人種とその繁殖力」，（出典：Paul 
Blandenburg, Max Drey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Wirtschaftsaufbau und seine Grundlagen,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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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に変更されており，これによってシンボルの列が３行に圧縮されている。そして，

それぞれの列に，「白人（Weisse）」と「モンゴリアン（Mongolen）」，そして「東洋人，

インド人，マレー人（Orientalen, Inder unde Malaien）」，「黒人（Neger u. Mulatten）」，「イ

ンディアン，メスディーン（Indianer Mestizen）」をひとまとめにしたグループが割り

当てられている。３列構成にした理由については，ノイラートは当時流布していた黄

色人種の人口が白人のそれよりも何倍も多いとする先入観を否定することにあったと

し，人口の割合が将来構成が変化すれば，異なる構成もあり得ると述べている 39。こ

の事例が示唆するように，どのような構成にするかは，元になるデータに依存するの

であり，また意図的である。さらにこうした構成の操作とともに，シンボル自体の描

写にも単純化の傾向が顕著に見られることも見逃せない。それぞれの民族集団の下半

身はすべてズボンを着用しており，シルエットも共通化されているが，これは，後に

続く経済形態と宗教の分布を表すチャートにおいて，宗教ならびに経済形態を表すシ

ンボルを重ねるために必要な処理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結果として民族集団の差異

は，色彩と頭部の形態の違いに集約して表されている。こうした単純化は，より中立

的な印象を与えるためにも有効な処理であった。アイソタイプのこうした傾向は，ナ

チスドイツ政権下で制作された人種の違いをことさら誇張し，プロパガンダを目的と

して制作されたアイソタイプの摸倣例（図 6.33）と比較するとはっきりする 40。

とはいえ，素材のなかからある特定の価値のある対象を選び出し，特定の意味を強

調する方法自体は，プロパガンダや広告などでおなじみのものでもある。プロパガン

ダにおいても「公衆のため」という題目が主張されるかもしれない。両者の違いをはっ

きり示す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ように思える。しかしこうした点に関しては，次のノイ

ラートの言明が示唆的である。

この［人口構成］の問題がこのように視覚化される場合，同時に，われわれは「読者か

ら編集者への手紙」や日常会話やプロパガンダにおける多くの意見がどんなに不適切か

がわかる。要点を把握するのに数学的訓練は必要なく，必要なのは唯一なんらかの熟考

的（mediative）な視覚的論証だけである。人がこうしようと決定する結果については，

アイソタイプは予言できない。けれども，それは相対的な論証を指示できる。41

ここでノイラートが述べている「視覚的論証（visual argument）」が，プロパガン

ダとアイソタイプとを隔てる重要な概念である。ここでの「論証」ということばは教

育の文脈で用いられている。ノイラートによれば教育の要素のひとつは論証の能力を

教えることであり 42，単純で明晰な言語を用いて，特定の議論の文脈に対して適切な

要点を選択する能力である。「視覚的論証」とは，こうした言語による論証の視覚的

ヴァージョンの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る。ノイラートは情動ではなく，あくまでも論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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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の形式としてアイソタイプに基づいた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を位置づけよう

としている。そして，ノイラートの考えでは，それはあくまでも中立的である。引用

の最後に示されているように，アイソタイプの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そのものは，

人がそれによって何を決定するかについては「予言」するものではないが，「相対的

な論証」を提示する。人の行為を特定の方向に導くことを目標として，ことさら煽動

的な視覚的効果を追求するプロパガンダとの決定的違いがここにある。人口ピラミッ

ドのチャートの事例に見られた「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は，たしかに就労者の

「負担」という論点を強調している。また，民族集団の構成では，白人とモンゴリア

ンの構成がほぼ同数であることが強調されていた。だが，それらはあくまでも事実に

基づいた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であり，何を為すべきかという誘導的な主張まで

は行っ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そしてノイラートの考えでは，そうした判断は原理的に

見る者に委ねられることになる。「視覚的論証」とは，このようにチャートを見る者

に何が要点であるかを論理的に伝えることで，熟考的な論証へと導く形式なのだ。こ

の形式の要点をノイラートは次のように説明している。

要点は，たいくつな統計をたいくつな棒グラフやたいくつな指人形の列で置き換えるこ

とにあるのではなく，ある相関関係を特に印象的にすることによって，論証をもたらす

ことにあるのだ。このことが示唆するのは，図像の作成が教育的に実行されるトランス

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に依存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だ。43

ただし，ノイラートは，アイソタイプのチャートのみでこうした目標が達成される

とは考えておらず，それは文章や，映画の場合にはナレーションとの連動によって可

能となると考えている 44。そしてその場合においてもアイソタイプのチャートはそれ

らと調和し，論証を助けるうえで有効だとする。この意味においても，アイソタイプ

は言語の補助によって作動する視覚的論証の技法である。

2.4. 専門的技法としての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
以上を要約すれば，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については次のように説明できよう。

すなわち「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とは思いがけない効果を避けつつも魅力ある

デザインを工夫することで，チャート同士を区別しやすくし，なおかつ見る者に論点

を明確に提示することで，論証をもたらす高度な技法である。そしてこの操作が，ア

イソタイプの文法に調和したかたちで実践される限りにおいて，アイソタイプ独自の

「文体」を生み出す。確かに，このような技法であれば，その運用に際しては，技法

の規則についての知識，扱う対象に対するある程度の科学的知識に加えて，経験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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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であろう。ノイラートが最後までトランスフォーマーが経験の必要な専門家である

と主張し続けたのもそうした事情によると解釈できる。

3.  「ビジュアル・センター」としての視覚事典
見る者を論証へと導くアイソタイプの道筋を，ノイラートは知識の「人間化」と呼

ぶ。この概念を，ノイラートは未刊の草稿『視覚教育』において「通俗化」という概

念に対比させて説明している。科学的言明は，厳密で複雑である。そうした知識を「分

かりやすく」教えるためには，単純化されることが一般的である。こうしたやり方を

ノイラートは「上から下への」方向性を持つ単純化であるとして，「通俗化」と呼ん

でいる。しかし，本来，日常言語では表せない複雑で抽象的な概念を表す必要性から

科学の専門用語が生まれたのである。したがってそれを日常言語で表現するには困難

を伴う。視覚的方法の場合においてはなおさらであり，先の事例のようにしばしばメ

タファが用いられたりする。メタファの利用は，通俗化の端的な技法である。それに

対してノイラートが提唱するのが，「人間化」という概念である。人間化とは，単純

なものから出発し，複雑なものに近づけるという「下から上への」方向性である。ア

イソタイプは，常にこの仮定に立って構築される。

アイソタイプ様式における論証は，最初から繰り返し包括的な言明を組み立てつつ，事

実の言明を次々に繰り出す。磁石とそのふるまいを表すシンボル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が，

磁気学のためのシンボルは存在しない。45

個々の「言明」は単純な「事実」から成り立つからこそ，論証の構成要素となり，

そしてそれが同じシンボルによって構成されているからこそ，論証どうしのより複雑

な結合が可能となる。こうして構築される可能な複合的知識のあり方を，ノイラート

は次のように「視覚的論証のネットワーク」と呼んでいる。

視覚的な技法によって，都市計画や，医療，技術革新，社会的相関関係に関するさまざ

まな言明が表現可能である。そのとき，こうした「視覚による言明 “visual statements”」

は「視覚による論証 “visual arguments”」を生み出し，最後にさまざまな論証の「連鎖

“chains”」を形成すべく混ぜ合わせ可能となる。しかもこの連鎖は互いに密接に結びつ

きあっていて，それらは一つの「視覚による論証のネットワーク “network of visual argu-

ments”」として現れるのである。46

こうしたネットワークがもっとも効果的に構築されるのは，複数のチャートがひと

つの集合体を形成する場合である。それが「視覚事典」である。ネットワークを構成



第 6 章　アイソタイプの独自性̶表現形式・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視覚事典　｜　177

する条件となるのは，同一のシンボル，独自の規則と文体に基づいた構成ばかりでは

ない。アイソタイプのそれぞれのチャートにはタイトル，凡例がつけられ，ユニット

としてそれぞれ独立している 47。こうしたチャートの独立性が，視覚事典を構成する

うえでの重要な条件である。

第２章で取り上げたアトラス『社会と経済』は，こうした視覚事典としての最初の

試みであった。このアトラスの制作途上で，オトレの「普遍文化アトラス」構想に接

し，より包括的な百科事典としてのアトラスをノイラートは考え始めた。百科事典の

構想に際して，課題となったのが，分類の考え方である。オトレはそもそも国際十進

分類法（UDC）の考案者であり，当然百科事典の分類のひな形として念頭において

いたはずであるが，ノイラートは次のように，こうした分類法についての疑念を表明

している。

わたしは常に外側に向かって上位グループが形成されるべきとは考えていません。30の

マップで十分です。上位グループはたしかにその都度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るでしょうけれ

ども。わたしは， 十進分類法については，それが正確に理論的な区分けを定め，シート

をある場所に固定してしまうことに疑念を持っています！対照的に，われわれのシートは

ほとんどが複数のグループに属しています！わたしは提案したいのは，音楽家のように，

作品１，２，３などと制作することです！書物と文章であれば，容易に疑問の余地なくひ

とつの体系に持ち込むことが可能です！おそらくあなたは，この特別な場合を想定して

十進分類法が重要だという議論を自由になさっているのでしょう。48

このようにノイラートは，分類については厳密な体系的方法ではなく，音楽のシリー

ズ作品のような，より柔軟な方法を念頭においている。このことは，後に彼が推進し

た統一科学国際百科事典のプロジェクトにおいて，「ピラミッド主義」に対立するも

のとして位置づけた「百科全書主義」の要点を想起させる。百科全書主義とは，厳密

な階層構造を有する「唯一の体系」ではなく，モザイクのようなパタンとして諸科学

の連関を扱う態度である。第 5章でふれたように，ノイラートはこの統一科学国際百

科事典に視覚事典を盛り込む計画を構想しており，視覚事典にも同様な態度が反映さ

れていたと考えてよい 49。

ノイラートは，視覚事典を公共的な利用を目的としたメディアと位置づけていた。

彼はそうした役割を強調するために，視覚事典を「さまざまな視覚的素材とともに展

覧会や書物などに提供できるようなある種の視覚的センター」と呼んでいる。そして，

この事典とその利用者との関係を，次のようにフレキシブルなものと見なしていた。

もし，この事典が出版されれば，著者は［その素材を］教科書や記事に加えてもよい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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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明文などを加えてもよい。しかしアイソタイプ事典の基本的な本体は，［ともに用いら

れる］どんな種類の文言からも自由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私自身の文言でさえも。事典

の材料に興味を持つ人は，それを異なった組み合わせで用いてもよい。問題があるとす

れば，著作権などの処理だ。それは公開している媒体の問題であり，アイソタイプ自体

の問題ではない。双方は注意深く区別される。それが，過去 20年にわたって変わること

のないわれわれのポリシーなのだ。このポリシーによって，われわれは研究機関や行政，

著作家や出版社との協同関係を築くことができたのだ。50

視覚事典のこうした利用の初期の一例として，SF作家のH.G.ウェルズの著作“Arbeit, 

Wohlstand und das Glück der Menschheit”（1932）が挙げられる 51。この著作では，20

のアイソタイプのチャートが掲載されており，そのうち『社会と経済』のチャートか

ら 5点が用いられているが，ノイラートの説明のとおり，著者側がこれらのチャート

を選択して構成したと考えられる。また，引用文においてとりわけ興味深いのは，ノ

イラートが「自分自身の文章」でさえアイソタイプの事典の本体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

はないと述べていることだ。このことは，視覚事典の運用については，国際的，かつ

より普遍的な（つまりは第三者による）事業として営まれることが構想されていたこ

とを示唆している。

このような視覚事典のアイソタイプの素材の公共への供給という役割は，モドレイ

が試みようとしていたシンボルの公共への提供という役割に対応するものである。モ

ドレイはノイラートによるシンボルの「独占的態度」を批判し，シンボルの公共への

提供というアイデアを構想した。そうした試みを構想した。しかし，ノイラートにとっ

ては，シンボルは，あくまでもアイソタイプを構成する主要な素材であり，それを公

共的利用に展開するのは問題外であった。だが，その代わりに彼は視覚事典をメディ

アとしたアイソタイプの普及のあり方を模索していたのである。

4. 結び
本章では，アイソタイプの独自性を，体系的特徴，制作の特徴，供給の特徴の三つ

の観点から考察してきた。体系的特徴の面では，アイソタイプは包括的な体系であり，

単に図像統計やシンボルに限定して理解されるべきではないことを論証した。また，

制作の特徴については，「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という操作が「文体」の次元

においてアイソタイプの独自性を体現しており，具体的には，識別可能性，魅力，視

覚的論証の三つの要素がバランスよく組み合わさっている点にアイソタイプの独自性

が認められた。最後の供給の面では，個々のチャートが「視覚事典」に包含され，使

用者がそこから自由にチャートを取り出し，その自由な組み合わせを可能にするアイ

ソタイプ普及の方法に独自性が認められた。以上の三つの側面が合わさった体系が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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イソタイプであり，総合的観点から，アイソタイプは独自の表現体系であると結論づ

けることができる。

最後に，これまで取り上げてきたアイソタイプの普及に際して生じた問題を取り上

げてこの結論の妥当性を確認する。《新時代》展構想や CIAMの都市分析地図への彼

の貢献がほとんど実を結ばなかったのも，アイソタイプの独自性があきらかに影響し

ていよう。包括的体系であるアイソタイプは，より複雑な地図の作成にはあきらかに

有効ではない。それはまたアイソタイプが「小出し」の難しい体系だということをも

含意している。ある地図のためにシンボルだけを制作するようなサービスは，少なく

とも構想段階から関係するプロジェクトにおいては，およそ問題外であったことだろ

う。また，モドレイが提案した共同作業によるシンボルの標準化に対してノイラート

は否定的であったのも，アイソタイプが普遍的な体系ではなく独自の体系と見なすこ

とで説明がつく。ノイラートにとって重要な目標は，視覚事典の制作を通して視覚的

論証のネットワークを構築することにあり（決して実現す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が），個々

のシンボルの̶それ自体重要な課題ではあるが̶標準化と普及は，ノイラートにとっ

て重要な関心事ではなか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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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1920 年代～ 50 年代における日本

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は，第 4章で論じたアメリカがそうであったように 1930年代

にはすでに欧米を中心に広く見ることができた。本章では 1930年代から 50年代まで

の日本を対象として，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の範囲と，その特徴を検証する。影響の範

囲について，あらかじめ述べておく。両大戦間期の日本での影響を検証するにあたっ

て，特にデザインや建築関連についての資料を中心に調査を行ったが，影響の痕跡が

わずかであった。そこでその範囲を統計グラフや博物館の領域にまで拡げて，広く影

響の痕跡を探ることとした。

本章で確認することになるのは，第 9章で論じる 1960年代以降のグラフィックデ

ザイン領域への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の前史であり，アイソタイプのグラフィックデザ

イン領域への影響が欧米と比較して遅かった日本の状況である。

1. アイソタイプの紹介のはじまり̶戦前～戦中

1.1. 図像統計
アイソタイプがウィーン・メソッドとして開発された 1920年代中頃の日本におい

ても，図像統計は統計データを分かりやすく伝える方法として広く用いられていた。

たとえば，統計グラフ表現の教育についての論考である中野恭一の『小学校に於ける

グラフ教授の實際』（1923年）では，グラフの体系的な考察が行われており，「ピク

トグラム」という名称で図像を用いたグラフ表現が扱われている 1。そして彼は広告

においても，こうした図像統計グラフが日常的に用いられていると指摘している。ま

た中野は，「ピクトグラフ（図像統計を指す）」を棒グラフに先行する形式と位置づけ，

「シンボルの数によって数量を示す」グラフを小数ながら紹介している。この時期開

催されていた啓蒙的な展覧会においても図像統計の使用を確認できる。1923年 12月

に大阪で開催された「能率展覧会」がその一例である。この展覧会では，統計図を含

む数多くの図表が展示されている（図 7.1）2が，その中に「シンボルの数によって

数量を示す」アイソタイプの基本原理に基づいた展示パネルがすでに現れていること

が確認できる。ノイラート自身が認めていたように，日本においても，アイソタイプ

の原理に基づいた図像統計は，アイソタイプ以前にすでに登場していた。ただし，こ

うした事例の数は限られており，この時期の主流は基本的には数の大きさを図像の大

きさで示す方法に則った図像統計であ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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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になって，この状況に変化が起こっている。たとえば1936年の白崎亭一『統

計グラフの書き方』では，シンボルの大きさで数量を示す図像統計が「良くない」事

例として紹介され，シンボルの数で数量を表す図像統計の方法の優位性が明確に提唱

されている（図 7.2）3。具体的な事例として確認できた図像統計として，1935年に

出版された図集『東京市勢図表』があり，この図集で用いられている図像統計は，ア

イソタイプと同一の原理に基づいて作成されている（図 7.3）4。

上述した統計グラフ関連の書籍でアイソタイプに直接言及したものは皆無であり，

1920年代から 30年代にかけてのこうした変化が，アイソタイプの直接的影響による

ものかどうかは判断できない。30年代にはアメリカを中心として数多くのアイソタ

イプの類似例が登場していることから，そうした事例や考え方を経由した間接的な影

図 7.1.「能率展覧会」 で展示された図像統計，1923。左図はシンボルの大きさで数量が示されているが，右図では家
のシンボルが数量を表している（出典：能率展覧会『能率展覧会誌』1924）

図 7.2. 左図では，「良くない事例」としてシンボルの大きさで数量を表す図像統計が示されている（出典：白崎亭一『統
計グラフの書き方』，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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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の可能性も十分考えられる。

1.2. 博物館教育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への注目
アイソタイプが博物館を母体に発展したことから，同時代にアイソタイプに関心を

抱いたと思われる人物がいる可能性があるのは，博物館教育の領域である。この領域

のそうした 1人にドイツ留学の経験を持ち，日本の博物館教育の確立に尽力した棚橋

源太郎がいる。彼は博物館における視覚教育の重要性を早くから訴えており，しかも

彼はウィーンを含めた渡欧経験を有していることから，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を直

接訪問し見聞した可能性がある。しかし，ウィーンを訪問したのは，まだウィーン社

会経済博物館の所在地がパルクリングにあった 1925年であり，この時に訪問した可

能性は低い。事実，渡欧経験を元に執筆された『目に訴へる教育機関』においてもア

イソタイプへの言及はない 5。しかし彼の戦後の著作である『世界の博物館』6，『博

物館教育』7には，アイソタイプに言及した箇所があることから，棚橋がアイソタイ

プについての知見を得てい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前者の論考がドイツで刊行されてい

た “Museumskunde”（博物館学）に掲載されたノイラートの論考「ウィーン社会経済

博物館における視覚教育」8の内容に近いことから考えて，ドイツ留学の経験を持つ

棚橋は，この雑誌を通じてアイソタイプについての知見を得たものと思われる。もし

そうであるとすれば，棚橋は 1931年頃にはすでにアイソタイプについて知見を得て

いたことになる。

図 8.3.1930 年代の日本に現れたアイソタイプの方法に類似した図像統計の事例（出典：東京都，『東京市勢図表』，共同印刷
株式会社，1935）



第 7 章　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1920 年代～ 50 年代における日本　｜　185

1.3. デザイン領域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の紹介
戦前にアイソタイプを紹介した人物としてはっきりと特定できるのは，小池新二で

ある。小池からノイラートに宛てられた書簡 9（1937年 3月 15日付け）が存在して

いるからである（図 7.4）。筆者の調査で所在を確認したこの書簡は，C. K. オグデン

に転送されたマリー ･ライデマイスターによる複写であり，そこには「わたしたちは

『国際図像言語』についての書評を，われわれの雑誌に掲載する計画を持っています。

この本とあなたの写真を送ってもらえないでしょうか」との依頼文が独文で書かれて

いる。オグデンのものと思われる「本を 7月 21日に発送」との書き込みがあること

から，小池は遅くとも 1937年の冬頃までには同書を入手していた可能性が高いであ

ろう 10。ただし，小池が書簡で述べている「われわれの雑誌」がどの雑誌なのかは特

定できておらず，また彼が実際に『国際図像言語』の書評文を発表したかどうかにつ

図 7.4. 小池新二から送られたオットー ･ ノイラートへの書簡，1937 年 3 月 15 日。マリー ･ ノイラートによる写しで，C.K. オグデン
に転送されたもの（出典：C. K. Ogden fonds, Box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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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ては不明である。

小池のアイソタイプ紹介文として知られているのは，『汎美計画』に収録された論

考「ノイラアトの方法」である 11。この論考は，アメリカの建築雑誌 “Architectural 

Records”誌（1937年 7月号）に掲載されたノイラートの論考「建築的諸問題の視覚化」

を抄訳したものであり，公表時期は 1937年 9月と記載されている。したがって，何

らかの雑誌に掲載された可能性が高いが，確認できていない。小池は当時「海外文化

中央局」を設立し，多数の海外の雑誌，書籍を収集，建築の範囲を超えて海外の文化

を広く紹介する活動を行っていたことから，彼のアイソタイプへの関心もそのひとつ

にすぎ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ノイラートと直接文通し，アイソタイプをデザイン

領域で最初に紹介した人物として小池新二は重要である。

小池の他に，長谷川七郎が 1939年にアイソタイプを紹介する記事を書いている。

彼の記事の内容は，小池と同様に，“Architectural Records” 誌（1938）に掲載されたハー

バート ･マター（Herbert Matter）による紹介記事の抄訳である。マターのこの記事は，

展示デザインを主題にした論考であり 12，その一部に「アイソタイプ展示技術」に関

連する内容が含まれていた。

以上のように小池と長谷川は，アメリカの建築雑誌 “Architectural Records” 誌の記

事の翻訳というかたちでアイソタイプを日本に紹介した。ただし，いずれの記事にお

いても，彼ら自身のアイソタイプに関する私見は述べられていない。

1.4. 戦時中（1941-1945）
太平洋戦争勃発の翌年 1942年に，アイソタイプに関連する 3冊の翻訳書が相継い

で出版されている。まず 1942年 6月にソヴィエトの統計学者スヴャトロフスキーの

『一般人の統計學』13とアメリカの歴史経済学者ルイス ･ハッカーの『アメリカ資本

主義発達史』14が出版されている。『一般人の統計學』は，文字通り統計学の一般向

けの啓蒙書であり，その中で「ウィーン法」として『社会と経済』から採られたアイ

ソタイプの統計図表が 2点，IZOSTAT研究所で制作された統計図表が 1点紹介され

ている（図 7.5）。『アメリカ資本主義発達史』は，第 8章でふれる “�e United States: 

a graphic history” の訳書であり，モドレイが制作した図像統計が多数掲載されていた。

そして，同年の 10月にノイラートの主著の 1つである “Modern Man in the Making”

の訳書『現代社会生態図説』が出版される 15。翻訳したのは社会運動家で翻訳家の高

山洋吉（1901－ 1975）であり，30年代初頭から特にマルクス主義，レーニン主義文

献の翻訳に努めた人物とされる。

思想統制の厳しい戦時中に出版されたことから，それぞれの著書にはそうした時代

性が程度の差はあるものの反映されている。前二者の訳書については，いずれも，そ

の訳者序論において，戦争遂行に有益であることが強調されている。『一般人の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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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では，「ソヴィエトを宣伝する」箇所を削除したうえで，「わが國においても統制

経済の進展に伴ひ統計知識の一般化は緊急な問題となっている。本書が統計知識普及

の上に幾分でも寄興することを得れば幸せである」と書かれている 16。同様に『アメ

リカ資本主義発達史』においても，「今日，わが国においてアメリカ経済研究ほど焦

眉の問題はないであろう。窮極的にはアメリカを相手とする大東亜戦争を続行してゆ

くには，アメリカ経済の本質を知悉し，その動向を測定することは我々に課された重

要な任務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述べられ 17，敵国アメリカの経済の「本質」を知る

ことの必要性が強調されている。

これらと比較すると，『現代社会生態図説』には，こうした明確な情勢への迎合を

表す文章は見あたらない。同書では「人類の統一化」に至るまでの歴史が略述され，

現代情勢が多角的に分析されているが，その中で技術革新や計画経済が戦争を媒介に

促進されるというノイラートの持論が展開されている。最後の章も宗教の社会的役割

に変わる「科学的態度」の可能性を称揚する主張がなされ，内容自体は社会科学者と

してのノイラートの思想を強く反映したものである。ただし，この本にはウィーン時

代の彼の著作に見られたマルクス主義への言及はまったく見られず，英米の読者を意

識した中立的な記述となっていた。こうした記述の中立性のおかげで，「国際協調」

に代えて「八紘一宇」を用いるといった用語法の変更を除き，ほぼ原書のまま訳出で

きたのであろう。ただし，デザイン面の面では，図版とテキストの位置関係が大きく

変えられている。経済性を考慮しての変更であろうが，多色刷りの図版が巻末にまと

図 7.5. アイソタイプとイゾスタットによる図像統計の紹介図版，1942（出典：スヴャトロフスキー，『一般人の統計學』，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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められてしまっていて，ノイラートがこの書の前言で提唱した「図像̶テクスト̶様

式（picture-text-style）」が実現されておらず，デザイン面では不十分な翻訳本であった。

以上のように，1930年代以降の日本では，戦前から戦中にかけて小池や高山らに

よってアイソタイプは確かに紹介されていた。しかし，内容についてはなおもノイラー

トの著書や論文の一部の翻訳紹介の水準に留まっており，紹介した人物たちによる私

見の披瀝や，実践への応用といった紹介の域を超える試みを見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2. 戦後民主主義と歴史教育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
2.1. 『思想の科学』
戦後にいち早くアイソタイプを紹介したのが，雑誌『思想の科学』である。『思想

の科学』は，鶴見俊輔，丸山眞男，都留重人，武谷三男，武田清子，渡辺慧，鶴見

和子によって結成された「思想の科学研究会」が 1946年 5月に創刊した雑誌であり，

同誌「創刊の趣旨」（1946年 5月）によれば，「思索と實践の各分野に日本における

論理實験的方法を採り入れる事」が同誌の主な目標として掲げられ，次いで「世界の

思潮を，わが国に移入することに専念し，先ずその出発点として，英米思想の紹介に

盡力する」とある 18。同誌で紹介され始めた英米思想の中で，特徴的なのは論理実証

主義哲学，記号論，言語論などであるが，とりわけ同研究会の中心人物の一人である

鶴見俊輔は，論理実証主義，プラグマティズムの日本への紹介者であり，アイソタイ

プの理解者としても知られている。『思想の科学』創刊号に掲載された彼の論考『言

葉のお守り的使用法について』では，言語の用法を命題をあらわす「主張的使用法」と，

話者の感情などを表す「表現的使用法」に分けつつ，戦前から戦中にかけての日本では，

表現的でありながら主張を装う「ニセ主張的用法」̶ たとえば「米英は鬼畜だ」など̶

が満ちあふれ，大衆煽動的役割を果たしたことが指摘される 19。そしてこうした「言

葉のお守り的乱用の危険」をなくすために，社会的条件とともに，漢字制限や日本語

のカナ文字化，ローマ字化などの言語改革も必要だと主張している。第 2号（1946）

には『ベイシック英語の背景』が掲載されているが 20，鶴見がベーシック・イングリッ

シュに注目するのもほぼ同様な理由からである。鶴見のこうしたベーシック・イング

リッシュへの関心は，第 5章でふれたノイラートの関心と共通している。ノイラート

も，ベーシック・イングリッシュの意義を言語の明晰化とその脱魔術化の働きに求め，

それをアイソタイプにも共通する重要な役割と見なしていた 21。

また，同じ文章で，こうした言語改良の側面に加えて，ベーシック・イングリッシュ

のもうひとつの目標である「現代のバベル」の克服という問題に関して，鶴見は同類

の試みとしてエスペラント，ノイヴィアル，オクシデンタルなどに加えて，アイソタ

イプを挙げており 22，この時期には，鶴見はすでにアイソタイプについても知見を得

てい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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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 2年後になって『思想の科學』誌において，科学哲学者の大江精三によるノイ

ラートの業績とアイソタイプの紹介が始まる。最初に登場したのが 1948年１月号に

掲載されたノイラートの著書 “Modern Man in the Making” についての書評であった。

大江は，この書評において，同書の内容を要約した文章に続けて，アイソタイプにつ

いて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

この ISOTYPE圖解法こそ，だれもが共有の文化に参與できるような，文化生活民主化

への必要缺くべからざる方法であるとの主張は大いに注目に値する。ことに，とかく観

念的抽象に走りがちだった，これまでの日本の教育を思うとき，こうした簡単な，分か

りやすい，そして正確な圖解法が，これからの日本の文化のためにどんなに役立つであ

ろうかと樂しく想像されるのである。ひろく一般の心ある方々の積極的研究を切望して

やまない。23

これはアイソタイプを教育の分野で評価しようとした日本でおそらく最初の文章と

いってよい。そして，ここに見られるように大江はアイソタイプをかつての日本にお

ける「観念的抽象」に走りがちだった「日本の教育」の陥穽を矯正する有効な方法と

して期待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以上のようなアイソタイプへの関心は思想の科学研究会の会員の間で，ある程度共

有されていたようである。この大江の書評が掲載されたほぼ同時期に，前年 10月に

同誌編集長に就任していた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者の井口一郎 24が，アイソタイプ

研究所宛に書簡 25を送っている。この書簡において，井口は思想の科学研究所を紹

介するとともに，国外の類似の組織との連携に関心を持っており，アイソタイプ研究

所と連携関係を結び，出版物やその他の情報の交換を行いたいとの希望を表明してい

た。そして手紙の末尾に手書き文字でこう書いている。

わたしたちはアイソタイプに関心があり，その応用によって日本の教育を改善すること

を望んでいます。アイソタイプに関する資料をお送りいただけますと幸いです。

残念ながらマリー ･ノイラートの返信書簡は見あたらず，彼女が思想の科学研究会の

「連携」の申し出に対してどう返信したかは不明である。しかし，おそらくは『国際

図像言語』が『思想の科学』宛てに届けられたのであろう。1948年 5月号に，序論

を付した大江の抄訳『国際図解言語イソタイプとは何か』が，外国の思想を紹介する

「世界新思想展望」のコーナーに登場している（図 7.6）26。

大江の抄訳の冒頭には次のように書かれ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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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科学に共通な単一用語の作成に基礎をおく，いわゆる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Uni�ed Scienceの運動の主唱者の 1人が，同時にまたこの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Typo-

graphic Picture Education即ち ISOTYPEの考案者の 1人であることは決して偶然ではない

が，学問文化の民主化国際化のやかましい今日，ことに民主主義教育制度下のわが国教

育界にこの ISOTYPE研究の必要が痛感されてならない。

以上のように，『思想の科学』によるアイソタイプへの関心は，哲学者，社会科学

者としてのノイラートの思想の理解も踏まえて示されたものであり，そのうえで戦後

民主主義教育への導入によるその具体的な貢献が期待されていたのである。とりわけ，

鶴見のノイラートならびにアイソタイプへの関心の持続は，その後の彼の文章から確

認できる点で注目される 27。にもかかわらず，これ以降，『思想の科学』がアイソタ

イプの日本の教育への導入という構想を具体的に実践へと移すことはなかった。

2.2. 吉田悟郎と歴史教育における展開
1950年の末になって，それまで紹介の域を超えることのなかった日本でのアイソ

タイプ受容の状況を大きく変える試みが現れる。日本評論社からアイソタイプ科学絵

本『科学の絵本』シリーズの日本語翻訳書に加えて，アイソタイプに示唆を受けて制

作された歴史図鑑が相継いで出版された（図 7.7）。翻訳出版されたアイソタイプ絵本

『科学の絵本』シリーズは全部で 5冊あり，そのうち，“Visual history of mankind”（邦

訳名『絵とき人類史』）の 3冊は，生前のオットー・ノイラートが携わっていた最後

の仕事の 1つであり，他の 2冊 “If you could see inside”（邦訳名『ものの中がみえた

図 7.6.『思想の科学』，No.5, 1948，表紙，裏表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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なら』），“I’ ll show you how it happens”（邦訳名『それはいったいなぜでしょう』）は，オッ

トーの死後アイソタイプ研究所を引き継いだマリー・ノイラートがその後継続して出

版することになる科学絵本シリーズ “Wonders of the modern world” の最初の 2作品で

ある。

これらのアイソタイプ科学絵本を紹介した人物は，当時日本評論社の編集者だった

吉田悟郎である。吉田は戦前に東京帝国大学文学部で西洋史学を学び，戦後 GHQで

の手紙の検閲に関する短期間のアルバイトを経て 1946年に日本評論社に入社，1951

年まで編集者として活動し，退社後の翌年に高校教師となった人物である 28。こうし

た吉田の略歴が示唆するように，彼はまず歴史学の専門家であった。吉田が，日本評

論社で企画したのが，戦後の日本にはまだ存在しなかった「分かりやすく絵解きを入

れた日本史の本」である『目で見る日本史』シリーズであった。彼は当時文部省教材

等調査員を務めていた歴史教育者，松島栄一，高橋しん一らにこの企画を持ちかけ，

シリーズの第１巻として『日本の国ができるまで』（図 7.8）の制作が 1949年 5月頃

から始められている。

吉田にとって，このシリーズの構想のヒントとなったのが，英国で前年出版され

たアイソタイプ科学絵本であった。吉田は，アイソタイプ科学絵本の出版を海外業

者向けの英国出版情報誌 “British Books to come” の記事（1949年 5号）を通して知り，

“Visual History of Mankind" シリーズ 3冊，“Wonders of the modern world” 2冊を早速

注文している。吉田は高山洋吉の『現代社会生態図説』を戦時中に読んでおり，さら

図 7.7.『科学の絵本シリーズ』，日本評論社，
19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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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思想の科学』も購読していたことから，アイソタイプについての知識をすでに有

していた 29。にもかかわらず，彼が感心を惹かれたアイソタイプ科学絵本を入手でき

たのは，『日本の国のできるまで』の制作がほぼ終わりにさしかかっていた 1949年末

のことであった。

このことは『日本の国ができるまで』の視覚表現に，アイソタイプの科学絵本のデ

ザインの直接的影響はほぼなかったという事実を示唆している。実際『日本の国がで

きるまで』の図版は，東映で舞台美術，映画美術を担当していた宮森繁が描いた漫

画風の挿絵であり，アイソタイプとの類似性を見ることは難しい（図 7.8右図参照）。

その一方で『日本の国ができるまで』のはしがきに「本をひらいたら，はじめにどうか，

畫を見てください。畫だけ見ても，我が國の歴史がわかるように努力したつもりです。

解説は，畫にそえたものです」と書かれており，ノイラートが『現代社会生態図説』

で述べていた「図像̶テクスト̶様式（picture-text-style）」の考え方の影響が窺える。

1950年 2月に，吉田は『日本の国ができるまで』の図版の印刷見本をマリー・ノイラー

トに送り，吉田らの試みを紹介するとともに，アイソタイプ絵本の翻訳出版の企画を

打診する。エスペラントで書かれたこの手紙において，吉田はアイソタイプ絵本に大

きな刺激を受けて『日本の国ができるまで』を制作したが，その視覚表現は「美しさ

（beauty）・簡素（simplicity）・明瞭（clarity）」の３要素を体現しているアイソタイプ

絵本に到底およばず，「自然主義的」で「質素な」アマチュア的表現にとどまってい

ると自己批判している。ただし，その理由を当時の日本の困難な経済的，社会的事情

に求め，いずれは乗り越えられるべき過程であると記している 30。そして吉田は手紙

図 7.8.『日本の国ができるまで』，日本評論社，1950。表紙，挿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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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末尾で，アイソタイプの「画期的な原理」を日本の教師と子供たちに紹介する意義

を語り，アイソタイプ科学絵本の翻訳出版の許可を求めている。

1950年 5月に版権を持つMax Parrish社との契約が成立し，翻訳出版作業が本格的

に開始された。こうして『科学の絵本シリーズ』第 1巻『ものの中がみえたなら』と，

第 2巻『それはいったいなぜでしょう？』が 9月と 10月に，『絵とき人類史』の第１巻，

第 2巻が 10月末，12月に，第 3巻が翌年 1951年 2月に刊行された。アイソタイプ

の図版と質問形式の本文で構成されていた『絵とき人類史』には，Parrish版では教

師への解説のための別巻 “Notes for the teachers” が存在していたが，日本語版ではこ

の内容は巻末に付けられていた。また文章には日本の事象に合わせてわずかな修正が

見られるが，これらの異同と表紙デザインのアレンジを除いてほぼ原書に忠実な翻訳

本である。吉田はその反響の一例として明星学園でテキストに採用されたことを指摘

しているものの，いずれのシリーズも売り上げ部数は半数程度にとどまっている 31。

『日本の国ができるまで』が同年の毎日出版文化賞を受賞し反響を呼んだことから，

吉田はその「世界史版」として『地球と人類が生まれるまで－目で見る世界史－』（図

7.9）の編集を理系の編集者と共同で 1951年に行っている。『日本の国ができるまで』

と異なり，この本では挿絵の専門家が加わり図版が制作されているが，その中でアイ

ソタイプに示唆を受けて制作された図版が含まれていることが注目される（図 7.9と

図 7.9.『地球と人類が生まれるまで』，日本評論社，1951，表紙（左
上），挿絵（右上，下）

図 7.10. オットー・ノイラート，『絵とき人類史 I』，日本評論社，
1950，挿絵（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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図 7.10を比較）。彼はマリー・ノイラートへの手紙（1950年 9月 7日）で，「アイソ

タイプを習得し，日本の事象へ幅広く応用」したいという希望を述べており 32，この

本の図版は，そうした試みのひとつと見なすことができる。

当時の日本評論社は，いわゆるレッドパージの標的となり人員整理が行われていた

が 33，吉田は『日本の国ができるまで』のような「売れる本」を企画できる人物と見

なされていたことから，解雇を免れていた。しかし同僚が相次いで会社を追われる事

態を憂慮して，1951年夏に吉田は日本評論社を病気を理由に退社する。退社後に彼

は同僚と出版社を設立して，日本評論社で手がけた児童教育書のプロジェクトの継続

を模索した。彼は「こういう仕事に資金を出す資本家はいないものか」という標題の

文章を雑誌に投稿し，『目でみる日本史』，『目で見る世界史』，『子供の絵字引』，『社

会の学校』等の出版企画を公表して，出資者を募っている 34。しかしこの出版事業の

試みは短期間で挫折し，翌年に吉田は高校教員となる。

高校教員となった吉田は，歴史授業での絵図の活用 35や『社会科図解事典，第 2巻：

日本と世界の歴史』（図 7.11）への編集協力などを通じて 36，歴史教育のための視覚

的方法への関心を持続させている。しかしアイソタイプの「日本の事象への応用」を

試みるまでには至らなかったようだ。吉田は 1971年に記した『日本の国ができるま

で』についての回想で，「とくにイソタイプ（ママ）ISOTYPEというシンボル文字に

よる構造・動態の表現説明法を検討してみることを中絶したのが，いちばん心のこ

りのこと」だと振り返っており 37，1950年という早い時期に̶歴史教育という限ら

れた分野であったが̶アイソタイプの方法が試みられたにも関わらず，その発展はな

かったのである。

3. 1950 年代のデザイン領域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
吉田がアイソタイプの翻訳書出版を実現した同時期に，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ン領域

で，彼の取り組みに注目したデザイナーがいたかどうかは不明である。しかし 1950

図 7.11. 吉田悟郎の企画した『社会科図解事典，第 2 巻：日本
と世界の歴史』（平凡社，1957）の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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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降には，アイソタイプについての紹介文が美術・デザイン関係の辞典やデザイン

全集などの専門書に登場し始めている。1951年に出版された『商業デザイン全集』

の第 2巻では，小槻寛一が「ディスプレイに就いて̶展（博）覧会に於ける展示技術

の検討」において，アイソタイプを用いた展示手法を紹介している 38。また，その翌

年に小池新二も編集に加わって出版された『現代美術事典』にも「アイソタイプ」の

項目が含まれている 39。したがって，50年代の初頭頃にはデザイン関係者にとって

アイソタイプは未知の存在でもなかったことになる。だが，『商業デザイン全集』の

小槻の紹介文は，内容と図版から見てあきらかに小池が『汎美計画』で翻訳紹介した

「ノイラートの方法」を元に書かれた文章であるし，後者の事典の項目も小池の筆に

なるものであろう。こうした点から，1950年代前半のこれら散発的なアイソタイプ

の紹介は，未だ戦前の情報に基づいた紹介の域にとどまっていた。

この状況が変化するのが 1958年である。この年，アイソタイプにゆかりのある 2

冊の邦訳書，ランスロット ･ホグベン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歴史』40ならびにル

ドルフ ･モドレイの『絵画図表の見方・画き方』41が相継いで出版された。前者は，

マリー ･ノイラートから視覚資料の提供を受けてホグベンが著した視覚コミュニケー

ションの歴史書であり，部分的にアイソタイプについての言及が含まれている。後者

のモドレイの著作は，ディノ・ロウェンスタインとの共著で 1952年に出版した “Pic-

tographs and Graphs: How to Make and Use �em” の翻訳であり，図像統計の基礎がノ

イラートのアイソタイプによって築かれたことが述べられている。したがって，この

2冊の翻訳書の出版が，当時の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ナーにより広くアイソタイプに

関心を抱かせる契機となった可能性がある。

4. 結び
本章で考察してきた 1920年代から 50年代までの日本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の受容

の様相は，他国の状況と比較して大きく異なっていた。欧米では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

は 1930年代から顕著となり，数多くの類似例が出現していた。それに対して日本で

は戦前には小池新二のようなアイソタイプを紹介した人物の存在は別として，アイソ

タイプの影響の形跡はほとんど見られなかった。だが，こうした状況は戦後になって

変化していく。戦後民主主義の思想を広めていくうえで，アイソタイプは特に教育分

野で注目された。まず『思想の科学』がアイソタイプに注目し，その紹介を行った。

その後まもなく，日本評論社の編集者であった吉田悟郎によってアイソタイプ科学絵

本の翻訳が実現される。

こうした動きに比較して，デザイン領域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への注目は，ほとん

ど見られなかった。しかし 1950年代中盤から，相次いでアイソタイプの関連図書が

邦訳され，こうした状況が次第に変化することに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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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モドレイのシンボル辞典プロジェクト

通常，アイソタイプは，図像統計の領域とピクトグラムの領域の二つにまたがって

影響を及ぼし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 1。図像統計の領域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は，

1930年代からすでにアメリカや日本においても生じており，この時期以降シンボル

の数で数量を表すアイソタイプの方法が世界的なスタンダードとなっていた。ただし，

こうした図像統計の変化すべてが，アイソタイプによる直接的影響によるものとは考

えられない。アメリカの場合には，モドレイらの活動の影響のほうが大きかったし，

日本ではアイソタイプへの直接的言及はほとんど見られなかった。

戦後になると，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の領域は，図像統計から別の領域へ推移し始め

る。前章でこのことを日本のケースから確認した。戦後の日本でアイソタイプが注目

されたのは民主主義教育の領域であった。図像統計は戦後になってもおそらく継続し

て制作されたと推定できるが，一般的な方法として定着したことから，制作者が特に

アイソタイプを意識していたとは考えにくい。他方，欧米でもこうした変化があった

可能性が高いが，焦点を絞るために本論文では図像統計についての戦後の影響は扱わ

ない。その代わりに，本章ではモドレイの活動に焦点を合わせて論じる 2。第 4章で

詳述したように，モドレイは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での経験を踏まえて，アメリカ

で独自のシンボルに基づいた図像統計を制作し，やがてシンボルそのものの重要性に

気づく。彼はシンボルの公共的な標準化を意識し始め，シンボル・シートの配布や，

シンボル集の刊行によって，そうした目的達成のための実践を始めていた。彼がこう

図 7.1.Louis M. Hacker, George R. Taylor, Rudolf Modley, The United States: A graphic history, New York , 
Modern Age books,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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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たシンボル標準化への関心を，どのように展開させていったのかをあきらかにする

ことが，本章での課題である。

1. 1937 年以降のモドレイの活動
本節では，1937年頃から戦後に至るまでのモドレイの図像統計を中心とした活動

を概観し，活動の主軸の変化を確認する。

1.1. 図像統計事業の拡大と新しい試み
モドレイが 1934年に設立した図像統計社は，教育や公共機関における広報のため

のサービスを主目的とした非営利組織であったが，徐々にビジネスへの対応も取り

込み始めている。サーベイ・グラフィック誌は，図像統計の仕事のほとんどをノイ

ラートに発注していたが，1938年に図像統計社に依頼した外科医のトーマス・パラ

ン（�omas Parran）の梅毒と結核についての記事のためのチャートのデザイン（1938

年 8月号）が反響を呼んだことから，以降図像統計社がチャートの制作を継続して行

うようになる。その他，Asia誌や Petroleum誌などの雑誌からも依頼を受けて，定期

的にチャートを制作していた。この時期のモドレイ個人の代表的な仕事として “�e 

図 7.3. Who's Boss?, 1940 図 7.4. The New York Primer, 1940

図 7.2.Survey Graphic, 1938. 表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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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A graphic history”（1937年）がある（図 7.1）3。この著書は，歴史学者

ルイス・ハッカー（Louis M. Hacker, 1899-?）が，経済学者ジョージ・テイラー（George R. 

Taylor），そしてモドレイと共著で出版したアメリカ経済史の本であり，テイラーが

統計資料を扱い，モドレイがチャートを制作している。同書の序文によれば，ハッカー

はモドレイと準備のために 2年以上費やしたとあり，図像統計社設立後まもなく，モ

ドレイはこの仕事に着手していたようである。序文において「彼［モドレイ］は数多

くの新しい政府刊行物のデザインと挿絵の制作を支援してきた。けれども，アメリカ

で図像統計がある一貫したストーリーを語るために用いられたのは，これが最初であ

る」と述べられているように，70点以上のチャートを用いた大判の本書は，ポピュラー

なモドレイの仕事として，広く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り，アメリカ・グラフィック・アーツ・

協会（AIGA）主催の展覧会で同年のアメリカで出版された優秀デザイン 50冊のうち

の 1つに選出されている 4。この書は，チャートが単なる挿絵ではなく，それ自体が

重要な要素として扱われているという点でノイラートの『現代社会生態図説（Modern 

man in the making）』（1940）と類似しており，しかも先行して出版されている。モド

レイが決してノイラートの物真似にとどまっ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いことを示す仕事の一

つである。1938年にモドレイを紹介したニューヨーカー紙の記事によれば，図像統

計社の収益は年 30,000ドルで，9名のスタッフが働いていると伝えており，図像統計

社の仕事は順調に増大していた 5。 

仕事の増大とともに，モドレイは図像統計という手法そのものにかつてほど重き

を置かなくなってきている。1937年から依頼を受けて始められていたサーベイ・グ

ラフィック誌の表紙の仕事（図 7.2）にも，すでにその兆候が現れていた。この表紙

デザインの仕事はもともとはノイラートに依頼されたが，この時期にはノイラートら

は NTAの仕事を中心に多忙であり，しかも依頼の内容が単なるイラストレーション

図 7.5. 「5 大海軍力」“Telefact”. 1937-（出典：R. Modley, ‘Pictographs 
Today and Tomorrow’,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 (4), 1938）

図 7.6. A. V. Keliher, Life and Growth.1938, 
Appleton-Century-Cro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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でもあったことを理由に辞退していた。代わりに引き受けたのが図像統計社だった 6。

この仕事をモドレイは，図像統計ではない「事実を単純にドラマ化した図像ダイヤグ

ラム（pictorial diagram）を用いた実験」と位置づけており 7，実際に 1939年の表紙

では，そのほとんどがコミック風のダイヤグラムやイラストレーションとなっている

（図 7.2）。こうした試みは，この時期のモドレイの他の仕事，たとえば，ニューヨー

ク市の教育政策を広報する『ニューヨーク入門 “�e New York primer”』（1939）や全

国自治連盟（National Municipal League）から依頼を受けて制作したパンフレット『誰

がボスか “Who’ s Boss? ”』（1940），後でふれる “Picture Fact Books”シリーズ（1938-42）

などに顕著に見られ，モドレイが図像統計に留まらず，アメリカで親しまれているコ

ミックの要素を採り入れた視覚化の技法に新しい可能性を見いだそうとしていたこと

を示唆している。

メディアの面でもモドレイは，図像統計の新しい試みを行っている。モドレイは，

ウィーンにおける図像統計の主要なメディアが博物館での展示であったことを引き合

いに出しつつ，対照的にアメリカにおける図像統計の普及が主に印刷メディアであっ

たことを強調している 8。マスメディアの発達したこうしたアメリカの状況を踏まえ

つつ，モドレイは，アメリカへの図像統計の普及のための新たな方法を探っていた。

その試みの１つとして，モドレイは “Telefact” という名の社会経済についての情報を

視覚化したチャートの新聞を対象とした日刊配給業を 1937年初頭に操業している（図

7.5）。翌年末には，アメリカとカナダで約 25の新聞がチャートを掲載，1941年には

さらに 41紙に増加し，総発行部数は 2,136,000部に達したとモドレイは記しており，

成功を収めたようである 9。その他，チャートを用いたアニメーション制作や，三次

元の立体グラフの製作，さらにはテレビニュースへのチャートの利用についても構想

していた 10。

図 7.7. Nurse at work. Picture fact books, 1937, 表紙，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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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材への応用
図像統計社の仕事のうちで，図像統計社の委員会メンバーのリストに，著名な教育

学者のハロルド・ラグ（Harold Rugg, 1886-1960）の名があるものの，教育関連の仕

事は相対的に多くはない。確認できた仕事としては，児童教育学者のアリス・ケリハー

（Alice V. Keliher, 1918-1995）を中心としたプログレッシブ・エディケーション協会

（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が編纂した若年層の人間関係（Human Relation）

をテーマとした啓蒙書シリーズ『生命と成長 “Life & Growth”』や『社会と家庭生活

“Society and Family Life”』のための図版の制作がある（図 7.6）。いずれも 1937年か

ら刊行されているが，それ以降のものは未確認である。翌年には，同じくケリハーが

編集することになる職業教育のための教科書シリーズにモドレイは関わっている。こ

の年ケリハーを中心にモドレイとフランツ・ヘスら図像統計社のメンバーが加わりピ

クチャ・ファクト協会（Picture Fact Associates）が結成され，『ピクチャ・ファクト・

ブックス（Picture Fact Books）』シリーズが創刊された（図 7.7）。同シリーズの別冊

として出版された『教師のためのピクチャーファクトブックガイド』によると，ピク

チャー・ファクト・ブックスは「読んで理解しやすい文章で書かれた集団討論のため

の教材」であり，「生徒にある職業から別の職業へと生徒を導いてゆき，しかも将来，

偶然ではなく職業を選択の対象として捉えることをより可能とするような情報の背景

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されている 11。このシリーズは航空従事者，映画産業従事者，

オフィス労働者など，職種毎に 15冊ほどが刊行され，図像統計社が全てのチャート

をデザインしている。その他，こうしたクライアントの依頼による仕事とは別に，学

校への販売を目的とした，図像統計のチャートシートやシンボルシートとその使用方

法を記載したガイドマニュアルなどが制作されていた。ただし，これらのシートが実

際に教育現場でどの程度活用されていたかについては不明である。

公共的な教育目的で実施されたプロジェクトとして興味深いのは，1939年から 40

図 7.8. ナヴァホ ･ インディアンのための言語を啓
蒙する展覧会（出典：『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ン』no. 
52，Winter 1974, p.79）

図 7.9. 「家のなかではつばを地面にはかず，火に向かってはこう」ナヴァホ ･
インディアンのための言語プロモーションポスター（出典： Time, 18 March 
1940,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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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の間にモドレイが協力したナヴァホ・インディアンのために考案されたアルファ

ベットを用いた教育プロジェクトである。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は，ローズベルト大統領

就任以降に始まったいわゆる「インディアン・ニューディール」の一環として構想さ

れた。インディアン・ニューディールは，悲惨な状況にあったかつてのインディアン

の同化政策を批判し，部族の文化保護を何よりも優先して実施された 12。土地の保全

や生活状態の向上などの各種プログラムが実践されたが，なかでも学校教育の改革は

重要な課題であった 13。ナヴァホ・インディアンの居住区については，30年代後半

に，同化政策のもとに設立されていた寄宿学校に代えて，コミュニティの拠点となる

ことを目的とした通学学校が 40校近く新たに開設された。合わせて部族語̶ナヴァ

ホ語̶の読み書きを可能にするアルファベットが考案されたが，政府のさまざまな政

策をインディアンに伝え理解を得ることがその主たる目的であった。一例を挙げると，

インディアン部族の土地の状況を調査したところ，羊の過剰放牧により土壌が急速に

痩せつつあることが判明し，羊の数量を減らす必要性をナヴァホの人びとに理解して

もらう必要があった。しかし，当時 95％が文盲の状態であったナヴァホの人びとに，

この新しいアルファベットの用途をどう伝えるかが問題となったのであった。そのた

めの支援を依頼されたのが「図像教育の専門家」モドレイだった。この要請に応えて

モドレイが提案したのは，同じメッセージを表す英語とナヴァホ語のバイリンガルで

表記し，それらを媒介するように中心にイラストレーションを配置したポスターの制

作であった（図 7.8－ 9）。同じメッセージといっても，ナヴァホ語の表現方法が英語

とまるで異なっており，加えて彼らは近代的な産業や科学についての知識をまったく

持っていない。こうした状況において，スローガンを考えるために，モドレイはナヴァ

ホの人びとに意見を求めた。トウモロコシ栽培のために雑草（ロシアアザミ）を鍬で

除く作業を伝えるために制作されたポスターのスローガンをモドレイは例として挙げ

ている。最初「雑草を除こう（Kill the weeds）」というスローガンを考えたが，ナヴァ

ホの人たちは，「鍬を持つ人だけが良いトウモロコシを持つ」のほうがよいと答えた

という。別の例は，通学学校への関心を高め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たポスターである。教

師たちは学校で洗髪のためにインディアンの母親を招待する試みを始めていた。井戸

がほとんど整備されていなかったからである。このポスターについても彼は次のよう

に説明している。

われわれはナヴァホの女性が，通学学校で，どのように洗髪し，赤ん坊を洗い，衣服を

縫い，トウモロコシを挽くかを一連の絵で示しています。われわれはこのシリーズを「通

学学校での女性」と呼ぶことにしようとしましたが，ナヴァホの人たちがわれわれにもっ

と良いスローガンを教えてくれました。彼らが言ったのは，それは「通学学校は女性を

多くのことで助ける」というものでし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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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ように，制作されたポスターにおいて，新しいアルファベットは土地の開墾や，

健康などの政策を伝える目的にも利用されていた。ポスターのデザインでは，画像が，

英語とナヴァホ語を媒介する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るが，注目すべきなのはモドレ

イがイラストレーションを原住民のアーティストである Andrew Van Tsihnajinnieに

委ねた点であろう。スローガンのみならず，イラストレーションについても，対象と

なる人びとの文化の固有性を考慮した上で，このポスターは制作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る。

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について，ブレスナハンは原住民を抽象的思考のできない未開文明

と決めつけたうえで，彼らに対して抽象的で高度な知識を押しつけるパターナリズム

の典型例だと批判している 15。しかし，この指摘については，以上のようなこのプロ

ジェクトの具体的背景や，モドレイのとった方法に注意がまったく払われていない点

で，検討の余地があろう。

1.3. ビジネス分野への拡大と撤退
教育分野への貢献と平行して，1940年代に入る頃にモドレイの図像統計の活動は

次第にビジネスへと傾斜していく。1939年 11月にモドレイは，ビジネス・リサーチ

についての統計に関する会議に出席し，「絵でビジネスについて語る（Talking busi-

図 7.10. ビジネスへの図像統計の応用。「会社
はどのように組織されているか」，1940（出典：
R. Modley, ’Talking business in pictures‘,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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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s in pictures）」と題する講演を行っている 16。そこで彼はビジネス目的に図像統計

を中心としたグラフィックがいかに役立つかを詳しく紹介している。モドレイは，あ

る専門分野の専門家でも経済についての基本的知識も現代では必要だという事実を，

株式を持つ医者を例に説明し，そのために役立つのが図像統計を代表とする視覚化の

技法だと主張する。そして，視覚化の技法の具体的な事例として，化学関連の大企業

モンサント社から依頼された仕事を取り上げている。モドレイが受けた相談は，社長

の名前が会社と同名であることから，会社は社長の所有物であり利益が独占されてい

るという誤解を従業員たちが抱いているという問題であった。それに対して，モドレ

イが提案したのは，ビジネスが組織的な事業であり個人の専有物でないことを図示し

た組織構造図（図 7.10）であった。

こうしたビジネス関連の仕事の増大を，モドレイはおそらく見込んだのであろう。

1940年 8月に，彼は図像統計社の別会社として，ビジネス用のデザインサービスを

専門とする「ピクトグラフ社（Pictograph Corporation）」を新たに設立し，その代表

として活動することになる。しかし，同年 5月のドイツ軍の西ヨーロッパ侵攻に始

図 7.11. Learing for English langauge, 1942-3，表紙および挿絵

図 7.12. A history of the war, 1943，表紙および挿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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まり，翌年 3月のレンドリース法の成立，続いて 12月の日本軍による真珠湾攻撃と

アメリカ参戦へと至るこの時期にあって，ビジネスのための仕事はモドレイが予想

したほど多くはなかったと思われる。実際，この時期に確認できる仕事は戦争に関

連するものがほとんどである。注目される仕事の１つとして，I.A.リチャーズ（Ivor 

Armstrong Richards, 1893–1979）によるベーシック・イングリッシュ教育用のイラス

トレーションの制作がある。もともとリチャーズは，ベーシック・イングリッシュの

考案者オグデンの協力者であり，中国で英語教育に携わっていたが，日中戦争の勃発

後しばらくして 1939年 9月にハーバード大学に移り，翌年頃から同調者たちとベー

シック・イングリッシュの教材を作成し始めている。この教材のためのイラストレー

ションの制作を当初ピクトグラフ社が担当していたのである（図 7.11）。この教材

は 1942年から 43年にかけて，“Learn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シリーズとして刊行さ

れ 17，主にカナダ人，中国人などの外国人兵士のための英語教育に利用された。別の

仕事としては，1941年 11月に戦争局の PR部門（Bureau of Public Relations of the War 

Department）から依頼された兵士を対象とした戦争に関する専門家の講義ための教材

やスライドの作成がある。このとき作成した材料は，翌年の夏に『地図・ピクトグラ

フ・文章による戦争の歴史（A history of the war）』というタイトルの小冊子にまとめ

られ，軍基地での配付用に 1943年にペリカンブックから出版された（図 7.12）18。

以上のように，モドレイのピクトグラフ社は，戦時中の前半は活発な活動を続け

ていた。しかし，1943年以降になると，その活動を伝える資料はほとんど見あたら

なくなる。戦後間もない 1945年の秋に出版されたモドレイの編集による『航空の事

実と数（Aviation Facts and Figures 1945）』はその例外であるが，この著書はアメリカ

図 7.13. USA in new dimensions, 1952，表紙およびチャー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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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航空産業についての現状を示す統計資料をまとめた内容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図

像統計は使われておらず，数表で統計データが示されている 19。この本のこうした特

徴が示唆しているのは，この年にモドレイが視覚デザインの仕事から手をひいた可

能性である。実際，断片的な資料から確認できたのは，1945年頃にモドレイはピク

トグラフ社を同僚に売却し，それ以降の彼の肩書きは，「エクゼクティブ・リサーチ

社（Executive Research incorporated）」の代表となって活動していたことなどである 20。

戦後のモドレイはマネジメント・コンサルタントとして活動していたのである。

ただし，戦後においても，図像統計に関係する仕事を彼はいくつか残している。カー

スカドン（�omas R. Carskadon）との共著『USAある国民の状態（USA Measure of a 

Nation）』を 1947年に，カースカドンならびにジョージ・ソウレ（George Soule）と

の共著『新次元における USA（USA in new dimensions）』を，1952年に出版している。

いずれもモドレイはグラフィックの担当としてクレジットがあるが，前者ではピクト

グラフ社のデザイナーがデザインを行い，後者はヘスとの共同作業となっている。し

たがって，前者にはピクトグラフ社のシンボルが用いられており，後者はシンボルも

含めて全体のデザインが大きく異なっている（図 7.13）。60年代になっても，アーノ

ルド・バラク（Arnold B. Brach）の 2つの著書のグラフィックをモドレイが担当して

いる。以上が，戦後の図像統計に関するモドレイの仕事であるが，これらは全てモド

レイが 30年代に協力していた 20世紀ファンドから出版されており 21，新しいクライ

アントではない。またその他にも，1952年には著作『ピクトグラフとグラフ（Pictograph 

and graph）』をピクトグラフ社のディレクターのディノ・ローウェンスタイン（Dyno 

Lowenstein）と共著で出版しているが 22，この著書は基本的には 1937年に出版した『図

像統計の用い方』を大幅に改訂したものにすぎない。このように，図像統計社，ピク

トグラフ社で実践していた種類の仕事をかつての同僚の助けを借りて，戦後になって

も継続してはいるものの，新たなサービスとして展開したわけではない。したがって，

これらの仕事はどちらかと言えばサイドビジネスと考えるべきだろう。

以上のように，モドレイの図像統計を中心としたグラフィックの仕事を概観すると，

戦前，戦中と戦後の彼の活動の間には明らかに断続性が認められるのである。にもか

かわらず，継続した仕事があった。それがシンボル標準化のための仕事であった。

2. シンボル辞典プロジェクト
モドレイが，シンボルの社会的共有の可能性を念頭に置いて，シンボル・シートの

配付やシンボル集の出版を試みていたことはすでに述べた。しかし，これらの試みに

よって，シンボルの質の向上や共有化が実質的に実現されたかどうかについては不明

である。また，モドレイは米国標準協会の仕事に対していくつかの言及を残している

ことから，標準化に関心を持っていたらしいが，この仕事を直接推進する具体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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は行っていない。

彼がこの時期に始めた仕事は，既存のシンボルを収集，分類し，比較検討するこ

とを目的とした「シンボル辞典」の制作であった。1940年から 1960年代までの間に，

モドレイはシンボル辞典の制作を目標とした 3つのプロジェクトに関わっている。

2.1. アメリカ現用グラフィック・シンボル辞典プロジェクト
最初のプロジェクトは，1940年 4月にカーネギー・コーポレーションに提案し

たプロジェクト『アメリカ現用グラフィック・シンボル辞典計画（A dictionary of 

graphic symbols in current use in America）』であった。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は，「シンボ

ルの権威あるレファレンスとなり，その標準化と普及を推進し，シンボルとその意味

における変化の研究のための契機となる」ことを目標としていた。このプロジェクト

において，モドレイは言語には「地域的，階級，年齢，職種」など意思疎通のための

さまざまな障碍が存在していたが，標準化が教育によって徐々に進行しつつある。そ

して標準化のために重要な道具となるのが辞典であるが，グラフィック・シンボルに

はそれが欠如していると指摘する。彼がここで念頭においているグラフィック・シン

ボルとは次のような存在である。

グラフィック・シンボルはわれわれの日常生活において大き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る。シ

ンボルは運転手に停車と発進の時期を合図する。シンボルは学生に足し引きを教える。

それらはビジネスマンに扱っているのがドルかペニーなのかを教える。シンボルは誠実

さと愛や，嫌悪や攻撃の感情を呼び起こすことができる。それらは航海や航空での指針

を導く。シンボルの意味を無視すると危険に陥るかもしれない。われわれは赤信号が意

味することを知らずに運転する人のように。重要なシンボルにおける統一性の欠如もま

た危険である可能性がある。多くの事故は高速道路のサインが州毎によって異なってい

るという事実によって引き起こされている。［…］そしてシンボルシステムの欠如は，混

乱と一貫性の欠如をもたらすかもしれない。ニューヨークに到着した外国人は，タクシー，

電話，彼の手荷物や翻訳の助けを探すが，単純なシンボルのシステムが彼をその手間と

トラブルから救うテストケースとなろう。23

構想メモでは，研究対象となるシンボルについては，現代アメリカで用いられてい

るものに限定され，その領域は，数字，数学記号，地理学や政治学，宗教などの異論

の余地のない分野と，楽譜，点字，モールス符号，紋章など含めるかどうか検討の余

地のある記号体系，そして最後にゲームやクラブのシンボル，商業商標など除外の可

能性の高い分野の３つのグループが念頭に置かれていた。また，辞典に掲載される情

報はシンボルの形態とシンボルの使用領域，名前，定義，その歴史で構成され，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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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はトピックと名前，そして「グラフィック構成」が掲載されるとされている。この

ように，この構想では明らかにシンボルは図像統計とは切り離して扱われ，より包括

的な「シンボル辞典」の制作が目標となっていた。

モドレイは，この計画への協力依頼を，アメリカ規格協会のエルマー・アグニュー

（Elmer Agnew），アメリカの児童発達研究の草分け的存在であり，当時ジョサイ

ア・メイシー二世財団（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の副会長・事務局長だったロー

レンス ･フランク（Lawrence K. Frank,  1890 – 1968），政治学者ハロルド ･ラスウェル

（Harold Lasswell, 1902 – 1978），そして C.K.オグデンらに呼びかけている。基本計画

は，おそらくは規格協会のエルマー・アグニューと構想され，研究組織の中心メンバー

としてモドレイ，ラズウェル，そしてウィリアム ･タンドラー（William Tandler）が

研究を実施し，モドレイがディレクションを担当す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た。これらのプ

ロジェクト関係者のうち，フランクとラズウェルはその後もモドレイとの関係を断続

的ではあるが，保持し続けている。構想された計画案は，同年 5月にカーネギー・コー

ポレーションに提出された。しかし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は受理された形跡はなく，未完

に終わったと思われる。

2.2. ヘンリー ･ドレイファス，マリー ･ノイラートとのプロジェクト
前述したようにモドレイは，戦後ピクトグラフ社を離れてコンサルタント業に専念

するが，1956年になってシンボル辞典を作成するプロジェクトに再び関わることに

なる。この年に，工業デザイナーのヘンリー・ドレイファス（Henry Dreyfuss, 1904 - 

1972）からシンボルを科学的に研究するプロジェクトへの協力を打診されたことが直

接のきっかけである。もともと工業製品の安全な操作のためのグラフィック・シンボ

ルに関心を持っていたドレイファスは，工業製品に限らず，現代のシンボルの収集と

調査研究を目的とする『シンボルによ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Study of Commu-

nication through Symbols）』を構想するに至る。そして，この計画のための資金助成

を受けるために，ドレイファスは，フォード財団の高等教育関係基金の責任者であっ

た教育学者アルヴィン・ユーリックと折衝を行っていた。同年 4月にドレイファスと

打ち合わせを行ったモドレイは，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の構想を作成し，財団に 56年 6

月に提案を行っている。しかし，構想の受け入れは難航し，58年 6月になってよう

やく「予備調査」としてその試行が受理されている。この間にモドレイは，マリー・

ノイラートに参加を要請し，その結果彼女は「ヨーロッパ代表」としてこのプロジェ

クトの正式なメンバーとなった。この予備調査の正式名称は「グラフィック・サイン

とシンボルに関する予備調査（Explanatory Survey on Graphic Signs and Symbols）」で

あり，通称「シンボル ･プロジェクト（Symbol Project）と呼ばれていた。

モドレイが最初に作成したプロジェクト構想によると，予備調査の基本的目的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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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おいて果たすシンボルと記号の役割が研究に値するかどう

か，そして，そうした研究の方針，方法，組織，資金などの具体的内容を検討するこ

とにあった 24。研究の具体的方針は 2段階に別れ，まず「西洋文化で用いられている

グラフィック・サインとシンボルを収集，記述，分類し，カタログ化すること，そして，

一般大衆と専門家にとってのそれぞれの意味，普及の度合いを記述すること」が最初

のステップであり，次に「グラフィック・シンボルの一般的受け入れによってコミュ

図 7.14. パンチカード構成案，マ
リー ･ ノイラート（出典：IC 1.49）

図 7.15. パンチカードのためのシ
ンボルの分類案，マリー ･ ノイ
ラート（出典： IC. 1.49）

図 7.16. グリッドを用いたシンボ
ルの形態記述方法の提案。ルド
ルフ ･ モドレイ（出典 ”IC.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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ニケーションを単純化すること」の可能性を検討することとされていた 25。このよう

に，研究目的は，グラフィック・シンボルの収集と分析による標準化の促進にあったが，

具体的な作業の目標となったのは，収集したシンボルを分類整理した信頼性が高く有

用なグラフィック・シンボルの辞典作成であった。モドレイにとっては，この目標は

かつてラズウェルらと構想した「シンボル辞典」編纂計画と，（対象が西洋諸国に拡

張されているのを除いて）ほぼ同じ内容のものであり，マリー・ノイラートへの書簡

で彼は，そのことを，この計画が実現すれば 15年来構想してきたプロジェクトの「ク

ライマックス」となるという希望として語っている 26。

こうして予備調査が 58年 6月から 59年 7月まで実施され，この間モドレイとマリー

･ノイラートは，関連図書の収集に加えイギリスはもとよりフランス，ドイツ，オー

ストリア，スイス，ソビエトの関係機関へ資料提供などの協力関係を精力的に探った。

収集作業に加えて，シンボルの分類方法の検討が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の中心的な課題と

なった。モドレイとマリー・ノイラートは収集されたシンボルをパンチカード（McBee

カードシステム）にまとめ，機械処理によってソート，検索可能なシステム自動的な

分類・検索方法を目指していた。パンチカードには，使用される分野，名称，出所，

時代，そして図書分類法（UDC），普及度などの属性情報が盛り込まれる予定であっ

た（図 7.14-15）。こうした属性以上に問題となったのは，シンボルの形態をどのよう

に分類するかであった。モドレイはアメリカの商標登録の方式に着想を得て，グリッ

ド上へのシンボル形態のマッピングによる記述方法（図 7.16）の可能性を提案した 27。

他方，マリー・ノイラートは，30の幾何学的形態，27の絵画的形態，24の習慣的形態，

24の色彩ないしは太さ（Weight）からなる属性を記載できるパンチカードのシステ

ムを提案している 28。

モドレイは予備調査報告書提出間近の 1959年 4月に，フルブライト奨学金で渡

米していたウルム造形大学出身のデザイン研究者マーチン・クランペン（Martin 

Krampen, 1928 - ）と出会う。クランペンもまた，ウルム造形大学において道路交通

標識の研究を行っていたことから，モドレイは彼に強い関心を抱き，クランペンに

図 7.17. シンボルの性能に関する心理実験
案。リブカ・アイファーマンによる（IC.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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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の報告書の提出も依頼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クランペンの報告書は 2つ提出されてお

り，その内の 1つ「グラフィック・シンボルの分類へのアプローチ（An Approach to 

Classi�cation of Graphic Symbol）」では，シンボルの形態を意味論に基づいて「幾何学

的なもの，動物，植物，自然物質，人口物質，文字風のもの」の７つに分類する案が

提案されている 29。分類方法の他に，モドレイとマリー ･ノイラートは，収集したシ

ンボルの評価の方法や適切な協力者についても検討していた。モドレイはウィル・

バーティン（Will Burtin, 1908 - 1972）やラディスラフ・ストナ－（Ladislav Sutnar, 

1897 - 1976）などのデザイナーや心理学者ジェイムス・ギブソン（James Gibson, 1904 

- 1979）らとの連携を候補に挙げ，マリー・ノイラートは，ロンドン大学の行動心理

学者リブカ・アイファーマン（Rivka Eifermann）の記号評価についての心理学的研究

を紹介した。アイファーマンの研究は，枝分れ図の分岐点に調査対象となるシンボル

を記載して（図 7.17），シンボルの違いが経路選択にどう影響を及ぼすのかを観察し

ようとする実験の計画案であった 30。

以上の内容をまとめた予備調査の報告書とともに，本調査のための５ヶ年計画案が

1959年 7月に提出された。しかし，調査結果が不評であったことに加え，計画案の

予算規模が大きすぎるとの指摘から，11月に再度 3ヶ年計画に縮小した案が提出さ

れた。だが 60年 6月に基金側から却下の通知があり，プロジェクトは事実上終息した。

彼らの提案が却下されたはっきりした理由は不明であるが，もともと実践的な高等教

育の支援を目的としていた基金の基本方針との整合性が問題となったと思われる。す

なわち彼らの研究は基礎科学的性格が強すぎると判断された可能性が高い。

2.3. ハーマン ･ワイズマンらとのプロジェクト
モドレイが関わったシンボル辞典をテーマとした最後のプロジェクトは，1962年

にコロラド州立大学（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のジャーナリズム研究者ハーマン・

ワイズマン（Herman Weisman）らとともに計画した 「シンボル辞典制作とユニバーサ

ルシンボル言語の発展に関する実現可能な研究 “Feasibility Study for the Creation of a 

Dictionary of Symbo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Universal Symbolic Language”」である 31。

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も，シンボルを収集，分類し，レファレンスとして役立つシンボル

辞典の作成，シンボルの普遍的な意味の確立，自動的な情報の記録とアクセスを可能

にする技術的可能性の探究，普遍的なシンボル言語の開発とデザインの 4つの目標を

掲げており，ドレイファスらとのプロジェクトとほぼ共有している。ただし，対象と

するシンボルには，西洋のみならず，アジア，アフリカ諸国のシンボルも含まれ，以

前のプロジェクトと比べていっそう包括的な構想となっていた。加えて，科学技術の

発達に伴う情報の複雑化や，宇宙飛行士との通信への利用の可能性など，60年代に

なって本格化し始めた情報化の傾向がプロジェクトの背景として強調されている。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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イズマンが中心となって起案したと思われる企画書では，シンボル辞典の編纂ととも

に，大学と小中学校の連携による子供を対象としたシンボルの大規模なテストの実施

が構想として示されていた。以上のように，それまでにない特徴が含まれた意欲的な

プロジェクトであり，翌年アメリカ国立科学財団（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に申

請されたものの採択されることなく構想段階で終わったようである。

2.4. 「シンボロジー」の科学
マリー・ノイラートとドレイファスとのシンボル辞典計画予備調査報告を提出する

2ヶ月前の 1959年 4月に，モドレイは《シンボロジー̶視覚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

おけるシンボルの使用》をテーマとして掲げたニューヨーク・アートディレクターズ・

クラブ主催の第 4回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会議に招待され，「シンボロジーの挑戦」と

題する講演を行った。この講演において，まだ進行中のシンボル辞典の計画が紹介さ

れ，その抱負が語られている。彼はまずシンボル辞典の目標を「何かを「制作」する

ことではなく，見て学び，そして推奨すること」と位置づけ，あくまでも研究にある

ことを強調する。彼が提起する問題は，包括的視野からのシンボル研究の欠如である。

彼はこう述べている。

私が［シンボル・プロジェクト］の仕事にまず取りかかった時に，ショックを受けたのは，

グラフィック・シンボルの領域において多様な努力が見られるものの，それぞれ孤立し

た状態で営ま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した。われわれが知っていること，知らないことを

皆で共有しようとするまとまった努力がまったくないのです。32

こうして，モドレイは，シンボル辞典編纂の第一義を，こうした分断状態の克服に

求めている。そのうえで，予想される具体的な成果として挙げているのは，シンボル

の「分類と研究のための理論」の構築であり，さらにそれがもたらすであろう「ある

新しい科学，シンボロジーの科学の基礎」の確立である。

モドレイのこうした科学への志向性は別にしても，そのための具体的方法としての

辞典への注目は，表面的には百科事典の集団的編集作業によって科学の統一運動を実

践しようとしたノイラートの百科全書主義を想起させる。しかしモドレイが「シンボ

ロジーの科学」に期待したのは，ノイラート以降のシンボル研究の方向性であった。

モドレイは，シンボル・プロジェクト予備調査最終報告書において，シンボルを収集・

分類する試み自体は古くはルドルフ・コッホの『サインとシンボル』（1931）のよう

にすでに存在していたが，それらはいわゆる「ファンシー本」にすぎない水準のもの

であったと述べつつ，アイソタイプについても実用的な関心から制作された体系であ

り，科学的な分析に基づくものではなかったと次のように記し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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オットー・ノイラートは，1920年代に視覚教育のしっかりしたルールがないことを指摘

した。国際図像言語の開発にあたり，彼は科学者もデザイナーも科学的言明を図像に変

換（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できず̶彼が〈トランス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と呼ぶ媒

介機能の必要性があることを強調した。だが，ノイラートは分析家である以上にシンボ

ルの制作者であった。シンボルの客観的分析を企てる研究は本当に少ない。33

とはいえ，「シンボロジーの科学」が具体的にはどのような科学なのかを，モドレ

イ自身がはっきりと把握していたとは言い難い。モドレイは「分類」がこの科学の重

要な柱と表明しているものの，モドレイ自身が独自の分類方法を提案したわけではな

く，マリー・ノイラートとマーチン・クランペンの分類の試みを紹介しているだけで

ある。ワイズマンらとのプロジェクト構想においても，言語学者，心理学者，社会学

者，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者，グラフィック・アートとシンボロジーのコンサルタント，

数学などの各分野の専門家たちの共同研究が提唱されたが，モドレイ自身は，自らの

立場をコーディネーターないしはコンサルタントに限定していた。したがって，モド

レイは，「シンボロジーの科学」の確立を，学際的な取り組みが要求される遠大な目

標と見なしていた。

3. 結び
モドレイのシンボル標準化のための活動の発端は，1930年代のノイラートへの批

判にまで遡ることができる。モドレイは公共への普及を独占的に遂行しようとするノ

イラートの態度を批判し，公共的なシンボルの標準化と普及が問題であることに気づ

いた。そのための間接的ではあるが，具体的な方法として彼が実行しようとしたのが，

シンボルを収集し，編纂するシンボル辞典の計画であった。しかし，モドレイが関与

したいずれの計画も予備調査あるいは構想のみで終わったことから，ほとんど何の成

果も得られなかった試みであ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モドレイが，断続的にではある

が，ほぼ 20年間にわたり一貫してシンボル辞典編纂の構想を抱き続けてきた事実は

注目に値する。

1950年代にモドレイが計画したシンボル辞典計画は理念的性格が強かった。しか

し 1960年代に入ると，モドレイの文章の論調には，しだいに実践的性格がはっきり

と反映されるようになる。たとえば 1961年に『プリント』誌に寄稿したエッセイ「書

きことばは時代遅れか？」で，モドレイは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

事態は変わり始めている。ビジュア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とグラフィック・シンボルの

研究への科学的関心が生じ始めている。実践の分野では，専門的，科学的集団の間で，

ビジネス組織において，政府のエージェンシーや行政の間にあるグラフィック・シン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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ルへの大きな要求が，デザイナーや，建築家，芸術家がグラフィック・シンボルのデザ

インにいっそう目を向けるうえで，刺激となっている。われわれはこれらシンボルがま

すます公共領域に移っていくと予想してよいだろう。34

このモドレイの文章に見られる楽観的な調子は，シンボル標準化をとりまく一般的な

情勢が変化の兆しを見せ始めたことを示唆している。

註

1.	 Robin Kinross, ‘On the in�uence of Isotype’ , Infomation Design Journal, vol.2, no.2, 1981, pp.122-30; Elen 
Lupton, ‘Reading Isotype’ , Design Issues, Vol.III, No.2, 1986, pp. 47-58

2.	 モドレイの戦後の活動については以下の論考が論じている。 Charles R. Crawley, ‘From charts to 
glyphs: Rudolf Modley’ s contribution to visual communication’ , (1994);太田幸夫，「ノイラート以降
の絵文字」，(1985); Keith Bresnahan, ‘An Unused Esperanto: Internationalism and Pictographic Design, 
1930–70’ , (2011).

3.	 Louis M. Hacker, George R. Taylor, Rudolf Modley, The United States: A graphic history,  Modern Age 
Books, 1937.

4.	 ‘New editions, �ne & otherwise’ , �e New York Times, 20 February 1938, p.92.
5.	 R. Maloney, ‘Modley’s Little Men’ , �e Newyorker, 19 February 1938, pp. 14-5.
6.	 Survey special delively from Paul U. Kellogg to Ann Brenner, 26 November 1936, (box 100, folder 756, SAR-

SWHA).
7.	 ‘Modley pictorializes the U.S.’ , Survey graphic, September 1937, p. 489.
8.	 Rudolf Modley, Pictographs Today and Tommorow,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2, No.4, 1938, p.662.
9.	 1000 pictorial symbols, (1941), 背表紙の広告文。なお，“Telefact” は，戦後グラフィック・シンジケー

ト社（Graphic Syndicate Inc.）が事業を継続している。graphic syndicate 告知状，18 December 1947（box 
212, folder1718, SAR-SWHA）。

10.	 Rudolf Modley, ‘Pictographs today and tomorrow’ , (1938), p. 663.
11.	 Alice V. Keliher (ed.), Franz Hess, Marion LeBron, Rudolf Modley, Teacher’s guide for picture fact books, 

Hap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c.1939, p.1.
12.	 Clayton R. Koppes, ‘From New deal to termination: liberalism and indian policy, 1933-1953’ ,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46, no. 4, Nov. 1977, pp. 543-66. 
13.	 この段落の記述は次の文献を参照した：‘Indian Talk’ , Time, 18 March 1940, p. 46; Emily C. Davis, ‘New 

written language makes debut in America’ , Science news letters, 9 March 1940, p. 154-5. 
14.	 Emily C. Davis, ‘New written language makes debut in America’ , p. 155. 
15.	 Bresnahan, ‘An Unused Esperanto’ , (2011), p. 13.
16.	 Rudolf Modley, ‘Talking business in pictures, Proceedings of the Ohio conference of statisticians on 

business research’ , 1939, (held at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10 - 11 November 1939), pp. 78-94.
17.	 Learn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18.	 Rudolf Modley, A history of the war, Renguin books Inc., 1943.
19.	 Rudolf Modley (ed), Aviation Facts and Figure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1945.
20.	 ドレイファス事務所でシンボル辞典の作成を担当していたポール・クリフトン（Paul Cli�on）宛

ての手紙（1969年 3月 25日）において，同僚にピクトグラフ社を売却したと書いている（box 
K63, folder 3, MMP）。また，ハロルド・ラズウェル宛ての手紙（1947年 1月 6日）では，“Executive 
Research” 社のレターヘッドが用いられている（box 65, folder 866, HDLP-YUL）。

21.	 �omas R. Carskadon, U.S.A. measure of a nation (1949); USA in new dimensions (1957); Arnold B. Barach, 



第 8 章　モドレイのシンボル辞典プロジェクト　｜　216

�e new Europe and its economic future (1964); U.S.A. and its economic future (1964).
22.	 Rudolf Modley, Dyno Lowenstein, Pictographs and graphs: how to make and use them,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2).
23.	 Rudolf Modley, ‘A proposal to compile a dictionary of graphic symbol in current use in America’ , May 

1940, (box 65, folder 866, HDLP-YUL). 
24.	 Rudolf Modley: Henry Dreyfuss, Proposal for a Study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Symbols, May 1956 

(Typescript, IC 1/49).
25.	 Rudolf Modley: Henry Dreyfuss, Proposal for a Study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Symbols, May 1956 

(Typescript, IC 1/49).
26.	 Letter Modley to Alvin C. Eurich, 4 August 1956, (IC 1/49).
27.	 Letter Modley to Marie Neurath, 28 September 1958, (IC 1/49).
28.	 [Rudolf Modley], Final Report: Symbol Project 1 June 1958 to 31 May 31 1959, 16 June 1959, p. 4, (General (k) 

General discussion (#1 of 4), Symbol databank, HDC-CHDM).
29.	「グリフス・ニュース」（glyphs newsletter 10, September 1972）『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ン』no.47, 

September 1972,  p.81.
30.	 Letter Rivka Eifermann to Marie Neurath, 13 May 1959, (IC 1/50).
31.	 Feasibility Study for the Creation of a Dictionary of Symbo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Universal Symbolic 

Language, 13 November 1962, (box 65, folder 866, HDLP-YUL).
32.	 Rudolf Modley, �e challenge of “Symbology”’ , in Elwood Whitney (ed.), “Symbology”: the use of symbol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arts books publishers, 1960, p. 26.
33.	 [Rudolf Modley], Final Report: Symbol Project 1 June 1958 to 31 May 31 1959, 16 June 1959, p. 2, (General (k) 

General discussion (#1 of 4), Symbol databank, HDC-CHDM).
34.	 Rudolf Modley, 'Is Writing Obsolete' , PRINT, no. XIV:2, 1960 Jan/Feb, p. 82.



第 9 章　図記号標準化とアイソタイプ　｜　217

第 9章　図記号標準化とアイソタイプ

1960 年代は，交通や工業製品などの分野において公共図記号への一般的関心が急

速に高まった時代である。先駆けとなったのが，1949年に国連で勧告されたヨーロッ

パ道路交通標識の国際標準案であり，1950年代後半からこの動きに刺激を受けて鉄

道，航空などの交通関連団体が相次いで旅行者用のピクトグラムの検討に乗り出した。

経済の国際化にともなって，製品のインストラクションや操作ボタンなどのためのピ

クトグラムについての関心も高まっていた。こうした状況に呼応して，グラフィック

デザインの領域においても，公共ピクトグラムの国際標準化が重要な課題と見なされ

始めた。また，周知のように，オリンピック東京大会をはじめとして国際行事のため

のピクトグラムのデザインが相次いで実践されるようになるのもこの時代になってか

らである。

デザイン史の通説では，この時期のピクトグラムをめぐる動向に関しては，1964

年のオリンピック東京大会や 1972年のミュンヘン大会などで制作されたピクトグラ

ムが取り上げられることが多く，アイソタイプがこれらの個々の試みに影響を与えた

ことがしばしば示唆されている 1。それに対して，この動向を「ピクトグラムの爆発」

と呼び，その包括的な調査を行ったデザイン史家ヴィヴォ・バッカーは，そうした通

史の記述とは逆に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はほとんど見られなかったと結論づけている 2。

しかし，バッカーの指摘についてはふたつの例外がある。ひとつは日本の状況であ

る。彼自身も示唆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るが，日本における当時の状況が未検討である。

1964年のオリンピック東京大会のためのピクトグラムを実現し，この動向の一躍を

担った日本において，アイソタイプは何らかの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たのかという課題が

残されている。もうひとつが，ルドルフ・モドレイの活動である。これまで述べてき

たように，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から出発しつつも独自の図像統計の事業を展開したモ

ドレイは，1930年代にはすでに図記号標準化という問題を意識し始めており，戦後

になっても一連のシンボル辞典のプロジェクトに関与し続けてきた。そして彼もまた

1960年代のピクトグラムへの一般的関心の高まりを背景に，新たな活動を開始して

いた。またモドレイは 1970年に日本を訪れ勝見勝と協力関係を結んでおり，モドレ

イにとって日本は重要な国であった。モドレイの活動と日本の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ン

におけるピクトグラムのデザイン動向を平行して取り上げる所以である。

本章では，以上の問題意識に基づいて，日本の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ン領域におけ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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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以降の公共ピクトグラムへの関わりと，グリフス社を設立したモドレイの

活動を平行して追跡する。日本のグラフィックデザインに関しては，第 7章を継続す

るかたちで，日本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受容の状況を確かめ，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ピ

クトグラムのデザインに対する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の可能性を考察する。次いで，日

本における図記号の標準化を推進する中心人物の一人であった勝見勝の活動を取り上

げ，彼とモドレイとの関わりへと論を進める。

1. グリフス社のプロジェクト

1.1. グリフス社の結成
1950年代末までシンボル辞典を主題とした一連のプロジェクトに関与したモドレ

イは，1960年代初頭に，文化人類学者マーガレット・ミード（Margaret Mead, 1901-

1978）と出会う。ミードは文化の多様性を重視するアメリカの戦前からの文化人類学

の考え方である文化相対主義を踏襲しつつも，戦後においては国際的な異文化交流の

可能性を探っていた。彼女は論文『共有文化の確立の基礎としての未来』において次

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

われわれは，よりよい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持つ１つの文化を作り上げる必要があるこ

とに切実に気づくようになってきた。それは，互いに関係するアイデアと予想とが十分

に広く共有されて，ある専門家が異分野の専門家と，そして専門家が素人と語り合え，

素人が専門家に問うことができる文化，新しく，複雑で，深淵な科学あるいは哲学的な

過程によって必要とされる決断において，政治的選択のレベルで最低限の教育しか受け

ていない者でも参加できるような文化である。3

ミードがこの課題への具体的な方策として提唱したのが，国際補助言語とグラ

フィック・シンボルである「グリフ (Glyphs)」の開発と普及であった。ミードは国際

補助言語に関しては，エスペラントなどの人工言語ではなく実在の自然言語がふさわ

しいと主張し，しかもそれは英語に代表される支配的な言語ではなく，使用者の少な

いマイナーな言語が望ましいと信じていた。こうした考え方から，当時言語学を学ん

でいた娘のマリー・C・ベイトソンのアドバイスを採り入れてアルメニア語を提案し

ている。もうひとつの「グリフ」は，文字，数字，その他のグラフィック記号すべて

を包括する言語人類学的な概念である。そしてミードは，国際的に必要なグリフとは，

「どんな単一の音声体系やどんな特定のイメージの文化にも参照せず，代わりに普遍

的に理解できるような対象を持つ視覚的記号のシステム」だと主張したのである 4。

ミードによるこうしたグリフの提唱は，あきらかにノイラートの著書『国際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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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の主張を想起させる内容であった。実際，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での勤務

経験を持ち，その後アメリカに移住した経済学者ポール・ボーシャン（Paul Boschan, 

1903-1985）は，ミードの論文を読んだ結果，国際的に理解可能な図像言語を作ろう

とするどんな試みもノイラートの「視覚事典（Visual thesaurus）」を利用すべきだと

進言し，そのためにロンドンのマリー・ノイラートに連絡することを勧めている 5。

しかし，ミードが実際に共同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のはマリー・ノイラートではなく，モ

ドレイであった。

ミードとモドレイが共同事業に踏み出すまでの具体的な経緯は不明であるが，彼

らの共同作業が始まる直接のきっかけとなったのは，国連の設立 20周年（1965年）

を記念して計画された「国際協調年（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Year : ICY）」であった。

カナダの国連代表によるこの計画の呼びかけに呼応して，ミードが提案したのがグラ

フィック・シンボル（グリフ）の普及であった。ミードの提案は国連の専門委員会に

受け入れられ，1964年 3月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促進（Facilitation communica-

tion）』と題する以下の内容の勧告が出された（図 9.1）。

国際協力年の時期に奨励できる有用な事業の 1つは，技術的にはグリフとして知られる

ある種のシンボルの開発となるということが，これまで国際協力年委員会に示唆されて

きた。…（中略）…言語から独立したより多くのシンボルを持つことは，利点となるだ

ろう。新しいグリフの開発とすでに使用されているグリフの標準化は外国人の旅行者や

国際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ある困難さの克服に貢献し，国際的協力を促進するだろう。

…（中略）…委員会は，この示唆は，国際協力年の目標に適合すると考える。6

勧告書は，委員会はどのような新しいシンボルが開発され，標準化が推進されるべき

かについては関わ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が，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手段としてのグリフの重

要性とその検討によるさらなる推進を呼びかけることとし，その具体的検討と可能性

を考えることは，「専門的エージェンシーや，国連加入国，国際国内を問わないボラ

ンティア組織」の仕事となると結んでいる。これを受けて，1965年に「北米暫定グ

リフ検討委員会（North American Interim Committee for Glyphs）」が，ローレンス・

フランクを議長として，マーガレット・ミード（副議長）らによって結成され，モド

レイは「エグゼクティブ・ディレクター」の肩書きで参加している。そして，この組

織はその翌年（1966年）の夏に NPO組織「グリフス社（Glyphs, Inc.）」として正式

に設立されることになる。以上がグリフス社設立の大まかな経緯である。

グリフス社には代表者は置かれず，ミードとモドレイがともに副代表者となってい

る。取締役会委員にはミード，モドレイの他に，国連広報部門のカーチス・ルーズヴェ

ルト（Curtis Roosvelt），ハロルド・ラズウェル，ローレンス・フランクが就任，エメリ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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バーンズ（Emily Otis Barnes）が書記となった。また，顧問委員会を設立し，カナダ

のデザイナーのポール・アーサー（Paul Arthur, 1925-2001），マーチン・クランペン

らを迎えて，組織化を進めた。

ミードはこの時期数多くの社会文化活動に精力的に関わっており，彼女にとっては

グリフス社での活動もその一部にすぎなかったが，当時のアメリカにおける代表的な

文化人の一人であったミードの名が，グリフス社の知名度を高めるうえで大きく貢献

したのは間違いないであろう。また，ミードは，同社の運営資金のために彼女が設立

していた個人的財団「異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ectual Studies）」から金銭的支援

を行った。他方，モドレイが担った役割は，グリフス社の計画，運営，広報などであ

り，ほとんどの実質的仕事を彼が行っていた。

1.2. ICBLB と ICOGRADA
モドレイらがグリフス社を旗揚げする同時期に，同様な活動を行ういくつかの組

織が現れていた。「言語障碍打破委員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Breaking the Lan-

図 9.1. 国連の国際協調年のため
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促進

（Facilitation communication）」勧告
文書，1964（出典：box k64, folder 1, 
M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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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論文では，アイソタイプの展開過程とその独自性，ならびに 1960年代に興隆し

た図記号標準化の動向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とその役割の解明を目的として考

察を行った。本章では結論として各章の検討で明らかとなった知見を，１）アイソタ

イプの歴史的展開とその独自性，２）アイソタイプの影響のふたつの観点からそれぞ

れ総括する。最後に本研究で残された今後の課題について述べる。

1. アイソタイプの展開とアイソタイプの独自性
第 1章から第 6章までは，アイソタイプの独自性の解明を基本的な論点として，

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からイギリスのアイソタイプ研究所での活動に至るまでの間

のアイソタイプの展開の過程を，特にその普及の側面に焦点を当てて論じた。

１）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の展開
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におけるアイソタイプの展開を，第１章および第２章で論

じた。第１章では，1925年 1月から 1928年までの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活動を

俯瞰した。当初の博物館の構想は，地球規模の時空のなかに市の社会経済などの諸問

題を位置づけようとする壮大なものであったが，実際には博物館がウィーン市などの

財政支援を受けた公共施設であったことから，当時の社会主義政権の特色も強く反映

した内容となっていた。また博物館の展示構成を分析した結果，展示空間にも当初の

構想の特徴が部分的に反映され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った。他方，アイソタイプの表現形

式については，特徴のひとつである表現形式の統一の必要性が設立構想段階ですでに

示されていたが，数年にわたる試行錯誤の後に芸術家ゲルト ･アルンツが参加した

1928年後半から，様式として完成し始めた。

アイソタイプの標準化が達成される契機となったのが，第２章で取り上げたアトラ

ス『社会と経済』の制作であった。ビブリオグラフィ研究所から依頼を受けて制作さ

れたアトラスは，自由な条件のもとで主題が選定され，また資金面でも制作のための

大規模なチームワークの結成を可能にした。こうした条件のもとで制作された『社会

と経済』は，世界史的視野から社会的経済的事象の視覚化が試みられ，以降のウィー

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方向性を強く示すものとなった。また，シンボルのみならず色彩，

地図，フォーマット，書体といった個々の表現要素の全体にわたる標準化が追求され

アイソタイプの「体系」がほぼ完成し，以降この体系はほとんど変化することなく一

貫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になる。さらに，オトレの「普遍文化アトラス」構想への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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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録

ベルリン国際建築展

1925 衛生博覧会
Hygiene-Ausstellung

Wien

1926 国際健康促進，社会福祉，体力促進博覧会
GESOLEI

Düsseldolf

国際都市住宅展
Internationale Städebauausstellung

Wien

ブルゲンランド展
Burgenlandausstellung

Eisenstadt

1927 ウィーンとウィーン市民展
Wien und die Wiener

Wien

若きドイツ展
Das junge Deutschland

Ber lin

健康保険組合展
Krankenkassen-A usstellung

Wien

（個別の巡回展）健康週間展
Verschieden Wanerausstellungen Gesundheitswoche

Cala u

1928 女性と子ども展
Frau und Kind

Wien

医師会議併催展
Ausstellungen beim Ärzte-Kongress

Paris

社会政治展
Socialpolitische Ausstellung

Pa ris

プレッサ展
Pressa

Köln

道路区委員会展
Ausstellung des Bezirksstraßenausschuß, Wr .

Neustadt

1929 都市と田舎における住居とジードルンク展
Wohnung und Sielung in Stadt und Land

Linz

平和展
Friedens-Ausstellung

Den Haag

絵のなかのウィーン
Wien im Bild

Berlin-
Kreuzberg

ケルンテン 1929 展
Kärnten 1929

Klagenfurt

教育連合世界協会教材展
Ausstellung von Unterrichtsmaterial des Weltwerbandes der pägogishcen 
Vereinigungen

Genf

GWM 常設展示
Dauerausstellung des Gesellschafts- und Wirtschafts-Museum s

Berlin

労働者団体巡回展
Wanderausstellungen der Arbeitkammer

Klagenfurt

1930 労働者団体巡回展
Wanderausstellung der Arbeitkammer

Zagreb

ロンドン・スクール・オブ・エコノミックス，ウィーン展
Ausstellung de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über Wien

Wien

ガスと水道展
Gas und Wasser

Berlin

同時代の芸術展
Die Kunst in unser Zeit

Wien

オーストリア工作連盟展
Werkbund Ausstellung

Wien

マリア・テレジア展
Maria Teresia-Ausstellung

Wien

国際衛生展
International Hygiene-Ausstellung

Dresden

健康週間展
Gesundheitswoche

Calau

1931
Internationale Bau-Ausstellung

Berlin

教育促進常設展
Dauerausstellung in einer Fortbildungsschule

Mannheim

社会経済計画世界会議展
Ausstellung des World Social Economic Planning Congress

Amsterdam

国際合理化研究機関巡回展
Wanderausstellung des Internationalen 
Rationalisierungsinstitutes (CIOS)

Genf

廉価良品工作連盟展
Werkbund-Ausstellung Der gute, billige Gegenstand

Wien

1932

シカゴ科学産業博物館石炭部門展示
Abteilung "Kohle" im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 Chicago

Chicago

ブルゲンランドの 10 年展
10 Jahre Burgenland

Eisenstadt

ドイツ経済情勢展
Ausstellung Deutschlands wirtschaftliche Lage

Berlin-
Kreuzberg

1933

社会保険展
Social Insurance Ausstellung, League of Nations Union

London

建築展
Architektur-Ausstellung

Paris

年代 展覧会名称 開催地

付録 1.
ウィーン社会経済博物館の参加，もしくは企画した
展覧会一覧， 以下の文献を参照して作成：Friedich Stadler 
(Hrg.), Arbeiterbildung in der zwischenkriegszeit: Otto 
Neurath- Gerd Arntz, (1982)S. 2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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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史料

1） アーカイブ史料

略号

CKOF C. K. Ogden fonds, �e William Ready Division of Archives and Research 
Collections, McMaster University Library

GWM-MSI Gesellscha�s- und Wirtscha�smuseum correspondence,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 Chicago

HDLP-YUL Harold Dwight Lasswell Papers (MS 1043),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WOP-SHC Howard W. Odum Papers, Southern Historical Collection, Wilson Librar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HDC Henry Dreyfuss collection, 1927-1972, Cooper-Hewitt Museum Archives

IADA ICOGRADA Archive, �e Design Archives, Faculty of Arts, University of 
Brighton, (uncategorized)

IC Otto & Marie Neurath Isotype Collection,  Department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and Typography, University of Reading 

MMP Margaret Mead Papers and South Paci�c Ethnographic Archives, 1838-1996,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MVKP-SSC Mary van Kleeck Papers, Sophia Smith Collection, Smith College

NYWF-NYPL New York World’s Fair 1939 and 1940, Incorporated Records,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Division,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POP-M Paul Otlet Papers, Mundaneum (uncategorized)

SAR- SWHA Survey Associates Records, Social Welfare History Archiv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SMP-UCL �e Unity of Science Movement Paper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武蔵野美術大学美術資料図書館 
日宣美アーカイブ

2） インタビュー，電子メール
 Formal interview Dr Martin Krampen 

22 October 2012, Location: his home, a house designed by Max Bill in the 
grounds of the 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Ulm, Germany. Co-interviewer with 
Sue Perks, Wibo Bakker, Additional questions supplied by Hisayasu Ihara 

 吉田悟郎氏から筆者への電子メール，2012年11月5日，7日，11日，14日.

 町田安夫氏とのインタビュー，2014年3月14日14時～15時30分.

3） 一次文献
註）ノイラートの著作集である次の文献については，略号“GBS”を用いる。

Haller, Rudolf und Kinross, Robin (Hrsg.), Gesammelte bildpädagogische Schri�en, Otto Neurath-
Band 3, Verlag Hölder- Pichler-Tempskey, 1991

Arntz, Gerd, De tijd onder het mes: Hout- & linoleumsneden, 1920-1970, Sun, 1988

Bienert, Josef, ‘Heimatkunde in bildstatistischer Darstellung’, Meidlinger Heimatbuchausschuß 
(Hrg.), Meidling: Der 12. Wiener Gemeindebezirk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Österreichi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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